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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感恩 这 不 知 来 自 何 处 的 运气 ,让 我 一 路 遇见 好 人 ; 
战火 和 村 去 他 们 的 家 园 和 亲人 ， 却 不 曾 摧毁 这 份 本 真 的 善良 。 


爸爸 党 说 , QL, 一样 米 养 百 样 人 , 这 样 的 好 人 你 以 后 还 会 过 到 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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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中 东 奇 遇 


埃及 /约旦 /以 色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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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街头 


开罗 ， 奇 迹 之 都 


2011 年 初 ， 我 突 发 奇想 ， 要 去 以 色 列 看 一 眼 。 得 知 在 国内 办 理 以 
色 列 签证 不 易 ， 又 听 说 在 埃及 的 办 理 难 度 相 对 低 很 多 。 带 着 实习 挣 来 
的 不 多 的 积 荔 ， 我 到 了 埃及 首都 开罗 。 


当时 入 住 的 育 年 旅舍 位 于 解放 广场 一 出， 地 段 极 好 。 解 放 广 场 在 
开罗 市 中 心 的 心脏 地 带 ， 紫 邻 尼 罗 河 ， 埃 及 国家 博物 馆 、 埃 及 中 央 政 
府 大 厦 、 开 罗 美 国 大 学 等 都 在 步行 范围 内 。 作 为 各 类 游行 示威 的 固定 
场所 ， 它 如 同 埃 及 政治 的 晴雨 表 。 


一 日 时 上， 我 被 楼 下 震 天 的 喊 声 吵 醒 ， 跑 去 阳台 一 看 ， 发 现 楼 下 
衆 集 了 号 決 決 的 人 群 , 他人 正在 示威 * 内 没 児 辻 送 隆 佐 的 我 既 好奇 又 
害怕 ， 只 敢 趴 在 阳台 观摩 ， 看 那 蚂蚁 般 大 小 的 人 儿 举 着 标语 高 喊 。 


一 会 儿 ， 同 宿舍 的 肺 国 女孩 联 拉 回来 了 。 我 挑 起 话题 , “他们 疯 了 
吧 ”， 想 博得 认同 。 


呐喊 的 方式 多 种 多 样 


没 想 到 此 前 少 谨 夺 语 的 她 葛 认 真 地 纠正 我 :“ 我 并 不 认为 他 们 
ETAT? MUNA SEHR, eH BAB, ME th 
们 表达 诉求 的 方式 。” 


她 的 解读 让 我 的 言论 显得 无 知 和 浅薄 ， 也 让 我 当即 决定 下 楼 走 进 
集会 圈子 里 ， 去 了 解 他 们 的 诉求 。 


广场 上 ， 有 老人 在 孙子 的 额 尖 上 系 了 标语 ， 小 小 的 孩子 跳 上 了 车 
辆 ， 高 举 痢 他 看 不 懂 的 横幅 ， 老 人 则 因为 体力 不 文 ， 坐 在 椅子 上 高 声 
呼喊 着 。 有 看 似 温文 尔 雅 的 中 年 人 突然 脱 下 鞋子 ， 去 拍打 手中 埃及 总 
SS Ea eA BR, A AE RR, BRAT 
制止 ， 更 多 的 群众 则 是 高 举 着 国旗 在 呐喊 。 


渐渐 地 ， 有 异 怒 的 老年 人 上 前 来 癌 我 控诉 ， 手 里 握 着 一 张 印 有 人 
像 的 报纸 。 身 旁 有 好 心 人 来 为 我 翻译 ， 说 报 上 图 中 的 人 是 老 人 的 儿 
子 ， 他 因为 加 入 反 穆 巴 拉克 团体 而 被 处 死 。 也许 是 错 把 我 当成 记者 ， 
也 许 古 希望 我 作为 一 个 外 国人 能 多 关心 埃及 局 势 ， 同 我 控诉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有 控诉 国家 银行 否 钱 不 吐 的 ， 有 控诉 国民 经 济 衰退 的 ， 也 有 控 
诉 国家 经 济 结构 存在 极 大 缺陷 、 目 己 读 完 了 研究 生 却 不 如 本 科 生 融 业 
前 景 乐观 的 。 还 有 认为 国家 政治 体制 僵化 、 人 权 遭 受 侵犯 的 ， 有 认为 
埃及 政治 经 济 权利 分 配 不 透明 的 ， 有 抗议 政府 腐败 又 不 思 改 革 的 。 尽 
管 每 张嘴 说 出 的 理由 和 境况 各 不 相同 ， 但 诉求 却 羡 极 统一 的 : 要 求 总 
统称 巴 拉 克 下 台 ， 淘 望 一 个 更 民主 的 新 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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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埃及 旅行 的 时 日 里 ,我 感受 到 这 个 国家 面临 巨大 的 人 口 就 业 压 
力 ， 又 在 民间 看 到 截然 相左 的 国家 认同 观念 ， 于 是 我 问 那 位 渴望 民主 


政府 的 路 人 : “新 政府 做 到 了 你 要 的 民主 ， 束 能 实现 人 民有 权利 选择 并 
监督 政府 ， 束 能 解决 就 业 、 贫 困 、 经 济 结构 等 问题 吗 ? ”对 方 思 导 一 
秋 ， 答 : “不尽然 ， 但 起 码 我 们 清楚 称 巴 拉克 政府 永远 解决 不 了 这 些 问 


题 。” 


这 一 头 ， 我 认真 地 倾听 着 偶尔 夹杂 英语 的 阳 生 人 的 控诉 ， 务 试 厘 
清 内 容 , 那 一 关 ， 竞 有 青年 人 过 来 找 我 合照 


这 些 青年 人 无 论 在 前 一 秒 有 多 么 惯 怒 ， 辟 能 在 见 了 我 之 后 ， 露 出 
一 副 “ 哆 ， 外 国 女 生 ”* 的 讶 异 模 样 ， 奸 皮 笑 脸 地 提出 合照 请 求 。 目 拍 过 
后 ， 他 们 又 能 马上 恢复 丑 慨 ， 走 回 那 文 震 盘 的 队伍 里 。 


这 让 我 想起 在 埃及 最 大 的 市 场 罕 哈 利 利 市 场 里 的 一 娇 : BOA EH 
正 走 马 观 伦 地 和 逛 看 店铺 ， 一 位 埃及 男 店主 晃动 手中 的 玻璃 球 ， 问 :“ 只 
卖 10 美 元 ， 要 吗 ? ”我 摇头 ， 拉 着 院 拉 要 走 。 对 方 义 说 : “1 美元 ， 你 拿 
去 吧 。”" 我 还 是 播 凑 。 对 方 不 叶 休 ,“ 给 我 一 个 吻 ， 这 个 免费 送 你 。" 我 
和 院 拉 只 笑 ， 还 是 不 要 。 店 主 居 起 着 脸 ， 指 着 地 面 问 我 : “你 看 到 了 
吗 ? ”我 扫 视 一 圈 ， 地 上 什么 都 没有 ， 便 问 : “看 到 什么 ? ”他 播 着 胸口 
道 :“ 我 破碎 的 心 啊 。” 埃 及 男性 的 搭 训 功 力 可 见 一 斑 。 


再 后 来 ， 我 与 院 拉 天 了 一 元 一 枚 的 假 银 式 指 ， 戴 在 无 名 指 ， 过 着 
搭 训 ， 束 说 目 己 已 婚 。 硅 十 过 到 脸皮 更 厚 的 人 说 “ 那 你 还 需要 一 个 埃及 
老公 ”， 我 们 便 逆 出 着 急 的 模样 ， 说 “我 的 孩子 在 旅馆 等 着 我 回去 喂 
奶 %。 此 法 万 试 万 灵 ， 对 方 听 了 掉头 就 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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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 3 时 ， 刚 刚 还 在 游行 的 人 群 齐 齐 礼拜 


经 历 了 这 个 合照 插曲 ， 我 才 观 察 起 现场 的 女性 参与 度 来 。 莫 月 的 
古 ， 整 个 解放 广场 的 单 命 现场 几乎 没有 当地 女性 ， 只 有 记者 和 游客 模 
样 的 外 国文 性 穿插 其 中 。 我 去 问 身 旁 会 英语 的 路 人 ， 为 何不 见 当 地 女 
性 身影 。 他 扑 味 笑 出 来 : “ 斤 及 女性 ? 她 们 能 在 家 里 做 贤 妻 民 母 ， 但 不 
能 来 参加 章 命 ， 因 为 女性 是 不 会 成 为 领导 者 的 。” 


午后 3 时 ， 到 了 晴 礼 时 分 ， 宣 礼 楼 的 喇叭 开始 唤 礼 。 只 
于 各 处 的 乱 粳 粳 的 人 群 ， 在 听 到 喇叭 发 出 的 经 乐 时 ， 都 迅 
BPR, RMA KANT BH ・ 完全 不 需 釣 定 , 臣 
把 人 们 此 刻 的 行动 变 得 如 此 一 致 。 


这 场 让 我 感受 复 淋 的 单 命 ， 成 了 “阿拉 伯 之 春 ” 章 命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继 突尼斯 发 起 “ 攻 莉 花草 命 ” 市 来 国内 政权 更 迭 后 ， 这 股 情绪 迅速 


见 和 多 前 还 散 
速 聚 到 了 广 
信仰 的 力量 


营 延 到 了 其 他 文化 、 语 言 和 社会 背景 相似 的 阿拉 伯 国 家 ， 而 埃及 正 是 
第 二 个 受 此 影响 发 起 草 命 的 国度 。 


那 之 后 几 天 ， 我 独 目前 往 埃及 南部 的 户 克 索 等 城市 ， 丈 在 我 沉 醇 
TEP ANAM AN, BARRA RIK, EPS Si he 
Al, BUSHES DORON T, CARRIE TL + mB 
RAL, AABUK BEGET BUSA, A AGI BUR PVA, BAM 
的 人 已 达 百 万 之 多 ， 有 人 在 混乱 中 被 开 枪 打 死 ， 情 形 十 分 激烈 。 


上 户 克 索 的 街头 闲 逸 依 日 ， 吴 在 这 里 ， 倒 是 丝 芝 体 会 不 到 那 股 来 目 
开罗 的 热 涧 。 一 天 ， 我 骑 着 租 来 的 目 行车 正在 街头 慢 悠悠 地 前 行 ， 过 
到 一 位 主动 问好 的 埃及 育 年 。 他 很 有 礼 铝 地 说 ， 目 己 的 妹妹 很 希望 结 
识 外 国人 ， 问 我 可 人 否 同 他 回 家 拜访 他 妹妹 。 见 我 犹豫 ， 他 说 ， 家 束 在 
河 对 晨 的 村 落 里 ， 如 有 果 我 到 了 村 口 不 愿意 进去 ， 大 可 乘 册 回 来 。 那 是 
大 日 天 , BOURGAS Elle, ARORA, 便 相 信 青年 走 住 在 
附近 的 人 ° 


跟 他 进 村 到 了 家 ， 他 的 妹妹 迎 上 来 抱 住 我 ， 第 弟 则 兰 巷 地 固 在 屋 
° 他 的 家 由 土 袁 砖 砌 成 ， 家 里 除了 木质 长 椅 和 书架 外 几乎 没有 家 
， 更 不 要 说 电器 。 他 的 父母 非常 开心 ， 母 杀 跑 到 后 院 去 抓 了 一 只 馈 
， 我 他 给 人 家 添 负 担 ， 连 忙 说 我 已 用 过 和 餐 。 但 他 和 母 杀 执意 要 给 我 做 
， 我 只 好 请 她 不 要 杀人 饮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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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不 率 负 心意， 我 把 大 部 分 的 食物 部 吃 完了 ， 最 后 还 学 着 他 妈 
妈 的 样子 ， 把 生 蔬 菜 也 看 了 下 去 。 见 我 下 咽 的 表情 难看 ， 他 们 笑 


Sai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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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难道 中 国 没有 这 种 蔬菜 吗 ? "我 只 好 笑 笑 ， 不 说 话 。 


RANA, RASC Be, aR Ae SILAS, for 
了 工具 ， 要 给 我 化 个 埃及 妆 。 


离开 他 家 时 ， 我 把 随 号 市 着 的 笔 和 记事 本 送 给 弟弟 和 妹妹 ， 还 在 
看 了 第 第 用 我 手机 拍 的 照片 后 ， 给 他 写 了 张 美 文 小 字条 : “你 有 成 为 摄 
影 师 的 潜质 呢 ! "希望 他 有 大 会 看 憧 


当 我 再 回 到 开罗 时 ， 埃 及 政坛 已 是 另 一 重 天 。 称 巴 拉 克 辞去 了 总 
统 职务 ， 将 权力 移交 给 了 埃及 武装 部 队 最 高 委员 会 。 站 在 金字 其 之 庙 
30 年 的 他 ， 一定 料想 不 到 被 民众 推翻 的 这 天 ， 束 连 地 铁 站 里 的 称 巴 拉 
TEAR BREE FATT) ABE APT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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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激动 地 抓 起 家 里 唯一 站 只 全 了 


换 了 一 身 埃及 装束 


那 时 的 我 已 经 在 埃及 旅行 了 数 周 ， 再 回 到 开罗 ， 所 有 的 景物 都 已 
不 再 新奇 ERE BABAR ES AY PCL Te AY LEE tS Ba T° Poe 
里 想 厦 ,是 时 候 前 往 以 色 列 了 。 


在 开罗 ， 我 请 路 人 把 以 色 列 大 使 饮 的 地 址 用 阿拉 伯 文 写 在 纸 上 ， 
市 上 它 一 路 咨询 ， 走 一 段 ， 又 搭 一 段 顺 风车 ， 总 算 到 了 “。 还 未 走 近 ， 
(pee ee HS OL REE TRUSS, PAPE, RAY TNE 


黑 衣 警 察看 见 我 ， 使 劲 摆手 喊 :“ 闭 馆 了 闭 馆 了 ! ”一 问 才 知 ， 以 
色 列 驻 某国 的 大 使 馆 受到 赣 击 ， 开 罗 的 以 色 列 大 使 馆 未 雨 绸 缪 ， 闭 馆 
以 加 强 安保 。 


我 当即 决定 前 往 约旦 拿 以 色 列 签证 。 约 旦 签证 办 理 容易 ， 递 交 弄 
日 便 可 下 签 。 


在 旅舍 认识 的 韩国 女孩 院 拉 与 我 在 开罗 同 游 数 日 ， 结 下 掺 深情 
诊 。 她 陪 我 买 到 了 当晚 7 点 从 开罗 开 往 边境 港口 “牛尾 巴 ” 的 车 票 。 
Nuweiba 谐 首 “ 牛 尾巴 ?>， 是 埃及 东 面 的 一 个 小 镇 ， 从 这 里 的 港口 可 驶 往 
对 岸 的 约旦 。 抵 达 “ 牛 尾巴 * 后 ， 我 还 需要 飞船 对， 才能 乘 船 前 往 约 
日 。 


离开 前 的 那 晚 ， i * 突然 ， 她 推 推 我 :“ 不 早 
了 ， 我 堆 你 感到 时 间 紧 张 。 


我 抬 手 看 表 ，6 点 45 分 ， 离 发 车 时 间 只 剩 下 15 分 钟 ， 而 我 还 要 从 旅 
合 搭 出 租车 去 车 站 ， 心 中 不 免 也 咯 哈 一 下 。 


萨 拉 为 我 投了 出 租车 ， 一 把 将 我 塞 进 车 里 ， 挥 手 冲 我 
喊 : “Carrie， 我 在 开罗 等 你 回来 !” 


顾 不 得 伤感 ， 我 担 厦 车 票 问 出 租车 司机 : “你 觉得 能 赶 上 吗 ? ” 
FILE TERR, BA, 明 秦 表示 : 小 姐 ， 你 没戏 了 。 


这 位 司机 一 路 横冲直撞 ， 将 车 子 开 上 绿化 市 ， 让 我 过 了 一 把 电影 
大 片 的 净 。 尽 管 如 此 ， 到 达 车 站 时 已 是 7 点 半 了 。 


我 育 痢 育 宫 ， 一 路 冲 进出 发 大 厅 。 距 安检 机 硕 仍 有 几 步 之 遥 时 ， 
AGC EEA, MER ALARA ATE BER OR, TP © 


借 大 的 候 年 室 , RIPE IIE ° 我 拉 着 一 位 工作 人 
员 ， 近 平 绝望 地 问 : “去 约旦 的 车 开 走 了 吗 ? ” 


“ 早 束 开 走 了 。” 


那 一 刹 ， 我 的 泪 流 不 出 来 ， 又 恨 自己 没有 时 间 观 念 ， 挤 不 出 一 个 
恰当 的 表情 。 


他 好 心 拉 来 一 位 司机 ， 叫 我 跟 司 机 交流 。 还 怎么 交流 ， 车 都 开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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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机 拍 拍 我 : “(KBE S EAE eh eva AAA EB; 
如 果 你 到 了 “妈妈 啦 ' 车 站 ， 发 现 车 已 开 走 ， 那 束 等 我 的 车 ， 我 要 前 往 
的 城市 ， 离 “牛尾 巴 ' 很 近 ， 你 下 车 后 再 换 车 去 ' 牛 尾巴:。” 


听 了 这 话 ， 我 却 迈 不 开 脚 步 ， 也 许 是 觉得 坐 出 租车 人 奶 一 辆 已 发 车 
的 巴士 这 种 做 法 太 过 消 稽 。 司 机 打量 我 一 下 ， 又 回头 凝视 一 眼 正 等 着 
他 发 车 的 满 车 乘客 ， 呼 出 一 口气 ， 似 乎 做 了 一 个 重大 决定 ， 说 ， 走 
吧 ， 我 帮 你 找 出 租车 。 

我 似乎 一 下 子 号 有 了 瓜 气 ， 跟 着 大 巴 司机 走 了 十 几 分 钟 。 他 帮 我 
拦 了 一 辆 出 租车 ， 还 帮 我 砍 价 ， 喔 只 司 机 一 堆 事 项 后 ， 把 我 送 上 了 出 
租车 。 


抵达 “妈妈 啦 ? 革 站， 已 是 晚上 8 时 。 我 不 抱 硕 望 地 问 车 站 工作 人 
， 前 往 约 且 的 大 巴 开 走 了 吗 ? 


Sh 


人 家 笑 :“ 还 没 开 来 呢 ! ” 
5 分 钟 后 ， 我 乐 颠 帧 地 登 上 了 期 竺 中 的 大 巴 车 。 


也 许 是 巴士 在 路 上 还 要 停车 载 客 ， 也 许 是 交通 阻塞 导致 巴士 晚 
点 ， 也 许 是 老天爷 施法 将 巴士 冻 住 了 一 会 儿 .……. 反 正 ， 我 搭 一 辆 出 租 
年 追 エ アー 辆 开 出 1 小 时 的 大 巴 这 件 事 ， 是 真切 地 发 生 了 。 此 等 事情 ， 
MIRA RE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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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女 孩 萨 拉 


帯 


着 折纸 ， 为 随时 可 见 到 的 埃及 小 朋友 折纸 物 


与 码头 同 眠 


作为 开 往 “ 牛 尾巴 ”的 大 巴 车 上 唯一 的 外 国人 ， 我 备 受 照料 。 行 车 
途中 ， 阿 拉 伯 男人 们 聊 至 兴起 ， 站 起 来 大 声 说 笑 时 ， 会 偷偷 地 瞄 我 一 
眼 ， 生 怕人 他们 的 声音 吵 到 我 。 只 要 我 觉得 冷 ， 扯 一 扯 披 在 身上 的 外 
套 ， 必 定 会 有 人 帮 我 调整 头顶 空调 的 温度 。 

夜间 10 点 ， 车 停 了 。 我 一 激动 ， 以 为 到 了 “和牛 尾巴”， 收 拾 背 宫 准 
备 下 车 。 前 座 一 个 戴 着 帽子 的 男子 告诉 我 ， 只 是 停车 休 筷 而 已 ， 乘 客 
可 以 下 车 号 东西 和 上 而 所。 


车 上 的 人 几乎 都 下 去 了 ， 我 没 动 ， 披 着 外 套 看 窗外 的 汰 法 大 漠 。 


戴 帽 男子 上 车 来 ， 递 给 我 一 瓶 可 乐 ， 并 告诉 我 ， 很 快 就 能 到 终点 
站 “牛尾 巴 "了 。 


巴士 终 在 午夜 时 分 抵达 ， 我 却 被 告知 码头 并 不 通宵 开放 ， 驶 往 约 
旦 的 客船 要 次 日 一 早 才 开始 售票 。 为 省 钱 ， 我 决定 在 候 船 大 厅 睡 一 
夜 。 


一 走 进 满 是 阿拉 伯 男 人 的 候 般 大厅， 挑逗 的 口哨 声 四 起 。 放 眼 望 

去 ， 人 们 横山 在 深 棕 色 的 木质 长 桨 上 ， 整 个 大 厅 杂 乱 而 癌 热 。 我 找 了 

处 稍 显 干净 的 位 置 坐 下 ， 一 个 殴 着 铜 锣 大 喊 “咖啡 咖啡 
ASH BD SHEER 


PEL ”他 融 了 一 下 铜 锣 ， 问 我 : “AR? PERHESK ° RE! RED XC Ug 
了 一 声 : “咖啡 ? ”我 再 次 厌恶 地 插头 。 埃 及 精明 狭 独 的 小 商贩 多 如 牛 
毛 ， 我 时 已 被 锤炼 得 麻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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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却 不 走 ， 依 然 对 着 我 说 话 ， 表 情 还 挺 着 急 。 见 我 实在 听 不 慌 ， 


他 拉 来 一 位 警察 。 
两 人 交流 几 名 后， 警察 对 我 命令 道 : “ 跟 我 走 。” 
我 只 好 无 奈 地 起 身 跟 他 走 ， 也 不 清楚 自己 犯 了 什么 错 。 


走出 候 船 大 厅 ， 和 警察 领 我 走 近邻 栋 建 筑 。 只 见 他 掏 出 身上 的 铀 
琵 ， 打 开 了 一 局 球 痢 恋 理 的 木 []， 一 个 革新 的 候 船 大 厅 渐 现 眼 前 。 这 
里 还 未 对 外 开放 ， 刚 生 漆 的 外 圭 颜 色 灿 日 ， 地 板 净 亮 ， 座 椅 宽 大 ， 风 
司 叶 厂 不 见 一 丝 积 尘 ， 与 刚才 的 候 船 大 厅 可 谓 天 壤 之 别 。 和 警察 嘱 只 我 
在 这 休息 。 我 还 来 不 及 同 他 道谢 ， 他 束 走 开 了 。 


我 有 点 不 安 ， 抱 着 育 宫 不 知 该 睡 在 哪 。 恰 在 这 时 ， 大 巴 上 认识 的 
戴 帽 男子 走 了 进来 。 

他 择 位 而 坐 ， 有 又 不 见 外 地 聊 起 目 己 的 人 生 往 茸 。 聊 天 时 ， 我 的 余 
FOE METS FEB ATR, BIAS EGA 。 


戴 帽 男子 说 ， 他 以 前 是 名 歌手 ， 第 四 处 丙 滨 ， 后 来 遇见 了 现在 的 
妻子 ， 婚 后 有 了 一 个 小 男孩 。 小 男孩 的 到 来 ， 让 他 的 歌唱 生涯 曼 然 而 
ike 


他 诗意 地 说 : “ATF. BOUTIN ZA ERA RAR A CE 
发 的 暗 以 ， 我 的 生活 里 就 再 也 没有 歌唱 了 。 ”他 露出 无 条 的 笑 。 


那 时 的 我 年 纪 小 脑子 人 沫 ， 问 他 : “ 那 你 后 悔 有 孩子 吗 ? ” 


“后 悔 ? 有 孩子 是 我 人 生 中 最 美好 的 事情 ， 我 为 什么 要 后 悔 ?9 ”说 
完 这 人 句 ， 我 们 陷入 沉默 ， 而 后 他 目 顾 目 地 唱 起 歌 来 。 


空旷 的 候 船 大 厅 里 只 有 我 和 他 。 他 唱 的 是 阿拉 伯 语 歌曲 ， 我 一 个 
字 都 听 不 履 ， 音 律 成 了 共同 的 语言 。 他 的 歌声 浑厚 悠扬 ， 像 “牛尾 
巴 ” 码 头 湿润 的 空气 一 般 ， 包 囊 了 一 张 又 一 张 的 长 酱 ， 拂 过 了 一 把 又 一 
EAVES Be 


那 起 多 年 后 , EARP Gems ICH ° 随 生 人 善意 SPIES 
要 么 的 齐 聚 ， 让 它 看 起 来 充满 了 旅行 的 意味 。 


人 打扰 我 休 妃 ， 他 并 没 停 留 太 入。 极度 疫 丈 的 我 ， 在 他 走出 候 骨 
大 厅 后 ， 立 马 便 把 背 早 放 倒 作 枕 ， 没 一 会 儿 束 睡 着 了 。 夜 里 ， 因 为 总 
能 感觉 到 窗外 有 偷 里 的 男子 走 进 候 船 大 厅 ， 我 醛 来 好 几 回 。 他 每 次 走 
近 ， 看 我 儿 眼 便 离 开 。 但 每 次 他 的 脚步 声 趋 近 ， 我 都 伸手 去 握 喘 下 的 
人 Is 


第 二 天 一 早 ， 这 男子 把 我 推 醒 。 

一 看 才 5 点 ， 我 气 得 吼 他 ， 问 他 有 什么 意图 ， 将 我 的 词汇 表 里 有 限 
的 脐 脏 恶毒 词汇 ， 全 朝 他 硬 过 去 。 

HEATH BET re, > 接近 喷 叫 地 解释 着 ， 但 见解 释 一 会 儿 后 我 
依旧 这 般 愤 怒 ， 知 道 目 己 说 不 清楚 ， 便 低 关 沉默。 思考 了 一 会 儿 ， 他 
抬 起 手 来 ， 双 臂 财 合 ， 名 而 展开 ， 模 仿 售 票 处 的 格局 ， 嘴 里 重复 着 一 


个 词 : “ 船 。” 


他 竞 旦 提醒 我 ， 售 票 处 开门 了 。 而 他 夜里 进来 好 几 回 ， 走 特意 来 
察看 我 的 安危 


那 一 瞬间 ， 连 夜 的 误会 都 烟消云散 ， 我 被 感动 得 无 以 复 加 。 


我 不 知 如何 回 报 ， 在 育 宫 里 一 番 乱 掏 ， 掏 出 一 盒 清凉 油 ， 赛 在 他 
手 里 。 他 却 使 劲 地 摆手 : “我 们 是 朋友 ， 朋 友 ! ” 


这 份 朴实 的 情谊 叫 我 性 愧 。 单 纯 的 人 ， 我 哪 曾 把 你 视 作 朋友 。 我 
以 为 你 心怀 不 轨 ， 连 对 付 你 的 小 刀 都 备 好 了 。 


还 没 走 到 售票 处 ， 我 束 被 排队 的 长 龙 吓 坏 了 。 罕 着 白色 长 袍 的 阿 
拉 伯 男人 ， 从 售票 处 一 直 排 到 了 港口 外 ， 和 售票 窗口 里 里 外 外 围 了 好 几 
FBLA < 


这 时 ， 售 票 处 的 门 被 拉 开 ， 一 名 日 衣 男 子 探 身 出 来 ， 剖 着 队伍 说 
了 一 番 话 。 话 音 落 下 ， 我 眼前 排 着 队 的 人 群居 然 展 无 声 妃 地 分 成 了 两 
排 ， 中 间 腾 出 一 条 通道 ， 吴 劳 的 人 示意 我 从 这 里 走 到 队伍 最 前 方 去 。 


刚 走 到 队伍 前 头 ， 办 公 室 里 的 日 衣 男 子 又 说 了 一 番 话 ， 只 见 阿拉 
伯 男 人 们 一 拥 而 上 ， 把 护照 县 放 在 一 起 ， 此 时 我 身边 的 人 把 我 手中 的 
护照 取 走 ,，“ 喇 ”的 一 下 ， 共 在 一 省 护照 的 最 上 方 。 如 此 一 番 ， 作 为 最 
述 排队 的 人 ， 我 居然 成 为 买 到 船 桶 的 第 一 人 。 


后 来 才 知 道 ， 埃 及 很 多 景区 都 实行 外 国人 优先 排队 、 购 票 的 政 
策 ， 以 彰显 对 他 国 游客 的 友好 。 如 今 每 每 看 到 与 论 热 议 外 籍 友人 在 中 
国 至 受 优先 得 遇 ， 我 束 想 起 多 年 前 目 己 在 埃及 受到 的 这 番 人 礼遇， 深 明 
作为 一 个 言语 不 通 的 旅 者 ， 在 异国 他 乡 受到 优待 时 ， 心 中 是 多 么 地 感 
激 。 


我 的 约旦 父亲 ， 阿 拉 法 特 


在 埃及 ， 我 曾 有 几 次 癌 移 斯 林 文 人 问 路 的 经 历 。 被 问 及 的 穆斯林 
女人 们 不 是 勿 匆 转 头 走 开 ， 融 是 对 我 怒 目 而 视 ， 更 有 一 位 穆斯林 母亲 
见 我 问 她 走 去 ， 竟 拉 着 儿子 转 吴 殴 跑 。 途 中 她 的 儿子 转 头 看 我 ， 被 她 
恶狠狠 地 一 把 拧 回 去 ， 我 真 想 上 前 看 看 那 头 被 打 坏 了 没 。 


尽管 我 没 合 地图， 也 没 帝 相机 ， 但 我 那 没 遭 循 当地 习惯 包 囊 起 来 
的 号 体 线条 和 来 回 观望 的 好 奇 腿 神 已 又 露 了 我 的 游客 身份 。 在 埃及 女 
人 看 来 ， 独 旅 的 女性 似乎 是 不 守 妇 道 的 洪水 猛 轩 。 帮 无 必要 ， 我 目 然 
不 去 与 埃及 女人 打交道 。 


登 船 后 ， 船 舱 里 坐 着 一 溜 的 阿拉 伯 大 和 爷 ， 船 行 数 小 时 ， 帮 我 一 个 
RAE Ae aos, 育 定 招 人 耳 造 ・ HAAS Ai, AW aie 
结伴 而 坐 的 穆斯林 女人 旁边 ， 仍 留 有 一 个 空 座 。 我 干脆 移出 去 ， 坐 在 
tA)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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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到 10 分 钟 ， 喘 旁 的 女人 名 地 弟 来 一 块 牛 肉 馅 饼 ， 我 刚 接 过 ， 对 方 又 
递 来 锡 纸 包 囊 的 烧 访 于， 不 一 会 儿 ， 拿 着 面包 的 手 义 伸 回 我 。 我 摆 厦 
手 说 吃 不 下 了 ， 她 们 却 依 然 给 我 递 着 一 样 义 一 样 的 食物 。 实 在 招 染 不 
住 这 番 热 情 ， 我 的 骨 被 填 得 满 满 的 。 


欧美 地 区 游客 前 往 约旦 旅行 可 和 拿 落地 签 ， 因 此 在 我 们 乘坐 的 船只 
上 设置 了 出 入 卉 办 事 处 。 在 船上 的 几 个 小 时 里 ， 我 逛 来 逛 去 ， 和 儿 位 


签证 人 员 混 熟 了 。 


客船 在 约 且 会 集 几 次 ， 第 一 站 是 小 城 佩 特 拉 的 码 涉 。 签 证 人 员 部 
知道 我 要 在 佩 符 拉 下 船 ， 于 是 在 船 集 时 ， 好 几 人 满 船 找 我 ， 提 醒 我 该 
:ie 


下 船 后 发 现 ， 欧 洲 游客 部 留 在 船上 办 人 签证， 只 有 我 一 人 下 来 了 。 
本 计划 好 与 欧洲 游客 一 块 打 车 前 往 佩 符 拉 城 区 ， 此 刻 也 只 能 想 别 的 办 
法 。 此 时 ， 在 船上 见 到 过 的 一 位 导游 说 ， 他 在 佩 特 拉 带 西班牙 旅行 
团 ， 他 们 乘坐 的 旅游 大 巴 可 以 把 我 这 上， 至 于 价格 ， 导 游 让 我 和 司机 
商量 。 只 见 司 机 两 手 十 指 交 义 思考 后 说 :“10 约 旦 币 。” 导 游 见 我 犹 
RB Path: “AEH, CREE, TARA? “司机 见 状 宣 
不 犹 驳 地 把 价格 减 至 5 约旦 币 。 


一 下 束 减 了 一 半 ， 似 乎 意味 着 开价 过 高 。 一 路 上 ， 了 导游 都 在 为 满 
车 乘客 细心 地 解说 ， 我 却 半 名 都 没 听 进去 ， 仍 在 想 着 我 付出 的 5 约旦 
币 ， 不 知 目 己 十 否 被 导游 和 司机 联合 坑 了 。 


忠 在 大 巴 车 快 抵达 旅行 团 下 榴 的 酒店 时 ， 我 才 想 起 目 己 连 旅 饱 都 
没 预 订 ， 无 奈 之 下 ， 翻 出 包 来 找 资 料 。 此 次 出 行 仅 带 了 一 本 孤独 星球 
出 版 的 《埃及 》， 随 书 附 赠 两 页 约旦 住 答 信 息 。 这 两 页 信息 可 是 帮 了 
大 忙 ， 我 指 看 最 便宜 的 那 家 旅馆 ， 告 诉 司 机 那 是 目的 地 。 


司机 把 西班牙 游客 送 抵 酒 店 后 ， 载 着 我 ， 一 路 问 人 ， 总 算 找到 了 
那 家 单 人 间 只 收 10 约 旦 币 的 小 旅社 。 下 车 前 ， 导 游 和 司机 告诉 我 ， 他 
们 是 在 帮助 我 ， 而 不 古 专 坑 游 客 的 卵子。 我 半信半疑 地 道谢 后 ， 找 到 
旅舍 负责 人 ， 脱 口 而 出 的 第 一 个 问题 ， 无 天 房价 ， 而 是 “从 码头 搭车 到 
这 里 ， 一 般 收 费 多 少 ? ? 


对 方 不 市 犹豫 地 告诉 我 ， 至 少 40 约 旦 币 。 
我 再 次 为 目 己 的 小 人 之 心 做 愧 不 已 。 


此 时 细 看 ， 才 发 现 坐 在 迎 客 桌 后 、 样 狐 和 善 的 旅馆 负责 人 十 号 障 
人 士 ， 华 在 轮 森 上 。 问 最 低 房 价 ， 他 管 是 20 约 有 旦 币 。 我 一 惊 ， 问 他 为 
何 贯 了 一 倍 。 他 无 妹 地 解释 ， 近 几 年 中 东 物 价 飞 涨 ，20 约 且 币 已 属 很 
低 的 价位 。 


他 见 我 犹 夭 ， 便 打 了 个 电话 ， 挂 了 后 对 我 说 : “你 是 我 见 到 的 第 一 
位 独自 来 佩 特 拉 的 中 国 游客 ， 想 必 一 路 也 不 易 。 而 且 ， 看 你 相貌 闲 
和 ， 我 决定 帮助 你 。 如 果 你 相信 我 的 话 ， 跟 我 走 吧 ， 我 帮 你 找到 了 15 
约旦 币 的 旅舍 ， 是 我 表 哥 经 营 的 。 请 你 放心 ， 我 会 帮 你 把 价 压 至 10 约 
Hifi °° 


(ae eo tet OE, FTE Ve, ee, A Peat 
司 机 位 ° Swe hea AAR, 没有 華 椅 , RESTATE Pa 
椅 , FS eae CZ ee, LA 8 = AT) a PS BRA OR 
制 ° AREAS Ri Aba aR, 敬 個 他 把 和 目 己 活 出 了 肢体 健全 的 
苯 闻 和 模样 ， 也 感恩 这 不 知 来 目 何 处 的 运气 ， 让 我 一 路 遇见 好 人 。 


帮 我 把 房价 谈 至 10 约 且 币 后 ， 他 离开 了 。 而 我 ， 在 住 了 两 晚 后 ， 
决定 前 往 约旦 首都 安曼 。 


我 计划 上 午 游 金 安曼， 下 午 的 时 间 用 来 办 理 签证 。 在 胡乱 要 价 的 
司机 群 里 ， 我 找 了 一 位 看 起 来 胖 而 王 厚 的 司机 ， 上 了 他 的 车 。 


司机 叫 阿拉 法 特 ， 会 一 点 英语 。 我 让 他 载 我 去 古城 区 中 心 的 古 罗 
马 剧场 。 


到 了 剧场 后 ， 我 下 车 游 金 ， 阿 拉 法 特 一 路 障 着 。 因 为 喘 蝶 肥胖 ， 
他 走 得 很 吃力 ， 却 还 时 不 时 好 意 地 问 是 否 要 给 我 担 照 。 偶 尔 我 来 了 兴 
致 让 他 担 照 ， 他 便 步子 踏 中 地 踏 上 一 层 义 一 层 的 楼 标 ， 剧 场 里 坡度 大 
级 数 高 的 石 筑 阶梯 可 真 难为 了 他 。 我 并 未 按 导 游 的 标准 来 付 他 钱 ， 而 


只 是 根据 车 内 计价 妖 来 付 车 资 ， 他 大 可 坐 在 车 上 等 我 ， 那 么 下 车 陪伴 
UF LB Ave A eS RA TET * 


我 义 让 他 载 我 去 古 堡 ， 回 程 路上 骨 和 塔 御 , WT Xk, fa Stair 
Chas, 優 笑 比 画 着 , ARESAHIASBER, MBAR AR ° 等 待 時 
间 太 长 ， 他 下 车 去 买 咖啡 ， 问 我 喝 不 喝 ， 见 我 播 头 ， 还 说 : “我 请 你 
喝 ， 不 贯 ， 才 1 约旦 币 。” 而 我 腿 前 的 计价 融和 暂停 在 10 约 旦 币 ， 这 杯 咖 
啡 的 价格 已 及 车 费 的 十 分 之 一 。 种 种 微小 细 下 ， 把 阿拉 法 特 的 友善 展 


他 问 我 ， 下 午 想 游 砚 哪里。 我 说 下 午 要 去 办 理 以 色 列 签证 ， 然 后 
直接 奔赴 以 色 列 。 他 很 应 异 : “你 打算 拿 落地 签 ? ”对 啊 ， 我 的 韩国 有 
友 束 是 在 安曼 拿 下 了 以色列 的 落地 签 。” 阿 拉 法 特 直言 : “可 你 拿 的 是 
中 国 护照 啊 ! ” 


短暂 沉默 后 ， 阿 拉 法 特 给 他 在 大 使 饮 工 作 的 朋友 打 了 个 电话 ， 说 
明 情 况 后 ， 让 朋友 跟 我 通电 话 。 电 话 那 头 的 人 几乎 以 吼 的 方式 告诉 
我 :“ 中 国人 不 能 拿 落地 签 ， 你 必须 去 大 使 迄 ! ” 


突变 的 情况 叫 我 措手不及 ， 随 之 而 来 的 住 御 问题 也 成 了 烦恼 。 

阿拉 法 特 关 切 地 问 我 ,晚上 住 哪 。 我 往 窗外 随手 一 指 ， 说 ， 在 这 
里 找 家 旅 馅 吧 。 他 说 ， 首 都 住宿 贵 ， 不 如 你 住 我 家 吧 。 

他 说 得 那么 轻描淡写 ， 依 然 古 那 副 恶 厚 的 表情 ， 没 有 和 笑容， 认真 
之 中 却 透 着 侦 掩 不 住 的 傻 劲 儿 。 


我 没有 应 答 。 


阿拉 法 特 从 链 儿 里 摸 出 钱包 ， 指 着 相 格 里 的 女人 和 孩子 说 :“ 不 用 
担心 ， 我 有 老 竣 孩子 ， 你 看， 这 是 我 的 小 儿子 ， 这 是 我 的 大 女儿 ， 这 
征 我 的 小 女儿 。” 


见 他 有 家 室 ， 性 别 这 层 顾忌 我 终于 放下 了 ， 于 是 点 了 点 头 。 阿 拉 
法 特 激 动 不 已 ， 说 这 束 载 我 回 家 。 


开 了 一 会 儿 ， 和 车 行 至 富 人 区 ， 连 排 的 别墅 和 缤纷 的 后 化 园 叫 我 傻 
了 眼 一 一 难道 阿拉 法 特 住 在 这 里 ? 想起 国内 的 出 租车 行业 利润 并 不 丰 
厚 ， 我 一 边 感 中 国情 不 同 命运 不 公 ， 一 边 拿 出 相机 。 刚 要 拍照 ， 阿 拉 
法 等 忽然 一 只 大 手 挥 过 来 ， 重 重地 把 我 的 相机 压 下 ， 有 眼睛 都 瞪 圆 
了 


我 惊魂 未 定 地 看 着 他 : “这 不 是 你 住 的 小 区 吗 ? ” 


他 拍 担 额头， 避 笑 不 得 地 说 : “这 里 是 国王 阿 卜 杜 拉 二 世 住 的 地 
方 ! 我 带 你 来 参观 而 已 。 这 里 到 处 都 有 军人 监视 ， 你 可 于 万 别提 
照 ! ?他 激动 地 比 画 着 ， 双 手 都 离开 了 方向 盘 。 


车 子 驶 离 国王 住所 ， 往 下 坡 开 。 阿 拉 法 特 呼出 一 口气 ， 扬 起 手 
来 ， 轻 松 地 说 :“ 好 啦 ， 可 以 拍照 啦 ! ”我 却 只 知道 笑 。 


这 回 总 该 去 他 家 了 吧 。 


车 往 前 驶 ， 只 见 驶 经 的 土路 坑 坑 注 注 ， 甚 至 越 往 前 开 越 黑暗 ， 沿 
TR BMT ERE EA ° 


eH, 路灯 完全 消失 了 , MEP T RMR RR A, 在 満月 
AAR AE A er A ATR, SERA BR o BALAI R AT re IE PE (AT 
处 ， 是 想 把 我 卖 掉 ， 还 是 真 的 住 在 这 般 穷 困 的 区 域 ? 那 时 的 我 年 轻 义 
TCA, MEARE, 只 知 道 去 質 旬 里 的 小刀 , Baa OR fe 
急 ， 束 和 阿拉 法 符 拼 个 你 死 我 活 。 


忽然 一 个 急 刹 车 ， 阿 拉 法 特 停 住 了 千 和 于 。 从 副 要 驶 位 置 看 同 车 
外 ， 满 墙 的 船 通 头 画像 ， 这 更 加 重 了 我 的 不 安 。 阿 拉 法 特 关 上 和 芋 门 ， 


掏 出 钱包 ， 一 播 一 扔 地 走 进 一 间 小 屋 ， 出 来 时 手 里 担 了 两 张 纸 ， 笑 着 
绷 我 挥手 ， 示 意 我 跟 他 一 起 走 进 大 门 。 


“ 那 定 什么 ? "我 喊 着 问 他 ， 不 敢 走 近 ， 蜡 瞳 地 握 实 了 人 小刀 。 
票 啊 ! ”他 一 脸 的 热情 。 


我 简 和 逛 动物 园 来 了 ! 至 于 满 墙 的 船 


SANG 只 是 因为 这 家 动物 园 里 还 经 营 着 娱乐 性 质 的 金属 。 


跟着 他 走 了 一 路 ， 我 又 叹 又 笑 ， 既 为 目 己 的 猜疑 ， 也 为 阿拉 法 特 
不 同 于 常人 的 可 爱 想 法 。 这 家 动物 园 ， 不 仅 有 狮子 老虎 ， 还 有 猎狗 鸡 
HY eA BER aE, BB eh Rise aM, Be 
出 叹为观止 的 表情 ， 叫 我 笑 岔 气 。 


参观 完 动物 园 ， 阿 拉 法 符 总 算 要 载 我 回 家 了 “。 和 车 的 前 方 有 一 文 骆 
HERA, 阿 拉 法 特 向 我 : “Carrie, PRE BSI EMS? ” 见 我 播 头 ， 阿 
拉 法 特 一 个 激动 ， 居 然 一 脚 急 刹 车 ， 拍 着 大 腿 兴 理 地 说 : “Carrie, 去 
Fete aC ik! 凡事 都 有 第 一 次 啊 ! ” 


不 忍 扫 他 兴 ， 我 只 好 下 车 走 癌 猪 儿 队 。 还 未 问 价 格 ， 阿 拉 法 特聘 
连 搜 市 拉 把 我 和 弄 上 了 骆 纱 ， 还 使 劲 拍 了 一 把 骆驼 屁股 。 牵 驼 人 扯 着 
强 ， 试 图 把 我 市 入 后 山 的 老林 里 。 我 看 他 面相 不 善 ， 义 意图 不 明 ， 便 
强烈 要 求 下 骆 纤 。 


骑 了 不 到 2 分 钟 骆 儿 ， 一 问 价 ，30 美 元 。 不 仅 我 ， 阿 拉 法 特 也 避 住 
REA RSE IK, 看 他 比 画 的 手勢 , 大 意 走 , Pex 
附近 ， 你 们 给 点 面子 ， 不 要 这 么 贯 。 我 哪 有 阿拉 法 特 的 好 脾气 ， 雹 人 
的 话 全 都 狗 出 口 了 。 骆 驼 队 的 人 见 我 生气 ， 也 不 在 乎 ， 踢 张 地 说 : “一 
口 价 ，5 美 元 。” 


他 们 人 多 势 众 ， 加 上 天 黑 地 处 偏僻 ， 我 只 好 受 协 说 : “5 美元 可 
以 ， 但 得 再 让 我 上 骆 比 。" 其 实 ， 遇 上 这 和 群 土匪 ， 哪 还 有 心情 荣 骆 驳 ， 
只 是 这 5 美元 给 得 不 甘心 ， 总 不 能 让 恶人 得 膛 太 多 。 


上 车 后 ， 阿 拉 法 特 把 钱包 打开 给 我 看 ， 里 面 只 剩 下 1 约旦 币 。 他 的 
意思 是 ， 他 想 帮 有 我 付 账 ， 但 实在 有 心 无 力 。 他 的 傻 劲 儿 再 一 次 打动 
我 ， 让 我 那 颗 悬 着 的 心 落 了 地 -让 我 去 他 家 休息 ， 肯 定 不 是 骗 人 的 
把 戏 。 


车 子 开 了 10 多 分 钟 ， 这 回 总 算是 到 家 了 “。 有 眼前 的 阿拉 法 特 家 ， 有 十 
一 栋 两 层 的 房子 ， 外 封 细 新 ， 刷 成 淡淡 的 揭 黄 色 。 


我 兴奋 地 跟着 阿拉 法 特 走 进 家 | ]， 却 迎面 页 上 他 那 久 神 恶 笋 的 妻 
子 。 小 小 一 方 门口 ， 我 满 是 期 竺 的 脸 、 阿 拉 法 特 塌 元 的 有 输 ， 还 有 他 妻 
子 那 张 愤 把 如 狂风 肆虐 的 脸 ， 三 张 脸 齐 刷 刷 地 读 在 了 一 起 。 


见 丈夫 把 我 市 回 家 ， 她 那 由 于 超重 而 挤 作 一 团 的 五 家 被 惯 荡 剖 
* 她 狠 狠 地 一 把 将 阿拉 法 特 拉 进 厨房 ， 一 面 炒 染 ， 一 面 劈 头 亩 脸 大 
° 我 在 客厅 对 着 五 个 可 爱 的 小 孩子 发 馆 ， 而 厨房 里 的 高 声 随 风 乱 
。 我 心里 盘算 着， 可 不 能 害 惨 了 阿拉 法 特 。 


哄 女 人 并 不 难 。 我 把 包 里 的 东西 翻 出 来 ， 找 出 一 瓶 新 的 润 手 霜 ， 
走 进 厨房 ， 话 笑 着 北向 阿拉 法 特 的 妻子 。 


她 一 转 头 ， 见 我 手 上 有 礼物 ， 上 一 刻 还 在 哈里 哟 啦 的 嘴 名 地 束 安 
静 了 下 来 。 她 把 润 手 霜 搂 过 ， 左 看 右 看 ， 冲 我 拭 了 一 下 嘴 ， 冒 出 一 名 
阿拉 伯 语 的 “谢谢 ”。 


总 算数 到 开饭 的 时 刻 ， 五 个 小 孩 不 喜欢 吃饭 ， 阿 拉 法 特 和 他 妻子 
也 任 由 他 们 看 电视 去 了 。 我 独自 一 人 面 对 这 夫妻 俩 ， 生 怕 自 己 又 害 阿 
拉 法 特 挨 加 。 


Ht dH 


我 跟 阿 拉 法 特 聊 起 天 来 。 我 说 的 内 容 ， 大 部 分 他 都 是 听 不 懂 的 ， 
却 能 理解 成 另 一 番 意 思 ， 还 目 顾 目 地 哈哈 大 笑 。 阿 拉 法 特 的 妻子 不 懂 
英语 ， 却 也 受气 氛 感 染 ， 跟 着 笑 了 起 来 。 


阿拉 法 特 给 我 递 了 一 块 又 一 块 炸 放 子 之 后 ， 才 意识 到 妻子 不 习 
了 ， 立 马 拿 起 一 块 炸 马 铃 暮 递 给 她 。 


这 时 ， 一 直 表 现 得 不 会 说 英语 的 她 ， 说 了 第 一 句 英 语 : “No. 
Thank you. (不用 了 , Bee) ” 


RABIZK, AAA o MATERA, 看 着 妻 子 , HOU 
名 “IT love you (我 爱 你 ) "> MEAS he A SA APSE, PE RES 
他 ， 说 : “ButI don't love you. (然而 我 不 爱 你 。) "我 再 也 忍 不 住 ， 大 
笑 起 来 , 三 人 都 笑 作 一 団 。 


see, PAPEETE T iD PRA ER Bae, 2a Bee Te 
ELECUGE ・ 煮 好 后 , 井 不 辻 渡 , HERALD OEE — FBLA T RF Ho HK 
喝 了 一 口 ， 几 乎 要 吐出 来 ， 赶 紧 摆 手 说 不 喝 了 。 胖 胖 妻 子 以 为 我 是 客 
气 ， 当 下 把 我 面前 的 大 谈 添 了 个 满 。 


条 和 咖啡 是 中 东 人 家 的 行 客 之 道 ， 代 表 了 主人 的 诚 草 敬意， 客人 
最 好 趁 热 把 它们 吗 完 ， 不 然 束 古 不 领情 。 可 上 腿 抬 下 的 咖啡 实在 比 辣 椒 
油 还 难 下 咽 ， 我 只 好 密谋 着 给 目 己 解围 。 


为 了 把 话题 从 “咖啡 ? 移 开 ， 我 从 包 里 翻 出 一 瓶 只 用 了 两 次 的 驱 蚊 
化 露水 ， 递 给 胖 胖 妻子， 告诉 她 这 个 可 以 防 蚊 。 她 嗅 一 咀 ， 喷 一 趾 ， 
慰 喜 之 情 滩 满 了 脸 。 趁 她 欣赏 防 蚊 水 之 际 ， 我 把 那 谈 土耳其 咖啡 偷偷 
地 往 洗手 池 里 倒 。 


她 让 阿拉 法 符 用 英语 问 我 ， 这 古 咀 于 沐浴 后 吗 ? 我 解释 道 ， 这 不 
是 香水 ， 还 模仿 着 蚊子 “ 喻 喻 喻 ”地 飞 。 只 是 ， 连 阿拉 法 特 也 听 不 明 


日 ， 我 只 好 作 考 ， 留 下 被 <“ 国际 名 香 ” 彻 底 征 服 的 他 俩 ， 洗 澡 去 了 。 


阿拉 法 特 的 妻子 赶 低 神 进 卫 生 间 来 ， 给 我 递 上 装 热 水 的 桶 。 接 过 
来 的 彬 洁净 干燥 ， 墙 上 的 热 水 郁 几乎 看 不 出 使 用 过 的 痕迹 ， 一 劳 的 冷 
水 管 却 积 满 水 垢 。 安 曼 古 沙 六 气候， 入 夜 后 气温 并 不 高 ， 洗 热 水 澡 应 
苹 生活 常态 。 怕 是 热 水 员 ， 这 家 于 平日 都 尝 冷水 深 ， 却 把 所 有 慷慨 都 
倾 在 我 这 位 阳 生 人 号 上 。 


夜里 ， 阿 拉 法 竺 和 妻子 把 主人 房 收 拾 干净 ， 让 我 独 目 睡 主 人 房 的 
大 床 ， 他 们 一 家 都 睡 在 客厅 的 地 毯 上 。 尽 管 我 再 三 强调 目 己 对 住 特 宣 
不 挑 噜 ， 他 们 依然 坚持 把 主人 房 让 给 我 。 我 不 好 意思 独霸 主人 床 ， 便 
把 他 们 的 小 女儿 拉 过 来 一 起 睡 。 


第 二 天 一 大 早 ， 我 束 被 胖 胖 麦子 叫 醒 了 。 一 看 表 ， 才 6 点 。 阿 拉 法 
符 的 小 女儿 咳嗽 得 厉害 ， 我 夜里 一 直 照 顾 她 ， 一 会 儿 拍 痛 ， 一 会 儿 哈 
水 ， 没 睡 好 ， 精 神 不 振 ， 蜡 目 埋 怨 这 么 早 被 叫 醒 。 后 来 才 发 觉 ，6 点 起 
床 为 我 拿 到 以 色 列 签证 留 足 了 时 间 。 


阿拉 法 特 家 虽 大 ， 物 品 却 很 少 ， 没 有 沙发 ， 甚 至 连 床 都 只 有 一 
张 ， 可 见 经 济 并 不 宽裕 。 同 他 的 妻 儿 道别 时 ， 妻 子 在 屋 里 一 顿 翻 找 ， 
送 了 我 一 只 印 着 中 国 制造 的 你 杯子， 杯子 正面 印 着 她 看 得 全 的 “IT love 
you”。 我 吻 了 杯子 ， 又 吻 了 她 ， 便 坐 进 阿 拉 法 特 的 车 子 ， 由 他 载 我 前 
往 以 色 列 使 馆 。 


阿拉 法 特 在 门 外 等 候 ， 而 我 通过 一 层 义 一 层 的 安检 ， 总 算 进 了 以 
色 列 大 使 饮 。 等 每 办 理 签证 的 人 已 排 起 长 队 。 只 见 人 人 手 上 都 有 一 张 
申请 表 ， 我 便 上 前 打听 在 哪 取 表 。 


人 家 惊奇 : “你 不 知道 ? 在 约旦 申请 以 色 列 签证 ， 需 要 在 网 上 申 
请 ， 然 后 去 银行 交 款 ， 拿 着 区 款 的 收据 到 大 使 和 亿 办理 签 证 ， 等 竺 3 个 工 
作 日 才 可 取 签 证 。” 


总 不 能 再 在 约旦 多 耗 时 日 ， 更 不 能 给 阿拉 法 特 一 家 再 添 及 烦 ， 于 
是 我 硬 着 头皮 进 了 签证 处 ， 准 备 打 感情 牌 。 


人 负 员 接待 的 一 号 窗 先生 问 我 :“ 小 姐 ， 你 的 收据 昵 ? ” 
“抱歉 ， 我 没有 收据 。” 
“ 真 抱歉 ， 没 有 收据 ， 我 无 法 为 你 服务 。” 


于 是 ， 我 笑 试 告诉 他 ， 为 了 拿 到 以 色 列 签证 ， 我 一 路 去 了 哪些 国 
家 ,经历 了 什么 。 他 打量 我 一 会 儿 ， 疼 意 地 告诉 我 :“ 你 去 找 四 号 窗 先 
生 吧 ， 他 负责 发 放 签 证 。” 


我 再 一 次 诉说 了 自己 这 一 路 的 不 易 ， 四 号 窗 先 生 听 了 之 后 ， 寅 奈 
我 说 : “没关系 ， 今 天 是 周 四 ， 明 天 休假 ， 你 下 周一 来 吧 ， 你 只 需 等 
几 天 ， 我 一 定 会 为 你 办 理 的 。* 这 不 是 我 要 的 结局 ， 我 继续 说 着 : “ 
生 ， 我 只 是 想 去 你 的 国土 看 一 眼 而 已 


四 号 窗 先生 听 得 很 认真 ， 嘱 我 稍 等 。 只 见 他 和 主管 商量 了 一 会 
儿 ， 主 管 果 着 我 看 ， 眼 神 并 不 友善 。 眼 下 签证 计划 即将 失败 ， 我 开始 
收拾 材料 ， 准 备 离开 。 


把 材 料 装 好 , TRL eA Ra, RARER ERA 
了 。 四 号 窗 先 生 旋即 转 喘 ， 高 兴 地 告诉 我 ， 你 现在 马上 去 银行 交 款 ， 
拿 到 收据 后 回来 领 等 证 。 


SRS SH, AREA Ea, PIO REECE A 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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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拿 签 证 o 9 


“不 可 能 ， 我 还 没 见 过 谁 一 天 内 可 以 拿 到 以 色 列 签证 。” 


不 多 做 解释 ， 半 个 小 时 后 ， 我 拿 着 贴 好 的 以 色 列 签证 在 他 面前 一 
晃 而 过 ， 留 下 傻眼 的 他 。 他 朝 着 走 远 的 我 ， 比 了 个 大 拇指 ， 喊 : “中 国 
人 好 厉害 ! ” 


阿拉 法 特 在 秋 烤 的 艳阳 下 等 着 我 ， 看 我 从 使 馆 门 口 奔 出 来 ， 举 着 
护照 一 路 癌 他 跑 去 。 阳 光 下 ， 他 的 表情 却 并 不 全 然 征 由 衷 奉 我 高 兴 的 
欣喜 ， 似 乎 更 多 的 是 不 舍 。 


我 让 阿拉 法 特 载 我 到 出 境 处 ， 阿 拉 法 特 同 我 诉说 :“Carrie， 我 还 
有 孩子 要 养 ， 你 也 看 到 我 的 房子 足 有 两 层 ， 光 是 交 租 金 丈 能 把 我 毗 
Bs, 生活 入 不 易 *” 


我 当然 明日 生活 的 难处 ， 况 且 阿 拉 法 特 为 了 我 ,已 经 两 天 没有 开 
出 租车 谋生 了 “。 于 和 是， 除了 付 给 他 车 费 ， 我 还 把 身上 所 有 的 约旦 货 
都 给 了 他 。 车 到 目的 地 ， 我 紧 紧 地 抱 了 他 一 把 ， 告 别 了 约旦 ， 告 别 了 
他 。 


有 生活 压力 的 阿拉 法 特 希 望 在 我 这 里 拿 到 应 得 的 报酬 ， 这 是 最 真 
实 的 人 性 ， 也 是 我 期 盼 中 最 好 的 结局 。 如 果 他 分 文 不 收 ， 我 反而 觉得 
那 种 善 民 来 得 不 够 真实 。 


离开 之 前 ， 阿 拉 法 特 把 目 己 仅 有 的 英语 词汇 拼 竣 在 一 块 儿 ， 
说 : “Today, Carrie, here, good! Tomorrow, Carrie, not here, no good!” 他 
想 表 达 : 我 在 这 里 ， 与 他 一 道 ， 这 是 美好 的 一 日 ; 明天 我 已 不 在 ， 他 
将 回归 司机 生活 ， 生 活 似乎 不 像 这 一 刻 这 么 美好 了 。 


ーー 


我 曾 告诉 他 ， 我 在 中 国有 杀生 父亲 ， 而 如 今 ， 又 多 了 一 位 约旦 父 
FO 


也 不 知 他 听 习 了 没 。 


遭遇 以 色 列 式 “ 审 讯 


踏 在 以 色 列 国土 之 上 ,一 路 的 苯 有 盼 总 算得 以 实现 ， 感 党 有 点 不 真 


本 以 为 可 轻松 入 境 ， 却 没 料 到 还 有 一 番 “ 审 讯 "。 


排队 等 候 入 境 的 队伍 并 不 长 ， 却 移动 缓慢 。 前 面 的 美国 男孩 告诉 
BK, AGAR ROAR EEN, RRA BE, REF 
的 小 屋 等 上 几 个 小 时 甚至 一 天 ， 直 至 等 到 第 二 轮 “ 审 查 ”， 才 会 得 到 通 
过 或 补遗 返 的 结 采 。 


美国 男孩 的 外 姿 在 耶路撒冷 居住 ， 每 年 都 要 回来 看 望 外 姿 。 他 
说 : “我 每 年 都 没 法 通过 这 人 第 一 道 天 卡 ， 总 被 市 进 小 屋 接 受 ' 审 讯 '， 有 
一 次 他 们 居然 问 我 ， 我 祖父 的 祖父 从 事 什么 职业 ， 天 啊 ， 我 哪 知 
道 。” 这 时 ， 劳 边 负 责 融 领 芬 兰 旅行 团 的 女 导游 把 小 脑袋 竣 过 来 抱 
急 : “ 我 上 一 次 帯 団 来 送 里 , 被 基 光 小 屋 項 向 了 9 介 小 時 ・ 只 , 我 ル 近 


Ly WE 
HAY! ” 


入 境 后 ， 人 与 行李 要 分 开 接受 安检 ， 每 个 人 通过 入 境 盘 问 后 方 能 
取 回 行李 ， 而 人 们 需要 随 吴 携 帝 身份 证 明 以 接受 弄 问 。 而 我 宛 全 不 知 
道 这 一 条 例 ， 把 所 有 吴 份 证 明 都 放 在 另行 检查 的 背 赛 里 ， 号 上 没有 任 
何 文件 可 以 证 明 我 是 位 纯 民 的 游客 。 


类 国 男 孩 没 有 打破 目 己 的 纪录 ， 又 被 带 往 “审讯 室 ” 了 “。 耸 兰 的 女 
导游 ， 也 被 告知 前 往 * 审 讯 室 "等待 通知 。 以 色 列 的 政治 环境 众人 痢 
知 ， 风 声 稚 嘱 本 钙 目 然 ， 可 以 理解 。 一 路 上 扫 清 了 这 许多 外 来 障碍 ， 
我 并 不 觉 难 堪 ， 只 是 如 今 这 股 阻 力 居然 来 目 以 色 列 本 映 ， 叫 我 困惑 。 


我 同 身边 同 在 排队 的 西班牙 女孩 说 ， 如 果 让 我 等 待 超过 3 个 小 时 ， 我 就 
折 回 约旦 探望 "父亲 ”。 


西班牙 女孩 似 懂 非 全 ， 只 配合 地 点 了 下 头 。 她 神情 凝重 ， 担 心 手 
上 那 一 大 谷 工 作证 明 是 否 能 让 她 顺利 入 境 ，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开工 作 会 
We 

总 算 轮 到 我 了 。 坐 着 的 女 签证 官 面 无 表情 ， 头 也 不 抬 地 问 我 : “为 
什么 会 选择 我 们 国家 作为 旅行 目的 地 ? ” 


“ 想 看 一 眼 以 色 列 ， 看 一 眼 姑 墙 ， 感 受 犹 太 人 的 血泪 受难 史 。” 


“ 带 旅行 指南 了 吗 ? ” 

“没有 。” 

“有 旅行 计划 吗 ?” 

“没有 。” 

“明天 会 去 哪里 ?” 

“ 没 想 好 。” 

这 时 恰好 有 一 位 犹太 裔 的 男 签证 官 进来 ， 女 签证 官 立刻 转 过 身 
去 ， 又 着 手 向 他 抱怨 : “她 说 自己 来 旅行 ， 居 然 没 有 带 旅行 指南 ， 也 没 
有 旅行 计划 ， 她 甚至 连 明天 要 去 哪里 也 不 知道 ! "又 转 头 问 我 : “为 什 
么 你 连 计划 都 不 做 ? ” 


“如 果 你 把 所 有 事情 部 计 划 好 了 ， 束 会 少 了 一 份 示 知 的 惊 言 。 ”我 
ICT ° 


对 方 也 泄气 ， 似 下 了 决心 要 把 我 送 进 “ 审 讯 室 ”， 随 口 抛 出 一 个 问 
题 : “好 吧 ， 告 诉 我 ， 你 对 我 们 国家 了 解 多 少 ? 比如 说 ， 我 们 有 哪些 公 
众 假期 。” 


我 觉得 目 己 没戏 了 ， 不 再 努力 想 答 案 讨 好 她 ， 只 孤注一掷 地 答 
道 : “ 正 因为 我 对 以 色 列 一 无 所 知 ， 所 以 我 今天 才 站 在 这 里 ， 要 亲眼 看 
— Bik SEIRE ° ” 


没 想 到 ， 这 个 坦诚 的 回答 博得 了 她 的 好 感 。 她 起 身 ， 笑 着 对 我 
说 : “不 要 过 多 地 与 阳 生 人 交谈 ， 要 注意 安全 。 祝 你 旅途 愉快 ! ” 


我 顾 不 上 去 猜 究 竟 征 哪个 用 词 打动 了 她 ， 只 在 一 声 道谢 后 赶紧 入 
境 ， 生 怕 她 反悔 。 


入 境 后 ， 在 取 行李 处 过 到 同样 成 功 入 境 的 西班牙 女孩 。 她 得 知 我 
最 后 一 个 回答 后 ， 评 价 道 : “这 似乎 什么 都 没 答 ， 又 似乎 解答 了 一 
pio 


就 这 样 ， 我 终于 踏 上 以 色 列国 土 ， 前 往 耶路撒冷 。 


易 卜 拉 欣 的 和 平 小 屋 


在 抵达 耶路撒冷 前 ， 听 开罗 青年 旅舍 里 的 院 拉 提起 过 ， 在 耶 路 撒 
冷 有 一 位 名 叫 易 卜 拉 欣 的 老人 ， 他 将 目 己 的 家 命名 为 “耶路撒冷 的 和 平 
小 屋 ”"， 给 全 球 游客 提供 免费 住 答 。 


我 问 ， 如 何 找到 易 下 拉 欣 呢 ? 对 方 答 ， 只 听 说 他 很 出 名 ， 去 橄榄 
山上 打听 ， 人 人 都 知道 他 。 


在 入 城 的 小 巴 车 上 ， 一 位 好 心 的 犹太 人 听 我 讲述 后 ， 着 急 地 
同 : “你 可 知道 ， 在 耶路撒冷 的 街头 大 掉 下 一 块 招牌 ， 硬 到 的 十 个 人 里 
可 能 有 八 九 个 都 叫 ' 易 下 拉 欣 ”? 易 下 拉 胡 (Tbrahim) 是 《上 古兰经》 中 
记载 的 古代 阿拉 伯 地 区 的 著名 先知 之 一 ， 是 阿拉 伯 人 和 犹太 人 共同 的 
fF 祖 ， 这 在 中 东 可 是 个 极 受 欢迎 的 名 子 。” 


见 我 失意 ， 又 觉得 如 果 我 执意 独 目 前 往 橄 槛 山 无 异 于 冒险 ， 这 位 
乘客 叫 我 跟着 他 下 了 小 巴 ， 为 我 拦 了 一 辆 出 租车 ， 还 谈 好 价钱 ， 让 司 
机 载 我 去 橄榄 山 。 命 运 束 是 这 般 柯 妙 ， 这 位 司机 居然 说 目 己 听 说 过 易 
下拉 欣 ， 因 为 多 年 前 曾 载 过 一 位 日 本 背包 客 前 往 易 卜 拉 欣 的 小 屋 。 

车 到 山 采 ， 再 也 不 能 前 行 ， 我 不 得 已 下 和 车， 准备 在 夜 磋 里 独 柳 山 
路 。 司 机 担忧 我 的 安全 ， 问 山路 上 一 位 尖顶 着 大 盘 食 物 的 男子 是 否认 
识 易 卜 拉 欣 ， 对 方 说 认识 ， 可 以 带路 ， 司 机 便 安 心 驶 离 了 。 


我 跟着 男子 ， 默 默 走 了 一 路 ， 山 路 禄 站， 我 质疑 地 问 : “你 确定 我 
们 去 的 是 易 政 拉 欣 的 家 ? ” 


男子 头 都 不 回 : “是 1 ” 


山路 越 走 越 黑 ， 而 我 越 想 越 人 旧 ， 再 问 : “我 邢 什 么 相信 你 呢 ? ” 
他 “了 扑 嘛 ”一 下 笑 出 声 : “我 是 易 卜 拉 欣 的 儿子 ! ” 
半信半疑 地 尾随 他 入 屋 ， 我 被 眼前 的 一 切 司 有 末了 一 一 


两 位 丹麦 志愿 者 正在 屋 里 负责 登记 来 客 。 原 来 易 卜 拉 欣 不 仅 提 供 
免费 住 种 ， 连 家 里 的 水 果 、 饮 品 、 肉 类 等 食物 ， 还 有 电脑 、 洗 衣 房 都 
供 陌 生 人 免费 使 用 。 家 门口 放 了 一 个 捐赠 箱 ， 用 以 让 离开 的 留 答 者 随 


意 捐 款 . 


我 做 了 登记 ， 被 告知 是 多 年 来 第 一 位 入 住 的 中 国人 。 我 心里 异常 
好 奇 ， 急 切 地 想 要 见 到 易 卜 拉 欣 ， 却 被 告知 他 生病 了 ， 正 在 医院 接受 
治疗 。 


第 二 日 一 早 ， 我 看 到 有 一 位 阿拉 伯 老 人 在 厨房 里 炒饭 。 


老人 坪 新 面孔 ， 想 必 是 新 来 入 住 的 。 我 立马 担 起 介绍 的 职责 ， 把 
各 楼 技 各 房间 的 功能 都 给 他 介绍 了 一 笛 ， 还 指 了 指 昌 上 的 水 采 : “OR, 
那些 都 任 吃 。” 


See 
AT, PoE PE, 伸 出 手 : “对 了 ， 我 叫 Carrie， 你 呢 ? ” 


老人 笑 得 灿烂 ， 一 把 握 住 我 的 手 : “Carrie 你 好 ， 我 叫 易 下 拉 欣 ， 
征 这 个 房子 的 主人 。” 


我 又 惊 又 喜 ， 并 不 担心 他 怪我 哈 宾 夺 主 。 


那 日 领 我 入 屋 的 易 下 拉 欣 的 儿子 是 出 租车 司机 ， 一 日 ， 我 与 同 在 
和 平 小 屋 寄 箱 的 儿 国 游客 一 道 付 他 车 痪 ， 请 他 载 我 们 前 往 临 近 的 巴 勒 
斯 坦 地 区 。 其 时 是 2011 年 ， 巴 勒 斯 坦 尚 未 像 现在 这 样 受到 越 来 越 多 联 
合 国 会 员 国 对 其 “国家 ”属性 的 认定 。 


在 耶路撒冷 的 以 巴 边 境 ， 我 见 到 以 色 列 人 只 需 扬 一 扬 手 里 的 护 
照 ， 束 能 轻松 器 进 巴勒斯坦 境内 ;而 巴勒斯坦 人 却 在 进入 以 色 列 领土 


， 受 到 呵 扩 和 搜 身 ， 稍 有 不 从 ， 立 马 被 以 色 列 士兵 一 把 推 问 军车 
， 用 枪 抵 着 头 ， 命 令 其 举 起 双手 。 


ot Hk 


与 我 同 车 进入 巴勒斯坦 的 都 是 欧美 人 ， 而 有 着 中 国 面孔 的 我 ， 在 
巴勒斯坦 受到 了 截然 不 同 的 对 待 。 


同行 的 阿 瑟 看 中 了 一 块 蛋 白石 吊 验 ， 询 价 时 被 店主 反问 是 哪里 
人 。 一 听 阿 瑟 是 美国 人 ， 店 主 说 : “80 美 元 。" 我 在 一 旁 站 着 ， 瞄 见 吊 
了 验 盒 子 侧 边 贴 着 30 半 元 的 定价 ， 揪 着 嘴 偷 突 。 店 主 顺 着 笑 声 看 过 来 ， 
问 我 : “你 是 中 国人 ? "我 答 是 。 他 把 蛋白 石 氛 到 我 面前 : “中 巴 友 好 ， 
我 们 的 道路 和 基础 设施 都 亏 得 中 国 援 建 。 你 要 的 话 ，10 美 元 就 好 。” 


ened an 


耶路撒冷 清真 寺 


阿 琴 气 得 蹊 脚 。 


游览 完 古 城 后 ， 随 车 去 了 有 死海。 我 们 儿 个 音 瘟 的 人 ， 不 舍得 买 高 
价 的 死海 泥 ， 便 徒手 接着 岸 边 的 泥巴 ， 敷 满 了 全 号 。 说 起 旅途 上 的 三 
俭 ， 其 实 阿 一 并 没 这 个 必要 一 一 他 原本 住 在 耶路撒冷 的 五 星 级 酒店 ， 
在 酒店 走廊 遇 到 易 卜 拉 欣 的 表亲 ， 对 方 说 :“ 你 住 高 档 酒店 ， 该 有 多 无 
聊 呀 ， ee NII 
Sees oe 2 を こと 


我 和 贝蒂 娜 不 愿 出 钱 买 死海 泥 ， 干 脆 自 己 动手 挖 


在 巴勒斯坦 的 谤 狗 并 不 是 一 路 都 这 般 愉 悦 ， 更 多 的 是 看 到 民 不 聊 
与 沉思 。 多 年 过 去 ， 以 巴 神 突 仍 是 我 关注 的 新 闻 焦 
点 ， 那 一 张 张 友好 又 刻 满 兰 难 的 巴勒斯坦 民众 的 面孔 ， 总 是 随 痢 新 闻 
en ae 


随 车 回 到 耶路撒冷 后 ， 我 们 又 回 到 易 卜 拉 欣 的 和 平 小 屋 。 


住 得 入 了 ， 我 会 在 入 夜 后 与 老 房 客 一 道 聚 在 客厅 ， 听 易 下 拉 欣 讲 
人 生 故 事 。“ 老 房客 ”这 一 称呼 野 不 僵 张 : 易 下 拉 欣 从 不 筛选 前 来 入 住 
的 人 ， 不 问 背 景 和 目的 ， 只 按 性 别 来 分 房间 ， 甚 至 不 去 过 问 对 方 要 住 
多 久 ， 以 至 于 有 住 客 在 小 屋 里 住 了 两 年 。 


一 天 上 晚上， 客厅 出 现 了 一 个 可 爱 的 小 孩子 ， 我 问 他 名 字 ， 一 听 叉 
征 “ 易 卜 拉 欣 "， 我 不 橙 笑 出 声 来 。 小 易 修 拉 欣 是 老 易 下 拉 欣 的 孙子 ， 
有 目 己 的 理想 ， 不 愿 继承 爷爷 的 免费 接待 事业 。 


FAB IN iia eg ee & 墙 几乎 没有 


器 墙 


当 更 是 不 允许 


拍照 ， 只 在 某 个 寻常 的 夜里 ， 


拍照 ， 


尤其 在 周 五 晚上 至 第 二 天 落日 的 安息 


我 留 了 这 张 随意 的 影像 


老兄 让 拉 欣 喜欢 与 我 们 聊天 ， 尽 管 每 次 他 的 大 段 英 语 朱 述 ， 在 客 
THEW ARRAS eel MEH, 但 送 段 舌 大 家 都 能 叫 憧 : “我 每 天 
只 有 一 个 担忧 ， 吏 是 怕 来 我 家 的 客人 号 不 鲍 ; 我 老 了 ， 做 不 了 多 少年 
的 免费 招行 ， 真 怕 这 个 事情 没有 人 接手 做 下 去 .…...” 往 往 说 到 这 里 ,， 曙 
下拉 欣 就 会 扯 过 头巾 的 边 角 去 擦 落下 的 泪 。 他 那 条 红 日 格 的 尖山 已 旧 
得 破 了 洞 ， 我 们 让 他 去 灭 ， 他 说 没 必 要 ， 能 省 则 省 。 


离开 时 ， 我 尽 己 所 能 地 往 门 口 的 捐款 箱 里 放 入 了 心意 。 关 于 捐款 
箱 ， 还 有 一 处 感人 细节 : 为 了 不 触犯 隐私 ， 住 客 之 间 并 不 过 问 离开 时 
的 捐款 数目 ， 也 不 去 好 奇 箱子 里 究竟 朔 了 多 少 钱 。 但 后 来 ， 我 们 察觉 
出 ， 只 要 当天 易 修 拉 欣 去 买 肉 ， 束 说 明 捐款 箱 里 入 了 钱 。 所 有 的 捐 
wh, MKD VIKRAM RES, AA THE DAY A 
一 件 事 , Bie A AEN NL” © 


REED ha P AE T RR, Ai EZ AOA 
RRA BASELODA * 多年 后 的 現在 , RITE CHAO 
界 各 地 的 旅人 , WCET RRR EPR EIR b DARED BK 
愛 来 者 不 拒 , (HG EIT NS REIT A > 我 也 相 信 , ie hie 
欣 改变 人 生 轨 迹 的 ， 远 远 不 止 我 一 人 。 


CHAPTER 2 阿里 旅 舎 


阿富汗 


阿富汗 街头 卖 瓜 人 


TREES BE 


我 一 井 始 就 替 了 * 


网 络 上 的 阿富汗 住 特 信 息 甘 乏 ， 想 着 傻 人 目 有 傻 福 ， 我 计划 着 到 
达 喀 布尔 后 再 寻 旅 舍 。 初 抵 喀 布尔 机 场 ， 在 漫天 要 价 的 司机 堆 里 选 了 
-位 看 起 来 最 敦 实 的 司机 ， 叫 他 载 我 去 市 中 心 ， 好 找 住处 。 


(HBT Te SAREE, 却 不 知 赴 有心 玉 是 元 意 , TT Bee Se 
华 的 繁星 酒店 ， 同 时 ， 还 不 断 问 我 推销 妨 一 家 旅舍 一 一 阿里 旅舍 。 


我 当然 私 得 司机 推荐 阿里 旅舍 背后 的 抽 佣 ， 不 愿 做 等 军 肥 诗 。 人 然 
而 ， 把 车 集 在 繁星 酒店 后 ， 司 机 怎么 也 不 肯 和 再 发 动车 子 ， 人 态度 明 确 : 
要 不 去 他 推荐 的 阿里 旅 法 ， 要 不 束 住 这 家 繁星 酒店 ， 表 要 不 ， 目 己 走 
路 去 找 。 说 着 ， 他 把 手机 递 了 过 来 ， 电 话 那 头 是 阿里 旅舍 的 员工 。 


于 是 承 有 了 这 一 者 一 一 


我 左手 握 着 手机 ， 冲 着 话 简 里 阿里 旅 汗 的 人 哮 : “我 说 了 ， 我 不 
住 ， 我 不 住 ! ?右手 则 不 断 担 司 机 的 座位 靠 枕 ， 喊 : “我 要 去 市 中 心 ， 
We BIE! ” 


而 电话 那 头 里 的 人 仍 没 放弃 ， 和 急促 的 英语 市 着 极 重 的 阿拉 伯 口 
音 : “50 美 元 很 便宜 了 ! 你 找 不 到 更 便宜 的 了 ! 你 必须 住 这 里 ! ?语气 
ABA, BORCHERT ALT, SHEP ALAS SIL, 原 向 他 : “ 我 
说 要 去 市 中 心 ， 你 却 开 来 繁星 酒店 ! 我 说 了 不 去 阿里 旅舍 ， 你 却 要 给 
他 们 打 电 话 ! ” 


忠 在 僵持 之 际 ， 繁 星 酒 店 的 前 台 从 应 走出 来 ， 好 襄 劝 我 先进 去 看 
看 房型 ， 不 满意 的 话 换 别家 也 不 迟 。 我 哪 是 挑剔 住 簿 条 件 ， 只 是 在 乎 
住宿 价格 雪 了 ， 目 然 拨 银 或 般 插头 拒绝 。 侍 应 却 很 坚持 ， 笑 容 傻 得 有 
点 动人 ， 我 只 好 答应 进去 看 看 ， 心 里 盘算 着 看 后 伴 闻 不 满意 离 去 。 


目 然 ， 房间 设施 齐全 。 一 问 价 ， 单 人 间 最 低 90 美 元 。 他 还 说 : “我 
给 你 特殊 优惠 ， 只 要 50 美 元 。" 我 仍 是 嫌 贵 ， 不 住 。 


振 过 背包 坚持 要 走 ， 其 时 已 近 黄 骨 ， 侍 应 扯 我 手臂 不 让 走 ， 说 喀 
布尔 入 夜 后 非常 危险 ， 当 地 人 都 不 敢 独 目 步行 ， 更 别 说 外 国 女 性 。 我 
不 领情 ， 仍 是 要 走 。 


0 “等 等 1 ”他 跑 回 前 人 台 ， 给 老板 拨 电 话 ， 对 话 一 番 后 
给 我 。 电 话 那 头 老板 问 : “你 来 阿富汗 干什么 ? ”我 管 省 > 
MR Bae Ut A AR Mh, RAS Ey SE SHB -就 是 

eect Rn aia 2 


不 料 ， 老 板 说 : “20 美 元 ， 收 你 20 美 元 一 天 ， 请 你 住 下 来 ， 哪 怕 一 
天 也 好 。” 我 恬 不 知 耻 地 小 声 回应 : “205870 (ae tt...” 


< 人 ET ie 
走 在 喀布尔 街头 ， 几 平 没 见 过 游客 的 当地 人 纷纷 望 过 来 


阿富汗 街头 卖 苏联 旧 武 器 的 店铺 。 
ae ger 


Pp PS 


阿富汗 街头 卖 鱼 人 


“于 
io 
— bai: 


阿富汗 街头 卖 馈 人 


“如 有 果 你 愿意 ， 可 以 住 一 晚 ， 明天 再 动 喘 找 别 的 住 究 。” 他 建议 
道 。 


见 门 外 天 色 已 黑 ， 考 虑 到 自身 安全 ， 我 答应 住 下 来 ， 末 了 还 不 记 
掷 下 豪 言 : “我 只 住 一 晚 ， 明 天 就 搬 。” 


事实 上 当然 不 只 住 了 一 晚 一 一 厚 脸 皮 如 我 ， 在 第 二 日 问 了 儿 家 旅 
低 ， 发 现 条 件 最 差 的 都 要 价 50 美 元 且 安 保 系统 不 齐全 后 ， 决 是 赖 在 党 
星 酒 店 住 下 去 。 


阿 语 汗 局 势 动 沪 ， 目 杀 式 袭击 频 娄 ， 草 木 篆 兵 。 在 阿富汗 住 簿 要 
经 人 工 和 金属 探测 仪 的 层 层 严 查 。 而 每 星 作为 高 级 酒店 ， 有 防弹 大 门 
和 看 似 更 高 规格 的 金属 探测 仪 ， 还 配伍 枪 保安 。 


不 知 是 否 是 之 前 在 印度 感染 上 的 腮腺 炎 ， 在 抵达 阿富汗 的 第 一 天 
开始 改作 ， 刷 牙 、 喝 水 、 进 食 时 ， 腮 帮 子 都 疼 得 厉害 ， 且 开始 肿胀 。 
炎症 让 我 每 天 夜里 都 因 融 烧 而 无 法 入 眠 。 


在 繁星 酒店 的 第 三 天 夜里， 前 侣 打 电 话 来 ， 说 他 的 老板 想 和 我 “ 聊 
聊 ”。 夜里 10 点 约 谈 ， 动 机 难免 让 人 起 疑 ， 但 想 着 人 家 减免 我 房 费 ， 可 
见 不 是 利益 至 上 的 商人 ， 也 许 是 目 己 小 人 之 心 了 。 我 把 防 狼 喷 筋 往 牛 
(FER — ZB, PRE o 


Gli, Chon: “党 星 酒店 里 住 了 一 些 中国 客 人 ， 他 们 来 目 
中 国 的 电子 工程 公司 。 你 也 明日 ， 我 们 这 里 的 房价 最 低 是 90 美 元 ， 我 
们 和 他 们 公司 有 长 期 合同 ， 优 惠 他 们 一 些 ， 每 天 收 他 们 80 美 元 。” 我 点 


点 头 。 他 接着 说 : “有 中 国 工程 师 听 说 了 你 的 房价 ， 来 我 这 里 拍 桌子 投 
诉 。" 我 一 导 ， 什么 ? ! 


“我 是 生意 人 ,一旦 此 事 外 传 ， 我 的 生意 难 做 。” 我 这 才 回 想起 ， 
曾 有 中 国 来 的 工程 师 在 酒店 附近 与 我 聊天 ， 问 及 房价 ， 我 便 如 实 告 
知 ， 不 曾 想 他 们 也 住 演 星 酒店 ， 更 不 曾 想 目 己 的 同胞 会 如 此 这 般 使 我 
难堪 。 


WEA, CICA AR, MARX ILA EMRE ・ RATE 
供应 目 助 餐 ， (2165S 7c — BAY te OP, LE CPE AD Eb TR 
和 餐 。 语 言 不 通 加 上 目 己 敏感 的 外 国 女 性 喘 份 ， 在 穆斯林 和 餐厅 点 和 餐 并 不 
顺利 。 后 来 ， 经 我 观察 ， 独 目 用 和 餐 的 女性 十 应 该 在 餐厅 的 地 下 室 进 餐 
的 ， 而 且 进 餐 时 不 能 摘 下 头巾 面 秘 ， 而 应 该 左手 掀起 头巾 一 角 ， 碳 手 
用 勺子 把 食物 送 进 嘴 里 。 而 不 懂 规 矩 的 我 ， 目 然 束 不 受 欢 迎 了 。 


这 些 都 还 没 来 得 及 告知 ， 老 板 已 拍板 发 话 : “明天 起 ， 你 一 日 三 屯 
都 可 以 在 酒店 吃 自助 餐 ， 我 已 交代 好 员工 ， 不 收 你 钱 。” 


如 条 说 一 开始 的 房价 优惠 征 看 在 我 是 穷 学 生 分 儿 上 ， 他 做 出 的 普 
民 决 是， 那么 免除 饭 钱 ， 便 显得 不 那么 简单 纯粹 了。 我 开始 猜疑 这 背 
后 的 用 心 , ARSE RAMBUS ESE © 


老板 接着 说 : “其 实 我 和 你 搭乘 同一 趟 航班 ， 从 迪拜 飞 喀 布尔 ， 你 
或 许 没 注意 到 我 ， 我 坐 在 头等 舱 ， 而 你 在 经 济 舱 。 我 虽 是 阿富汗 人 ， 
但 有 英国 国籍 ， 长 居 伦 敦 。 前 台 侍 应 给 我 打 电话 时 ， 0 Ma 从 
你 入 门 开始 的 一 举 一 动 ， 我 都 通过 监控 镜头 观察 在 眼 里 。 


说 厦 ， 他 从 抽 层 里 拿 出 目 己 的 英国 护照 ， us ey 
得 意 满 地 重申 道 :“ 你 看 ， 我 是 英国 公民 ， 只 是 回 阿富汗 度假 。 生怕 
我 看 不 清 护 照 上 的 大 不 列 题 字样 ， 又 晃 了 一 把 封 庶 。 


人 若 有 能力 , AeA SAREE, 移 居 英 国 基 他 的 目 由 , 本 
无 可 厚 非 ， 但 他 极力 搬 请 与 阿 富 主 的 关系 叫 我 反感 。 面 对 孕育 目 己 的 
国度 和 文化 根基 ， 人 们 本 该 目 取 。 


老板 解释 得 越 多 ， 越 让 我 狐疑 : 明明 开头 在 电话 里 惑 能 说 清 的 细 
玉 ， 却 竺 到 独处 时 才 抛 出 ， 而 他 对 目 己 权 贯 吴 份 的 强调 也 叫 我 不 安 。 
没 再 听 下 去 ， 我 说 腮腺 炎 折 硫 人 人， 夜里 总 发 烧 ， 便 借故 回 房 休 妃 。 当 
PR, HOARE RT BBA ° 


那 夜 睡 前 ， 我 做 了 决定 ， 要 尽早 离开 繁星 酒店 ， 前 往 阿富汗 男 一 
城市 顽 拉 符 。 于 情 ， 我 并 非 喘 无 分 文 之 人 ， 占 着 诸多 恩惠 总 不 应 当 ; 
于 理 ， 老 板 的 表现 ， 让 我 难以 分 辨 意图 。 


BORG IY, BSA: “老板 说 今 晚 想 找 你 聊天 。” 我 推 
扩 称 目 己 今夜 会 晚 归 ， 需 要 休 轧 ， 聊 天 不 便 。 实 际 上 ， 哪 有 “ 晚 归 ”一 
事 ， 在 喀布尔 的 每 一 天 ， 天 色 产 暗 时 我 就 打道 回 府 。 侍 应 又 说 : “老板 
说 无 论 多 晚 都 会 等 你 。” 至 此 ， 我 下 了 决心 搬出 楷 星 酒店 。 


那天 傍晚 回 到 繁星 酒店 门口 ， 我 收 到 老板 短信 一 一 他 应 该 是 在 前 
台 登 记 表 中 拿 到 了 我 的 号 码 ， 说 的 是 :“ 甜 心 ， 我 等 你 回来 聊天 ， 多 了 晚 
都 等 。 回 来 后 给 我 打 电 话 。” 杀 昵 的 语气 一 改 之 前 聊天 时 的 严肃 面相 ， 
让 我 惑 然 。 


我 只 好 一 路 见 风 畸 崇 地 小 跑 ， 尺 力 绕 过 了 繁星 酒店 的 监控 摄像 
头 ， 溜 回 房间 ， 没 再 出 来 。 我 悲 月 于 独 旅 女性 铬 是 性 格 开 朗 ， 易 叫 人 人 
误 以 为 古 作 风 聚 放 ， 能 占便宜 ， 他 人 都 布 望 一 尝 甜 尖 ， 帮 等 不 到 ， 也 
不 见得 有 损失 。 

第 二 天 一 早 ， 我 退 掉 房 间 ， 前 往 阿 定 汗 东部 城市 赫 拉 特 。 退 房 
后 ， 仍 竹 试 理 清 那 团 乱 矿 ， 帮 老板 古 真 心 助 我 ， 我 便 是 世间 小 人 ; 若 
老板 确实 意图 不 轨 .….… 


在 替 拉 特 的 乱世 之 交 


在 去 往 赫 拉 特 之 前 ， 我 曾 癌 在 喀布尔 结识 的 一 位 阿富汗 记者 问 询 
情況 , 他 力 効 我 切 勿 前 往 : “ 炙 拉 特 不 如 喀布尔 安全 ， 只 要 走出 市 中 心 
区 域 ， 极 易 被 塔利班 绑 膝 。 你 在 赫 拉 特 搭乘 出 租车 ， 司 机 也 可 能 打 电 
话 给 塔利班 ， 叫 他 们 来 绑 避 你 。” 另 一 位 阿富汗 摄影 师 的 建议 更 骇 
人 :“ 到 了 赫 拉 特 ， 一 定 要 打 起 精神 ， 紧 盯 出 租车 司机 载 往 的 方向 : 往 
左 ， 是 死亡 之 路 ， 通 向 塔利班 基地 ， 路 上 都 是 塔利班 的 检查 点 ， 一 旦 
看 见 你 ， 你 必死 无 疑 ; 往 右 ， 那 才 是 去 往 赫 拉 特 城区 的 路 。” 


此 前 从 喀布尔 前 往 临近 城市 贾 拉 拉巴 德 所 经 的 道路 也 叫 当地 人 闻 
之 色 变 。 他 们 说 这 条 道路 布 满 了 塔利班 内 线 ， 也 有 潜在 的 炸弹 ， 被 淮 
为 “世界 上 最 危险 的 公路 ”， 然 而 同样 在 这 条 路 上 ， 我 却 看 到 了 村 庄 和 
湖泊 组 成 的 美丽 风光 。 


THAME, 让 人 忘 了 自己 身 处 战乱 纷繁 之 地 


其 时 在 阿富汗 已 近 一 周 ， 其 间 得 知 我 初 抵 喀 布尔 机 场 时 独 目 步行 
过 的 一 条 小 径 在 一 周 前 曾 发 生 爆 炸 ， 乘 车 经 过 的 9 名 外 国人 被 炸 死 ， 事 
后 媒体 披露 这 9 人 生前 都 为 阿 富 洗 政 府 工作 ， 这 意味 着 这 场 爆 炸 不 是 意 
外 事故 ， 而 是 场 针 对 该 国政 府 的 有 预谋 的 您 怖 袭击 。 得 知 消 轧 时 ， 我 
不 禁 想 ， 我 们 走 的 是 同一 条 路 ， 我 却 平安 无 事 ， 看 来 生死 由 天 ， 既 然 
避 不 了 、 纵 不 过 ， 与 其 惊 伙 担 忧 死亡 突 至 ， 倒 不 铬 活 得 随 性 。 我 对 箱 
命 论 的 深信 ， 大 概 束 古 那 时 植 下 的 。 


在 获 拉 特 机 场 ， 我 与 一 位 阿富汗 妇女 攀谈 ， 她 建议 我 入 住 较为 安 
全 的 马可波罗 旅 饮 。 出 机 场 ， 坐 上 出 租车 后 ， 我 一 直 紧 盯 前 方 ， 生 怕 
司机 一 个 左 转 ， 把 我 送 去 塔利班 梨 穴 。 老 天 保佑 ， 热 闹 的 城区 渐 现 眼 
前 ・ 


马可波罗 旅 饰 提 供 多 种 房型 ， 最 便宜 的 单 人 间 30 美 元 一 晚 。 订 房 
后 ， 我 随 服务 生 进 房 ， 一 看 摇 有 两 张 床 ， 怕 是 弄 错 了 ， 便 问 房 价 多 


服务 生 答 : PRR T , SIAL CAPRIS BATIK  ” 
我 重复 一 遍 : “不 是 ， 我 问 这 间 房 的 房价 多 少 。” 

“ 贵 ? 不 贵 ! 马可波罗 的 房价 很 便宜 。* 

我 无 奈 ， 继 续 问 : “我 问 的 是 这 间 房 多 少 钱 。” 


他 一 副 悦 然 大 局 的 表情 ， 伸 手 去 开 冰 箱 ， 说 : “的 确 是 不 冷 ， 冰 箱 
可 能 坏 了 。” 


RAMA, 提 高 了 音 量 : “我 问 的 是 房价 多 少 ? ! ” 

他 转身 ， 探 头 进 卫生 间 ， 转 头 说 : “有 水 的 ! ” 

我 无 奈 地 次 坐 在 床上 ， 拍 着 被 套 说 : “你 连 冰 箱 、 矿 泉水 的 单词 都 
Sh, We VME Al‘ BD ETS? ” 

他 皖 摆 手 ， 叫 我 等 等 。 等 了 5 分 钟 ， 他 用 一 个 大 托盘 ， 给 我 端 来 了 
20RD 泉水.……. 

于 是 我 没有 再 问 。 


拿 痢 马可波罗 旅馆 前 台 送 的 赫 拉 特 城区 地 图 ， 我 一 路 走 到 赫 拉 特 
十 堡 。 严 门票 时 被 告知 ， 参 观 时 间 只 剩 半 小 时 。 一 位 管理 人 员 走 过 来 
说 ， 寿 征 我 不 介意 ， 他 可 以 障 我 选 古 堡 ， 且 能 延 后 关门 。 管 理 人 员 名 
叫 “ 好 马 哟 ”， 是 古 你 旅游 区 的 主管 ， 一 路 用 流畅 的 英语 介绍 证 堡 历 
史 。 我 正 做 小 人 人， 猜测 着 他 是 不 是 想 收 我 导游 费 的 时 候 ， 他 让 我 在 原 
地 等 等 ， 只 见 他 叫 来 了 男 一 位 伙伴 “ 朱 哆 ”。“ 好 马 史 ”说 ， 辱 他 和 我 单 


独 相 处 ， 易 招引 流言 ， 把 另 一 位 管理 人 员 “ 朱 哟 ? 叫 来 ， 能 镇 住人 们 好 
事 的 路。 这 么 一 昕 ,“ 好 马 哆 ”是 正直 之 人 ， 收 费 目 然 是 我 的 多 余 猜 
测 。 


“RF Sey? A RIE) ELD BR BE Sha REE, 堅持 第 二 
天 开 和 车载 我 去 参观 其 他 景点 。 


目 从 进入 阿富汗 ， 在 街 上 步行 往往 受到 各 种 干扰 : 有 时 征 人 们 跟 
着 我 ， 宫 语 轻 佑 ， 有 了 时 是 孩子 们 退 着 要 钱 ， 不 给 束 张 嘴 开 高 ， 有 了 时 是 
车 子 徘 路 边 停 下 ， 人 们 开 窗 朝 我 吹 口哨 ， 有 时 是 和 警察 把 我 拦 下 ， 不 许 
我 步行 ， 叫 来 出 租车 把 我 载 走 。 在 阿富汗 人 的 服 里 ， 女 性 不 该 独 目 步 
行 、 购 物 和 用 和 餐 。 阿 富 汗 女人 常年 受到 轻视 甚至 侮辱 ， 用 布尔 卡 章 外 
GREER, 独 余 一 双 元 吾 的 深 醒 睡 子 , ESS LA —/)RA 
后 ， 小 心 风 次 地 宏 探 着 这 个 并 不 包容 日 己 的 国土 ， 每 一 个 步子 都 走 得 
战 战 吏 问 ， 踏 踩 在 目 己 的 苇 严 之 上 。 对 于 被 厨 驾 和 被 禁 足 ， 阿 定 汗 女 
人 人 司空见惯， 甚至 认为 目 己 的 丈夫 有 了 殴打 她 们 的 权利 ， 无 论 目 己 是 否 
有 过 错 。 


相识 的 这 个 傍晚 ,“ 好 马 哆 ”和 “ 朱 哟 ”驱车 送 我 至 旅馆 门 口 ， 才 放 
心 离开 。 想 起 他 们 曾 提 醒 我 应 用 大 块 布料 包 右 全身 ， 我 便 改 了 主意 ， 
并 未 回 酒店 ， 而 古 步 行 去 找 布料 店 。 


路 上 有 看 似 正经 的 男子 搭 训 :“ 你 去 哪里 ? ”我 警惕 ， 不 理会 ,他 
又 说 :“ 你 一 个 人 走 不 安全 。” 我 依旧 不 理会 。 他 一 路 跟着 我 。 这 时 ， 
一 辆 摩托 车 驶 过 ， 无 意 钓 到 了 我 的 背包 ， 他 冲 上 前 ， 一 把 帮 我 搜 回 背 
包 ， 我 忙 道谢 。 他 又 随 我 到 布料 店 ， 见 我 和 店铺 老板 无 法 沟通 ， 便 帮 
我 翻译 。 


买好 了 襄 身 的 布 丐 ， 我 准备 回 酒店 。 那 男子 问 我 去 哪里 ， 我 答 说 
回 酒店 * 他 嬉 笑 道 : “一 起 回 叶 ・? 我 火 冒 三 丈 , 固 太 他 高井 ・ 他 不 似 
NBA, MPFR ERASE, 嬉 笑 的 意味 更 深 : “我 可 以 吻 你 吗 ? ” 


在 印度 时 认识 的 一 位 广西 文 孩 老 妹 送 过 我 一 只 小 型 电击 棒 ， 让 我 
在 关键 时 刻 可 以 防 号 。 我 从 包 里 措 出 电击 棒 ， 不 敢 电 那 男子 ， 只 推 开 
电源 ， 发 出 “中 中 ”的 电流 声 啊 吓 晓 他 。 他 不 仪 不怕， 还 指 着 电击 棱 狂 
和 关 。 万 痒 ， 一 辆 载 客 三 轮 车 经 过 ， 我 跳 上 车 ， 叫 司机 赶紧 开 癌 旅馆 。 


回 到 房间 ， 我 越 想 越 气 ， 难 道 电 击 棒 没 威力 ， 吓 不 着 他 ? 想 着 ， 
伸手 去 摸 。 怎 料 手 指 不 小 心 触 到 开关 ， 只 有 半 秒 ， 我 整 只 手 束 和 锌 电 得 
疼痛 发 麻 ， 再 看 手掌 ， 已 是 泛 日 蝇 无 血色 。 这 是 迄今 为 止 这 只 电击 棒 
唯一 一 次 电 人 。 


第 二 日 ,，“ 好 马 哆 ”和 “ 朱 哆 ”来 接 我 ， 带 我 游 清 真 守 ， 请 我 也 区 拉 
TH CNS LST SAM Bl, FE TARY BA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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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不 走 人 们 对 食物 的 探索 和 热爱 。 


正午 时 分 ， 他 俩 要 回 古 堡 工作 ， 便 把 我 托付 给 男 一 位 朋友 哈 利 。 


三 个 人 性 格 相 似 ， 为 人 和 顺 ， 但 谈 及 未 来 美军 将 要 全 面 撤 出 阿 富 
省 时 ， 哈 利 同 我 所 遇见 的 大 部 分 阿富汗 人 一 样 ， 惯 慨 而 悲观 。 在 促使 
我 来 到 阿 富 主 旅行 的 小 说 《 追 风 筝 的 人 》 里 ， 阿 米尔 的 父亲 曾 说 过 这 
么 一 句 话 : “放心 ， 这 个 国家 会 赶 走 侵略 者 ” 而 事实 上 ， 饱 受 战 火 挫 
残 的 普通 阿富汗 民众 慷 恨 战争 和 入 侵 ， 却 文 在 赞美 着 苏联 入 侵 时 期 建 
下 的 大 楼 和 公路 质量 极 好 ， 受 塔利班 攻击 仍 不 毁 。 他 们 对 信 梦 错 道 的 
美利坚 不 抱 好 感 ， 却 又 担忧 美军 撤 出 后 ， 政 府 无 力 与 塔利班 组 织 抗 
衡 ， 届 时 塔利班 将 攻占 阿富汗 相对 较 安 全 的 东部 和 西部 ， 屠 杀 无 率 百 
姓 ， 并 与 其 他 武 泛 派 别 进行 内 战 。 


哈 利 洲 我 至 家 中 做 客 。 他 的 妈妈 皮肤 白 暂 ， 一 双眸 子 似 洲 深 湖 
泊 ， 叫 我 陷 进 去 。 她 只 会 达 利 语 ， 与 我 沟通 不 来 ， 端 来 的 水 采 和 饼干 
却 一 一 接 一 盘 。 


我 本 起 好 路 之 人 , 在 朋友 母 款 面前 更 起 不 必 挫 交 , 左手 提 一 志 姜 
糖 饼 ， 石 手 握 一 个 外 表 似 梨 ， 果 肉 却 像 苹果 的 不 知名 果子 ， 左 一 口 右 
一 口 ， 也 没 管 哈 利 妈妈 听 慌 没 ， 连 连 尺 呼 好 吃 ， 还 不 起 蝎 一 口 刚 调 好 
的 奶茶 。 哈 利 妈 妈 看 得 开心 ， 似 想起 了 什么 ， 转 吴 进 房 ， 捧 出 一 把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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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下 我 不 于 了 ， 择 手 说 不 要 ， 哈 利 妈妈 以 为 我 嫌 少 ， 又 进 屋 拿 出 
首饰 盒 于 ， 取 出 一 枚 银 戒 指 。 我 怎 受 得 起 这 份 礼 ， 忙 说 不 要 。 哈 利 妈 
妈 急 了 ， 托 一 把 哈 利 ， 让 他 说 话 。 哈 利 劝 我 :“ 银 饰 不 员 ， 但 年 代 久 
远 ， 每 一 串 每 一 枚 都 有 改 事 ， 既 然 妈妈 一 番 心 意 ， 你 殉 收 下 吧 。"? 话 说 
到 这 个 份 上 ， 我 便 挑 了 一 条 最 显 旧 的 手链 和 一 枚 最 小 的 戒指 收 下 。 


初 抵 阿富汗 ， 不 懂 官 方 语言 达 利 语 ， 简 直 寸 步 难 行 ， 于 是 学 了 些 
简单 词汇 ，salaam 是 你 好 ，tashnob 是 而 所，tashakor 是 谢谢 。 偷 偷 写 在 


掌心 远 不 够 ,每 夜 睡 前 反复 回忆 几 裔 ， 怕 的 就 古 混 清 “谢谢 ”与 “而 
所 ”。 好 几 次 我 在 餐馆 ， 想 问 服务 生 卫 生 间 在 哪 ， 都 傻笑 着 看 大 人家， 
说 出 一 名 “谢谢” 而 从 卫生 间 出 来 ， 又 对 服务 生 说 上 一 句 “ 布 所 *， 让 
不 少 人 看 了 笑话 。 


收 下 银饰 的 我 又 想 卖 弄 一 下 上 自己 的 达 利 语 ， 便 握 住 哈 利 妈 妈 的 
手 ， 笑 脸 情 深 地 说 .……… “Tashnob.” 好 本 也 料 色 我 要 道 改 . 却 一 時 情 住 , 
乍 着 头 习 了 会 儿 神 ， 手 指 辐 一面 门 。 我 问 哈 利 ， 我 回 他 妈妈 道谢 ， 她 
为 何 指 门 。 哈 利 瞬 间 大 笑 起 来 ， 涨 红 着 脸 翻 译 给 他 妈妈 听 ， 他 俩 都 笑 
得 俘 不 下 来 ， 我 只 好 把 头 埋 进 奶茶 杯 里 ..…… 


从 那天 起 ， 我 用 红色 油性 笔 在 左手 手背 写 下 : “tashnob: 而 所 ; 
tashakor: 谢谢 ”， 每 天 睡 前 摘 一 次 红 ， 生 怕 根 色 。 


终 遇 阿里 旅舍 


从 赫 拉 特 回 到 喀布尔 ， 又 面临 住宿 难题 。 无 意 间 在 飞机 杂志 上 看 
到 一 则 旅馆 广告 ， 抵 喀布尔 后 致电 对 方 ， 一 番 讨 价 后 ， 对 方 承诺 每 天 
房 费 25 美 元 。 


搭乘 出 租车 前 往 那 家 旅 饮 ， 越 往 前 开 越 僻 远 ， 连 司机 都 说 一 个 女 
骇 子 住 那么 偏远 很 危险 ， 于 是 我 让 司机 推荐 住处 ， 不料， 他 竞 说 :“ 阿 
一 一 里 一 一 旅 一 一 舍 。” 他 的 语 速 正常 无 比 ， 但 这 旅舍 名 字 在 我 耳 里 却 
被 拉扯 成 一 块 厚重 的 馈 饼 ， 烙 着 那 通 与 阿里 旅舍 不 愉快 的 通话 经 历 ， 
一 同 忆 打 着 我 的 脑海 。 


眼下 似乎 别 无 选择 ， 再 加 上 司机 一 个 恰 中 时 机 的 转 头 ， 读 着 亲切 
笑 意 说 : “我 和 阿里 旅舍 的 人 很 熟 ， 我 会 叫 他 们 给 你 优惠 。” 目 认 精 明 
的 我 ， 一 时 半 会 儿 也 分 不 清 那 是 想 抽 佣 还 是 真 善 心 ， 便 叫 他 驶 往 阿 里 
旅舍 。 


阿里 旅舍 莞 比 想象 中 要 好 ，| 门 口 有 荷 枪 剑 安 ， 房 间 整 涪 ， 服 务 生 
征 请 一 色 的 大 男孩 ， 约 葛 20 图 出头。 一 交谈 ， 之 前 与 我 通电 话 的 那 位 
忠 是 老板 ， 他 说 每 天 房 费 30 美 元 。 我 嫌 贵 ， 问 可 有 学 生 优 惠 价 。 老 板 
称 这 已 是 最 低 价 ， 其 他 人 都 是 50 美 元 一 天 。 


谈 不 受 ， 我 转 号 吏 走 ， 要 司机 载 我 另 找 住处 。 一 路 上 ， 司 机 不 断 
给 阿里 旅舍 的 老板 打 电 话 ， 又 转 头 对 我 说 : “25 美元， 他们 只 收 你 25 美 
元 一 天 。” 我 这 才 同 意 回 去 住 下 。 


入 住 后 才 知 道 ， 阿 里 旅舍 的 老板 很 年 轻 ， 是 大 学 二 年 级 的 学 生 ， 
俄语 专业 ， 准 备 到 俄罗斯 念书 。 我 在 网 上 和 朋友 聊天 ， 提 及 老板 的 年 


经 和 经 营 旅舍 的 用 心 ， 朋 友 称 老板 为 “青年 才 俊 *。 后 来 ，“ 青 年 才 
俊 "不 断 向 我 解释 ， 说 自己 以 前 英语 还 不 错 ， 学 了 俄语 后 把 英语 都 忘 光 
了 ， 还 介绍 自己 的 名 字 是 法 哈 德 。 我 这 才 明白 ， 他 在 电话 里 用 词 不 
受 、 话 语 急促 ， 是 因 拉客 心切 又 自觉 英语 不 好 而 紧张 ， 才 叫 我 误会 关 
他 不 友好 。 


我 每 天 经 过 旅舍 大 符 时 ， 都 看 到 法 哈 德 正 狼 眉 癌 脸 地 监察 一 楼 餐 
厅 的 施工 情况 。 他 告诉 我 ， 阿 里 旅舍 共有 30 间 客房 ， 但 住 笨 高 峰 期 也 
仅 能 住 满 10 间 房 ， 阿 里 旅舍 占 地 面积 大 ， 水 电 开 文 不 小 ， 加 上 每 月 租 
金 折 合 人 民 市 近 2 万 元 , IKE BETA ELL © 


我 目 存 要 帮 他 写 房间 描述 文字 ， 并 放 在 各 大 旅舍 预订 网 站 做 宣 
传 。 法 哈 德 很 是 感激 ， 但 也 坦言 正在 装修 的 餐厅 已 耗费 他 不 少 精力 ， 
他 实在 没 空 处 理 网 络 订 单 。 


目 从 我 提出 要 帮 着 开通 网 络 订房 后 ， 法 喻 德 和 旅舍 里 的 男生 们 束 
把 我 视 作 朋友 来 对 竺 。 湖 渐 地 ， 每 天 出 门 前 和 他 们 问 声 好 、 回 来 后 聊 
聊 一 天 见闻 ， 已 成 了 习惯 。 尽 管 有 时 他 们 听 不 懂 所 有 内 容 ， 但 还 是 坚 
持 要 昕 。 这 是 民族 情结 ， 他 们 希 祈 每 一 位 来 阿富汗 旅行 的 人 没有 说 驿 
扰 、 没 有 经 历 不 快 。 而 实际 上 ， 我 当然 都 经 历 过 。 


即便 我 每 天 都 披 着 头巾 、 衣 着 密实 ， 还 是 在 街头 被 不 少 阿 主 汗 人 
当 作 奴 文 ， 挑 峡 的 语言 甚至 是 过 分 的 动作 都 不 时 出 现 ， 甚 至 有 人 小孩 芍 
着 驴 车 打 我 面前 经 过 时 ， 把 手 在 膛 子 前 一 横 ， 做 出 割 喉 的 动作 。 一 
日 ， 一 位 看 上 去 年 近 90 的 老人 在 街 上 尾随 着 我 ， 颜 铣 狗 地 递 来 一 受 纸 
o>, Wag He: “上 床 , EPR...” 


这 些 不 快 ， 我 都 没 告诉 阿里 旅舍 的 人 们 ， 偏 报喜 不 报 优 。 


一 开始 ， 阿 里 旅 汗 的 服务 生 们 给 我 的 早餐 是 牛奶 燕麦 和 前 鸡蛋 ; 
渐渐 地 ， 早 餐 分 量 合 加 惊人 ， 最 终 版 本 是 燕麦 、 两 块 馈 饼 、 两 个 前 鸡 


` 一 壶 绿茶 、 一 杯 热 奶 茶 ， 还 有 数 盒 黄油 和 采 桨 。 这 种 敛 着 至 现 的 
情 让 我 很 古 感 动 ， 也 让 我 因此 省 下 每 天 的 午饭 。 此 外 ， 阿 里 旅舍 还 
点 餐 服 务 ， 实 际 上 只 十 把 男生 们 派 到 邻 街 餐 厅 取 和 餐 食 ， 却 分 文 不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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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舍 门 前 有 一 个 大 概 十 二 三 岁 的 小 男孩 ， 每 天 入 夜 后 在 旅舍 | ] 前 
卖 围 巾 。 阿 富 汗 的 街 上 游荡 的 孩子 大 多 十 因 贫 蜀 学 ， 靠 售卖 一 些小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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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氢 腿 追 过 去 ， 妃 足 两 条 街 ， 想 还 那 一 脚 ， 可 一 把 搜 住 孩子 ， 看 到 
那 睫毛 扑 局 的 大 眼睛 ， 心 一 酸 ， 终 是 放 了 。 小 孩 的 道德 标准 模糊 ， 前 
一 刻 还 踢 我 窟 我 的 孩子 ， 被 嘱 过 后 ， 直 冲 着 我 微笑 。 


四 处 可 见 的 馈 饼 店 


相 较 之 下 ， 阿 里 旅舍 门 前 的 围巾 小 孩 显 得 非常 讨 喜 。 他 总 是 一 副 
温顺 模样 ， 些 微 低 着 涉 ， 对 着 傍晚 归来 的 我 轻声 地 问 : “女士 你 好 ， 请 
问 你 今天 要 买 围巾 吗 ? ” 


他 每 晚 都 这 样 问 我 ， 每 问 一 次 ， 我 的 心 束 软 一 回 ， 可 我 既 不 需要 
围巾 ， 也 不 愿 出 于 同情 去 购买 。 一 天 ， 想 起 目 己 背包 里 还 有 一 大 包 从 
国内 市 来 准备 送 外 国友 人 的 饰品 ， 便 将 整 包 东西 给 了 阿里 旅舍 的 前 
台 ， 让 他 们 转送 围巾 小 了 该 ， 说 钙 送 他 的 中 国 礼物 ， 愿 他 慌 得 把 这 包 礼 
物 拆 开 贩卖 。 


一 夜 ， 我 回 旅 舍 已 是 夜里 8 点 。 喀 布尔 入 夜 后 的 气 刘 与 日 日 迎 异 ， 
寒意 叫 我 环 住 了 手臂 ， 巧 蕊 发 拌 地 步行 回 旅 省。 围巾 小 孩 还 在 ， 正 六 
人 角 单薄 地 站 在 围巾 架子 后 面 ， 孤 零 零 地 望 着 漆黑 街道 ， 有 盼 厦 来 一 位 客 
人 也 好 。 我 礼 市 性 地 问 他 吃饭 了 没 ， 小 孩 仍 古 那 副 温 顺 著 人 怜 的 表 
情 ， 低 着 头 小声 回应 :“ 女 士 ， 我 还 没 吃 。 我 很 俄 。 可 是 得 卖 出 围巾 才 
能 回 家 吃饭 。” 


心头 义 一 软 ， 走 进 阿 里 旅舍 ， 问 前 人 可否 帮 我 叫 一 份 比 院 外 卖 。 
前 台大 男孩 问 : “Carrie, AMT, (mai? ?我 如 实 告知 ， 是 想 
给 门 外 的 围巾 小 孩 叫 一 份 餐 食 。 


万 万 不 承 想 ， 前 台大 男孩 回头 对 里 屋 的 法 哈 德 交代 了 几 句 ， 便 转 
过 头 对 我 说 : “Carrie， 这 与 你 无 天 ， 不 需 你 操心 。” 我 以 为 他 怪我 多 
事 ， 或 十 责备 我 同情 心 泛滥 会 惯 坏 孩 子 ， 便 有 些 慢 恼 。 他 也 不 解释 ， 
只 中 我 坐 在 招待 室 等 待 。 


几 位 大 男孩 进 了 厨房 。 不 一 会 儿 ， 他 们 端 出 一 大 爹 食物 ， 有 鸡 
块 、 馈 人 饼 、 水 果 、 米 版 和 热 茶 ， 给 我 看 一 眼 ， 然 后 端 出 门 去 。 见 我 采 
住 ， 法 哈 德 对 我 说: “放心 吧 ， 今 天 开始 ， 我 们 负责 门口 小 孩 的 午饭 和 
晚 执 。" 我 才 醒 情 ， 那 一 名 “与 你 无 关 ?” 只 是 因为 同样 学 俄语 的 前 人 台 找 不 
到 合适 的 英语 来 表达 。 


我 一 时 感动 得 找 不 到 言语 来 表达 ， 只 唯 唯 诡 诡 地 点 头 。 入 住 以 
来 ， 每 次 出 门 ， 他 们 都 问 我 去 哪 ， 铬 是 去 的 地 方 远 ， 他 们 束 不 允许 我 
步行 ， 硬 是 要 必 我 叫 出 租车 ， 叫 只 好 司机 并 代 付 车 钱 后 ， 才 让 我 出 
门 。 于 和 是， 几乎 每 一 天 都 是 这 样 开始 的 : 阿里 旅舍 的 男生 们 叫好 芋 
子 、 付 了 车 费 ， 我 掏 不 过 去 ， 只 好 上 了 生子 ， 但 总 会 在 车 发 动 时 打开 
窗 ， 把 车 费 往 窗外 一 护 ， 扫 着 椅 背 让 司机 加 速 离 开 。 


有 时 好 奇 心 作 崇 ， 想 要 去 旅舍 旁 的 小 卖 部 转 转 ， 看 看 阿富汗 这 硝 
烟 四 起 的 国度 里 ， 店 铺 里 会 售卖 什么 商品 。 尤 其 听 不 能 喝酒 的 穆斯林 
们 提起 ， 说 他 们 喜爱 喝 俄罗斯 产 的 钢 装 无 酒精 类 鸡尾酒 后 ， 我 更 是 希 
望 一 试 究竟 。 

这 天 我 来 到 旅舍 旁 的 商店 ， 选 了 瓶 无 酒精 饮品 。 结 账 时 ， 老 板 问 
我 :“ 你 是 那个 住 在 阿里 旅舍 的 中 国 姑娘 ? ” 


我 点 头 ， 好 奇 地 问 老板 如 何 得 知 。 他 却 不 答 ， 而 是 把 我 伸 出 去 付 
款 的 手 推 了 回来 ， 说 : “阿里 旅舍 的 人 交代 过 我 ， 你 来 严 东 西 ， 一 律 不 
能 收 钱 。” 我 执意 要 付 ， 老 板 一 再 地 把 钱 退 回来 。 


于 是 ,我 在 心里 丘 量 出 大 概 售 价 ， 抓 起 没有 标价 的 馅 品 ， 把 几 张 
纸 钞 往 柜 台 一 护 ， 撤 腿 就 跑 ， 余 老板 在 身后 挥 着 钱 大 喊 。 


在 阿富汗 已 近 一 个 月 ， 父 母 盼 我 归 去 的 心切 切 。 纵 钙 我 的 旅途 好 
奇 心 再 重 ， 也 决定 要 回 家 。 


离开 前 夜 ， 我 回 阿 里 旅舍 的 每 一 位 员工 道别 。 大 男孩 们 守 安 商 
量 ， 总 结 道 ， 我 离开 在 即 ， 应 该 给 家 里 带 一 些 纪念 品 ， 他 们 派 法 哈 德 
陪 我 去 超市 采购 。 


阿富汗 的 工商 业 被 纷 演 战 火 挫 虹 ， 从 零食 到 生活 用 品 ， 绝 大 多 数 
依靠 进口 ， 而 本 土 可 做 纪念 品 的 无 非 干 果 、 银 饰 、 手 工 千 子 等 密 密 数 
样 。 


大 男孩 们 说 : “阿富汗 干果 可 是 出 了 名 地 好 吃 ， 可 以 给 你 家 人 囊 一 
些 。” 物 价 高 郧 ， 我 摇头 说 不 需要 ， 他 们 却 一 再 坚持 。 想 着 入 住 数 周 以 
来 ,我 欠 旅 多 的 恩情 太 多 ， 而 领 我 去 超市 的 好 意 不 好 推 却 ， 我 还 是 跟 
着 法 哈 德 去 了 超市 。 


一 看 商品 标价 ， 一 包干 果 近 30 美 元 。 我 看 着 法 哈 德 ， 多 期 盼 他 说 
这 种 干果 味道 一 般 ， 好 给 我 个 台阶 说 不 买 ， 不 料 他 说 : “阿富汗 的 干 
果 ， 可 能 是 全 世界 最 好 吃 的 。” 事 后 证 明 ， 这 个 “全 世界 最 好 吃 ” 的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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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拿 起 一 包干 果 放 进 购 物 车 里 。 法 哈 德 焉 着 脑袋 问 我 :“ 难 道 你 没 
ESR BRIG?” 


我 只 好 又 全 了 一 包 。 
他 义 焉 了 一 回 脑 宸 :“ 难 道 你 没有 到 嚼 好 姨 之 类 的 吗 ?” 


我 只 好 又 抓 起 了 一 包 。 


法 哈 德 顺手 将 一 盒 中 东 椰 灰 放 进 购物 车 : BEAR A 
谈 。” 想 着 本 束 不 厚 的 钱包 ， 我 的 心里 几乎 润 出 血 来 。 


念 及 阿里 旅舍 的 善意 ， 我 挑 了 些 新 鲜 食 材 ， 计 划 着 第 二 日 离开 前 
要 给 他 们 做 一 顿 中 餐 。 


在 我 排队 结账 时 ， 法 喻 德 忽然 拦 在 我 喘 前 ， 说 什么 也 不 肯 让 我 付 
钱 。 我 急 得 满 头 汗 ， 但 鉴于 阿富汗 对 男女 有 别 看 得 颇 重 ， 又 不 敢 去 扯 
他 ， 只 好 低 声 恳请 他 不 要 抢 这 份 账 单 。 他 不 听 ， 依 然 付 了 账 ， 说 :“ 你 
征 阿 里 旅舍 每 一 个 人 的 朋友 。 在 阿富汗 ， 我 们 不 能 让 朋友 出 钱 。” 


《 追 风筝 的 人 》 让 我 对 阿 刘 省 升 起 好 奇 心 ， 想 一 条 战争 中 的 民众 
如 何 挣扎 存活 。 没 想到 ， 我 看 到 的 ， 都 是 被 战争 楼 毁 日 肖 生 活 却 没 被 
拱 毁 一 颗 善良 之 心 的 阿 语 汗 人 。 这 世间 顶 顶 难得 的 ， 便 是 经 历 过 渊 深 
黑暗 ， 还 选择 相信 光明 。 


离开 这 天 ， 我 一 早起 床 ， 砍 鸡 、 切 末 、 调 次 、 烧 水 ， 给 阿里 旅舍 
每 一 位 于 我 有 恩 的 人 做 了 顿 勉强 竣 合 的 中 和 餐 。 做 完 时 ， 离 航班 起 飞 还 
有 两 个 小 时 ， 想 起 通 往 机 场 路 上 的 层 层 安检 和 机 场 的 搜查 将 会 非常 耗 
时 ， 逆 盘 的 染 都 没 来 得 及 试 味 ， 便 担 去 手 上 的 盐 粒 糖 粉 ， 要 付 住 窒 
费 。 


阿里 旅舍 的 前 台 男生 连 慎 眼 里 都 充满 笑 意 ， 看 了 一 眼 法 哈 德 ， 对 
我 说 :“ 想 要 退 宿 ， 先 问 老 板 。* 我 看 向 法 哈 德 ， 不 料 他 淡淡 地 说 : “不 
用 付 钱 。”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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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泪 开始 打转 ， 心 里 着 急 ， 不 希望 普 民 的 人 做 亏本 生意 。 法 哈 
德 义 说 :“ 真 的 不 用 给 钱 ， 你 做 的 这 顿 饭 整 当 作 古 住 窒 费 了 。 这 些 ， 关 
乎 情谊 ， 无 天生 意 。” 有 眼看 赶 航班 的 时 间 已 经 不 多 ， 我 不 再 描 。 


我 伸 出 右手 小 指 ， 让 法 哈 德 和 我 勾 指 承诺 ， 他 也 伸 出 手 来 ， 问 承 
疾 仕 久 ・ 


“我 下 次 来 ， 你 们 一 定 要 收 钱 。” 
他 一 听 ， 立 马 把 手 藏 到 背后 ， 笑 着 说 : “考虑 一 下 。” 


同 阿里 旅舍 每 一 位 大 男孩 告别 ， 坐 上 他 们 大 我 叫 的 出 租车 前 往 机 
场 。 临 近 机 场 的 道路 设 有 安检 仪器 ， 乘 客 必须 接受 搜 映 检查 ， 行 李 过 
了 金属 探测 仪 后 ， 还 要 拆 分 出 来 进行 人 工 检 查 。 


进 到 机 场 ， 义 面临 层 层 安 检 。 先 是 进入 上 暗房， 被 阿富汗 女性 安检 
员 措 和 全 身 ， 然 后 是 随身 表 包 被 打开 ， 私 密 袋 子 也 被 拉 开 细 细 查看 ; 
再 是 大 包 人 小包 过 金属 探测 仪 。 相 机 包 过 金属 探测 仪 时 啊 了 ， 安 检 人 员 
凶 得 很 : “里 面 有 手电 简 ! ”“ 哪 有 什么 手电 简 ? ” 我 回 (aL LRH 
ZG ERE: “我 说 有 就 有 ， 打 开 !” 


登 机 时 间 迫 近 ， 路 上 安检 和 索 杂 恼人 ， 他 态度 又 粗鲁 ， 主 我 一 下 子 
来 了 气 。 我 一 把 搜 起 相机 包 ， 取 出 相机 ， 把 包 里 的 物品 一 股 脑 倾倒 在 
桌面 ， 嫌 不 够 解 气 ， 又 扯 过 随身 包 ， 将 物件 哗啦 啦 地 甩 出 来 ， 吼 
道 : “ 査 ! 我 像 恐怖 分 子 喝 ? 有 必要 这 样 查 一 位 游客 吗 ? ! ? 


他 很 沉重 ， 盯 我 一 眼 :“ 游 客 ? 不 可 能 ! 你 是 外 国政 府 人 员 
吧 ! ”这 一 句 听 得 我 无 革 ， 没 有 心思 再 去 大 声 回 击 ， 更 不 愿 解释 目 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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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肚 里 ， 答 他 查 完 ， 叉 一 样 样 地 拾 回 物品 ， 胡 乱 塞 回 包 里 。 其 余 安检 
人 员 见 状 ， 也 围 过 来 默默 帮 有 我 收拾 。 


5 分 钟 后 ， 我 坐 在 候 机 室 ， 回 想 目 己 的 行为 ， 脸 一 下 涨 红 了 一 一 我 
择 能 如 此 粗野 ”既然 心甘情愿 来 到 阿 富 江 ， 怠 应 对 这 里 的 安全 状况 有 
所 了 解 ， 加 上 一 路 对 袭击 、 绑 架 、 爆 炸 事件 的 耳闻 ， 更 应 去 理解 和 草 
重 阿富汗 小 至 餐饮 超市 大 至 机 场 安保 措施 如 此 严密 的 意义 。 我 越 想 越 
做 下， 起 身 跑 回 安检 人 台 ， 辣 刚刚 对 其 发 火 的 安检 人 入 员 道歉 ， 他 好 似 没 
叫 憧 


我 走 到 候 机 室 ， 拢 起 手掌 当 喇叭 : “请 问 有 谁 会 英语 吗 ? ”一 位 好 
心 的 阿富汗 人 恋 上 前 来 ， 我 请 他 帮 我 翻译 这 段 话 : “我 的 确 是 来 旅行 
的 ， 也 尊重 你 们 的 工作 。 我 应 该 理解 检查 的 初衷 是 为 保障 乘客 安全 ， 
这 其 中 包括 我 的 安全 。 我 为 目 己 的 粗鲁 无 礼 同 你 道歉 ! ” 


乘客 昕 了 这 上 段 话 ， 当 即 突 了 ， 转 过 映 去 为 我 翻译 。 他 的 声音 才 
沙 ， 安 检 信 员 痢 跟着 笑 了 。 乘 客 同 我 转达 道 :“ 他 们 也 想 对 你 说 对 不 
起 ， 刚 才 他 们 太 凶 了 。” 
Mose ip! Wd esd ee | 


同 阿里 旅舍 告别 


不 市 遗憾 地 离开 阿富汗 前 ， 我 给 爸爸 发 短信 : “EE, 我 住 的 旅 舎 
每 个 人 部 对 我 很 好 ， 在 我 离开 时 还 不 肯 收 我 的 钱 。 我 感动 得 有 点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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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的 短信 回 得 很 快 : “女儿 ， 一 样 米 养 百 样 人 ， 这 样 的 好 人 你 以 
后 还 会 遇 到 很 多 。 关 键 是 ， 不 轻易 落 泪 。” 


是 吧 ， 但 愿 。 


(本 章 原 文 首 发 于 网 易 人 间 ) 


CHAPTER 3 我 不 允许 你 独 目 旅行 


伊拉克 


祭 黄 仪式 末尾 ， 主 持 人 洒水 祝福 诸位 


道别 的 场景 仍 历 历 在 目 : 天 色 初 泛 白 ， 晨 间 春 震 囊 着 沙 尘 缓 缓 弥 
pa Ul aes Lil Me i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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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真 寺 是 立 在 如 烟 东 雾 中 。 * 清真 寺 「] 前 , ARARONZOLEM D 
木 车 下 乞讨 ， 一 文 送葬 队伍 护送 着 柜 木 ， 高 喊 “ 真 主 万 安 ”， 疾 步 带 起 
降 降 生 。 


我 不 时 伸手 ， 去 措 那 藏 在 黑 息 里 的 相机 ， 淘 户 用 镜头 记录 这 一 
切 , 但 义 担心 车 起 民 怒 ， 始 终 犹 巴 着 ， 不 敢 委 动 。 巴 士 拉 家 族 走 在 前 
头 ， 互 相 讨论 着 ， 不 时 回头 看 我 。 院 达 抛 来 一 个 眼神 ， 暗 中 我 看 好 相 
机 ， 我 那 好 不 容易 才 挪 到 肩头 想 取 相机 之 的 手 ， 又 不 甘地 从 袍 子 里 伸 
出 来 ， 扯 紧 衣 领 ， 免 得 黑 袍 滑落 ， 露 出 发 丝 ， 犯 了 茜 护 。 


忠 古 这 样 与 她 们 告别 的 。 


i 党 


你 为 什么 去 伊拉克 


初 识 院 达 ， 是 在 夏 尔 迦 枫 长 国 。 


在 首府 夏 尔 迦 机 场 候 机 时 ， 才 开始 隐隐 担心 : 在 印度 昔 等 区 公 
伊拉克 旅游 签证 ， 却 发 现 目 己 对 伊拉克 一 无 所 知 ， 路 线 、 住 答 、 交 通 
等 信息 都 没有 查询 ， 现 在 却 将 登 上 飞 往 伊 拉克 南部 城市 巴士 拉 的 飞 
机 。 


坐 在 登 机 口 旁 ， 我 四 处 张望 ， 目 光 锁 定 一 位 坐 在 我 旁人 册 ， 说 黑 候 
理 得 疡 产 实 实 的 穆斯林 女人 。 诚 悍 诚 八 ， 我 道 了 名 阿拉 伯 问 候 语 “ 院 表 
姆 阿 力 空 ”， 便 问 起 当地 情况 。 


她 瞪眼 看 我 : “你 为 什么 去 伊拉克 ? ! > 
我 为 自己 的 无 知 无 晨 感 到 善 愧 ， 训 记 答 道 去 旅行 。 


她 更 吃惊 了 ， 情 绪 激动 地 用 阿拉 伯 语 和 一 旁 的 穆斯林 女人 描述 。 
我 只 好 打 断 说 :“ 你 别 担心 我 ， 我 自己 去 过 一 些 地 方 ， 不 会 轻信 他 
Ao” 


然后 ， 我 拿 出 护照 给 她 看 ， 指 着 一 个 个 签证 印章 ， 称 自己 走 过 非 
I 2 站 起 号 ， 叫 来 身后 的 阿拉 伯 男 
， 指 着 我 的 护照 一 个 签证 一 个 签证 地 查看 ， 和 男人 大 声 地 讨 
论 。 de TET! “WL, SY. RRL 巴 勒 斯 
坦 、 黎 巴 嫩 和 以 色 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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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21, PMR, SAT, 住 宿 我 目 己 再 査 
吧 ..….” 她 看 看 我 ， 停 止 了 和 男人 们 的 讨论 。 她 将 护照 放 在 我 伸 出 的 手 


上 ， 合 上 我 的 手掌 ， 又 用 力 一 握 ， 说 : “从 这 一 刻 起 ， 我 不 允许 你 独自 
在 伊拉克 旅行 。 太 危险 了 ， 你 必须 跟 我 回 家 ! ” 


为 赶 早 班机 ， 我 夜 御 夏 尔 迦 机 场 ， 然 而 磊 多 红眼 航班 在 深夜 抵 
达 ， 抵 境 的 阿拉 伯 人 吵吵 喷 吗 ， 我 一 晚 没 合 眼 ， 素 得 慨 ， 根 本 没 精力 
顾 得 上 这 位 妇 人 是 认真 的 还 是 说 说 而 已 。 


登 机 后 ， 她 轻 担 我 肩膀 ， 介 绍 目 己 名 叫 院 达 ， 又 命令 似 的 让 我 坐 
其 邻 座 。 我 担心 会 被 她 “ 查 问 *"， 又 怕 换 座位 影响 他 人 ， 便 说 不 用 。 


不 是 没 遇 过 这 般 热 情 的 人 : 在 飞 印度 的 航班 上 ， 一 位 印度 老 妇 人 
让 我 帮 她 翻译 入 境 表格 ， 她 则 边 织 毛衣 边 嘱 咯 我 下 机 后 跟 她 回 家 ; 飞 
抵 后 ， 印 度 妇 人 没 了 影 踪 ， 我 倒 也 轻松 ， 没 给 任何 人 添 麻 烦 。 我 以 
为 ， 正 如 印度 妇 人 那样 ， 下 机 后 乘客 四 散 ， 耶 达 也 不 再 关心 我 的 安危 
和 去 同 ， 这 该 束 是 故事 的 结局 了 。 


下 机 后 的 审查 ， 是 伊拉克 之 行 闫 格 天 卡 的 开端 ， 在 海天 出 口 处 ， 
我 被 广 辞 拦 下 。 入 境 官 问 我 签证 皇 么 获得 的 ， 我 答 是 在 印度 申请 获得 
的 ， 又 问 谁 做 我 的 担保 人 ， 我 说 在 伊拉克 不 认识 任何 人 。 他 们 愈加 不 
耐烦 ， 用 紫光 灯 一 再 探 照 我 的 签证 ， 看 是 否 为 伪造 ， 最 后 要 求 我 递交 
在 伊拉克 担保 人 的 地 址 和 名 字 ， 才 能 准 我 入 境 。 


我 拿 不 出 任何 有 说 服 力 的 文件 。 几 近 绝 户 时 ， 忽 见 院 达 袁 我 大 步 
走 来 。 她 那 宽 大 的 凌 袍 喜 涨 ， 包 囊 得 只 露出 两 只 眼睛 ， 气 势 却 足够 测 
浇 。 她 一 把 握 住 我 的 手腕 ， 甩 去 一 个 凶 巴 巴 的 眼神 ， 一 字 一 顿 地 
说 :“ 我 是 她 的 担保 人 ， 她 在 巴士 拉 和 我 住 在 一 起 ， 其 他 地 方 哪 都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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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走 出 机 场 。 


我 这 才 意 识 到 ， 她 的 这 份 好 意 并 不 是 说 说 而 已 。 


出 了 机 场 ， 院 达 与 她 的 女性 朋友 让 我 一 同等 车 。 吉 普 车 驶 来 后 ， 
院 达 并 没有 问 我 意见 ， 便 吟 只 司 机 把 我 的 行李 塞 进 后 备 箱 ， 而 我 ， 也 
被 塞 进 车 子 里 ， 随 她 们 去 往 阳 生 的 未 知 地 。 


车 途中 并 无 交谈 ， 一 路 见 的 都 古 盐 碱 地 和 油井 燃烧 冒 出 的 浓 烟 ， 
不 见 一 丁点 人 影 ， 心 里 也 怖 惧 ， 不 知 命运 要 将 我 涡 同 何 处 。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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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男 子 并 不 惊讶 ， 和 闭 地 迎 我 们 进 「 门 。 


客 庁 里 , 防 祭 走 輝 十 ル ル 位 物 新 林 女人 , 都 裏 着 凌 神 , 却 因 訪 在家 
的 缘故 ， 扯 下 了 面纱 ， 活 泼 的 神色 不 再 小 心 辟 恤 地 隐匿 。 院 达 问 她 们 
介绍 我 ， 女 人 们 发 出 距 距 的 叹 叫 ， 纷 纷 来 抱 我 。 


家 族 里 的 大 姐 是 位 中 学 英语 老师 ， 我 由 她 处 得 知 了 宅 子 概况 。 这 
征 一 个 大 家 族 ， 她 们 都 是 亲 姐 妹 关 系 ; 院 达 长 住 阿布 扎 比 ， 她 的 丈夫 
在 加 拿 大 经 商 ， 女 儿 也 在 温哥华 求学 ， 陕 达 这 次 返 伊 ， 是 因为 家 族 里 
的 长 兄 心脏 病 突 发 离世 ， 她 赶 回 来 参加 追思 会 。 出 门 迎 我 的 是 她 们 的 
et, 他 現 在 是 家 中 同左 里 唯 一 的 男性 


我 仅 有 一 个 背 囊 ， 装 了 少许 衣物 ， 为 表 谢意 ， 我 把 一 条 自己 合 不 
得 戴 的 丝 巾 送 给 萨 达 ， 又 给 她 的 姐妹 们 送 了 些 礼物 。 物 品 送出 ， 其 实 
都 是 不 舍 的 。 背 包 不 大 ， 旅 途 漫长 ， 筛 来 选 去 ， 能 留 下 的 ， 都 是 珍爱 
的 ， 都 是 有 故事 的 ， 但 相 较 她 们 领 我 回 家 的 恩情 ， 就 算 倾 圳 相 赠 ， 都 
不 足以 报答 。 


新 鲜 劲 儿 过 后 ,疲倦 重重 黎 来 。 我 洁 春 背包 ， 在 大 厅 一 角 付 下 ， 
拿 出 手机 和 和 爸 妈 聊天 报 乎 安 。 家族 中 的 女人 什 丛 碌 态 ， 在 客厅 和 厨房 
频频 进出 ， 也 不 再 管 我 。 院 达 走 过 来 ， 瘟 柔 地 说 : “等 一 下 会 有 很 多 客 
人 来 家 里 。 因 为 今天 我 们 要 为 长 兄 举 行 祭 礼仪 式 。 你 现在 是 我 们 家 族 
的 一 分 子 了 ， 稍 后 你 要 同 她 们 打招呼 的 。? 我 不 知 就 里 ， 点 头 答应。 


和 和 多 妈 还 没 聊 上 几 句 ， 家 族 里 就 来 了 客人 。 院 达 和 姐妹 们 迎 上 
去 ， 拉 着 客人 的 手 说 话 ， 话 没 说 完 ， 又 看 同 我 。 我 想起 防 达 的 叮嘱 ， 
不 敢 仿 慢 ， 忙 跳 起 吴 道 好 ， 一 副 又 倦 又 情 的 模样 ， 旨 着 客人 90 度 鞠 
躬 ， 大 声 说 : “OBAMA ZS! ? 客 人 笑 , 随 状 也 示 ・ 


客人 摸 措 我 的 头 ， 开 始 用 阿拉 伯 语 跟 我 聊天 ， 我 听 不 懂 ， 只 好 又 
笑 又 点 头 ， 客 人 更 喜 了 ， 一 会 儿 拉 着 我 的 手 ， 一 会 儿 明 噜 起 我 的 头发 
来 ， 手 掌 宽 又 暖 。 


那 一 幕 里 ， 我 像 是 巴士 拉 家 族 里 的 女 娃 : ATRHRS, RRS 
得 不 行 ， 客 人 也 欣慰 。 客 人 说 的 那些 阿拉 伯 语 ， 束 好 像 是 “我 看 着 她 长 
大 ， 从 留 着 老鼠 尾 的 假小子 ， 到 现在 要 巡 人 的 大 寻 女 ， 真 叫 人 感慨 ”， 
只 可 惜 傻 转 女 怎 么 都 听 不 懂 ， 只 了 晓得 一 个 劲 儿 扣 类 傻笑 。 


好 不 容易 ， 客 人 忌 算 个 叫 去 厨房 观摩 ， 我 赶紧 退回 目 己 的 小 角落 
体 轧 。 才 坐 热 ， 又 来 了 客人 ， 我 只 好 再 次 起 吴 问 好 。 院 达 拉 着 来 客 的 
手 ， 咕 咕 叫 叫 不 知 在 聊 什 么 ， 话 语 中 不 时 蹦 出 我 的 名 字 来 。 


陆续 和 十 几 位 客人 问 了 好 ， 从 脸 到 胎 膀 都 被 捍 了 又 捏 ， 2 
梢 被 措 了 又 摸 ， 我 开始 不 耐烦 ， 问 那 位 教 英 语 的 家 族 大 姐 : aa? 
客人 ? ”大姐 扬 起 下 巴 说 ， 十 分 骄傲 : “要 来 200 多 位 客人 呢 。 


趁 独 新 的 宾客 还 没 来 ， 我 赶紧 回 角 落 和 爸 妈 视频 聊天 。 背 后 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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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 地 合 上 电脑 ， 古 我 的 第 一 反应 。 深 知 在 当地 习俗 里 ， 女 人 未 加 
记 关 的 脸 是 不 容许 被 镜头 摄 下 的 ， 被 卫生 男性 看 到 她 们 的 脸 庇 ， 是 为 
羞耻 。 我 转 过 头 去 ， 对 映 后 尖 叫 的 家 族 女 性 连声 道歉 。 她 后 着 嘴 ， 尖 
叫 着 跑 开 ， 又 一 把 将 大 姐 扯 了 过 来 做 翻译 。 


TR a BK, KSA]: “刚才 和 你 视频 的 是 谁 ? ” 


我 文 文 吕 至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大 姐 笑 意 更 深 了 : “是 谁 ?” 


我 不 知 如 何 应 对 。 
大 姐 急 了 ， 催 我 :“ 快 说 呀 ! 我 姐妹 说 ， 他 很 是 ! ” 
我 狂 跳 的 心脏 这 才 平复 下 来 :“ 那 .... 那 是 我 省 爸 。” 


大 姐 开始 起 哄 ， 才 一 刹那 ， 家 族 里 其 他 女性 都 闻 声 而 来 ， 齐 声 众 
我 打开 电脑 。 于 古 ， 我 那 无 训 的 老爷 ， 在 再 次 接 通 我 的 视频 蓝 请 后 ， 
惕 生生 被 眼前 几 十 位 于 着 黑 袍 的 激动 的 女人 们 是 着 了 。 他 笑 了 一 会 
儿 ， 上 默默 地 收 下 了 女人 们 的 尖 叫 和 问好 ， 但 很 快 便 撑 不 住 场 ， 把 妈妈 
叫 了 过 来 。 


估计 我 妈 心 有 敌意 ， 不 然 怎 会 择 好 了 刘海 ， 还 抹 了 淡色 层 襄 ， 一 
改 以 往 陪 噪 的 出 场 ， 优 雅 地 坐 在 镜头 前 ， 媚 媚 地 舌 。 


穆斯林 女人 看 了 妈妈 的 举动 ， 大 喝 了 一 声 倒 彩 ， 艇 了 个 干将 。 


幸 得 新 客 出 现 ， 萨 达 和 姐妹 们 又 转身 去 忙 接待 了 。 当 然 ， 我 也 不 
许 缺 席 ， 又 得 去 点 头 哈 腰 候 笑 萨 朗 姆 阿 力 空 。 


陆 陆 续 续 ，200 多 人 都 来 了 ， 我 也 素 得 不 行 ， 固 回 角落 里 逆 侈 扮 
ME, PT IEPA REA MAE AIA] 


家 族 大 姐 过 来 问 我 : “你 怎么 没 让 你 爸爸 成 为 穆斯林 ? ”我 很 开 
心 ， 觉 得 她 碍 重 喜 爱 我 爸爸 ， 才 会 硕 望 他 加 入 她 信仰 的 宗教 ， 于 是 我 
天 真 地 反问 : “为 什么 你 希望 我 爸爸 成 为 穆斯林 ? ? 


她 说 : “因为 我 们 这 里 男人 可 以 要 四 个 妻子 ， 这 样 他 束 可 以 休 了 你 
妈 妇 ， 再 也 我 和 我 的 三 个 妹妹 啦 ! PA BPE To 


她 瞧见 我 的 手机 桌面 图 片 是 我 作 妈 的 合影 ， 于 征 叫 来 姐妹 们 狗 传 
我 的 手机 ， 要 看 我 爸爸 。 收 回 手机 时 ， 我 还 擦 了 擦 不 知 谁 滴 在 屏幕 上 
的 口水 ， 大 每 一 口气 ， 简 直 又 好 气 又 好 笑 。 


起 先 ， 女 人 们 还 在 手舞足蹈 地 哈哈 笑谈 ， 才 过 了 一 会 儿 ， 祭 师 上 
席 ， 和 祭 蛋 仪式 开始 ， 女 人 们 忽然 反 紧 了 五 官 ， 放 声 大 类 起 来 ， 突 得 此 
起 彼 伏 , RAT Tit, RLU ARH A, SARI MEME, RR 
一 把 把 短刀 子 ， 四 审 着 插 满 了 房间 。 转 变 之 快 ， 叫 我 目 瞪 口 采 。 


仪式 短暂 ， 只 持续 了 十 来 分 钟 ， 前 半 部 分 由 瘦削 的 年 轻 祭 师 主 
持 ， 回 忆 斤 述 逝 者 平生 二 三 事 ， 后 半 部 分 则 由 她 领 着 在 座 的 人 们 进行 
迄 告 ， 祈 求 安 拉 让 长 兄 灵魂 安村 ， 最 后 环 方 ， 是 由 她 摊 着 受过 祈福 的 
FAK, AR AE, HERVE SANE, potenti] 


祭礼 刚 过 ， 头 顶 的 圣水 还 没 润 下 ， 女 人 们 已 控 干 了 眼角 的 泪 ， 扯 
下 头巾 ， 神 色 又 再 飞扬 起 来 ， 客 厅 和 厨房 恢复 了 热 曾 哄 哄 的 场面 。 


巴士 拉 家 族 的 女性 们 


方才 还 居 民 尖 叫 的 她 们 ， 一 下 就 恢复 了 元 气 


大 和 家族 给 宾客 们 备 了 烤 鱼 、 馈 饼 、 鸡 肉 、 西 瓜 ， 还 有 豆子 熬 制 的 
笑称 甜点 ， 这 种 甜点 十 在 日 事后 给 入 们 送 视 福 用 的 。 用 和 餐 过 后 ， 我 与 
家 族 成 员 把 200 多 位 宾客 送 到 门口 ， 一 一 拥抱 告别 ， 这 漫长 的 一 天 ， 便 
这 样 过 去 了 。 


巴士 拉 家 族 把 去 世 长 兄 的 房间 清理 出 来 给 我 睡 。 我 知道 善良 的 魂 
灵 不 会 害 人 ， 并 不 觉 伯 。 


盘算 着 离 去 


桓 来 时 ， 客 厅 地 秩 已 铺 满 了 馈 饼 乳酪 ， 家 族 女 性 们 满面 括 意 地 招 
呼 我 用 和 餐 。 我 问 ， 我 今天 可 以 出 门 走 走 吗 ? 


果然 如 我 料想 那 般 ， 耶 达 播 头 ， 唤 来 一 位 大 男孩 , Te BANE 
子 穆罕默德 ， 这 段 时 间 他 会 带 你 到 处 得 竹 。 不 许 你 独 目 出 门 。” 


穆罕默德 在 马来西亚 留 过 学 ， 看 起 来 是 个 能 够 接受 不 同文 化 的 
人 。 我 赶紧 把 效 了 几 天 的 秘密 告诉 他 : 我 曾 在 网 上 发 过 帖子 ， 询 问 如 
何 前 往 北部 的 库尔德 地 区 ， 一 位 住 在 库 区 的 男性 阿 玛 给 我 留言 ， 建 议 
我 拼 乘 多 人 出 租车 前 往 巴 格 达 ， 再 由 巴格达 拼车 前 往 库 区 。 阿 玛 还 好 
心 告诉 我 ， 他 在 巴格达 有 好 友 ， 可 以 托 其 找 一 位 靠得住 的 出 租车 司 
HL ° 


穆罕默德 反问 : ARG Aa ES? ” 


“我 本 抱 怀疑 态度 ， 直 到 我 收 到 一 位 库 区 女孩 的 私人 留言 ， 她 说 她 
与 阿 玛 在 库 区 的 一 些 社交 派对 上 磁 过 几 次 面 ， 说 他 是 值得 信赖 的 
人 。” 我 如 实说 道 。 


穆罕默德 竟 冷 突起 来 : “你 居然 相信 一 个 未 曾 谋面 的 男 网 友 ? 还 是 
一 个 会 去 派对 上 花 天 酒 地 的 男人 ! 你 知 不 知道 一 个 居心 不 良 的 司机 ， 
可 以 随时 把 你 高 价 卖 给 奴 怖 组 织 ? ” 同 阿 富 主 一样， 伊 拉 殉 民间 也 认为 
出 租车 司机 会 为 了 钱财 ， 动 牙 念 将 外 国 乘 客 卖 给 您 怖 分 子 。 


我 辩 称 自己 并 未 随意 信任 阿 玛 ， 称 罕 默 德 仍 紧 咬 不 放 :“ 到 了 库 区 
呢 ， 你 要 见 阿 玛 吗 ? 你 为 什么 执意 去 见 一 个 陌生 男人 ? * 


我 义 正 辞 严 地 同 他 说 “我 相信 阿 玛 ， 是 相信 人 性 本 善 ， 我 去 库 
区 ， 是 因为 好 奇想 看 看 库 区 的 真实 情况 ， 而 并 非 为 了 见 阿 玛 。” 说 
着 ， 我 把 当时 求 间 的 网 络 页 面 打开 给 他 看 ， 并 点 开 了 阿 玛 的 个 人 次 
料 。 


穆罕默德 查看 一 会 儿 ， 来 了 兴致 : “ 哟 ， 阿 玛 是 个 外 科 医 生 呢 ， 那 
看 来 还 是 可 信 的 。” 


尽管 对 穆罕默德 以 职业 判断 人 的 出 发 点 很 不 以 为 然 ， 但 出 于 对 已 
士 拉 家 族 的 草 重 ， 我 不 再 与 他 争论 。 


穆罕默德 有 他 的 执 见 ， 但 也 有 巴士 拉 家 族 血 液 里 天 生 流 消 的 好 
客 。 他 带 我 坐车 游 氏 巴士 拉 城 区 ， 给 我 买 电话 卡 ， 我 掏 钱 要 给 他 ， 他 
直言 拒绝 : “姑妈 姨妈 们 交代 我 做 的 。” 


本 是 目 己 的 旅途 ， 却 给 陌生 人 添 了 有 拼 烦 ， 这 连日 义 下 的 恩情 ,已 
叫 我 专心 不 安 ， 于 是 我 副 算 着 尽快 离开 。 


MET CHE BEL 


台 建 于 公元 636 年 的 巴士 拉 ， 是 伊拉克 的 第 二 大 城市 ， 也 是 连接 该 
斯 湾 和 内 河水 系 的 唯一 枢纽 。 


从 网 络 图 片 来 看 ， 昔 日 的 巴士 拉 风 景 如 画 ， 市 内 水 道 和 运河 纵横 
交错 ， 曾 被 誉 作 “ 东 方 威尼斯 *， 而 今 在 我 眼前 的 巴士 拉 ， 几 乎 被 两 伊 
战争 损毁 ， 港 口 设施 被 关闭 ， 炼 油 厂 RAYE EB © 


尤其 在 后 来 的 海湾 战争 中 ， 巴 士 拉 城区 再 遭 严重 摧残 。 战 争 结 
后 ， 美 英 等 国 在 伊拉克 南部 设立 了 茜 飞 区 ， 而 巴士 拉 被 圈 在 内 。 十 几 
年 来 ， 美 英 以 销毁 伊拉克 大 规模 杀伤 性 武 磊 为 名 对 伊 军 事 和 民用 设施 
狂 故 渴 炸 ， 巴 士 拉 首 当 其 冲 ， 一 直 征 美英 实施 军事 打击 的 主要 目标 。 
现今 的 巴士 拉 ， 虽 说 不 上 硝烟 处 处 ， 但 确 是 满目 郊 关 。 


巴士 拉 街 头等 大 巴 的 当地 女性 


那 时 是 2013 年 4 月 ， 伊 拉克 正 举行 省 级 议会 选举 。 这 是 2011 年 美国 
撤军 后 ， 伊 拉克 举行 的 首次 全 国 性 大 规模 选举 。 


尽管 伊 方 采取 封 路 等 安保 措施 ， 但 针对 参 选 人 和 选民 的 炸弹 秦 击 
仍 不 时 在 城郊 出 现 ， 动 辑 炸 死 平民 的 恕 怖 袭击 叫 人 义 惯 填 麻 。 不 仅 部 
分 投票 站 遭 到 炸弹 袭击 ， 教 派 冲突 也 在 同时 加 剧 。 为 保 选 举 顺 利 举 
行 ， 部 分 地 区 采取 封 路 甚至 宵禁 等 方式 ， 你 证 投票 期 间 的 民众 安全 。 
而 选举 期 间 的 不 容 乐 观 的 安全 形势 ， 正 是 院 达 产 革 我 独 目 出 行 的 理由 
oe 


我 问 穆罕默德 ， 为 什么 炸弹 频频 出 现在 公交 车 和 邮局 这 种 民众 生 
活 场所 ? 穆罕默德 的 解读 是 :“ 他 们 通过 杀 死 平民 ， 来 炫 次 他 们 的 ‘未 


伤 力 ;"， 以 威胁 政府 。” 


我 的 一 位 战地 记者 朋友 ， 曾 这 样 评价 阿富汗 与 伊拉克 两 国 妨 怖 袭 
市 的 差 列 : 在 阿富汗 ， 几 乎 所 有 您 怖 袭击 都 针对 西方 人 ， 古 有 预谋 
的 ， 如 果 你 想 役 过 ， 尽 量 少 走 政府 官员 、 西 方 人 几经 的 路 途 ; 但 伊 拉 
克 的 炸弹 袭击 ， 是 无 法 预见 的 ， 因 为 他 们 只 儿 平 民 ， 炸 弹 可 能 随时 出 
现在 脚 边 。 


然而 并 不 完全 是 令 人 心 碎 的 消 忌 。 因 院 达 不 允许 我 步行 ， 我 只 好 
与 穆罕默德 坐车 游 哎 主 城区 。 从 车 窗 往外 看 ， 街 头 贴 满 了 参 选 人 的 拉 
票 海报 ， 其 中 竞 不 乏 女性 。 我 欣喜 地 转向 穆罕默德 :“ 伊 拉克 女性 有 参 
选 目 由 ? ? 


穆罕默德 好 似 看 怪物 一 般 看 我 :“ 当 然 ! 伊拉克 人 很 尊重 女性 。” 


事后 我 查阅 伊拉克 公布 的 选举 数据 ， 显 示 在 这 次 省 级 议会 选举 的 
8138 名 候选 人 中 ， 有 2210 名 女性 。 而 伊拉克 法 律 规定 ， 无 论 是 国民 议 
会 还 是 省 级 议会 ， 女 性 参 选 席位 比例 不 得 少 于 四 分 之 一 。 该 项 法 规 的 
修订 初衷 是 为 了 保证 有 一 定 比 例 的 妇女 参与 政治 活动 ， 但 在 电视 新 闻 
里 也 有 一 位 女性 参 选 人 抱 纺 ， 在 实际 参 选 过 程 中 ， 得 以 参政 的 女性 人 
数 一 直 被 限制 在 这 个 比例 范围 之 内 ， 这 对 女性 而 言 古 不 公 的 一 一 女性 
应 得 到 和 男性 一 样 平等 的 对 每 。 在 她 看 来 ， 本 是 倡导 男女 平等 的 政 
策 ， 却 成 了 限制 文 性 政治 家 施展 才能 的 柳 锁 。 


这 个 至 善 的 家 族 


目 从 我 说 了 要 去 巴格达 ， 院 达 与 姐妹 们 便 在 每 晚 7 点 准时 召开 “会 
议 ”， 讨 论 我 的 安危 


每 次 的 会 议 内 容 我 都 听 不 懂 ， 只 有 不 时 穿插 其 中 的 “Carrie”* 巴 格 
达 … 阿 玛 "是 我 能 听 明 白 的 。 有 了 时 她 们 也 中 出 一 些 我 能 辨别 出 的 词 
IC: “社交 网 络 ”“ 网 友 ”“ 男 性 "， 我 就 气急 败坏 地 同 她 们 解释 :“ 阿 玛 虽 
是 网 友 也 是 异性 ， 但 他 只 是 好 心 帮 我 找 车 而 已 。” 


院 达 和 姐妹 们 看 看 我 ， 点 点 头 ， 再 转 过 喘 去 ， 继 续 她 们 的 “社交 网 
络 ”“ 网 友 ”“ 男 性 *”。 这 种 以 我 为 主角 而 我 义 听 不 慌 的 议论 一 般 要 持续 40 
分 钟 ， 每 次 都 以 我 盘腿 坐 在 一 旁 脐 睡 得 头 撞 地 面 而 告终 。 


直到 又 征 一 晚 的 “安全 会 议 ”， 我 再 也 打 不 下 去 了 ， 王 脆 盘 了 瑜伽 
BPR AER, FATA SSAA, Te TRA CAAA, Pe 
道 : “你 能 做 吗 ? PRAYER AF ar, URAC, a Me 
了 开 去 。 她 大 和 突 ， 兴 奋 地 去 招 喘 边 的 姐妹 ， 让 她 也 做 。 于 是 ， 她 们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答 试 盘 成 连 花 坐姿 。 我 又 使 出 站 立 前 届 式 等 绝活 ， 终 于 把 
安全 讨论 大 会 变 成 了 全 民 健身 运动 。 


在 那 之 前 ， 阿 玛 已 经 联系 过 我 ， 称 他 在 巴格达 的 朋友 已 为 我 找到 
可 靠 的 司机 前 往 库 区 ， 但 我 不 售 也 不 敢 告 别 。 那 一 刻 ， 我 突然 下 了 狠 
心 ， 对 痢 刚 狂 完 大 腿 、 气 喘吁吁 的 巴士 拉 家 族 姐 妹 们 说 : “我 要 离开 你 
们 ;前往 巴格达 了 ” 

还 笑嘻嘻 禾 着 腿 的 她 们 一 下 子 急 了 ， 问 我 :“ 怎 么 去 ? ” 


“ 华 车 去 。” 


“为 什么 不 坐 直 飞 航班 去 库 区 ? ?她们 问 。 


那 时 我 在 印度 于 了 钱 ， 身 上 只 剩 300 美 元 ， 而 前 往 库 区 的 单程 机 票 
就 要 500 美 元 。 


“机 票 太 贵 。 


我 并 未 坦诚 相 告 ， 去 巴格达 ， 为 的 不 仅仅 是 省 下 机 票 钱 ， 还 因为 
巴格达 十 我 一 直 想 去 看 的 城市 。 


巴格达 西南 90 公 里 处 的 巴比伦 古城 遗址 是 与 古代 中 国 、 古 印度 和 
古 埃 及 齐名 的 人 类 文明 发 伞 地 之 一 ， 盛 传 的 “空中 花园 ”被 列 为 古代 世 
界 七 大 奇迹 之 一 。 可 长 大 后 ， 再 未 听 谁 把 巴格达 与 古巴 比 伦 文明 相 提 
并 论 ， 在 国人 上 腿 里 ， 提 起 巴格达 ， 只 联想 到 “爆炸 袭击 ”。 


我 顺 有 心机 地 隐藏 了 想 看 巴格达 的 这 个 意图 ， 人 她 们 责备 和 担 
心 s MITE TAR, BBA: “我 们 给 你 买 机 票 。” 


我 满心 感激 ， 却 拒绝 了 这 份 好 意 。 一 旁 的 物 罕 玲 德 不 满 我 的 不 领 
， 了 吹 须 瞪 眼 地 说 :“ 哎 ， 你 们 还 不 如 给 她 买 尖 毛驴 ， 让 她 骑 着 去 巴 格 
5 "我 撒 了 他 一 眼 ， 让 他 别 惹 我 : “我 在 中 国 可 是 开学 校 的 。” 


SF amit 


“ 哟 ， 什 么 学 校 ? ”他 问 ， 刘 不 经 心地 。 


“Shaolin Temple， 你 上 网 搜 搜 看 。?” 我 说 得 一 脸 诚 有 是 ， 脸 不 红心 也 
不 跳 


他 果 真 去 捜 , 措 着 嗜 回 来 , 一 双 瞳 大 的 眼中 満 基 敬 候 和 長 恨 ・ 多 
年 后 ， 称 罕 默 德 在 网 上 联系 我 时 ， 还 不 起 问 我 “学 校 办 得 如 何 了 ”， 当 
然 ， 这 是 后 来 的 玩笑 了 。 


巴士 拉 姐 妹 们 劝 我 不 过 ， ER 
纳 杰 夫 给 你 找 车 子 去 巴格达 。 


我 立刻 惊喜 万 分 一 一 纳 杰 夫 可 是 我 最 好 奇 的 伊拉克 城市 。 一 部 介 
绍 伊斯兰 圣 城 的 纪录 片 曾 介绍 过 这 座 城市 ， 它 有 直通 麦 加 的 大 道 ， 十 
伊斯兰 学 术 人 研究 和 神学 研究 的 重要 中 心 ， 纳 杰 夫 与 费 户 杰 、 库 法 、 卡 
Ne NC et 亦 是 什 叶 派 称 斯 林 的 精神 中 

。“ 圣 城 ” 这 一 称呼 ， 让 纳 杰 夫 听 起 来 神秘 今 兮 。 


意料 之 外 的 纳 杰 夫 之 行 


第 二 天 我 登 上 了 一 辆 20 座 的 巴士 ， 里 面 坐 满 了 萨 达 的 姐妹 和 朋友 
HTB BIER AE 


WEF RCT EERE, PLR) DRAM SRK ° Me 
Ea, MA RAS, LE ha, 不要 
与 其 他 人 有 了 眼神 交流 。 其 实 也 觉 扫 兴 ， 因 为 错过 了 许多 与 当地 人 交流 
的 机 会 ， 但 深 明 这 出 目 于 巴士 拉 家 族 的 善意 保护 ， 便 也 一 一 照 做 了 。 


车 子 还 在 纳 杰 夫 郊外 行进 ， 成 片 攻 区 已 展现 眼前 ， 这 片 有 着 1400 
年 訪 史 的 慕 群 名 力 “ 和 平谷 ”, 走 全 球 最 大 的 墓 群 。 有 500 多 万 名 仕 叶 派 
教徒 长 眠 于 此 。 随 厦 车 子 驶 进 城区 ， 大 大 小 小 的 土 黄 幕 碑 更 是 如 同 民 
FEARED ECHR AAR AF 


REAR, 尋 井 未 看 出走 墓 群 。 向 : “这 些 黄色 的 小 盒 
子 是 什么 ? ”有 趣 的 论调 一 一 人 活 一 世 ， 在 离开 后 ， 所 有 的 前 尘 往事 都 
归 入 一 方 “ 土 黄色 小 盒子 ”， 再 多 情 仇 爱 恨 都 化 作 烟 尘 。 


抵达 纳 态 夫 老 城 区 后 ， 我 们 在 旅馆 安顿 下 来 。 我 需要 联系 父母 ， 
于 是 想 去 前 台 问 询 无 线 网 络 的 密码 。 耶 达 一 把 按 住 我 ， 让 我 别 动 ， 她 
ee 


不 一 会 儿 她 回来 , “密码 是 123。” 
我 播 嘴 笑 ， 密 码 总 不 可 能 这 么 短 。 


她 又 去 问 ,， “密码 是 1234。” 


可 爱 的 了 桩 达 念 怕 不 知道 无 线 网 络 密码 是 何 物 ， 但 也 不 允许 我 与 前 
台 说 话 ， 人 免得 暴露 身份 。 于 是 我 把 网 络 抛 在 脑 后 ， 盘 起 腿 ， 悠 内 地 打 
Bes Bice MM ° 


PURGE DERE LCA BARA ° RAK, SHIT REET 
请 落 。 大 姐 心 细 ， 留 意 到 我 平日 里 不 断 扯 黑 袍 的 小 动作 。 只 见 她 把 边 
线 一 一 拆 掉 ， 裁 掉 多 余 的 布料 ， 再 细 细 地 缝合 。 又 有 其 他 家 族 女性 拿 
ERNE, AW ARN RAR ° 


入 夜 ， 她 们 领 我 去 清真 寺 。 


家 族 大 姐 介绍 ， 要 去 的 是 始 建 于 977 年 的 伊 玛 目 阿里 清真 寺 ， 该 清 
真 寺 曾 被 烧毁 ， 并 在 1500 年 及 1806 年 先后 重建 。1991 年 ， 伊 拉克 人 民 
反对 了 萨 达 姆 . 修 赛 因 政权 ， 伊 玛 目 阿 里 清真 寺 成 为 领导 民众 起 义 的 指挥 
部 。 在 萨 达 姆 军队 的 攻打 下 ， 阿 里 清真 寺 被 严重 损毁 ， 因 而 关闭 近 两 
年 。 


NE 
As 


Hees ER, PLATE, CRT EKER ERM SR, 不能 与 路 人 有 


mo 


Ree hich, DAS 7k in 


区 里 四 处 都 是 土 黄色 的 墓碑 


= 


Bay Fe FT SAUCES EHS, PSEA tha, 阿里 成 
FN HE AC ES, JOR CRE TITRA 8 EAS oo 他 的 陵墓 
PETE IX RATA ・ 


ATER th, 包 袋 中 益 都 不 六 携帯 入内 , 需 寄 存在 一 雰 的 小 
ria 男女 分 开 接 受 安检 。 所 谓 安检 ， 其 实 只 是 人 工 搜 映 。 防 达 嘱 只 
我 ， 无 论 神职 人 员 问 什么 ， 都 不 要 作答 ， 装 哑 。 


于 是， 我 一 边 接受 女性 神职 人 员 搜 身 ， 一 边 静 静 地 打量 这 座 占 地 
5000 平 方 米 、 规 模 惊 人 宏大 的 清真 守 : 大 门 主 色调 为 金黄 色 ， 中 央 有 
辉煌 的 金色 大 辆 项 ， 两 边 坚 立 着 高 答 入 云霄 的 宣 礼 葡 ;门框 一 侧 挂 有 
英 阿 文字 対照 的 巨大 幡 貴 , 株 明 此 乃 伊 玖 目 阿里 的 径 福 ; 周围 有 很 多 
lal], 中 同 主 道 通 向 全 城 , Mel, AAS (HEA) =e 
全 苏 勒 一 法 详 海 章 、 主 麻 章 和 蒜 日 易 章 。 


入 堵 后 ,信众 要 男女 分 开 ， 由 不 同 的 入 口 进 内 朝拜 。 


オ 入 清真 寺 , 随 送 就 失 了 控 ・ 他 付 深 信 , 真心 的 消 水 可 以 長 悼 先 
人 和 洗刷 目 身 徘 艺 。 只 见 前 一 刻 还 温柔 路 只 我 注意 安全 的 陀 达 ， 同 在 
场所 有 的 男女 老 幼 一 样 ， 抓 住 栅栏 失声 痛 尖 ， 还 不 时 跪 下 ， 去 亲吻 门 
棍 。 她 葡 斯 底 里 地 又 器 又 喊 ， 时 跪 时 趴 ， 叫 我 看 采 。 


不 时 有 大 器 的 信众 激动 地 接 向 我 ， 我 愈加 感到 呼吸 困难 。 激 动 的 
人 群 级 绥 疝 前 挪动 ， 一 步 ， 一 步 ， 阿 里 陵 芭 的 隔 间 已 近 在 岁 尺 。 从 隔 
间 外 能 看 到 陵墓 呈 方 形 ， 砌 满 蓝 色 剖 从 和 镜面 ， 四 周 用 金色 的 雕花 转 


绕 。 


慢 ， 号 吻 声 四 起 。 越 是 靠近 陵墓 ， 信 人 徙 越 失 控 。 我 已 


队伍 行进 缓 
京 罗 全然 写 在 脸 上 。 


WAL F, 1 


Ped SMM eB LAK, A TT Le, BY Pad 
Beale], 触 損 色 阿里 的 陵墓 ・ 然 面 , FETED Al, MARS Ge 
我 一 眼 ， 发 现 我 被 人 群 围 住 ， 动 弹 不 得 。 神 圣 的 阿里 陵 莒 近 得 伸手 可 
及 ， 她 们 却 交 换 一 个 眼神 ， 做 出 决定 : 转身 回头 ， 护 送 我 出 门 。 


院 达 同 所 有 姐妹 一 道 ， 穿 过 人 漳 来 到 我 身边。 她 们 手 拉 手 围 成 一 
圈 ， 紧 紧 地 把 我 护 在 中 心 。 直到 走出 门口 ， 来 到 人 少 的 祈祷 区 ， 才 见 
她 们 把 紧 绷 的 神经 放松 下 来 。 大 姐 留 下 陪 我 ， 其 余 姐 妹 再 次 入 内 表 
> 

比 那 种 呼吸 困难 的 宣 息 感 更 长 人 地 留 在 我 心间 的 ， 是 她 们 在 就 要 
接近 目 己 所 信仰 的 圣 迹 时 ， 仍 回 过 头 去 关心 我 这 位 阳 生 游客 。 辽 达 与 
姐妹 们 ， 都 经 历 过 两 伊 战争 和 糯 伊 战争 ， 她 们 的 双眼 却 没有 因为 看 过 
硝烟 和 流血 而 变 得 浑 当 ， 杀 历 他 国 侵 占 和 炮火 袭击 的 她 们 ， 还 保有 如 
此 本 真 的 善意 


大 姐 见 我 才 从 受惊 中 组 过 来 ， 便 与 我 聊天 ， 想 分 获 我 的 注意 力 。 
她 起 喘 去 女性 祷告 室 里 取出 一 块 土 制 的 圆 形 泥 板 送 给 我 。 这 是 供 什 叶 
派 信 徒 在 清真 寺 里 跪拜 用 的 ， 称 为 “Turbah”， 和 象征 一 片 土地 ， 信 徒 礼 
拜 时 要 用 额头 去 触 碰 这 块 小 圆 板 。 


组 圣 完毕 的 她 们 ， 领 我 去 市 区 吃饭 。 路 经 一 家 烧烤 摊 ， 家 族 姐 妹 
们 停 下 了 步子 ， 兴 理 地 对 我 说 : “市 你 吃 好 吃 的 ! ” 


He FEARS AK ERK, RL YT BAR 
RB RAW, BRE—-O, 商 万 腹 得 身心 岩 搬 一 一 起 牛 肝 ・ 腫 腫 的 
牛 肝 ， 再 配 上 酸 梁 的 圣 女 果 ， 人 简直 考验 人 的 意志 力 。 我 伯 吐 ， 不 敢 
MS, ARORA TE o 


BIA LR AEEE, DEAT . Ah: “好 吃 吧 ! ”我 吐 
得 说 不 出 话 ， 不 想 叫 她 们 失望 ， 只 好 点 头 。 她 们 见 状 ， 人 给 我 递 来 满 
满 一 大 使 烤 牛 肝 ， 我 颤 着 手 接 过 。 


突然 停电 了 ， 整 片 城区 陷入 访 墨 。 那 些 穿着 日 袍 申 扎 往来 的 男性 
市 民 ， 成 了 黑暗 里 泛 着 的 点 点 日 光 。 巴 士 拉 姐 妹 们 哇哇 地 叫 了 一 会 
儿 ， 义 继续 咬 起 了 牛 肝 。 


黑暗 中 ， 不 知 谁 给 我 递 来 一 饶 可 乐 。 一 口 下 去 ， 名 觉 幸 福 : 在 这 
样 一 座 阳 生 的 城市 ， 即 便 没 有 一 丝光 亮 ， 我 也 不 惧 介 ， 因 为 有 巴士 拉 
家 族 的 姐妹 障 在 映 边 ， 她 们 把 我 团团 围 住 ， 束 像 是 孙悟空 给 唐僧 画 下 
的 防 魔 轿 。 在 这 样 一 个 被 视 作 极端 危险 的 国度 ， 她 们 与 我 喝 痢 “ 政 
国 ” 生 产 的 可 乐 ， 没 人 去 责怪 入 侵 者 ， 没 人 提起 战争 ， 只 不 时 关切 我 是 
否 吃 钨 喝 足 。 后 来 的 儿 年 ， 我 再 没有 感受 过 那样 的 心安 ， 也 再 没有 过 
到 她 们 这 样 可 以 用 生命 保护 我 的 陌生 人 。 


農 雰 中 的 捧 手 告 列 


第 二 天 清晨 ， 她 们 把 我 推 醒 ， 说 给 我 找 的 车 子 到 了 ， 要 送 我 去 巴 
格 达 。 竺 我 穿 上 黑 礼 戴 上 面 章 走 出 1] 来， 所 有 姐妹 已 在 门口 等 我 ， 连 
同一 位 推荐 木头 车 的 小 伙 子 ， 推 车 上 放 着 我 的 背 吉 。 


KK AAG SE, SHR RAB HEAR, 上 面 刻 
APES 2 hl RSE... EFL, Me at 
子 送 我 走 


AFR, 薄 雰 中 的 伊 玖 目 阿 里 清 真 寺 若 隠 若 現 , BAAR 
陆续 进入 一 一 伊 玛 目 阿里 清真 竺 是 进 尼 和 什 叶 两 大 伊斯兰 教派 共同 朝 
SEAR, 全天候 英 井 大 「], 逃 入 寺内 的 物 新 林 不 分 教派 , JAF IA tL 
拜 。 


巴士 拉 家 族 的 人 同 我 话 别 


清真 寺 金 色 大 门 前 已 冰 满 了 售卖 祭礼 用 品 的 摊贩 。 车 子 抛 角 处 ， 
喇叭 里 传 出 唤 礼 声 。 不 时 有 送 芋 队伍 打 着 横 木 ， 与 我 们 擦 肩 而 过 。 纳 
太夫 是 圣 城 ， 什 时 派 教 徒 都 和 希望 死 后 埋葬 于 此 。 由 于 多 年 战乱 ， 莫 碑 
数 量 越 来 越 多 ・ 


姐妹 之 中 有 人 开始 哭 沈 ， 渐 渐 地 ， 都 不 再 送 我 ， 只 括 着 嘴 、 挥 着 
手 跟 我 道别 。 了 萨 达 和 她 的 二 可 ， 把 我 送 上 出 租车 。 我 不 知道 他 们 究竟 
给 司机 付 了 多 少 倍 的 车 钱 ， 这 本 该 是 多 人 共 乘 的 出 租车 ， 葛 只 载 了 我 
ks 

BR, PUSKAS REERINF-D, 我 慌 了 , PA Za uo KIA 


DRE, TET FIRS), ORE EAL Ao AT, 我 
EUSA, fea See Te iE TREY, Wt UTE 


在 黑 袍 中 偷偷 摄 下 的 阿里 清真 寺 


她 担 着 心口 ， 直 视 我 的 眼睛 ， 动 情 说 道 :“ 钱 ， 你 要 拿 看 ， 这 古 我 
们 给 你 的 礼物 ， 而 你 ，” 她 指 指 我 , “你 是 安 拉 给 我 们 的 礼物 。” 说 着 ， 
FRAT TE DK tte EF i AER HRY BORK 


BAIA OB A eR MPRA A * WAN REL BM OR, 一 把 抹 揮 
泪 ， 把 车 门 有 上， 转身 束 走 ， 不 留 给 我 道 一 句 告 别 的 余地 。 


车 子 司 动 了 。 我 回头 去 看 院 达 。 她 其 实 并 未 走 开 ， 正 站 着 抹 诠 。 


车 子 绷 巴格达 方 癌 前进 ， 连 片 的 坟 区 渐渐 消失 于 视野 。 没 有 了 巴 
士 拉 家 族 的 热 亲 陪 伴 和 保护 ， 车 窗外 的 风景 变 得 欧 凉 ， 前 方 的 未 知 路 
途 也 变 得 迷 漫 驶 人 起 来 。 院 达 送 了 我 一 条 珠子 手链 ， 上 面 缀 看 一 只 赣 
有 眼睛， 这 只 监 眼睛 被 称 作 “ 美 杜 莎 之 上 腿 *”。 美 杜 莎 古 布 腊 神 话 中 的 女 
妖 ， 传 说 她 能 将 任何 直 视 她 眼睛 的 人 瞬间 石化 。 在 阿拉 伯 文 化 里 ， 这 
只 蓝 腿 睛 又 被 称 作 “恶魔 之 腿 *， 人 们 相信 它 能 够 防御 嫉妒 的 力量 ， 抵 
御 收 恶 之 神 ， 帮 助 自己 逃避 厄运 。 


我 把 手链 拿 出 来 ， 套 在 胶 上 。 就 以 这 种 物质 的 方式 ， 让 我 把 院 达 
与 巴士 拉 家 族 对 我 所 有 的 恩情 ， 一 直 、 一 直 戴 在 身上 吧 。 


(本 章 原文 首发 于 网 易 人 间 ) 


CHAPTER 4 库 区 扒 狼 记 


伊拉克 


色狼 被 抓 的 一 刹 


驶 离 巴 格 达 


在 巴士 拉 与 纳 杰 夫 ， 我 受 尽 了 来 目 巴 士 拉 家 族 的 保护 ， 衣 着、 宫 
行 都 尽量 低调 。 照 巴士 拉 家 族 的 说 法 ,“ 在 伊拉克 ， 只 要 有 人 上 听见 你 说 
Rie, WA HES RAS ZR >” 


HA BIA, JL 20K, BBE Eb eK ° Fela) SH 
A, eB ERAARRAHAARD, He, “Bee o Mid eC 
念 碑 、 阿 里 巴巴 广场 、 巴 格 达 塔 ， 一 直到 伊拉克 国家 博物 馆 ， 市 区 满 
设 军事 哨 卡 ， 几 乎 每 条 街 都 可 见 装 甲 车 。 


后 来 与 阿 玛 的 朋友 见 上 面 ， 他 市 我 去 坐 出 租车 。 因 为 电话 尚未 能 
联系 上 此 前 约 好 的 出 租车 司机 ， 阿 玛 的 朋友 开 着 车 了 于， 在 军事 哨 卡 前 
绕 了 至 少 有 30 个 来 回 。 我 问 ， 有 既然 要 等 ， 能 不 能 开 到 附近 景点 看 看 。 
他 大 惊 :“ 景 点 ? ! 在 巴格达 ， 人 们 最 好 的 娱乐 活动 束 是 吃 和 有 睡 。” 


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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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 


A AY 


音 


巴格达 街头 的 卖 鱼 人 


后 来 司机 来 了 ， 我 们 离开 巴格达 ， 前 往 库 区 。 在 就 要 进入 库 区 之 
时 ， 路 上 有 两 辆 车 发 生 了 轻微 碰撞 ， 我 眼见 两 辆 车 司机 因 和 谈 无 末 ， 
各 自 冲 进 车 子 抽出 神 锋 枪 ， 指 着 对 方 。 


我 乘 的 出 租车 从 他 们 喘 边 驶 过 ， 司 机 为 了 不 车 怒 对 方 ， 把 车 速 减 
至 最 低 。 我 的 车 窗 并 未 天 上， 对 方 司 机 手 上 的 枪 离 我 的 脸 正 只 有 半 指 
的 距离 。 这 是 真实 的 伊拉克 ， 有 是 我 走出 巴士 拉 家 族 防护 圈 后 看 到 的 伊 
拉 


世上 男 一 处 伊拉克 


束 这 样 ， 经 历 了 伊拉克 南部 几 座 城市 的 草木 宵 兵 之 后 ， 我 的 警惕 
性 已 被 锤炼 至 最 噩 级 别 。 然 而 ， 库 区 的 平静 富饶 程度 却 远 超 我 的 想 
象 。 


阿 玛 前 来 接 我 ， 参 加 他 联合 国 朋 友 的 离职 派对 。 我 问 ， 需 要 戴 头 
THM, ， 换 来 的 是 阿 玛 的 不 住 噬 笑 : “ 库 区 可 是 很 自由 的 ， 戴 不 戴 随 你 
啦 ! ” 


离职 的 是 位 菲律宾 女孩 ， 在 伊拉克 库 区 的 联合 国 任务 区 工作 了 两 
年 ， 打 算 离职 后 当 个 背包 客 ， 环 游 世界 。 而 进入 联合 国 前 ， 她 在 俄 罗 
斯 某 石油 公司 竹 库 区 的 办 事 处 工作 。 


伊拉克 油气 资源 丰富 ， 而 库 区 原油 质量 据说 世界 第 一 。 当 然 ， 那 
是 2013 年 的 排行 ， 无 法 与 新 近 发 现 的 委内瑞拉 原油 质量 作 比 较 。 


在 伊拉克 南部 城市 ， 别 说 哆 酒 ， 连 买 酒 都 十 大 忌 ， 然 而 在 库 区 ， 
市 里 有 特 设 的 基督 教区 域 ， 人 们 可 以 买 酒 喝酒 ， 而 在 高 级 酒店 里 ， 整 
更 无 所 拘束 了 。 

服 前 离职 派对 上 的 人 们 喝 得 烂醉 ， 男 男女 女 眼神 迷离 地 相 拥 ， 这 


征 我 在 伊拉克 南部 根本 看 不 到 的 景象 。 同 一 国家 南北 部 完全 不 同 的 生 
存 状况 ， 让 我 不 楷 为 南部 生活 在 水 深 火 热 中 的 民众 感到 悲 到 。 


先前 还 在 负责 首 啊 调 首 ， 转 眼 就 喝 得 栈 鲁 大 醉 的 日 本 籍 安 全 培训 
官 蹊 跟 哈 喻 地 来 到 我 面前 ， 同 我 说 ， 他 就 要 被 派 去 巴格达 任务 区 了 ， 
其 他 人 都 可 以 好 好 地 留 在 库 区 ， 只 有 他 在 安全 培训 部 工作 才 会 这 么 倒 


Eo HERA: “这 次 与 你 相识 ， 可 能 是 我 们 最 后 一 次 见 
面 了 ， 我 去 了 巴格达 ， 不 知道 还 能 否 活着 离开 。” 


我 默默 地 听 ， 播 动 着 手 里 的 鸡尾酒 杯 ， 想 着 巴士 拉 家 族 的 女性 
们 ， 陕 达 告 诉 过 我 ， 几 乎 所 有 伊拉克 南部 民众 都 想 移 居 到 库 区 ， 然 而 
昌 是 在 同一 个 国家 ， 南 部 民众 就 连 来 库 区 游 帮 都 需要 办 理 签注 ， 且 这 
纸 签注 只 允许 他 们 在 库 区 停留 7 天 。 而 我 在 库 区 认识 的 朋友 将 外 省 人 称 
为 “伊拉克 人 ”， 把 目 己 称 作 “ 库 区 人 ”， 骨 子 里 的 不 认同 感 显 而 务 见 。 


| 0 
那 时 的 库 区 随处 可 见 大 片 的 油菜 花田 ， 平 静安 详 


酬 配 配 的 意大利 女孩 ， 走 网 了 点 歌 侣 。 在 联合 国 驻 伊拉克 任务 区 
担任 安全 官员 的 她 ， 有 用 意 地 点 了 小 红 每 乐队 的 反 战 歌曲 《Zombie 
( 行 尸 走 肉 ) 》， 拿 起 麦 殉 风 ， 上 自 顾 上 自 地 唱 起 来 : 


Another head hangs lowly 


X FIX TCE 
Child is slowly taken 
SYEIKYAA EB 


And the violence caused such silence 


BU, 2 AE 
Who are we mistaken 
FEE FEEL IA 


But you see it's not me 


One a8 Boxe 3 RAT 

It's not my family 

HIRAM thik TF 

In your head, in your head, they are fighting 
FEUBHTICIZ FP AW TFA THE 

With their tanks and their bombs 

FARE THIFA GEA 

And their bombs and their guns 

FA EN THT Hd FH 


In your head, in your head they are crying... 


TEURTICIC A, HEN TERM... 


本 是 欢乐 的 离职 派对 ， 舞 池 的 流光 里 ， 走 动 和 拥抱 的 人 影 显得 模 
糊 不 清 ， 人 们 或 大 声 或 低语 地 祝福 着 菲律宾 女孩 前 程 似 锦 ， 然 而 ， 却 
因 着 这 意义 深刻 的 应 景 歌词 ， 曾 哄 哄 的 场子 逐渐 安静 了 下 来 ， 陶 入 意 
大 利 女 孩 厚 实 的 嗓 首 里 .……. 


与 色狼 斗 勇 


FEAR ah A ER A/V, EK BOR TBR 
FHF Bt, ANBAR ERAEME T * 


一 日 , RRR IOAR, SoeNelha— Mots THK 
走 来 ， 想 同 我 握手 。 见 他 怪异 ， 我 避 开 ， 没 搭理 。 


他 不 甘 ， 与 我 打招呼 ， 却 神情 怪异 。 万 不 料 ， 男 于 忽然 冲 上 前 来 
抱 我 ， 一 只 手 措 在 我 胸 上 。 


我 大 声 呼救 ， 可 街 上 根本 没 人 ， 于 十 我 赶紧 伸手 去 摸 随身 小 袋 里 
的 胡椒 喷 筋 。 


男子 好 奇 ， 放 开 了 我 ， 竟 不 跑 ， 笑 喀 喀 地 看 我 在 搜寻 什么 。 


胡椒 喷雾 装 在 皮 袋 里 ， 从 外 面 根 本 看 不 出 是 什么 。 男子 没 被 震 慨 
CE, URN MEEBO, ARABI 。 


FM SH RF ASS, ANB, 只 叶 他 > 他 一 者 , 披 
HERES ° 


REAM, REDE A CANAIE, had 
意欲 靠近 的 样子 一 一 如 采 我 不 退 ， 他 在 未 来 仍 会 对 别 的 女性 下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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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跟着 他 跑 ， 退 了 大 半 条 街 ， 他 甩 开 我 的 距离 ， 却 越 来 越 远 。 


无 巧 不 成 书 ， 正 好 有 一 辆 出 租车 经 过 ， 我 拦 了 下 来 ， 司 机 也 不 知 
思 憧 了 没 , 看 我 激 慎 的 欄 子 , 加 大 油 「] 向 前 井 ・ 不 料 色 狼 路 色 街 対面 
去 ， 生 道中 间 的 绿化 市 叫 出 租车 无 法 调转 。 


Ae tei, FATA aU... RAH, TE eh 
一 同和 警 局 , terse 202 freee iE VM AHRMK ° 


我 朝 车 外 大 喊 :“ 抓 他 呀 ! ”警察 们 闻 声 齐 齐 冲 过 去 。 


我 下 车 走 过 去 ， 和 警察 一 看 我 是 外 国人 ， 开 心 不 已 ， 兴 冲冲 地 
问 : “他 做 了 什么 ? ” 


“他 措 我 ! ? 
警察 一 情 , “什么 ? ” 

TOP AM TE ERK!” 
BRT, “只 是 模 了 你 啊 ?”” 


我 一 听 ， 谤 话 脱口 而 出 , “不 ， 他 从 我 的 钱 。” 


呀 呀 呀 呀 ， 是 小 偷 呀 ， 小 警察 们 很 兴奋 ， 一 把 将 他 反 扣 起 来 ， 摆 
进 局 子 里 。 


警 局 里 审讯 的 警官 不 懂 英 语 ， 让 我 等 候 库 区 总 警 长 。 


等 了 一 个 小 时 ， 应 了 几乎 所 有 警察 的 要 求 ， 跟 他 们 拍 了 数 不 清 的 
目 担 合 影 ， 满 足 他 们 没 见 过 中 国 游客 的 好 奇 ， 总 算 等 来 了 警 长 。 


我 跟 警 长 坦 日 ， 这 坏蛋 没 抢 钱 ， 但 意图 动 色 。 才 说 着 ,色狼 
BEAR — ae REE 


我 连 余 区 都 懒得 扫 他 ， 继 续 跟 警 长 陈 情 : 


“从 伊拉克 南部 一 路 北上 ， 我 尽 孚 阳 生 人 的 善意 ， 他 们 穷尽 己 力 ， 
来 保护 我 这 个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的 旅游 者 ; FERALAS AA RS, 血腫 和 硝 
Mi, DOUBLE, 反面 因 此 更 珍 惜 人 生 , 更 保有 善意 , 他 
们 让 我 铭记 一 生 。” 顿 一 顿 ， 我 继续 说 ,，“ 然 而 ， 这 个 色 猥 ， 搅 坏 了 我 
对 这 个 国度 的 印象 。” 警 长 一 昕 ， 上 升 到 国家 层面 可 不 行 ， 忙 解 
RE: “我 工作 这 么 久 ， 的 确 头 一 回 看 到 这 种 事 ， 别 说 对 外 国 女 性 下 手 ， 
忠 是 发 生 在 本 国 女 性 喘 上 ， 这 种 事 也 非常 罕见 。 这 个 人 ， 我 们 一 定好 
好 处 理 。” 


“ 算 了 ， 放 了 他 吧 。 我 们 中 国人 有 人 句 老 话 ， 得 饶 人 处 且 饶 人 。” 我 
知道 他 们 不 会 放 人 ,但 中 国人 大 度 的 形象 还 是 得 树立 。 和 警 长 让 我 先 离 
开 ， 说 稍 后 会 按 我 的 意思 把 他 放 走 。 


天 上 门 那 一 刻 ， 传 来 " 咯 ” 的 一 声 惨 叫 。 完 竟 他 最 后 被 释放 没有 ， 
我 也 不 关心 了 ， 我 关心 的 ， 是 他 的 色 心 被 治 住 ， 未 来 不 再 有 女性 受到 
来 日 他 的 骚扰 。 


再 后 来 ， 我 认识 了 很 多 库 区 的 朋友 。 


新 朋友 伊 万 是 当地 大 学 农业 学 院 的 教授 ， 其 时 正 逢 毕业 季 ， 伊 万 
邀 我 到 校区 参观 毕业 典礼 。 我 思虑 了 一 番 ， 才 决定 不 戴 头 巾 去 ， 进 了 
校区 ， 才 知 目 己 杞 人 忧 天 : 眼前 的 第 普 生 , 男 生 西 服 草 履 , 女 生 都 化 
上 艳丽 的 妆 ， 搭 着 金 区 内 内 的 礼服 镍 。 同 他 们 聊天 ， 得 知 有 人 已 准备 
过 几 日 前 往 欧 美 地 区 继续 深造 ， 有 人 要 用 家 人 给 的 资金 去 开 一 家 甜品 
店 。 有 眼前 的 学 生 们 神情 天 真 ， 对 未 来 摩拳擦掌 ， 同 我 在 伊拉克 其 他 地 
区 看 到 的 忧 秋 面 孔 比 起 来 ， 好 似 生活 在 不 同 的 时 空 。 


和 胡 着 风格 


Fa 


处 氛 


v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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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有 着 与 伊拉克 其 他 地 区 截然 不 同 的 


我 被 女孩 们 美 艳 的 妆容 和 着 装 惊 住 了 ， 不 敢 相信 这 是 在 伊拉克 


男 一 位 新 朋友 霍 格 喘 兼 数 职 ， 既 十 埃 尔 比 勒 的 政府 雇员 ， 叉 是 “ 今 
日 俄罗斯 "电视 台 的 驻 伊拉克 制 片 人 ， 还 兼 着 伊朗 电视 台 记 者 的 职务 。 
游 刀 于 各 大 媒体 的 他 ， 却 没有 那 副 八 面 玲珑 的 人 精 模样 ， 反 而 老实 执 
着 ， 二 人 句 不 离 靳 闻 理 想 。 他 抱怨 说 ， 撤 开 美 伊 战 争 历史 不 谈 ， 美 国政 
府 在 库 区 其 实 也 有 建树 ， 但 凡是 如 实 报道 的 片子 ， 一 律 被 他 的 雇主 之 
FRAO sete, Boe mh, 換 了 稿 子 履 了 珂 , AA 
说 成 非 。 


霍 格 邀 我 去 家 里 做 客 ， 我 则 请 继 要 做 顿 中 餐 。 霍 格 的 父母 不 懂 英 
语 ， 但 仍 在 厨房 里 跑 进 跑 出 ， 帮 我 备 沫 。 翟 格 的 大 哥 在 当地 政府 任 要 
上 只， 弟弟 仍 在 念 大 学 。 一 家 人 教养 极 好 ， 文 质 彬 彬 。 


我 离开 的 那天 ， 霍 格 的 大 哥 送 我 至 机 场 。 他 执意 要 看 我 过 了 安检 
再 走 ， 但 我 见 已 是 姿 晨 ， 不 愿 厅 烦 他 ， 还 是 请 他 送 到 机 场 门口 吏 好 。 


其 时 在 伊拉克 已 逗留 月 余 ， 超 出 了 旅游 签证 的 停留 期 限 ， 我 却 浑 
然 没 有 察觉 。 到 了 出 境 处 ， 冲 着 两 位 熬夜 加 班 的 边境 官 笑 着 道 一 声 “ 晚 
上 好 ”， 把 护照 递 过 去 。 对 方 挑 起 眉 来 ， 严肃 地 说 :“ 你 的 签证 已 过 
期 ， 这 种 情况 轻 则 如 款 ， 重 则 入 狱 。 但 看 在 你 这 声 ' 晚 上 好 ”的 分 上 ， 
还 是 让 你 走 吧 ， 下 次 再 来 伊拉克 ， 一 定 要 留意 签证 细节 。” 


道 过 一 声 谢 ， 心 里 却 是 一 阵 悲 凉 : 这 个 市 给 我 无 限 感慨 的 国度 ， 
不 知 以 后 是 否 有 绿 再 踏 入 了 。 


印度 


CHAPTER 5 印度 行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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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瓦 拉 纳 希 街头 
每 年 都 去 印度 一 次 ， 一 待 吏 是 一 个 多 月 。 


喘 边 的 人 ， 痢 以 为 我 是 对 印度 爱 得 痴狂 。 实 则 不 然 ， 我 对 这 个 国 
度 感情 中 立 ， 不 过 分 推 梁 ， 也 不 一 味 别 贬 ， 只 是 去 的 次 数 多 ， 大 小 城 
市 的 街道 路 线 都 记 在 心中 ， 且 在 印度 见 到 的 文化 冲击 也 是 别 的 国度 寻 
不 到 的 内 容 。 不 敢 目 以 为 对 其 文化 有 多 深 的 了 解 ， 但 与 印度 人 之 间 的 
故事 ， 倒 是 集 了 一 心房 。 这 些 故 事 像 是 随 映 市 着 的 话 梅 糖 ， 甜 又 深 。 


If DP! | 
你 AWM 


“a 


这 家 的 小 孩 在 街头 遇 到 我 ， 把 我 请 到 家 中 ， 用 一 种 叫 “ 罕 娜 "的 植物 染料 ， 在 我 手背 上 绘画 。 
我 离开 时 ， 还 轮流 跟 我 道别 


睡 过 道 的 人 


印度 火车 卧铺 以 空调 和 风 忆 区 分 出 等 级 ， 痢 空调 卧铺 大 多 提供 洗 
净 后 独立 包 凌 的 枕头 、 床 单 和 敌 子 ， 长 途 车 程 更 供应 三 顿 餐 食 。 而 风 
届 卧 铺 则 只 有 一 张 软 垫 和 头顶 那儿 个 永 不 歌 止 的 电 履 ， 吹 得 脊背 发 
党。 设备 齐全 的 空调 车 硝 里 不 乏 各 国旅 人 ， 而 风 局 车 础 里 束 大 多 是 印 
度 本 地 人 了 ° 


开始 也 有 顾虑 ， 怕 风扇 和 车厢 的 乘客 会 毛 手 毛 脚 ， 毕 竟 印 度 的 治安 
情况 一 直 是 外 媒 关注 的 焦点 。 但 那 时 还 是 学 生 ， 见 票 价 实在 低廉 ， 干 
脆 毎 次 出 行 都 逃 拝 凡 屋 年 腹 , 根本 不 違 当 苦行 僧 ・ 


第 一 次 到 印度 旅行 的 一 个 多 月 里 ， 睡 过 几 回 风 忆 车 着 ， 同 车 厢 乘 
客 大 多 是 印度 人 ， 倒 处 得 相安 无 事 ， 也 未 见 有 人 夜行 不 轨 。 


在 印度 南部 待 了 3 周 后 ， 我 决定 坐 火车 去 北部 圣 城 瓦 拉 纳西 过 胡 里 
节 ， 车 程 足 有 12 个 小 时 。 


还 没 上 车 ， 心 情 先 糟 起 来 :每 趟 列车 长 啸 而 来 ， 都 卷 起 沙 侍 股 
股 ， 扑 癌 在 一 和 券 候车 的 我 。 我 起 和 喘 跳 跳 ， 拍 了 两 回 ， 映 上 仍 能 拌 下 沙 
土 。 至 调 车 亲 乘 客 登 车 尚 算 有 序 ， 而 风扇 车 厢 的 乘客 则 能 挤 惑 挤 ， 窗 
性 上 一 会 儿 塞 进 二 包 仙 物 去 ， —S/ LAH — ARs MEH PAR, 也 
见怪 不 怪 。 


等 乘客 上 得 差不多 了 ， 我 开始 上 车 。 


突然 , 集 电 了 。 风 届 卧 铺 里 一 片 漆 黑 嘲 杂 ， 喻 喻 嘱 吐 的 声音 此 起 
彼 伏 ， 却 看 不 清 那 一 张 张 脸 的 表情 神色 。 


我 喘 后 有 人 打开 手机 手电 简 为 我 照 带 过 道 ， 我 正 要 回头 去 看 清 好 
心 人 的 脸 ， 忽 地 一 下 ， 来 电 了 “。 竹 厢 里 那些 杂乱 的 喷 喷 声 都 配 上 了 鲜 
活 的 面孔 ， 有 的 人 一 手 捏 着 票 一 手指 着 床位 ， 示 意 床位 上 侍 着 的 人 让 
座 ， 言 语 不 足 用 ， 伸 出 手 扭 扯 着 对 方 衣 领 有 的 人 正 速 速 往 铺 位 赶 ， 
好 为 行李 占 个 足够 的 空间 ， 脚 步 匆 匆 ， 不 顾 踊 了 过 道上 多 少 双 无 率 的 
脚 ， 也 音 于 打头 道 声 抱 歉 。 


过 道 本 束 狭 窄 ， 乘 客 的 大 包 小 包 弦 在 地 上 ， 更 是 墙 住 前 路 。 有 眼看 
着 属于 我 的 25 号 铺位 就 在 几 步 开外 ， 却 怎 也 找 不 到 迈 出 下 一 步 的 空 
间 ， 只 好 惕 站 着 ， 等 喘 边 乘客 塞 完 货物 和 行李 。 


这 时 ， 一 米 开 外 有 两 个 坐 在 上 铺 的 小 男孩 ， 努 力 地 把 头 从 人 堆 里 
探 出来 , ATK, TASS RHA]: “你 几 号 床位 呀 ? ” 


“25 下 ”我 答 道 る 


只 见 两 个 小 男孩 缩 肩 号 腰 、 左 奥 右 内 罕 过 行李 和 货物 ， 来 到 我 面 
前 ， 领 着 我 ， 一 路 叫 其 他 乘客 让 开 ， 总 算计 我 坐 在 了 25 号 床位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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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看 同窗 外 ， 不 一 会 儿 吏 把 手 拱 在 我 肩 上 ， 好 半天 才 转 头 看 我 ， 不 知 
征 发 现 我 是 陌生 人 还 是 发 现 我 是 外 国人 人， 位 把 手 收回 去 。 她 儿子 搬 好 
行李 后 ， 坐 在 我 映 卷 ， 有 一 搭 没 一 搭 地 和 我 聊天 。 


突 走 激 賠 , 夜 里 10 点 多 , 我 伴 付 要 腫 常 , 把 老 太 太 和 好 ルル 子 赴 回 
目 己 铺位 。 我 把 围巾 吉 在 身上 当 被 子 ， 育 对 着 大 伙 儿 ， 没 留 给 任何 人 
和 我 交谈 的 余地 。 

直至 火车 开动 ， 卧 铺 里 的 灯光 烛 炙 ， 习 习 深 风 从 窗 缝 渭 入 ， 我 才 


转 过 身 偷 偷 观察 身边 的 人 们 “。 两 个 小 男孩 睡 一 张 床铺 ， 位 置 狭小 ， 他 
们 一 人 英 着 ， 另 一 人 倚 在 床 边 坐 着 入 睡 。 


老 太 太 睡 我 对 铺 ， 骨 架 瘦 小 ， 秩 子 里 像 古 没 人 。 定 睛 一 看 ， 老 太 
的 儿子 竟然 睡 在 我 们 床铺 间 的 地 上 。 视线 移 癌 我 目 己 的 床铺 ， 我 的 脚 
边 苋 然 还 坐 厦 一 个 人 ,侧身 倚 着 扑 杨 ， 尖 也 半 靠 在 候 梯 扶手 上 ， 半 有 睡 
未 睡 的 疲惫 模样 。 我 猜 他 该 是 坐 一 会 儿 束 走 ， 便 没 理会 。 


约莫 过 了 半 个 小 时 ,我 再 看 他 ， 苋 还 在 。 我 招 他 肩膀 ， 问 他 : “你 
的 床 呢 ? ? 他 所 不 憧 , 我 指 指 他 , 又 指 指 床 : “你 的 床 呢 ? ”他 胡乱 指 一 
通 ， 最 后 停 在 对 床上 铺 的 方向 ,“ 吗 吗 ” 的 哪 唾 着 。 我 想 ， 尚 算是 有 床 
铺 的 人 ， 猜 他 一 会 儿 束 回去 睡 了 。 便 没 再 担心 ， 又 英 下 去 。 说 不 担 
心 ， 还 是 伸手 摸 出 防 狠 噶 筋 ,一 直 握 在 手 里 。 


睡 了 一 会 儿 ， 心 里 不 踏实 ， 又 去 偷 瞄 那 人 ， 居 然 还 在 ! 这 时 窗外 
已 下 起 大 雨 ， 虽 关 了 寄 ， 仍 有 人 风 源 源 不 断 灌 入 ， 吹 得 我 头疼 ， 我 便 想 
着 头 脚 对 换 方向 ， 也 算是 个 撑 人 的 借口 。 我 又 拍 他 ， 他 估计 有 是 睡 痢 
了 ， 被 这 一 拍 惊 动 ， 转 头 看 我 。 


我 没 好 气 ， 指 着 他 身后 的 方 辐 ， 叉 指 我 的 涉 ， 说 :“ 我 要 头 朝 这 边 
睡 。” 他 神情 民 张 又 抱 菊 ,“ 噢 噢 ”的 应 答 ， 还 连 说 了 儿 声 对 不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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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了 吧 。 十 几 分 钟 后 醒 来 ， 抬 头 看 他 ， 还 在 ! TA the eM aS 
后 占 我 便宜 ， 我 气 得 一 屁股 坐 起 来 ， 再 不 客气 ， 用 力 拍 他 ， 指 着 那 所 
谓 的 “他 的 床铺 ”， 对 他 说 :“ 你 回去 睡 ! ”他 看 我 怒气 冲 神 ， 赶 紧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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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到 地 板 上 一 抹 衣 角 ， 发 现 那 人 居然 睡 在 过 道上 ， 只 在 身 下 铺 了 一 张 
极 薄 的 被 单 ， 冷 得 缩 成 一 团 。 猜 想 他 之 前 一 直 坐 我 床 边 ， 也 许 是 想 等 
大 家 都 睡 去 ， 过 道 空 下 来 ， 他 才能 在 地 板 上 睡 。 我 心 有 炙 意 ， 踪 手 跨 
脚 地 , AT RET HIF Wee 。 


过 道 实 在 挤 ， 中 间 睡 着 老 太 儿 子 ， 另 一 边 又 睡 着 那个 人 ， 我 不 知 
何 处 可 落脚 ， 暗 夜里 观察 了 好 一 会 儿 ， 可 还 是 踩 在 那 人 的 被 单 上 ， 把 
他 吵 醒 了 。 


他 一 看 是 我 ， 懂 得 立马 坐 起 ， 给 我 腾 出 空间 。 我 上 完 厕 所 回 床 
铺 ， 看 他 仍 缩 着 身子 采 坐 等 我 回来 ， 直 到 看 我 路过 他 的 “床铺 ”， 回 到 
目 己 的 床上 ， 他 才 安 心 贡 下 。 


fd Pa, 我 用 手 去 換 手 机 , BNE 


心里 明明 记得 手机 是 放 在 铺位 上 的 ， 起 身 翻 随 身 小 包 ， 还 是 没 找 
到 。 我 看 那 人 ， 他 也 看 我 。 


找 出 手电 简 照 亮 床 边 和 床 辰 ， 也 还 是 没有 。 不 过 是 上 一 趟 洗手 间 
的 工夫 ， 手 机 就 不 见 了 。 我 止 不 住地 看 那 人 ， 直 觉 觉得 他 融 是 嫌疑 
人 。 我 向 他 借 手 机 ， 想 给 自己 打 电 话 ， 还 幻想 着 电话 一 接 通 ， 他 的 裤 
兜 束 会 发 出 亮光 ， 看 他 届时 如 何 收场 。 不 料 那 人 称 目 己 没 手机 ， 没 法 


fe ° 


他 也 急 ， 站 起 号 去 担 醒 上 铺 的 两 个 小 男孩 。 小 男孩 开 了 头顶 的 阅 
读 灯 问 何事 。 我 癌 他 们 借 手 机 ， 他 们 丝 曼 没 犹 驳 ， 给 我 递 来 手机 ， 可 
惜 当 时 列车 正在 乡间 飞驰 ， 手 机 没 信 号 。 


动静 太 大 ， 把 地 上 的 老 太 儿 子 也 吵 醒 了 ， 问 我 怎么 了 。 我 说 起 手 
机 不 见 的 过 程 ， 阐 述 间 隐 还 用 余 光 去 瞄 那 睡 过 道 的 人 ， 想 观察 他 表 
情 。 老 太 儿 子 听 了 ， 低 头 去 翻 目 己 的 外 套 ， 只 见 他 的 外 套 足 足 颖 了 好 
ルル 屋 的 秘 袋 , TORR NBA, THAR RIA, BONE 
的 一 些 硬币 ， 又 继续 一 层 层 地 剥 ， 最 后 居然 从 这 俄罗斯 父 娃 般 的 纸 包 
里 取出 一 部 手机 ， 递 给 我 ， 说 ， 你 打 给 目 己 吧 。 


看 他 蔵 財 物 的 方 式 奇妙 得 入 , 焦 心 如 我 , 也 學 不 住 笑 了 > 接 辻 他 
的 手机 ， 却 发 现 压根 不 记得 目 己 的 印度 号 码 ， 只 拼凑 出 一 个 大 概 的 号 
码 ， 也 不 知 该 不 该 拔 ， 拨 错 了 痕 费 老 太 儿 子 电话 费 不 说 ， 三 更 半夜 ， 
ATE SAC AMEE 。 


左思 右 想 ， 忽 然 记 起 火车 票 订 购 单 上 ， 填 了 目 己 的 联络 信息 ， 应 
该 包括 手机 号 ， 便 伸手 去 摸 随身 包 里 的 秘 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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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道 那 人 最 开心 ， 畦 哇 地 叫 ， 还 转身 去 拍 小 男孩 ， 笑 得 满 脸 傻 
气 。 老 太 儿 子 和 两 个 小 男孩 顿 觉 轻松 ， 也 跟着 笑 。 不 知道 过 道 那 人 如 
此 开心 ， 征 否 因为 察觉 到 了 我 对 他 的 猜疑 。 


乘客 们 又 再 睡 去 。 
没 多 久 ， 和 车厢 外 监 紧 的 晨光 一 请 。 远 处 过 道 传 来 落水 的 售卖 声 ， 
印 式 拉 双 的 浓 香 在 车 厢 里 弥漫 开 来 ， 中 途 要 下 车 的 乘客 也 缓 缓 起 号 净 


谈 ， 睡 眼 悍 愉 。 眼 看 着 身边 过 道 束 要 热 阐 起 来 ， 我 不 茜 担 心 那 人 还 怎 
么 入 睡 ， 于 十 起 身 去 看 他 。 


他 走 了 。 过 道 空 了 。 


脑子 里 译 现 出 他 仿 张 又 抱 交 的 神色 ， 和 那 虹 缩 起 来 的 瘦弱 号 板 ， 
还 有 他 吴 下 那 张 不 御寒 的 菏 被 单 ， 不 禁 恨 起 了 目 己 的 昕 喜 和 大 意 一 一 
不 知 他 去 了 哪里 ， 不 知 昨 晚 那 份 不 信任 有 没有 刺 伤 他 的 目 草 。 


他 曾 睡 过 的 过 道 已 志 布 匆忙 的 脚印 ， 但 我 的 心 却 空 落落 的 。 


并 未 死去 的 人 性 


第 一 次 去 印度 旅行 时 ， 在 首都 新 德里 的 街头 逛 得 无 聊 了 ， 一 个 人 
跑 去 看 印度 电影 。 印 度 文化 产业 不 容 小 遍 ， 
都 有 极 多 出 色 作品 ， 只 是 能 够 像 阿 米尔 汗 那 样 聚 焦 负 穷 等 社会 问题 的 
影 人 并 不 多 。 


3 个 小 时 的 印 地 语 片 子 ， 我 只 能 通过 画面 和 偶尔 蹦 出 的 英文 单词 去 
猜 剧情 ， 却 也 看 得 入 迷 。 有 人 觉得 至 莱 坞 影片 里 ， 又 啊 又 停 的 歌舞 场 
景 显得 庸俗 虚假 ， 但 这 的 确 是 印度 人 的 真实 生活 场景 我 认识 的 印度 
友人 ， 总 能 在 对 谈 气 氛 愉 悦 时 忽然 现 跳 起 舞 来 。 


看 完 电影 ， 去 吃 快 餐 ， 看 见 一 位 约莫 80 岁 的 老人 在 独自 进餐 ， 他 
正 双 手 闸 强 绕 地 用 杯 盖 从 可 乐 里 省 出 冰 块 来 。 我 在 他 对 面 坐 下 ， 抽 过 
他 的 杯 兰 ， ME ° 我 甚至 没 去 问 他 是 否 需 要 帮助 ， 对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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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 的 金泰 街头 


老人 记忆 已 模糊 ， 吐 子 也 不 清晰 ， 说 的 英语 却 难 得 没有 印度 口 
音 。 聊 天 中 ， 我 得 知 老人 在 印度 最 大 的 报 业 集团 当 了 半 素 子 记 者 ， 退 
休 后 创办 了 一 所 幼儿 英语 学 校 。 吃 完 东 西 后 ， 我 兵 老 人 出 餐厅 ， 陪 他 
等 待 那 辆 接 他 的 车 。 


走出 餐厅 ， 怕 他 不 喜欢 ， 我 并 不 刻意 去 扶 他 ， 只 在 一 旁 准备 着， 
在 他 需要 时 上 前 帮 一 把 。 并 不 是 每 位 老人 都 服 老 ， 也 不 是 每 位 老人 都 
希望 被 帮助 ， 有 的 老年 人 认为 “ 老 ” 意 味 着 社会 价值 的 起 失 ， 他 们 因此 
更 希望 以 不 服 老 去 证 明 目 己 的 存在 价值 。 


老人 行 得 极 慢 ， 在 烈日 下 我 们 走 走 停 停 。 走 着 走 着 ， 老 人 组 组 地 
停 住 脚 步 ， 转 头 对 我 说 : “遇见 你 ， 让 我 发 现 ， 正 在 消逝 的 人 性 其 实 并 
未 真正 地 死去 。 (Encountering you reminds me that the dying humanity 
hasn't died yet.) ” 


他 同 我 聊 幼 儿 园 里 的 教学 轶 事 ， 聊 设计 教材 碰 到 的 困惑 ， 时 不 时 
提醒 我 有 急事 可 驳 走 ， 不 必 陪 他 。 


等 了 约 20 分 钟 ， 一 辆 加 长 版 豪 车 停 在 我 们 面前 ， 戴 着 丝绸 手套 的 
司机 匆匆 下 车 ， 控 着 汗 紧张 地 为 自己 的 迟到 频频 致 娄 ， 并 将 老人 换 扶 
入 座 。 我 想 ， 老 人 退休 前 的 职位 绝 不 仅仅 是 报社 记者 这 么 简单 。 


告别 后 ， 老 人 给 我 的 名 片 早 已 不 知 被 我 塞 到 何 处 。 我 随 性 ， 更 不 
大 有 居 记 他 人 的 良心 。 只 要 异域 的 天 气 和 温度 都 次 得 完美 ， 我 便 有 结 
识 新 友 的 心境 ， 然 而 一 旦 旅行 至 新 处 ， 我 的 心 又 沉醉 到 山川 淹 海里 
去 ， 上 趟 行程 里 区 的 朋友 早已 不 去 挂 心 ， 何 况 与 老人 只 是 萍 水 相 着。 


一 年 多 后 的 一 天 ， 我 收 到 一 份 国际 快递 ， 来 目 印度 。 与 快递 员 再 
三 核实 不 是 错 件 后 ， 我 拆 开 包 圳 ， 里 面 是 一 台 小 型 的 天 文 望远镜 ， 附 
上 了 一 封 花 体 英 文 信 , 落款 走 老 人 的 ルル 子 


印度 街头 


信 一 开头 倒是 平静 的 慑 耗 ， 对 方 告知 ， 与 我 在 快餐 店 偶遇 的 老人 
前 段 时 间 故 去 了 。 老 人 弥留 之 际 ， 趾 叫 儿 子 许多 未 尽 之 事 ， 包 括 把 他 
的 藏书 全 数 捐 给 当地 图 书馆 。 病 机 上 的 他 记得 我 聊天 时 说 过 目 己 喜欢 
天 文学 ， 因 此 嘱 只 儿子 给 我 寄 出 这 份 礼物 。 


信 里 , 老人 人 ル 子 向 我 致 鞭 , 現 打 理 考 人 的 后 事 用 了 和 斑 多 的 時 同 , 
因此 望远镜 才 迟 迟 寄 出 。 这 样 一 份 受 之 有 愧 的 礼物 ， 送 出 着 竟 还 要 为 
寄 出 时 间 而 道歉 ， 这 古 一 份 学 不 来 的 修 状 。 


信 末 还 提 及 ， 老 人 十 一 位 作家 ， 年 轻 时 跑 过 战地 做 过 新 闻 ， 晚 年 
还 创办 了 教育 机 构 。 那 台 天 文 望远镜 放 在 我 的 书柜 里 ， 每 每 看 见 它 ， 


那个 烈日 里 的 记忆 束 回 到 我 的 脑海 中 : 老人 笑 着 说 目 己 设计 的 教材 过 
TRA, BAM, 说 目 己 两 辟 斑 日 了 ， 在 教育 领域 却 是 个 新 
人 ， 每 个 夜晚 都 要 全 读 教育 类 书籍 ， 司 机 迟到 ， 老 人 被 晒 得 睐 着 眼睛 
看 我 ， 省 沿 眼 角 流 到 面 关 ， 却 没 听 他 抱怨 半 句 ， 只 加 我 解释 “新德里 区 
通 粳 糙 ， 司 机 也 不 容易 ”。 


这 是 真正 不 死 的 人 性 。 


蓝 城 里 的 “未 婚 ” 老 头 儿 


赶 在 日 落 前 ， 要 让 上 十 堡 旁 的 城墙 


焦 代 普尔 古 堡 曾 全 天 候 开 放 ， 近 期 却 在 黄昏 时 分 闭 门 谢 客 。 只 因 
在 不 久 前 ， 一 位 印度 青年 登 上 十 堡 最 高 处 目 拍 ， 照 片 不 知 担 成 没 ， 人 
却 重 重 摔 落 下 去 ， 尸 体 挂 在 榴 尖 上 。 目 此 古 堡 在 黄 民 后 不 再 开放 一 一 
这 束 定 印度 人 的 逻辑 ， 明 明 可 以 设置 围栏 或 加 强 园 内 管理 ， 却 选择 了 
懒 政 。 


服 看 束 要 到 城墙 ,我 砂 得 螨 不 过 气 ， 无 上 暇 留 读 喘 稼 坐 着 一 位 敬 肢 
的 老头 儿 。 老 头 儿 正清 理 着 鞋 里 的 沙砾 ， 神 我 笑 : “给 我 哲 张 照 
吧 。” 说 着 指 了 指 我 手 里 的 相机 。 


在 印度 ， 这 样 的 人 太 多 了 ， 不 是 想 拱 油 ， 束 是 想 讨 钱 。 我 扫 他 一 
眼 ， 没 搭理 。 


坐 了 一 会 儿 ， 看 老头 儿 一 直上 腿 巴巴 地 望 着 我 。 面 对 这 份 对 于 一 张 
留影 的 沁 望 ， 我 不 蔡 心 软 ， 招 招手 ， 让 他 过 来 ,“ 味 吃 ”， 随 便 给 他 扣 
了 一 张 ， 数 衍 得 连 表 景 是 一 片 灰 黄 的 土 增 都 不 在 乎 。 


老头 儿 从 裤 袋 里 掏 出 纸 笔 : “我 给 你 地 址 ， 你 可 以 把 照片 给 我 
my” 


起 初 ， 我 以 为 他 是 想 搭 训 ， 没 料 他 是 真 的 想 要 照 户 。 想 着 他 对 一 
TKR Ae, 我 感 効 了 , AUS PART DL, Fe fe BY ee 
箱 。 


不 料 他 却 写 下 家 里 的 邮寄 地 址 ， 我 无 奈 :“ 实 在 很 难 给 您 寄 过 
Be 


老头 儿 执意 :“ 可 以 的 ， 请 你 尝试 一 下 吧 。” 
“您 没有 电子 邮箱 吗 ? * 我 问 。 他 摇头 。 


“您 孩子 也 没有 电子 邮箱 吗 ? ”他 低头 ， 闹 默 一 会 儿 ， 说 道 : “我 没 
有 


“您 太太 不 懂 上 网 吗 ? ”我 继续 问 。 他 不 作答 。 


我 又 问 : “您 的 朋友 总 有 电 最 吧 ? "他 还 是 低头 沉默 ， 半 隅 后 
说 “小 姐 ， 我 没有 结婚 ， 没 有 孩子 .….. 我 甚至 连 朋友 都 没有 ， 一 个 都 
没有 。” 


“不 可 能 呀 ! ” 
“小 姐 ， 我 真 的 没有 朋友 。? 他 头 垂 得 更 低 了 ， 微 风 在 他 发 白 的 胡 


须 间 柔和 柔 穿 过 。 


我 听 得 心酸 ， 开 始 打量 他 : 眉梢 和 轰 角 的 发 须 都 细致 修 筋 过 ， 卡 
其 色 的 长 裤 连 裙子 都 难 见 ， 衬 衣 有 致 地 束 进 裤 腰 里 ， 干 净 齐 整 。 印 度 
街头 的 男性 多 吸着 一 双 简 陋 的 皮 头 拖 ， 后 跟 处 也 不 穿 牢 ， 只 踩 在 脚板 
下 ， 边 缘 历 得 稀 烂 ; 老头 儿 却 讲究 ， 穿 的 是 软 质 登 山 鞋 。 连 家 人 朋友 
都 没有 的 他 ， 还 拾 援 得 洁净 体面 ， 想 必 是 在 乎 目 草 的 人 。 


我 答应 他 : “我 试 试 吧 。” 


乌 梧 蓝 城 


老头 儿 笑 了 : “小姐 ， 不 勉强 ， 但 也 请 你 尽量 尝试 一 下 。 寄 不 到 的 
话 ， 没 关系 ， 放 轻松 。 你 开心 就 好 。” 


见 我 不 语 ， 老 尖 儿 又 安 慰 我 一 句 :“ 真 的 ， 你 开心 束 好 。” 


老头 儿 身 后 是 北 印 蓝 城 焦 代 普 尔 ， 他 身上 的 卡其 色 长 裤 和 日 色 T 
恤衫 ， 在 这 一 水 的 蓝 色 汪洋 里 ， 更 显 孤 单 。 


跟 老 头 儿 告别 后 的 夜里 ， 我 合 出 字条 来 细 看 。 他 没 留 电话 号 码 ， 
我 没 法 寄 快 递 。 


再 细 看 ,“ 焦 代 普 尔 ”， 这 庄 根 是 本 城 的 地 址 嘛 ! 我 以 为 他 同 我 一 
样 ， 是 来 旅游 的 ， 没 想到 他 束 住 在 城内 。 


Rae Sze his, BART SAE 


打印 店 不 好 找 ， 近 40 摄 氏 度 的 天 气 里 ， 我 步行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才 找 
到 一 家 。 又 细 细 分 好 斥 寸 全景 的 那 幅 打 印 一 张大 的 ， 好 让 他 把 家 
里 ， 纯 人 像 的 那 张 ， 既 洗 了 标准 的 相框 人 尺寸， 又 印 了 钱包 相 格 的 小 尺 
十 。 再 细 想 ， 干 脆 印 了 一 张 人 头 照 ， 想 着 万 一 老头 儿 要 征婚 寻 偶 ， 也 
用 得 上 。 


一 路 走 一 路 问 ， 在 喇叭 萤 哆 人 声 扬尘 里 寻 了 近 一 个 小 时 ， 总 算 找 
到 老头 儿 的 家 。 还 没 融 门 ， 一 旁 而 所 里 走出 一 个 男人 。 我 指 厦 字条 上 
老头 儿 的 姓名 问 他 ， 他 颇 热 情 : “进来 吧 ， 进 来 吧 ， 他 就 住 这 。” 

不 敢 择 以 轻 心 随 他 进 屋 ， 我 问 他 : “你 确定 是 这 个 人 ? ” 


他 说 : “确定 得 很 呢 ! ” 


“ 赁 什么 ? ， 
他 毫 不 犹 歼 地 说 : “他 是 我 父亲 呀 1 > 
我 惊 得 合 不 上 嘴 。 


随 他 走 进 大 屋子 ， 见 老头 儿 正 坐 在 地 板 上 ， 和 家 人 们 喝 着 和 茶 ， 一 
派 其 乐 融融 。 见 了 我 ， 老 头 儿 又 惊 又 乐 ， 拖 鞋 都 顾 不 得 穿 ， 起 吴 迎 上 
前 来 。 


我 又 好 气 又 好 笑 地 怪 他 : “ROR URL |” 

HEL ANE, ATOR, EA ARAM 

想起 目 己 的 担 昼 和 同 情 , 我 笑 得 伴 下 身 

老头 儿 的 孙子 英语 很 好 ， 在 当地 念 的 是 学 费 高 昂 的 英 式 私立 学 


校 。 我 问 他 ， 老 头 儿 是 干吗 的 。 他 说 ， 和 爷爷 以 前 在 焦 代 普尔 大 学 做 行 
政 工 作 , 現在 退 休 了 , “私人 工作 ”是 朵 时 去 古 堡 让 人 家 给 他 拍照 。 


BOM RIMES © 孙子 继 续 说 ; “他 最 大 的 兴趣 就 是 收集 各 种 他 自己 
的 照片 ， 但 外 国 游客 都 不 搭理 他 。 别 说 送 照片 ， 就 是 拍照 和 冲洗 ， 你 
都 是 第 一 人 。” 


我 损 老头 儿 :“ 你 爷爷 演技 好 着 呢 。 你 是 没 看 到 ， 他 当时 那 副 低 着 
头 沉默 一 会 儿 ， 说 自己 没 结婚 没 孩子 的 模样 。， 


小 孩子 实 着 翻译 给 奶奶 和 嫩 寻 们 听 ， 女 人 们 凶 巴 巴 地 指责 起 老头 
儿 来 。 并 不 古 真 的 凶 ， 只 是 邮 给 我 看 。 老 头 儿 挠 着 涉 ， 还 古 乐 呵呵 
的 ， 一 脸 调 皮 。 我 这 才 发 现 他 满嘴 的 牙 都 挥 光 了 ， 只 和 列 一 颗 虎 牙 ， 现 
霉 零 的 ， 他 一 大 笑 ， 那 颗 牙 更 是 揪 揪 欲 验 。 在 山上 时 ， 他 可 不 是 这 副 
RE: SICK > TAS, RAV Se Bl ET 


PF ate eM, 我 況 , 我 可 没 生気 , BOT UD EMRE ° ARIAT 
和 灵 他 一 把 年 纪 却 没有 依靠 ， 现 在 看 他 家 族 大 维系 紧 ， 我 也 就 心 灾 了 。 


老头 儿 的 房子 很 大 ， 足 有 4 层 ， 至 少 10 间 客房 ，4 个 子女 里 有 医生 
有 律师 ， 背 事业 有 成 ，6 个 孙子 则 在 印度 各 地 求学 。 一 旁 站 着 的 儿 旭 ， 
胜 里 还 怀 着 廊 娃 娃 。 聊 起 这 个 将 要 诞生 的 孙女 ， 老 头 儿 脸 上 喜 滋 洲 
的 ， 可 见 不 是 重男 轻 女 的 人 。 老 尖 儿 和 俩 姐姐 同 住 ， 家 中 装 浇 大气 、 
颜色 搭配 讲究 ， 不 是 焦 代 普尔 普通 民众 的 住宅 能 比 的 。 


老头 儿 的 家 人 


老头 儿 和 他 家 人 留 我 吃饭 ， 我 人 打扰 ， 找 了 借口 开 溜 。 


他 执意 送 我 到 街 口 ， 劝 我 : “把 旅舍 退 了 吧 ， 过 来 住 ， 我 太太 每 天 
给 你 做 饭 吃 。” 


得 知 我 第 二 天 束 要 离开 监 城 ， 他 又 真诚 地 说 :“ 下 回 再 来 访 ， 别 住 
旅舍 ， 直 接 住 我 们 家 里 。” 


“好 ， 一定 。” 


也 不 知 是 真 答应 他 ， 还 是 我 也 撒 《了 个 度 。 


鞋城 瓦 拉 纳 西 


瓦 拉 纳西 是 我 最 熟悉 的 城市 之 一 ， 每 年 的 印度 之 行 都 要 去 看 它 一 
HR ° 


IAPR AST ED RESTA Te, eas, (BATA,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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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 。 这 座 卫 生 条 件 叫 人 堪忧 的 小 城 ， 却 同 耶 路 搬 冷 、 麦 加 和 焚 蒂 内 
一 道 ， 被 视 为 全 球 的 精神 圣地 ， 六 千年 来 受 着 无 数 印 度 教 信徒 的 朝 
拜 。 


日 日 里 的 瓦 拉 纳西 ， 街 共 里 人 声 万 沸 ， 喇 叭 声 此 起 彼 落 ， 而 清晨 
拂晓 和 黄 针 入 夜 却 又 钙 男 一 盔 光 景 。 


日 出 时 分 ， 大 批 本 地 和 外 地 赶 来 的 印度 教 信徒 来 到 恒 河 边 上 展 浴 
净 身 ， 他 们 称 此 为 “ 晨 间 圣 浴 ”， 并 认为 这 一 生 中 至 少 要 在 恒 河 中 沐浴 
一 次 ， 让 圣 河 洗 净 生生 世 世 的 徘 业 ， 入 夜 ， 恒 河 边 有 四 处 和 祭坛 ， 由 种 
姓 制 度 里 最 高 阶 的 效 罗 门 男 和 祭司 ， 持 办 这 场 已 有 数 千 年 历史 的 恒 河 夜 


祭 。 圣 坛 边 烟 筋 综 绕 ， 栖 音 钟 声 环 绕 着 会 场 。 


除 当 地 人 对 印度 教 的 不 诚 外 ， 瓦 拉 纳 西 所 特有 的 生死 观 ， 无 疑 是 
它 最 大 的 魅力 之 一 。 印 度 教徒 认为 ， 几 人 一 生 中 产生 的 业 ， 决 定 了 他 
的 灵魂 在 转世 重生 时 ， 有 是 成 为 更 高 等 或 更 低 等 的 人 ， 还 是 变 成 一 头 
中， 甚至 古 昆虫 。 他 们 深信 ， 瓦 拉 纳 西 作为 印度 最 古老 的 城市 ， 古 天 
堂 的 入口 , 若 能 在 此 死 去 , 人 資 噴 ヽ 痴 赤 炎 尽 , 便 可 得 色 湿 裳 神 的 
庇 估 ， 免 受 转世 轮回 之 杏 ， 达 到 超脱 、 狠 静 、 安 稳 和 种 在 ， 涅 闭 升 入 
天 国 。 


瓦 拉 纳西 在 恒 河 边 上 有 两 处 24 小 时 工作 的 人 工 烧 尸 庙 ， 不 仅 当 地 
人 死 后 在 此 焚化 ， 更 有 大 批 外 地 信徒 嘱托 家 人 在 目 己 死 后 将 尸体 运 到 
此 处 笑 化 = 


印度 传统 里 ， 有 几 类 尸体 是 不 接受 柳 化 的 ， 包 括 音 行 僧 巴 巴 、 怀 
委 女 子 、 幼 童 以 及 被 蛇 咬 死 的 人 ， 还 有 动物 。 而 印度 一 些 地 方 习俗 认 
为 ， 对 未 婚 女 子 进 行 水 碍 ， 可 以 让 她 重新 投胎 回 同一 家 庭 。 因 此 这 几 
类 尸体 都 会 被 直接 放 入 恒 河 中 ， 任 其 泡 胀 腐烂 ， 漂 到 下 流 后 被 萤 鹰 吸 
食 。 工 业 排 放 、 生 活 垃 圾 和 肿胀 的 浮 尸 ， 在 恒 河 的 文 流 和 下 游 肆 意 地 
汚染 看 水源 , 僚 播 着 疾 病 HERR ERAN, 也 曽 宣 著 辻 要 対 
恒 河 进行 大 清理 。 


在 恒 河 沐浴 的 人 们 


多 年 前 第 一 次 到 印度 时 ， 我 写 下 这 般 旅 途 感 司 : 


历 度 朝 碟 纺 轩 ， 芭 为 火化 万 隐 能 让 胸 吏 启 庆 咎 记 至 局 游 ， 从 历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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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几 年 再 去 瓦 拉 纳西 ， 与 恒 河 边 上 的 船 夫 闲聊 。 他 好 奇 于 我 对 瓦 
拉 纳 西 的 感情 ， 想 知道 是 什么 让 我 每 年 来 一 次 这 座 小 城 。 我 答 ， 烧 己 
庫 * IZ FHA, Rok, EPS, AS, ES 
Dl LB a AR SE EE, ARENA, FY Se DL EE 
教徒 对 生死 的 从 容 。 我 述说 得 头头 是 道 ， 自 以 为 几 次 长 途 旅 行 已 让 我 
对 这 个 国度 有 了 深层 次 的 认 知 。 


观看 恒 河 夜 祭 的 人 们 


恒 河 劳 卖 菊花 的 妇女 


恒 河 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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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河 夜祭 


恒 河 夜祭 
不 想 船 夫 却 表示 反对 : “不 ， 我 们 对 待 死亡 一 点 都 不 从 容 。” 


他 问 我 ，“ 你 知道 为 什么 烧 尸 庙 不 让 本 地 女性 靠近 吗 ? 因为 女性 感 
情 太 丰 富 ， 很 难 压 得 住 情 绪 。 她 们 总 是 止 不 住 活 泣 ， 而 在 我 们 印度 孝 
观念 里 ， 认 为 这 会 让 浙 者 不 快乐 ， 难 以 轮回 。” 


他 继续 说 :“ 两 年 前 ， 瓦 拉 纳 西 有 一 对 年 轻 的 夫妇 敬 车 旅行 度 蜜 
月 ， 没 想到 出 了 和 车祸， 丈夫 当场 死亡 ， 而 妻子 仅 受 皮 外 伤 。 丈 夫 的 己 
体 被 送 到 恒 河 边 的 烧 己 庙 ， 以 人 工 用 木头 火化 ， 可 束 在 火化 进行 到 一 
半 、 正 十 火势 最 大 时 ， 妻 子 名 然 扑 癌 火 堆 。 由 于 火 太 大 ， 没 人 敢 救 
她 ， 她 被 活活 烧 死 。 


“在 那 之 后 ， 为 防止 再 出 现 ' 殉 夫 ’" 行 为 ， 也 为 了 不 让 女性 的 生活 失 
挥 延缓 渤 者 升天 的 脚步 ， 瓦 拉 纳 西 烧 履 庙 谢绝 逝 者 的 女性 家 属 近 距离 
参加 火化 仪式 。 而 男人 们 ， 尽 管 表面 不 大 声 器 注 ， 但 他 们 的 心 在 翡 
eines 


师 手中 蜡烛 的 信众 


争 着 从 火 中 取 枝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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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拉 纳西 街头 


{ 


恒 河 里 嬉闹 的 孩童 


船 夫 说 着 ， 掏 出 目 己 的 钱包 ， 给 我 看 相 格 里 的 黑 日 照片 :“ 我 的 父 
亲 去 世 几 年 了 ， 我 一 直 括 着 他 的 照片 ， 每 天 都 为 他 祷告 。 对 于 任何 国 
家 的 人 来 说 ， 死 亡 都 不 是 轻松 的 事 。” 


这 和 看 话 ， 使 得 我 对 印度 教 生 死 观 的 见解 全 数 坪 塌 ， 原 来 他 们 也 一 
样 ， 即 便 相 信和 轮回 ， 也 并 不 觉得 生死 是 可 从 容 面 对 之 事 。 


HARP BAA, 者 得 多 , BRAG eR 
段 ・ ARO Eire ITEP ha, MA SAGE ER, Vie MHF 
解 ， 可 几 分 钟 的 简单 介绍 后 ， 就 会 让 游客 付 钱 ， 理 由 是 “用 作 焚 烧 尸 体 
的 木头 运费 昂 贯 ， 你 们 给 的 钱 会 捐 以 买 木 ”。 


印度 教徒 深信 ， 以 人 工 用 木材 焚 己 这样 的 方式 ， 才 能 使 得 灵魂 绥 
组 进入 天 特 ， 因 此 家 中 只 要 付 得 起 木材 费 的 ， 痢 会 选择 手工 焚烧 。 贫 
苦 的 人 ， 只 能 在 感知 到 生命 将 终结 时 ， 步 行 到 火化 场 处 ， 在 焚化 炉 旁 
择 地 而 睡 ， 死 后 被 电炉 焚烧 ， 这 笔 费 用 由 印度 政府 拨款 文 付 。 


在 烧 户 庙 工 作 的 印度 人 认为 ， 烧 不 尽 的 ， 融 是 最 强大 的 。 他 告诉 
我 ， 一 般 而 言 ， 在 火化 后 ， 男 性 会 被 烧 剩 胸骨 ， 他 的 解读 是 ,“ 男 人 用 
胸腔 所 起 人 生 的 一 切 盗 任 ?, 面 女 性 会 余 下 盆 腔 骨 , 六 起 因 罰 “女人 最 
伟大 之 处 在 于 孕育 痢 生 命 ”。 烧 尸 庙 的 前 方 ， 融 是 恒 河 洽 场 ， 人 僧 无 
mvs, ZELLER » Mall > Weil ° 

在 瓦 拉 纳西 ， 生 与 死 之 间 没 有 界限 。 这 里 ， 没 有 拿 不 起 ， 没 有 放 


不 下 ， 有 的 只 是 超脱 世俗 的 从 容 ， 者 清楚， 都 是 人 生 ， 部 要 走 到 终 
im? 


BAR ER 


尽管 有 较 大 规模 的 高 等 教育 ， 但 印度 的 基础 教育 资源 严重 不 足 ， 
文盲 率 居 全 球 高 位 ， 加 之 基础 设施 建设 落后 和 贫 富 佐 距 巧 殊 ， 国 民 了 又 
BBA ° 


这 样 的 国度 里 ， 总 有 和 意料 之 外 的 境况 ， 也 让 我 的 每 一 趟 印度 之 
行 ， 都 见识 了 不 同 的 面孔 ， 那 些 虚 伪 、 和 善 、 好 柯 、 单 纯 的 脸 ， 都 旦 
构成 旅途 奇遇 的 有 要素。 当然 ， 也 总 有 那些 吃 不 饱 的 嘴 ， 在 每 一 次 的 旅 
行 回电 里， 贪 林地 大 张 着 ， 永 不 知足 。 


重 买 日 落 大 道 的 花 童 剪影 


印度 北部 宝 羔 坞 之 城垣 买 ， 有 一 条 日 落 大 道 ， 一 到 黄昏 时 分 ， 满 
征 依 假 的 态 人 “。 印 度 街头 四 处 是 伸手 乞讨 的 儿童 ， 日 落 大 道 却 不 同 ， 
大 多 街 董 在 这 里 售卖 玫瑰 ， 一 支 10 户 比 ， 廉 价 得 近乎 免费 。 街 董 不 讨 
钱 ， 目 力 更 生 ， 似 乎 叫 人 欣 感 ; 但 一 想 ， 本 该 念书 的 年 纪 ， 却 在 烈日 
下 千 着 昔 活 , 又 叫 人 痛 心 了 * 


一 日 ， 在 日 落 大 道 区 瓯 ， 一 个 小 女孩 带 着 弟弟 竣 上 前 来 ， 双 层 二 
裂 着 ， 双 眸 却 水 汪汪 。 顾 不 上 道德 标尺 ， 我 给 了 她 200 卢 比 。 她 的 眼睛 
忽 地 燃 起 亮光 ， 给 我 递 上 一 大 束 玫瑰 。 我 不 喜欢 花 ， 要 了 也 是 浪费 ， 
但 不 要 的 话 ， 容 易 误导 他 们 不 劳 而 获 ， 于 是 取 了 一 支 ， 笑 笑 说 :“ 够 
To 


本 目 觉 是 爱 意 满 满 的 故事 ， 伦 童 小 妞 却 给 它 换 了 结局 。 她 搜 者 兹 
第 ， 往 身后 的 伦 童 堆 里 一 扎 ， 细 细 喻 喻 地 说 了 几 句 ， 只 见 十 几 个 花 童 
瞬间 兴 备 地 表 我 镍 来 ， 还 没 碰 到 我 ， 融 已 经 因为 插队 而 互相 争 了 起 
来 * 


同情 心 癌 来 不 是 恨 好 的 药剂 。 眼 前 的 孩 季 ， 有 的 干脆 连 花 都 不 递 
了 ， 脏 平平 的 小 手掌 挫 了 开 来 ， 直 截 了 当地 ， 要 钱 。 钱 钱 钱 。 


被 毁容 的 妇 人 

在 瓦 拉 纳西 时 ， 我 总 去 看 夜 祭 。 
一 次 , HUAI AAA, 一 位 刀 人 華 上 前 来 , FRE FRADE 
朱砂 贴 级 ， 用 中 文 对 我 说 :“100 户 比 ， 很 便宜 。” 我 不 望 她 ， 她 也 不 放 
弃 : “只 要 100 卢 比 ， 全 部 卖 给 你 。” 英 语 剖 说 不 好 的 小 贩 ， 为 了 讨好 中 


国 游客 ， 还 要 去 记 那 难于 登 天 的 中 文 发 首 ， 生 活 真 不 易 。 贴 纸 于 我 ， 
实在 是 可 有 可 无 的 饰物 ， 但 同情 心 还 是 把 我 的 头 扭 同 了 她 。 


这 才 发 现 她 没有 瞄 子 ， 显 然 是 让 硫酸 毁 了 容 。 在 印度 ， 女 性 被 丈 
夫 以 硫酸 毁容 的 例子 并 不 少 ， 女 性 没有 寻求 正义 的 场所 ， 更 没有 可 请 
求援 助 的 社会 氛围 文 撑 。 


我 更 不 忍 拒 绝 了 ， 掏 出 20 户 比 给 她 ， 从 20 多 张贴 纸 里 取 了 一 张 。 
她 不 满意 ， 问 我 怎么 不 全 部 天 下 。 我 疯 ， 我 不 用 朱砂 点 眉 心 ， 金 部 天 
了 具 会 日 日 浪費 


她 不 甘 ， 撤 着 嘴 ， 仍 想 多 挣 那 80 户 比 。 
我 问 她 ， 你 不 开心 吗 ? 
“开心 ， 开 心 。 ”说 着 ， 她 的 嘴 却 更 而 了 。 


抱 着 婴儿 乞讨 的 妇女 


_ 不 要 钱 的 乞讨 者 


仍 是 在 瓦 拉 纳 西 ， 乞 讨 的 妇 人 们 多 抱 厦 孩 季 ， 让 游人 拒绝 得 受 
帮 气 。 说 不 吧 ， 好 像 目 己 连 对 孩子 的 半点 怜 悦 心 都 没有 。 妇 人 们 也 聪 
明 ， 说 的 是 “不 要 钱 ， 只 要 和 牛奶， 再 指 指 怀 里 的 喇 喇 得 哺 的 无 率 溉 
Re DFG, 日 复 一 日 。 


对 这 种 讨 要 ， 我 通常 是 不 去 理会 的 。 四 肢 健全 的 人 ， 干 一 份 苦 
力 , MLNS, HEP SEHR, BRT SP 。 


可 一 个 妇 人 偏偏 跟 了 我 几 条 街 。 我 脸皮 薄 ， 摆 不 出 狠 表情 ， 甩 不 
掉 她 。 她 也 坚持 那 句 “不 要 钱 ， 不 要 钱 ， 只 要 牛奶 ”。 


我 递 去 一 些 零 碎 的 钱 ， 只 想 打发 她 。 她 把 钱 装 好 ， 又 伸 出 手 
来 “小姐 ， 不 够 呢 ， 牛 奶 很 贵 ， 孩 子 喝 得 也 多 。* 


可 不 是 说 不 要 钱 吗 ? 


_ ” 卖 两 块 鸡肉 的 旅舍 老板 


在 印度 蓝 城 焦 代 普尔 ， 叉 干 义 热 的 沙漠 气 候 叫 我 几乎 中 暑 。 找 到 
一 家 旅馆 ， 老 板 带 我 看 房 ， 我 还 没 开 口 ， 他 却 主 动 把 价格 降 了 一 半 。 
见 他 好 心 ， 我 不 想 再 费心 去 找 ， 便 直接 住 下 来 。 


洗手 池 的 水 龙头 古 坏 的 ， 滴 水 不 出 ， 洗 澡 间 里 ， 说 好 的 热 水 也 是 
没有 的 ;房间 在 阳光 直射 的 顶层 ，40 摄 氏 度 的 天 里 好 比 桑 拿 房 。 想 着 
欠 老 板 一 半价 格 的 恩情 ， 我 妨 态 ， 住 了 下 去 。 


见 我 外 出 ， 老 板 跟 到 楼 道 冲 我 喊 :“ 今 天 旅馆 餐厅 有 中 国 风味 的 炒 
鸡 ， 我 知道 你 们 中 国人 最 爱 吃 炒 鸡 了 。? 我 笑 笑 ， 没 放心 里 。 


回 旅馆 时 ， 老 极 迎 上 来 , “ 炒 鸡 没 了 。 你 怎么 不 早点 回来 ? 
Me! ?我 仍 笑 ， 不 回应 。 


傍晚 去 看 日 落 ， 老 板 又 筷 勤 地 说 : “看 完 日 落 早点 回来 ， 今 晚 有 中 
国 炒 鸡 。” 


有 那么 一 刹 ， 我 似乎 感觉 如 果 不 在 这 里 用 一 顿 餐 ， 人 述 早 会 被 老板 
报复 。 于 是 看 完 日 落后 ， 欺 善 介 恶 的 我 匆匆 往 旅 售 赶 ， 只 为 点 一 份 *“ 中 
国 风 味 ” 的 炒 鸡 。 


然而 这 回 老 板 摊 手 : “没有 炒 鸡 了 。 咖 吗 鸡 可 以 吗 ? ” 


那些 日 子 里 ， 我 同上 眼睛 都 是 国内 的 街头 美食 ， 皮 开眼 睛 ， 却 尽 
re EY FE INES 


WES Ali Seay, Ee Ee TER: 整 人 益子 , BREA) 
AER ・ 来 印度 族 行 也 有 好人 ル 回 了 , PS REASONS, Rae TT eS 
来 , 能 錠 地球 一 周 , 但 这 分 量 惊人 的 咖 噶 鸡 ， 对 我 来 说 ， 仍 是 新 奇 得 
不 能 再 新 奇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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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舍 的 楼 道 不 只 有 关于 “中 国 炒 鸡 ”的 问候 ， 还 有 美丽 的 风景 


怒气 上 头 ， 我 端 着 盘子 跟 老 板 理论 。 老 板 脸 都 不 变色 ， 捧 着 手 
说 : “就 是 这 样 呢 ， 束 是 这 么 多 ，” 还 嬉 皮 笑脸 地 说 , “我 这 里 是 酒店 ， 
水 费 电费 都 高 ， 还 有 这 么 多 员工 等 着 我 发 薪水 ， 目 然 就 减 了 鸡肉 的 分 
fa ii ° ” 


Berk, AER, AA TIC T , BAAD 

付 钱 时 ， 他 一 副 十 分 认真 的 模样 ， 拿 着 我 们 中 国产 的 计算 絮 ， 截 
稚 稚 ,“ 归 零 ， 归 零 。” 一 份 来 ， 一 瓶 水 ， 数 学 不 及 格 的 孩子 都 算得 
清 ， 他 这 装模作样 的 认真 神态 ， 想 必 是 在 预谋 什么 时 点 子 。 


跟 我 报 了 价格 ， 他 伸 出 一 只 手 等 我 给 钱 。 我 一 把 扯 过 单据 ， 一 项 
项 算 给 他 看 ， 问 他 : “这 多 出 的 200 户 比 ， 是 什么 ? ” 


“ 距 ， 你 不 是 点 了 番茄 汤 吗 ? ”他 反应 倒 快 ， 说 演 束 党 。 
“我 不 但 没 点 淘 ， 那 咖 别 鸡 的 钱 ， 我 也 只 能 给 你 一 半 。” 说 着 ， 把 
钱 翅 进 他 手 里 ， 仍 不 解 气 ， 继 续 训 他 ,“ 先 生 ， 你 开 旅馆 ， 基 本 的 诚信 


是 要 有 的 ;我 们 中 国人 ， 不 反抗 只 是 出 于 友善 的 个 性 ， 一 旦 秧 狼 太 
凶 ， 我 们 也 是 会 反咬 的 。” 


他 KE ERE, 股 面 換 不 下 , Pewter, 目 言 目 
iB: “WB? 不 是 点 了 汤 吗 .…...” 


也 好 ， 起 码 再 也 没有 关于 炒 鸡 的 楼 道 问 候 了 。 
ー _ 対生 活 的 司 机 先 生 


最 介 起 早 ， 无 茶 火 车 发 车 时 间 在 清晨 。 月 着 育 包 ， 睡 眼 悍 愉 地 找 
三 轮 车 去 火车 站 。 一 位 司机 迎 上 来 ， 报 价 100 户 比 ， 比 正常 价格 多 一 丁 
0 8 


“这 是 睡觉 时 间 ， 小 姐 ， 就 多 给 一 些 吧 。” 司 机 央求 。 不 ， 一 分 者 
不 多 给 。 


司机 无 奈 ， 发 动 了 车 子 : “上 来 吧 ， 原 价 哉 你 。” 


ARS, FPEMMAMRS BET o NIA, 司 机 却 井 得 & 
快 ， 想 是 介 我 赶不上 火车 。 又 想起 他 说 的 睡觉 时 间 一 一 也 是 ， 太 阳 都 
还 没 逢 起 ， 就 要 挥 别 温 暧 的 被 二 出 来 讨 生 活 。 


三 轮 嘟 嘟 车 是 印度 最 常见 的 代步 工具 


我 在 心里 盘算 多 给 他 一 些 钱 。 


下 车 时 我 递 给 他 100 卢 比 ， 看 他 会 否 找 零 。 他 果然 没 犹豫 ， 把 零钱 
递 给 我 。 


我 推 回去 ,“ 收 下 吧 。” 
他 见 状 双手 夹 着 钱 ， 在 额头 处 点 了 点 ， 一 脸 感 激 。 


好 心 人 ， 收 下 吧 。 善 心 的 人 ， 多 给 都 觉 不 够 ， 仙 禁 的 人 ， 少 给 也 
嫌 太 多 ・ 


偶尔 聊 起 那些 贫 林 的 人 ， 朋 友 劝 我 宽 心 :“ 穷 呆 ， 怎 能 要 求 他 们 素 
质 跟 得 上 。” 


困 知 不 是 理由 ， 不 是 人 性 晶 落 的 借口 。 不 是 没 去 过 穷 国家 ， 不 是 
没 拜 访 过 穷人 家 。 有 的 人 家 ， 总 共 束 两 套 可 更 换 的 衣物 ， 还 洗 得 干 干 
净 将 ， 每 天 在 耳 际 插 一 未 路 边 摘 的 野花 ， 那 是 草 挛 ;有 的 人 家 ， 肉 菜 
ABI ZANE, NSA He EAB, eB, 那 
征 热心 ， 有 的 人 家 ， 不 顾 目 己 的 生意 去 帮助 阳 生 游客 ， 递 过 的 钱 却 又 
推 了 回 来 , 那 起 善良 


总 在 心里 期 待 ， 下 一 趟 再 去 印度 ， 遇 到 的 人 都 像 这 位 司机 先生 一 
样 老实 本 分 ;但 转念 一 想 ， 帮 旅途 都 是 一 帆 风 顺 ， 那 吏 没 有 你 眼前 的 
故事 了 。 


(本 章 以 上 小 节 原 文 首 发 于 网 易 人 间 ) 


在 阿 姆 利 策 的 患难 之 交 


老 妹 来 自 广西 ， 同 我 在 新 德里 认识 ， 仪 仅 几 句 交 谈 ， 我 们 就 决定 
一 同 旅行 ， 从 南 到 北 ， 我 们 历经 了 有 可 能 发 生 的 车 祸 、 有 可 能 发 生 的 
盗 贸 、 有 可 能 发 生 的 动 色 ， 一 路 互相 照顾 ， 顾 有 生死 之 交 的 意味 。 


老 妹 是 实打实 的 女 汉 子 ， 不 矫 柔 做 作 ， 睡 得 了 地 板 ， 吃 得 了 各 色 
食物 。 当 然 ， 后 半 句 ， 只 是 礼貌 的 奉承 。 实 际 上 ， 在 我 偶遇 她 并 结伴 
同 游 印 度 时 ， 我 们 在 北部 圣 城 阿 姆 利 策 ， 遇 到 了 第 一 个 来 目 饮 食 的 分 
Ig ° 


Bra] SE A Ea JAB oe 2A) se Jet SIA YE LE TK HP 8 TE 750 FT Bet 
造血 成 , JIA, ARTES, BAe TN 金庫 
peti Aa, PRS MA a AE A Pat, 外国 
ASU PT CE 5 SS ie Ts ee I AE ° Jes 4 AS Bo Sa be BE 
RAR, HPAES SSK ILE RAUKA 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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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一 天 ， 她 神秘 今 兮 地 说 : “我 发 现 了 一 家 中 和 餐馆。? 说 着 ， 兴 理 地 
拉 我 坐 人 力 三 轮 车 前 往 。 


一 看 菜 単 , FORK ACRE Ret SKINS RAN ES, ATE 
把 印度 奶 酷 炒 面 、 酸 阁 芝 士 汤 都 归 和 人 了 中 和 餐 行 列 。 老 妹 可 不 管 ， 有 岗 
则 欢 。 两 盘 荣 上 来 ， 老 妹 急 冲 神 地 送 进 嘴 ， 才 发 现 那 看 似 软 滑 的 岗 
#, Bite T RN GIB ° 


我 俩 都 喜欢 阿 姆 利 策 ， 为 了 讨 肉 吃 束 甸 缴 离 开 ， 似 乎 太 没 出 妃 。 
既然 继续 留 在 城中 ， 老 妹 也 束 没 放弃 过 寻 疯 美食 。 


在 芝 过 了 街 边区 蝇 围 绕 的 末 饼 、 和 餐厅 里 又 甜 又 疗 又 酸 又 否 的 甜点 
之 后 ， 老 妹 彻 故 开 器 了 : “ERE, BRSHAFI >” 此 后 , 
每 天 黄 针 时 分 ， 我 俩 都 会 出 现在 阿 姆 利 策 的 麦当劳 或 必胜客 ， 吃 上 一 
个 没有 鸡肉 的 鸡 柳 堡 ， 或 是 没有 海鲜 的 海鲜 至 草 比 隘 。 吃 的 是 素 餐 ， 
付 的 价钱 却 感 无 差别 。 


后 来 我 和 老 妹 要 去 印度 北辺 的 各 仕 米 示 , 路 程 刀 辛 , 先 走 学 多 人 
拼车 的 吉普 ， 抵 达 中 转 城 市 后 还 要 坐 夜 间 大 巴 才能 抵达 。 


我 那 娇 弱 的 身子 从 多 人 吉普 就 开始 崩塌 。 也 许 是 上 车 前 吃 了 妖 肛 
的 黑 森 林 有 蛋糕 ， 我 的 胃 在 闻 到 旁人 汗 自 的 那 一 刻 起 ， 就 变 得 无 比 敏 
感 ， 毫 不 消停 地 折磨 着 我 。10 小 时 的 车 程 ， 我 吐 了 一 路 ， 老 妹 则 一 直 
给 我 拍 背 、 递 袋子 。 直 到 下 车 的 前 一 刻 ， 我 还 在 哗啦 啦 地 往外 吐 若 有 
水 。 


那 古 交通 中 转 城 市 ， 我 癸 本 计划 换 乘 夜间 大 巴 一 路 同 北 。 但 见 我 
虚弱 得 站 都 站 不 稳 ， 老 妹 提议 去 找 间 好 酒店 住 一 晚 。 


我 们 在 视野 范围 内 找到 的 最 好 酒店 ， 不 过 200 元 人 民 币 一 晚 。 但 对 
于 当地 人 来 说 ， 已 是 极 高 的 价格 ， 因 此 酒店 没 见 其 他 住 客 ， 看 起 来 冷 


冷清 清 。 
见 有 客人 上 门 ， 前 台 给 我 们 登记 入 住 时 ， 忙 嘱 门 童 进 房 检查 设 
施 。 只 见 门 童 抓 起 一 铀 东西 ， 和 急匆匆 往 楼 上 客房 跑 。 


我 和 老 妹 进 了 房间 才 觉 不 妙 : 原来 刚才 门 童 喷 的 那 缸 十 杀 虫 水 ， 
满 屋 的 刺 曙 味 道 。 也 许 人 家 误 以 为 我 俩 会 挑剔 蚊虫 。 那 时 是 深夜 ， 我 


和 老 妹 介 给 衣 台 语 麻 烦 ， 便 没 要 求 换 房 ， 想 痢 把 空调 和 窗户 都 打开 ， 
気味 一 会 ル 就 目 然 消 散 ・ 


SERIE T ANA, 停电 了 。 我 俩 倒 也 不 令 不 忙 ， 各 目 点 开 手机 手电 
简 ， 翻 出 育 包 里 的 暮 片 和 西瓜 ， 边 吃 边 用 亮光 照 着 目 己 闭 和 神 弄 鬼 。 


那 夜 没有 瓷 气 ， 我 俩 却 也 睡 得 很 帝 。 第 二 天 醒 来 ， 俩 人 都 开始 哇 
啦 啦 地 时 ， 这 才 知 道 ， 夜 里 晕 无 知觉 ， 可 能 是 被 杀 虫 水 聚 得 晕 了 过 
去 。 各 目 抱 着 水 池 和 马桶 吐 完了 之 后 ， 才 开始 相 视 大 笑 。 


FAME Z ACHE, 就 着 在 那 一 刻 提 井 的 


都 说 印度 是 育 包 客 的 终极 考验 地 。 在 那 脏 乱 差 的 环境 和 模糊 不 请 
的 人 心里 ， 测 试 你 的 耐力 ， 考 验 你 的 意志 ， 打 击 你 的 柔弱 ， 把 你 的 品 
格 银 掉 一 层 层 的 包 圳 和 伪 饰 ， 渐 渐 显 出 真面目 。 因 此 每 次 去 印度 旅 
行 ， 我 是 不 敢 呼 朋 唤 友 的 ， 只 怕 一 趟 旅行 下 来 ， 对 方 恨 我 的 不 告知 。 
只 有 老 妹 ， 古 我 坚 不 犹 移 便 会 拉 着 同 游 印 度 的 人 远 。 


那 时 我 因为 心血 来 漳 的 想法 ， 随 身 珊 了 一 块 可 折 县 的 日 板 ， 想 在 
旅途 中 做 一 件 有 趣 的 事 : 记录 人 梦想。 当时 定 了 两 个 标准 : 写 下 梦想 的 
人 是 目 己 所 熟悉 的 或 者 有 一 丝 了 解 的 ， 绝 不 能 是 随便 找 来 的 路 人 ， 以 
及 ， 对 方 是 一 个 有 趣 的 人 。 


老 妹 写 下 的 梦想 是 : 拥抱 五 月 天 乐团 的 阿 信 。 


有 次 在 克什米尔 的 邮局 门口 ， 我 俩 写 着 明信片 ， 我 遇 到 不 懂 的 
字 ， 同 她 讨教 。 她 手边 没有 日 纸 ， 便 一 手 扯 过 旅行 的 痛 包 ， 在 背包 外 
层 写 出 那个 字 来 。 写 了 况 也 不 擦 ， 任 由 那个 黑色 汉字 身 在 背包 上 。 后 
来 ， 邮 局 保安 告诉 我 们 ,克什米尔 是 政治 敏感 地 区 ， 这 所 邮局 此 前 曾 
被 炸 过 ， 出 于 安保 考量 ， 只 许 我 们 俩 中 的 一 个 人 进去 。 老 妹 二 话 不 
说 ， 一 把 所 过 吕 面 的 明信片 ， 把 网 天 帆 反 着 戴 起 来 ， 束 跨 进 了 邮局 的 
All? 


知 征 那天 阿 信 在 ， 看 到 这 个 不 会 撒娇 、 没 有 假 面 、 率 真 勇敢 的 女 
生 , tei — Pe e 


梦想 世界 和 平 的 由 美 于 


AL MH SES TT —3R T 


那 时 我 和 老 妹 在 印度 北部 的 村 落 达 兰 院 拉 旅 行 ， 住 在 老 妹 推荐 的 
旅舍 里 。 


我 与 老 妹 住 的 宿舍 间 只 有 我 们 两 个 中 国文 孩 ， 其 他 都 生日 本 育 包 
客 。 住 的 十 浊 合 间 ， 有 男 有 女 ， 大 家 每 天 分 至 旅途 见闻 ， 共 处 和 了 睦 。 
一 天 ， 我 们 正 没 边 没 际 地 聊 着 ， 由 美 子 育 着 布 包 走 了 进来 ， 我 冲 她 
Fe: WEE ° PUNCH ° ELC MT Bl, Mie le” 7 — Fe 


好 装 作 没 思 色 , SK RBIXIE] © 不 好 惹 的 人 物 ° 


看 她 罕 着 彩色 宽大 的 印度 服饰 ， 想 必 也 是 想 融 入 当地 生活 的 旅行 
者 ， 怎 会 这 般 无 礼 ， 我 也 不 得 而 知 。 砸 壁 之 后 ， 我 不 再 目 讨 无 趣 。 


符 舍 间 的 木门 芳 贴 着 字条 : “晚上 最 后 进来 的 人 请 关 灯 ”。 夜 里 ， 
大 家 都 准备 睡 了 ， 洗 滞 完 毕 的 老 妹 怕 吵 着 大 家 ， 躁 手 践 脚 地 走 了 进 
来 ， 环 视 一 眼福 舍 间 ， 看 见 由 美 于 还 在 看 手机 。 我 盯 着 老 妹 ， 而 她 则 
看 着 由 美 子 ， 准 备 去 关 灯 的 手 停 在 半空 ， 又 缩 了 回去 。 我 太 了 解 老 妹 
了 ， 她 一 定 是 体贴 由 美 子 ， 怕 关 了 灯 ， 手 机 的 光 会 伤 她 视力 。 


老 妹 留 了 灯 ， 走 回 床位 。 几 分 钟 后 ， 由 美 子 怒气 冲冲 地 起 和 喘 ， 肯 
了 一 有 眼 老 妹 ， 猛 地 一 下 把 灯 拍 火 。 


见 她 一 晚 没 再 开口 ， 想 是 大 事 化 小 了 ， 不 料 她 把 怒气 掖 了 一 夜 
翌日 一 早 ， 她 又 着 腰 ， 对 着 正在 芸 被 子 的 老 妹 质问 道 : “你 昨 晚 为 什么 
不 关 灯 ? ” 


老 妹 英语 不 流利 “我 ， 我 ， 我 ”了 一 会 儿 。 

不 等 老 妹 解释 ， 由 美 子 指 着 门 上 的 字 ， 斥 问 , “难道 你 看 不 到 那 字 
I? > 

老 妹 很 无 率 ， 解 释 说 见 她 在 玩 手机 ， 才 给 她 留 了 灯 。 

“不 管 我 有 没有 在 玩 手机 ， 你 是 不 是 最 后 一 个 进门 的 人 ? ” 

善良 的 老 妹 这 样 被 冤枉 ， 无 率 得 瞳 大 了 了 眼睛 。 

我 看 不 过 眼 ， 走 过 去 ， 也 叉 着 腰 ,“ 她 好 心 给 你 留 灯 ， 你 不 知 感 
谢 ， 还 隔 了 一 晚 来 发 火 。 日 本 游客 我 们 见 多 了 ， 全 都 非常 有 礼 ， 只 
你 目 中 无 人 飞扬 中 雇 .……*" 畔 里 呈 啦 一 顿 骂 过 去 ， 听 得 她 目瞪口呆 > 私 
以 为 她 会 回 骂 ， 没 想到 她 抱 着 脏 衣服 ， 训 i 训 地 走出 门 去 。 

后 来 ， 同 旅馆 的 日 本 男生 悄悄 对 我 说 : “你 最 好 别 搭理 由 美 子 ， 她 
是 个 (极端 分 子 '。” 我 倒是 来 了 兴趣 ，“ 呈 ， 极 端 分 子 ?” 


“是 的 呢 ， 她 很 讨厌 韩国 人 和 中 国人 。 她 曾经 给 日 本 右翼 保守 政治 
家 石原 慎 太 郎 主 导 的 ' 购 买 钓鱼 岛 计 划 捐 钱 。 她 刚 来 旅馆 时 就 跟 我 们 
说 了 这 件 事 ， 还 为 此 骄傲 得 很 。 ”男生 说 。 

尽管 如 此 ， 我 还 是 觉得 由 关子 年 纪 太 小 ， 小 到 不 足以 参 悟 政治 ， 
所 以 我 并 没 放 在 心 上 。 但 当然 ， 我 是 不 再 同 她 打招呼 了 。 


一 天 夜里 ， 有 日 本 住 客 要 离开 ， 我 们 一 群 人 找 了 当地 最 出 名 的 日 
本 和 餐厅， 要 给 他 佬 行 。 杯 能 交错 之 际 ， 我 浆 到 坐 在 餐厅 角落 的 由 美 
子 。 且 还 没 上 ， 她 的 喘 前 摊 开 了 一 本 书 ， 心 思 却 不 在 书本 上 ， 时 不 时 
地 侧 眼 看 我 们 。 我 冲 她 招 招手 :“ 过 来 吧 。” 


她 环顾 一 圈 ， 不 可 置信 地 指 着 目 己 :“ 你 在 跟 我 说 话 ? ” 


“是 呀 ， 过 来 吧 。”? 我 笑 着 说 。 


她 拿 厦 书本 ， 坐 了 过 来 。 那 一 下 ， 她 看 人 的 眼神 终于 不 再 放出 扎 
人 的 刺 。 


后 来 ， 我 和 老 妹 也 要 告别 了 。 我 收拾 背包 的 时 候 ， 由 美 子 坐 在 我 
身边 ， 问 我 :“ 可 以 和 你 聊 聊 天 吗 ? ” 


当然 好 呀 。 


“我 以 前 不 太 喜欢 中 国人 ， 但 是 现在 想 知道 ， 是 不 是 中 国人 都 像 你 
这 样 友善 ? "她 问 得 很 稚气 。 


“是 的 ， 甚 至 比 我 更 友善 。 在 你 腿 里 ， 可 能 中 国 游客 很 粗鲁 *， 
为 他 们 说 话 大 声 ， 总 是 扎 成 一 团 。 实 际 上 ， 这 与 我 们 的 语言 有 关 ， 我 
们 的 汉语 普通 话 有 着 比 英语 、 日 语 、 法 语 等 语言 更 多 的 元 首 ， 这 使 得 
我 们 在 讲 中 文 时 ， 无 法 压低 音量 。 类 似 的 例子 还 有 很 多 ， 中 国人 一 直 
被 外 界 误 读 ， 实 际 上 ， 他 们 的 心 很 热 ， 只 是 表达 的 方式 与 日 本 人 不 一 
样 。” 说 着， 我 把 日 色 板子 递 给 由 美 子 ,，“ 写 下 梦想 吧 。” 


由 美 子 写 的 是 : “邦交 友好 ， 多 点 微笑 ， 没 有 战争 ， 没 有 压力 ， 没 
有 流血 冲突 。， 


我 不 太 相 信 ， 因 为 太 多 人 把 “世界 和 平 ” 挂 在 嘴 边 了 。 我 问 她 ,， “这 
是 你 的 真实 想法 吗 ? ” 


她 点 头 ， 说 目 己 是 一 个 对 政治 很 敏感 的 人 。” 我 在 念 大 三 ， 主 修 的 
征 南 亚 地 绿 政治 ， 这 有 是 我 来 印度 旅游 的 原因 ， 下 一 次 ， 我 想 去 巴 基 斯 
坦 看 看 。 毕 竟 课 本 学 到 的 ， 与 杀身 体会 到 的 不 一 样 。” 


我 赶 时 间 ， 没 再 深 聊 。 我 痛 着 背包 出 | ] 时 ， 她 跑 过 来 ， 一 把 抱 住 
我 ， 给 了 我 一 袋 糖 ， 还 有 一 张 合 成 爱心 的 纸 。 


很 多 天 后 ， 我 才 记 起 ， 打 开 纸 来 ， 上 面 写 着 : 
“请 一 定 要 来 日 本 看 看 ， 我 会 好 好 照顾 你 的 ! 一 由美子 


由 美 子 ，2012 年 9 月 于 印度 北部 达 兰 萨 拉 


CHAPTER 6 沙漠 里 的 玫瑰 国 


摩洛哥 


传统 的 摩洛哥 茶 


卡萨布兰卡 


抵达 的 第 一 夜 束 在 警 局 周旋 ， 古 意料 之 外 的 事 。 


航班 落地 卡萨布兰卡 时 晚点 了 两 个 小 时 。 一 出 机 场 ， 便 看 到 西 
贤 ， 他 和 社交 网 站 上 的 照片 一 模 一 样 ， 剖 着 我 灿烂 地 笑 。 我 没 料 到 他 
会 米 接 机 。 


我 古 半 年 前 认识 西 凡 的 ， 通 过 一 个 英语 目 学 网 站 。 见 西 贤 言 谈 有 
礼 ， 又 来 目 神 秘 的 国度 摩洛哥 ， 便 互 留 了 联系 方式 。 随 后 他 得 知 我 要 
前 往 摩 洛 哥 旅行 ， 磊 显 热情 ， 提 议 让 我 借 牲 在 他 的 女性 友人 法 蒂 玛 家 
里 ， 义 告知 我 法 带 玛 的 联系 方式 。 


出 于 常年 独 旅 经 验 ， 我 的 小 人 之 心 存 着 万 般 疑 虑 ， 对 西 贤 的 为 人 
持 观 望 态度 ， 加 之 不 乐意 矿 烦 他 人 ， 因 此 当时 对 借 答 一 事 不 置 可 否 。 


在 机 场 ， 西 贤 向 我 走 来 ， 随 手 接 过 我 的 背包 ， 抱 歉 地 说 ， 法 蒂 玛 
临时 有 事 要 驱车 去 外 地 ， 她 卡 萨 的 家 里 没 人 ， 不 便 让 我 借 宿 。 不 用 欠 
人 情 ， 我 当然 乐意 ， 便 答 没 关系 ， 可 以 住 旅馆 。 西 贤 却 突然 提议 ， 说 
我 可 以 借 住 他 家 。 这 突然 的 变化 ， 加 深 了 我 对 他 的 怀疑 ， 我 当即 拒 
绝 。 西 贤 并 不 强求 ， 陪 我 乘 火 车 至 市 区 ， 再 搭乘 出 租车 去 市 中 心 找 旅 
馆 。 


飞机 晚点 ， 已 叫 西 贤 等 候 多 时 ， 我 便 不 再 耗 时 在 机 场 兑换 当地 货 
币 ， 因 此 一 路 车 费 水 钱 都 是 西 贤 掏腰包 ， 让 我 觉得 非常 不 安 ， 坚 持 第 
一 日 换 了 钱 要 还 他 ， 他 笑 说 这 是 待 客 之 道 ， 让 我 不 要 介 怀 。 


西 贰 并 未 把 我 市 到 高 价 酒店 ， 而 是 市 我 找到 一 家 青年 旅舍 ， 让 我 
掺 感激 他 对 我 旅行 方式 的 理解 。 可 在 登记 时 ， 旅 售 前 台 说 入 境 处 并 未 


给 我 入 境 编码 ， 因 此 我 属于 非法 入 境 ， 必 须 前 往 警 局 领取 编码 才能 办 
理 入 住 * 原 来 , 在 我 入境 時 入境 官 内 原 嬉 皮 笑 腔 地 眼 我 肢 天 , 没 料 
色 他 達 本 駅 工作 都 忘 了 * 


其 时 已 是 夜里 11 时 ， 长 途 飞 行 的 困倦 和 入 境 官 的 不 尽责 叫 我 积 了 
满 肚 经 气 ， 心 不 甘 情 不 愿 地 让 西 贰 陪 我 去 警 局 。 去 了 最 近 的 警 局 ， 却 
又 被 告知 必须 前 往 总 警 嗜 ， 在 总 警 嗜 门口 的 寒 风 中 站 立 了 十 几 分 钟 ， 
待 门口 警卫 用 对 讲 机 沟通 后 ， 我 总 算 获 准 进 入 。 伊 斯 兰 教 国 度 ， 异 性 
往来 大 有 禁忌 ， 为 避嫌 ， 西 时 在 警 普 外 等 候 。 


罕 过 漫长 的 走 遍 ， 经 过 两 旁 蹲 坐等 审 的 散漫 青年 ， 绕 过 紧 盯 的 好 
柯 目光 ,我 进 了 警 长 办 公 室 。 


警 长 颇 热 情 ， 很 快 便 给 了 我 入 境 编码 ， 却 仍 未 同意 我 离 去 ， 说 必 
须 告 知 旅舍 的 名 字 地 址 电话 。 眼 下 ， 我 既 不 记得 旅舍 名 字 ， 又 没有 西 
贤 的 号 码 ， 无 法 联系 就 在 楼 下 的 他 。 就 在 我 不 断 回忆 旅舍 名 字 的 时 
候 ， 警 长 的 身子 组 组 地 倾向 我 。 


我 虽 敏 感 ， 但 出 于 对 公 权 力 的 信任 ， 没 有 多 虑 。 


我 翅 探 性 地 询问 ， 可 否 在 回 到 旅 售后， 让 旅舍 联系 警 长 。 警 长 这 
回答 应 了 ， 给 我 留 了 他 的 电话 号 码 。 


总 算是 放 我 走 了 。 我 道谢 后 起 身 去 开门 ， 束 在 那 一 刹那， 警 长 竞 
猛 地 凌 到 跟前 ， 哪 起 嘴 想 亲 我 。 我 反应 快 ， 一 把 将 他 推 开 。 心 里 是 震 
惊 的 ， 可 即刻 的 反应 是 切 幻 动荡 ， 因 仍 在 他 办 公 室 内 ， 怕 他 将 门 反 
锁 。 我 不 敢 反 抗 ， 只 给 出 厌恶 的 神情 。 那 是 我 最 懈 弱 的 一 次 ， 而 我 痛 
恨 我 的 刁 弱 。 


他 没有 进一步 的 举动 ， 开 门将 我 送 走 。 走 出 门 只 那么 一 瞬 ， 他 的 
神情 却 全 然 变 了 。 上 一 刻 还 满 脸 泽 邪 的 他 ， 在 走廊 青年 们 的 注视 下 ， 


又 恢复 那 副 警 长 的 威严 正气 的 神态 。 


此 前 ， 不 是 没有 在 旅途 中 遇 到 过 或 听 说 过 警察 行为 出 格 ， 但 这 位 
警 长 的 举动 仍 叫 我 震惊 得 久久 不 能 平复 。 


钻 进 出 租车 后 座 ， 我 愤怒 地 把 事件 过 程 对 西 贤 说 了 一 通 。 他 也 震 
惊 ， 竞 委 届 得 快 掉 泪 ， 一 个 劲 儿 地 说 他 的 国家 冒犯 了 我 ， 他 觉得 很 抱 
鞭 。 可 转念 一 想 ， 西 贤 也 是 我 质疑 的 对 象 ， 我 便 没 再 肢 声 。 


17 个 小 时 的 飞行 ， 加 上 连日 发 烧 ， 让 我 在 抵达 青年 旅舍 后 疲惫 不 
堪 。 与 西 质 告别 后 ， 我 很 快 睡 去 。 夜 里 烧 得 厉害 ， 却 并 不 难过 ， 想 着 
终于 来 到 了 期 竺 已 久 的 卡 耳 布 兰 卡 ， 心 里 很 激动 。 一 部 《 卡 了 冬 布 兰 
卡 》， 把 多 少 人 引 来 了 这 个 沙 六 与 海洋 交织 的 国度 ， 我 不 清楚 ， 只 清 
楚 ， 另 一 部 电影 《北非 情人 》 让 我 对 摩洛哥 心心 念 念 、 痢 痢 盼 盼 。 


型 日 桓 来 ， 拿 了 旅舍 赠 的 卡 院 地 图 ， 我 一 路 步行 ， 要 去 游览 世界 
第 三 大 的 清真 寺 。 


最 早 的 骚扰 来 自 于 搭 训 。 罕 行 于 街 巷 之 间 ， 男 人 人 们 口哨 四 起 ， 还 
用 手指 夹 在 嘴 边 ， 发 出 “* 忠 跌 ? 声 啊 。 伴 随 而 来 的 ， 还 有 各 类 次 训 一 一 
除了 礼节 性 的 “ 尼 浩 (你 好 )“” 外 ， 其 余 痢 是 骚扰 的 语句 。 


我 不 理会 人 们 以 故意 变调 、 轻 译 调情 的 语气 跟 我 打招呼 ， 但 当 他 
们 说 出 下 流 不 堪 的 字眼 时 ， 我 火 冒 三 丈 ， 立 马 用 言语 回击 。 


数 年 前 我 也 在 北非 地 区 旅行 过 不 短 时 日 ， 深 知 他 们 讨 嫌 的 搭 训 方 
式 ， 但 再 遭 到 这 样 的 言语 冒犯 时 ， 我 还 是 失去 了 耐性 。 我 没有 多 美 ， 
也 知道 他 们 根本 不 在 竹 我 类 不 美 ， 只 要 我 是 个 外 国 姑 嫂 。 


还 有 人 开车 跟 了 一 路 ， 我 走 他 行 ， 他 还 揪 下 车 窗 ， 对 我 吹 口 哨 ; 
见 我 不 应 ， 前 驶 一 段 ， 我 停 他 俘 。 我 忍 不 住 ， 狠 狠 瞪 一 眼 过 去 ， 对 方 
却 兴奋 不 已 。 


奉 说 开车 跟随 算是 好 氛 平 的 ， 那 么 步行 跟随 实在 叫 我 头皮 发 磋 。 


在 灯塔 附近 ， 我 察觉 到 有 人 走 走 停 停 地 尾随 。 我 看 问 他 ， 他 立即 
扭头 看 往 别 处 。 我 俘 住 看 风景 ， 他 也 不 走 ， 东 看 看 西 看 看 。 我 忍 无 可 
im, 勝 向 他 < 


他 找 开场 白 ， 问 我 :“ 几 点 了 ? ” 
我 拧 头 ，“ 哼 。， 

他 车 前 一 步 ， 指 着 手腕 处 ， 又 问 : “小姐 ， 几 点 了 ? ” 

我 一 把 据 住 手腕 的 电子 表 ， 说 : “很 明显 ， 我 不 想 眼 你 说 话 。， 
“为 什么 ? ” 

“没有 为 什么 ， 就 是 不 想 跟 你 说 话 。” 


他 笑 : “这 不 公平 ， 算 种 族 歧 视 吗 ? ”他 指 着 不 远 处 的 摩托 车 ， 说 
要 载 我 。 


我 头 也 没 回 ， 把 他 甩 在 后 面 。 他 骑 上 车 ， 跟 了 我 整整 一 段 海岸 
线 ， 见 我 一 路 不 搭理 ， 终 是 放弃 。 


从 清真 寺 出 来 ,我 去 看 大 西洋 的 痕 涛 。 小 麦 肤色 的 孩子 在 海浪 里 
蹄 路 ， 那 瘦弱 的 小 映 板 唤 进 海浪 里 ， 却 变 得 那 般 壮 实 灵活 ， 身 后 的 小 
狗 也 尾随 着 跳 入 海中 ， 童 年 与 目 然 这 般 杀 近 ， 叫 我 看 得 我 松 了 和 警戒。 
待 到 发 梢 都 是 海风 里 的 潮 腥 ， 我 才 转 号 离 去 。 

护 了 来 时 的 路 ， 抄 了 一 条 捷径 。 才 走 了 几 分 钟 ， 五 六 个 小 青年 蹲 


过 来 ， 把 前 路 堵 住 ， 挑 迪 地 看 大 我 。 我 里 害怕 ， 但 料想 几 个 人 年 龄 不 
大 ， 应 该 不 敢 有 大 举动 ， 便 转 吴 往 回 走 。 育 后 ， 喊 声 四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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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 Sp Pa tee, HIRAM, PB, 我 把 苦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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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告诉 我 ， 他 一 晚 没 睡 好 ， 反 复 去 想 警 长 所 为 。 


征 啊 ,大 有 人 在 我 的 祖国 有 类 似 的 遭遇 ， 我 又 怎 会 过 意 得 去 。 有 
这 份 同 理 心 ， 我 便 对 西 贤 说 ， 目 己 会 多 些 耐 心 ， 重 新 去 了 解 摩 洛 


O 


a. 
哥 


对 于 此 前 都 是 西 贰 付 账 ， 我 非常 介 怀 ， 这 晚 特意 找 了 海边 餐厅 ， 
把 他 搜 了 进去 ， 坚 持 要 请 他 吃饭 。 他 不 乐意 ， 不 肯 点 单 ， 我 放 话 说 不 
吃 束 不 走 ， 他 这 才 拿 起 表单 。 才 扫 了 一 腿 ， 束 放下 菜单 笑 厦 说 :“ 我 不 
俄 ， 只 要 采 半 。?" 我 疑惑 地 接 过 沫 单 ， 立 马 明 日 了 他 的 普 意 : 这 家 矢 厅 
的 定价 几乎 是 卡 院 布 兰 卡 普通 餐厅 的 4 倍 。 

我 坚持 要 在 此 用 和 餐 ， 西 贤 显得 颇 尴 罚 ， 只 好 再 拿 起 末 单 翻 看 ， 最 
后 点 了 比 陀 ， 还 指明 只 要 一 片 。 我 再 看 菜单 AOC ce He Beh 
的 ， 那 一 刹那 ， 我 对 他 的 质疑 消散 殉 尽 。 

聊 起 彼此 家 中 情况 ， 西 贯 才 提起 目 己 有 位 未 婚 妻 。 他 说 目 己 很 爱 
她 ， 并 计划 过 些 日 子 就 求婚 。 我 着 实 为 这 样 善 民 的 人 找到 归 和 将 而 高 


有 一 次 ， 我 与 西 贯 乘 出 租车 ， 西 贯 同 司 机 说 起 我 的 遭遇 ， 说 至 警 
长 的 失格 和 海边 青年 的 暴 跟 时 ， 司 机 气 得 狠 拍 方向 盘 ， 转 头 对 我 
Bi: “小姐 ， 你 记 住 ， 这 种 冒犯 女性 的 问题 出 在 某 些 人 号 上 ， 跟 伊斯兰 
教 无 大。 这 些 不 坦 重 女性 的 行为 ， 是 我 们 穆斯林 所 共同 鄙视 的 。” 


这 个 解读 顾 有 意义 ， 意 味 着 伊斯兰 教 或 说 任何 的 宗教 ， 其 教义 本 
身 都 古 纯粹 无 卯 的 ， 然 而 接受 者 是 人 之 个 体 ， 他 们 都 这 着 目 己 的 经 验 


去 解读 和 遵循 ， 心 有 不 善 者 束 会 曲解 教义 。 西 贤 说 ， 人 之 为 人 ， 定 有 
贫 欲 和 恶 念 ， 是 这 些 念头 诱 引 出 不 展 的 行为 ， 而 并 非 宗教 使 人 如 此 。 


后 来 在 菲 斯 ， 我 也 有 类 似 遭 遇 。 埠 子 里 有 个 小 店主 人 神 着 我 说 “性 
FAA ALS’, FS BUSS HL, ， 命 令 他 道 菊 ， 否 则 喊 报警。 我 警 所 他 ， 
如 采 不 懂 一 个 英文 单词 的 合 义 ， 殊 不 要 乱用 ， 不 然 束 是 闫 重 的 骚扰 。 
那 条 巷子 短 而 狭小 ， 几 乎 所 有 店主 都 走 了 出 来 ， 围 着 我 ， 纷 纷 代 他 道 
6 0 

我 对 其 中 一 位 店主 说 : “我 不 责怪 你 们 所 有 人 ， 但 同时 ， 你 们 所 有 
人 都 没有 资格 代 他 道 菊 。 我 不 允许 他 这 样 填 犯 女 性 ， 也 绝 不 会 原 访 
他 。” 

说 完 我 扭头 就 走 ， 喘 后 有 一 个 大 男孩 一 直 跟 着 ， 招 着 心脏 癌 我 道 
款 , 我 井 不 理 会 他 

他 一 直 跟 着 到 埠 口 来 ， 喊 我 “小 姐 ， 小 姐 ”， 我 停 下 来 ， 瞪 着 他 。 


“刚才 用 词 不 敬 的 那个 是 我 哥哥 ， 他 的 确 古 不 清楚 那个 词语 的 真正 
含义 ， 请 你 原谅 他 。” 他 说 。 


他 说 这 番 话 时 ， 满 脸 的 真诚 ， 与 他 那个 不 肯 道歉 
的 哥哥 形成 鲜明 对 比 。 这 一 刻 ， 司 机 和 西 贤 对 宗教 和 人 性 的 那 番 解读 
似乎 得 到 了 最 充分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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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NE tHe, 在 比 利 時 出生 KAAS a aR i Ke AA 
CUCM WK, ACERS SHE, CRAKE SF; 如 
果 不 古 命运 ， 她 不 会 在 众多 的 住 答 选 择 里 挑 了 这 间 临 海 的 旅 汗 ， 还 被 
分 近 了 我 的 宿舎 同 , 如 果 不 是 命运 ， 她 不 会 对 我 微笑 ， 我 不 会 被 她 的 
笑容 打动 ， 更 不 会 在 聊 了 3 分 钟 后 就 决定 结伴 旅行 ， 共 同 前 往 她 的 家 乡 
肯 妮 琪 。 

诺 拉 突起 来 真 好 看 ， 像 极 了 青春 时 期 的 凯特 - 温 斯 羔 特 。 婉 好 的 容 
颜 谁 不 喜欢 ， 她 只 是 冲 我 笑 了 一 下 ， 束 让 我 把 信任 全 副 托 上 ， 深 深 宽 
得 这 是 位 时 无 心机 的 寻 女 。 

她 在 我 一 旁 的 铺位 坐 下 ， 问 我 第 二 天 的 行程 安排 ,我 管 管 房 ， 说 
上 毫 无 计划 。“ 那 你 想 随 我 加 家乡 吗 ? ”她 问 。 


马 拉 喀 什 的 广场 夜市 


我 闪 过 一 丝 话 异 ， 但 还 是 笑 了 : “好 啊 ， 为 什么 不 呢 。” 


诡 拉 的 父亲 是 比利时 布鲁塞尔 人 ， 母 杀 则 来 目 摩 洛 哥 小 城 肯 妮 
琪 。 一 家 人 定居 比利时 ， 但 仍 保 留 着 肯 妮 琪 的 物业 ， 偶 尔 去 度假 和 探 


我 随 诺 拉 坐 火车 到 了 肯 妮 琪 ， 来 到 她 的 家 中 。 那 古 个 独 栋 别墅 ， 
因为 久 不 住人 而 积 满 了 侍 。 见 诸 拉 搬 箱 抬 想 并 不 灵巧 ， 想 来 是 干 不 惯 
家 务 活 的 ， 我 便 帮 着 扫地 拖 地 ， 再 一 顺手 ， 把 房间 1 门窗 都 擦拭 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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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 SANT, 到 客 庁 一 看 , 本 十 克 色 的 地板 己 透 
亮 可 照 人 ， 积 满洲 拍 的 马桶 已 刷 得 光亮 。 她 张大 史 看 我 ， 想 的 是 我 的 


清洁 效率 ; 我 也 张大 嘴 看 她 ， 想 的 是 她 的 不 设防 ， 把 我 这 个 卫生 人 吾 
进 这 套 大 房子 里 。 


CEE BEER ret SS Ss ee he Ak A eo TEA, Cee 
上 9 点 , BEB BAe RT, BCT WHR ea ecg BT 
AR, BUNIZBR AS o FOS SB ALA, EE LER RRB PO 
BL ° 

结束 晚饭 时 已 近 11 点 半 ， 我 帮 痢 刷洗 碗 雁 。 刷 洗 完 毕 ， 见 她 们 燃 
起 炉灶 ， 我 好 奇 地 问 者 什么。 她们 惊讶 : “晚饭 呀 ! "一 看 表 , 12 点 
了 ， 我 再 三 问 : “晚饭 ? ! Mae. “Pe a ANZ ate BB A 
Ee” 


ARAN, 我 己 困 乏 得 眼 神 迷 高 , RRMA, FAK 
TIANA, ROAR ILE BERLE » 


BME eth, KRABI, we ABR ce BE A at ri SS i 
‘ies 


SET, RSWKMMORA Le WATER (E, sea 
往 游览 。 


“ 阿 尤 恩 ?” 诺 拉 一 脸 嫌 弃 ， “我 15 年 前 去 过 ， 那 里 可 谓 一 片 蕊 


oe 


REM E, AMREHM AH, PCA ie = ES PAY “Ba ae”, 
这 回 下 定 了 决心 ， 无 论 薄 芜 与 否 ， 只 要 二 毛 住 过 ， 定 有 特别 之 处 。 


我 同 诡 拉 约 好 ， 在 我 结束 阿 尤 轧 之 行 后 会 再 碰面 。 送 我 去 坐 大 巴 
的 路 上 ， 俩 人 都 沉默 不 语 。 我 担心 现金 的 问题 ， 因 为 我 的 银行 卡 在 摩 
洛 哥 一 直 无 法 取现 ， 诡 拉 则 在 担心 住宿 的 问题 。 她 原本 与 我 住 在 酒店 
双人 间 ， 但 因 我 离 去 ， 她 不 想 再 花费 这 么 多 钱 在 住 稍 上 ， 便 打算 去 马 


拉 喀 什 的 杀 威 家 里 住 。 庄 拉 在 马 拉 喀 什 有 个 田 团 ， 几 年 前 也 曾 探望 过 
対 方 , 可 眼 下 , tetas BAI SHS, 也 忘 了 男 田家 的 具体 地 
址 。 于 是 ， 步 行 前 往 车 站 的 这 一 路 ， 诡 拉 都 在 回想 ， 田 舅 家 抑 葛 在 
哪 。 


“应 该 就 在 附近 呢 。” 诺 拉 自 言 自 语 。 


我 稚 截 诺 拉 ， 说 背后 有 卫生 男子 似乎 在 尾随 我 们 。 诸 拉 心 不 在 天 
地 回头 浆 了 一 眼 ， 对 我 说 : “不 必 理 他 。” 拉 着 我 加 快 了 步子 。 我 又 回 
头 去 看 那 男 子 ， 他 口中 叫 念 着 什么 ， 见 我 们 加 速 ， 也 和 急 急 地 紧 跟 。 


RAAB, MACAU RA: GUM, Bees 
很 。” 这 时 男子 终于 追 上 了 我 们 ， 和 急 吼 吼 地 叫 了 一 声 “ 诡 拉 ! eI oe 
得 不 对 劲 ， 问 诺 拉 ， 真 的 不 认识 他 吗 ? 诡 拉 止步 ， 回 头 盯 着 对 方 看 ， 
突然 “ 啊 ” 的 一 下 叫 出 来 :“ 鳃 盟 ! ” 


三 个 人 共同 走 了 一 路 ， 诺 拉 筋 角 忆 着 的 嘴 瑟 没 放松 过 ， 埋 怨 诺 拉 
几 年 没 见 居然 筷 了 目 己 田 田 的 长 相 。 我 哈哈 大 笑 ， 告 别 两 人 人， 次 上 了 
前 往 阿 尤 恩 的 大 巴 。 


年 子 競 述 撤 只 拉 , 沙漠 地区 概 大 的 便 夜 温 差 使 得 生 内 寒気 過 人 * 
日 间 还 穿着 夏 逆 ， 夜 里 我 却 披 上 了 最 厚 的 外 套 。 我 的 位 子 在 大 巴 末 
尾 ， 椅 背 无 法 调 凡 ， 难 以 入 睡 ， 便 看 同窗 外 。 


窗外 大 痢 索 元， 头顶 星 内 亮 ， 如 同 茫茫 潮 海 。 七 颗 大 星 连 起 的 
巨 扑 ， 调 皮 地 撕 扯 着 夜 侨 。 星 斗 漫天 ， 每 一 颗 都 是 天 使 的 化 映 ， 漫 天 
的 视 福 与 神 佑 。 丑 券 有 孩子 醒 来 ， 朵 和 望 着 窗外 ， 融 打车 窗 ， 吃 吃 的 项 
击 声 传 过 了 静 谥 的 巴士 空间 ， 阻 阳 了 星海 的 哈 器 。 母 杀 担忧 孩子 睡 不 
好 ， 把 县 起 的 外 套 枕 在 他 头 下 ， 外 套 滑 下 ， 母 亲 再 塞 。 我 把 随身 读 着 
的 环形 枕 递 给 那 位 母亲 ， 换 来 感激 的 笑 。 看 孩子 睡 去 ， 母 杀 总 算 能 路 
身上 


寂静 像 夜 色 无 边 无 际 。 窗 外 是 黑色 的 芝 误 ， 偶 见 休 已 站 的 零星 灯 
火 。 听 任 目 己 的 思绪 一 波 一 波 地 荡 动 。 时 光 中 每 一 个 能 够 沉思 默 想 、 
浮想 联 大 的 瞬间 ， 都 让 人 感觉 欣 感 。 深 夜中 ， 我 远离 了 一 切 尘 世 哈 
器 ， 而 脚下 的 路 ， 却 依然 在 继续 。 


星夜 里 有 数 不 清 的 小 天 使 冲 我 上 上 腿 :“ 夜 深 了 ， 睡 吧 。” 


摩洛哥 的 蓝 色 之 城 含 夫 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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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 El fifa Bt, 毎 一 共 都 神 


= 


毛驴 在 摩洛哥 被 称 作 


齐 洛 哥 香料 


同乡 人 丽 虹 


此 前 我 从 末 见 过 丽 虹 ， 是 我 俩 的 一 位 共同 好 友 彩 玲 第 对 我 提起 
她 。 这 趟 到 摩洛哥 ， 彩 玲 促 我 约 丽 虹 见 个 面 : “ABER ARPA A, 定 
有 数 不 清 的 共同 话题 。” 丽 虹 与 我 都 来 目 粤 西 小 城 满 江 ， 后 来 才 知 道 ， 
彼此 的 家 居然 只 隅 着 一 条 马路 ， 开 个 窗 束 几乎 能 瞧见 彼此 。 


但 此 前 我 却 对 丽 虹 有 误 读 ， 也 曾 打消 过 探望 她 的 念头 ， 束 在 她 于 
社交 应 用 上 对 我 说 “周末 过 来 吧 ， 正 好 我 办 公司 派对 ， 你 可 以 来 做 中 
餐 * 的 时 候 。 


SAY BCA ae en TR, ERRATA: “OLA, 好 
大 然 叫 我 去 做 饭 。” 


诺 拉 说 :“ 不 想 去 整 别 去 嘱 ， 听 从 你 的 心 。” 


“不 去 了 ， 不 去 阿 尤 忆 了 。 ?我 把 手机 摔 在 一 旁 ， 喝 了 口 咖啡 ， 拉 
一 把 诺 拉 的 手臂 ,，“ 我 们 去 哪里 玩 ? ? 

诺 拉 把 接 下 来 几 天 的 行程 打算 细 细 写 下 ， 要 去 这 ， 要 去 那 ， 见 我 
沉默 不 应 ， 问 我 是 不 古 还 在 想 阿 尤 恩 之 行 。 


古 的 。 与 丽 虹 的 接触 仅 限于 手机 社交 软件 ， 匆 忙 则 项 击 键 副 的 心 
情 ， 不 足以 代表 她 的 真实 个 性 ， 我 怎 能 因为 一 个 可 能 修 误 读 的 细 市 ， 
而 丢失 认识 和 了 解 一 个 人 的 机 会 ， 阿 尤 轧 ， 还 十 要 去 。 


果不其然 ， 在 搭 了 15 个 小 时 的 长 途 大 巴 后 ， 我 见 到 的 丽 虹 温柔 爱 
笑 ， 连 伸 出 来 要 握 的 手 ， 痢 融 着 小 女生 般 层 惰 的 笑 意 。 


丽 虹 在 联合 国 驻 摩洛哥 的 非洲 总 部 担任 安全 部 部 长 ， 此 前 曾 驻 任 
于 利比里亚 、 苏 丹 和 黎巴嫩 。 进 联合 国 前 ， 丽 虹 在 国内 边 检 服务 过 ， 
也 曾 供职 于 维和 部 队 。 


有 者 这 些 便 邦 邦 经 历 的 女人 人， 应当 十 霸气 、 粗 糙 、 好 胜 的 。 然 
而 ,恰恰 相 悍 于 我 的 猜想 ， 女 性 的 似 水 柔情 ， 以 及 对 精致 生活 的 热 
爱 ， 丽 虹 一 点 都 不 缺 。 


进 她 办 公 室 ， 看 她 把 从 世界 各 地 搜集 来 的 或 奇形怪状 或 精致 小 巧 
的 物件 整齐 地 摆 放 满 想 ， 男 一 边 ， 则 苹 满 满 的 书籍 与 照片 ， 照 片 里 的 
好 , HSB, Sete MER, SER ae, 笑 得 向 邊 , 
巾帼 丝毫 不 让 须眉 。 


她 坚持 让 我 住 她 家 里 ， 还 说 儿子 冬 冬 得 知 我 要 去 ， 提 前 整理 床铺 
给 我 腾 出 房间 ， 目 己 则 要 有 睡 客 厅 ， 做 起 了 *“ 厅 长 ”。 丽 虹 把 家 里 收拾 得 
一 人 竺 不 染 ， 还 与 冬 冬 日 个 儿 倒 腾 ， 下 载 了 唱 卡 拉 OK 的 电脑 软件 ， 连 上 
了 同事 从 中 国 带 回 的 小 型 音 啊 设备 ， 避 是 在 沙漠 里 创造 出 了 中 国歌 
房 。 


夜里 ， 丽 虹 的 同事 陆 陆 续 续 地 来 她 家 ， 我 和 丽 虹 在 厨房 里 手 忙 肢 
乱 地 准备 着 各 式 中 和 餐 ， 从 广东 老 火 淘 、 川 味 辣 羔 、 北 方面 食 ， 到 中 西 
挫 杂 的 痪 爆 龙 是 都 早已 备 好 。 我 和 丽 虹 生怕 这 一 小 桌 菜 ， 不 够 让 同事 
们 惊叹 中 华美 食 的 精细 与 博大 。 


丽 虹 的 上 司 金波 里 走 进 厨 房 ， 她 笑 意 深 ， 问 可 人 否 一 旁观 摩 , “学 学 
HE ANS, REAR, TERK: “ARIK, We 
别 在 厨房 里 待 着 了 ， 再 说 大 家 正在 客厅 聊天 呢 ， 你 不 加 入 吗 ? ”金波 里 
VR, FM: “ 不 , BOER UMA ° "RARE ° 


金波 里 瘦小 ， 却 因 亚 裔 面孔 朝 显 着 年 轻 感 ， 十 指 上 套 了 好 几 个 金 
光 内 闪 的 至 石 臣 指 。 她 目 律 ， 几 十 年 坚持 不 吃 晚 扬 ， 因 此 这 次 中 和 餐 派 


WATER F ° 


丽 虹 同事 都 很 给 面子 ， 对 食物 连连 链 叹 ， 又 了 海鲜 又 又 炒面 ， 又 
子 不 便 ， 炒 面 又 了 又 漏 。 丽 虹 递 过 一 双 筷子 ， 建 议 同事 一 试 。 金 波 里 
HEAT, HERS RO, RRM, ia a RR 
光 > HNIC DL: RTERRIE MVE, 在 我 人 的 文化 里 , SEE RRA 
a, AGW, MALEATE, HARI SS JAE LI 
戒指 。， 


颇 否 特 的 论调 ， 我 扑 嘲 笑 出 声 来 。 金 流 里 看 着 我 ， 义 说 :“ 实 ? 笑 
应 该 是 这 样 的 。” 她 那 握 着 特 子 的 手 回旋 至 嘴角 ， 五 指 伸张 呈 局 形 ， 与 
秘 子 一 道 ， 恰 好 接着 微 张 的 情 。“ 在 亚洲 价值 观 里 ， 女 人 的 笑 应 是 含 葬 
的 ， 因 此 在 餐 蜗 上 突 ， 最 好 用 和 餐具 和 手 让 挡 ， 才 显得 苓 持 有 家 教 。” 金 
流 里 ， 这 位 联合 国 秘书 长 驻 西 撒哈拉 事务 的 特别 代表 ， 以 她 直接 的 言 
语 风格 ， 给 我 留 下 了 独特 的 强势 印象 。 


第 二 日 恰 逢 周末 ， 体 假 的 丽 虹 一 早 便 驱车 ， 与 儿子 冬 冬 一 道 ， 市 
我 去 探寻 三 毛 礁 西 故 大 。 与 诺 拉 嘴 里 的 “一 无 所 有 ”不 同 ， 如 今 的 阿 尤 
恩 已 写 交 通 便利 ， 马 路 宽敞 且 每 日 有 政府 派 人 定时 洗刷 。 尽 管 处 在 搬 
险 拉 ， 但 寿 不 起 风 ， 马 路 几乎 不 见 积 沙 。 而 三 毛 书 中 曾 提 及 的 乱 坟 场 
也 早已 被 移 除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充满 市 井 气 轧 的 果蔬 市 场 ， 还 有 货品 齐 
全 的 洒 货 店 。 阿 尤 轧 ， 早 已 告别 了 三 毛 届 住 的 时 代 ， 也 不 再 是 诡 拉 嘴 
ED Se 


我 们 都 记得 ， 三 毛 的 房子 在 卡拉 马 大 街 3 喜 ， 丽 虹 在 儿 年 前 也 去 
过 ， 但 她 当时 没 进 屋 。 如 今 我 们 再 驾车 前 往 ， 只 怕 屋 子 易 主 ， 万 一 外 
墙 刷 漆 换 了 颜色 ， 束 更 难 辨认 了 。 


在 一 栋 土 黄色 房子 前 头 ， 丽 虹 停 稳 了 车 ， 说 这 似乎 是 印象 中 的 那 
昼 房 子 。 我 们 不 想 打 扰 ， 没 去 融 门 ， 有 善意 的 邻里 上 前 来 ， 却 答 不 出 


门牌 号 。 我 和 丽 虹 反复 对 比 网 上 的 资料 照片 ， 越 看 越 生 疑 ， 于 是 上 和 车 
继续 找寻 。 


开 过 几 个 街区 ， 卡 拉 马 大 街 的 路 牌 蔡 然 出 现 ， 原 来 我 们 之 前 去 错 
了 街区 ， 因 为 房子 外 观 相似 ， 丽 虹 的 记忆 出 了 差错 。 


三 毛 的 旧居 束 在 眼前 。 照 政府 定 下 的 主题 色调 ， 阿 尤 思 全 城 的 建 
筑 都 刷 成 三 文 鱼 色 ， 只 有 三 毛 与 千 西 住 过 的 这 栋 房 子 很 特别 ， 仍 保留 
着 最 初 的 土 黄色 。 


丽 虹 之 前 来 过 ， 曾 攻 门 但 未 见 有 人 来 应 ， 猜 想 房 子 已 不 住人 。 房 
子 只 锁 了 铁 门 ， 里 层 的 木门 并 未 关上 “。 透 过 长 长 的 过 道 ， 能 看 到 里 间 
挂 厦 衣 物 。 我 对 屋内 摆设 有 强烈 的 好 奇 ， 但 实在 不 愿意 去 打扰 新 房 
主 ， 于 古 同 丽 虹 一 起 离 去 。 走 之 前 ， 我 仍 不 起 观察 里 间 挂 着 的 衣物 ， 
不 断 同 丽 虹 说 ， 房 子 应 该 还 有 人 住 着 。 


后 来 儿 日 里 ， 我 反复 想起 这 幢 土 黄色 的 房子 ， 还 是 希望 进去 一 
看 。 丽 虹 见 我 心 痒 ,一 日 下 班 后 提议 再 去 一 趟 。 


再 去 ， 见 先前 挂 着 的 衣服 竟 被 收 了 去 ， 认 定 房子 里 住 了 人 “。 我 轻 
fehl], moe TRON, 距 出 一 介 小 女 建 , faa], KR RABAT 
着 我 。 她 盯 了 一 会 儿 ， 跑 去 把 妈妈 拉 来 。 


我 和 丽 虹 向 对 方 说 明 来 意 ， 女 娃 母 亲 边 笑 边 打开 铁 门 ，“ 我 知道 三 
毛 ， 因 为 你 们 不 是 第 一 批 来 的 中 国人 ， 好 几 次 都 有 中 国人 来 看 这 幅 房 
Fo 


主人 和 善 , eB ithe ° a APA ees, 三 毛 毛 中 配 園 可 見 
NRARRRORE, SITRRBiaia, DORIA KH a 
FATE * BORA EAE, 但 感 党 不 到 三 毛 ヽ 荷 西 居 住 辻 的 痕 近 


怕 屋 主 觉得 无 礼 ， 我 和 丽 虹 并 不 主动 去 开房 间 的 门 ， 只 随 屋 主 介 
绍 的 顺序 看 去 。 参 观 完 客 厅 ， 屋 主推 开 主 人 房 的 门 ， 土 黄 囊 红 双 色 交 
织 的 地 秩 呈 现 眼 前 ， 我 这 才 油 生 亲 切 之 感 ， 探 冉 灯 仿 如 聚焦 到 40 年 前 
三 毛 傈 西 在 此 生活 过 的 场景 。 那 时 三 毛 的 长 发 随意 地 披 在 肩 上 ， 双 手 
PSEe ta a PAR Eine MAb A BIA AZ 

WHARAIAIRIA BA, Fee eee, Mea, BCAA 
WT AB FH ° REWER Sele, A at Naa ed — BY 
的 生活 被 他 人 用 镜头 永远 地 记录 和 保留 。 


丽 虹 以 保护 好 三 毛 旧 拓 为 由 ， 给 了 屋 主 一 些 钱 ， 屋 主 颇 感 油 。 谢 
MEA, 我们 走出 屋子。 


RANG, FASTER: AHA Fe on, Rete Pe SE, 去 礎 
Wa] ERT; Ma, BERRIES, 痴 痴 地 脱 ・ 


走出 三 毛 荷 西 故 大 ， 阿 尤 恩 的 风 迎 面 扑 来 ， 这 里 沙漠 与 海洋 交 
织 ， 撒 哈 拉 威 人 善 展 至极 ， 阳 光 炙 热 ， 风 却 温暖 和 胞 。 


Ate = EA RE RT 


因 诺 拉 还 在 蕊 拉 路 什 等 着 我 一 起 旅行 ， 我 心 上 有 人 负担 ， 不 便 在 阿 
尤 恩 停留 太 久 ， 最 后 同 丽 虹 提 出 要 离开 。 


此 前 我 曾 无 意 提 起 ， 想 看 《 素 人 渔夫 》 里 那 一 家 让 三 毛 觉 得 犹如 
置身 伊斯兰 教 宫 左 的 国 膏 饭店 。 要 离开 阿 尤 恩 这 天 ， 凑 巧 休假 的 丽 虹 
在 一 早起 床 后 便 提出 开车 载 我 前 往 国 营 饭 店 。 丽 虹 心 细 ， 只 要 我 些微 
提 及 的 地 方 ， 她 必定 领 我 去 。 


夜里 ， 丽 虹 同 事 都 来 她 家 里 为 我 送行 ， 一 行人 开 着 车 子 把 我 载 到 
车 站 。 我 一 一 拥抱 了 大 家 ， 最 后 背 起 育 包 ， 道 一 声 再 见 后 ， 头 都 没 再 
回 。 


他 们 不 知道 ， 那 个 洒脱 的 身影 ， 承 载 了 多 少 恩情 与 感激 ， 满 得 要 
人 胸腔 浴 出 


丽 虹 十 圆规 中 心 ， 她 为 我 画 出 了 一 个 圈子 ， 这 个 圈子 待 我 如 杀 
Ac 在 征 上, RRA, GAME 


后 来 丽 虹 随 职 调 往 南 苏丹 ， 继 又 调任 突尼斯。 都 不 是 平和 的 工作 
岗位 ， 内 里 晓 蚁 部 血 ， 丽 虹 却 不 争 不 抢 ， 施 施 然 在 朋友 圈 里 发 起 捐 
助 ， 给 南 苏 丹 的 村 落 捐 建 水 井 ， 给 贫困 区 隐 儿 院 孩 鞋 送 去 物品 。 她 带 
着 一 张 中 国 面孔 ， 积 善 却 不 言 ， 不 知 在 多 少 国 度 为 华人 画 下 美好 形 
象 ， 炫 次 和 喧哗 与 她 相 比 ， 永 远 显 得 粗俗 。 


她 是 在 无 可 依 香 的 充 野 里 也 能 把 日 子 过 成 诗 的 人 。 频 繁 调 岗 ， 却 
听 不 见 她 的 怨言 ， 只 能 邮 见 她 每 到 一 处 新 城市 的 惊喜 发 现 。 波 斯 人 有 
一 句 话 “你 有 一 双 美 丽 的 眼睛 ， 它 们 只 有 瞧 得 见 美 丽 的 事物 ”"， 这 是 丽 
虹 ， 在 联合 国 任职 的 十 数 年 岁月 呼啸 而 过 ， 她 只 传唱 天 好 那 部 分 。 


UAL. 


Be ERS AMAT RAE Te PE Ik ERR ORR 
防备 心 全 无 ， 把 我 领 回 肯 妮 琪 的 家 ， 带 我 见 裔 她 的 亲友 。 JGR, BOTH 
意 要 去 阿 尤 乱 ， 她 便 在 马 拉 咯 什 痴 奖 地 等 了 我 好 几 天 。 她 把 唯一 的 电 
话 卡 给 了 我 ， 又 不 用 智能 手机 ， 好 似 活 在 混沌 世界 里 。 


后 来 想 想 ， 之 所 以 和 诸 拉 一 担 即 合 ， 大 概 因为 我 俩 都 一 一 目 然 
醒 、 哈 都 吃 、 性 格 自 来 熟 、 喜 欢 乱 搭 训 、 不 买 回 程 票 、 永 远 不 知 明天 
AUB Ho 


诡 拉 之 所 以 入 住 卡 院 布 兰 卡 青年 旅舍 的 宿舍 间 ， 其 实 征 个 意外 。 
那 晚 ， 她 从 比利时 飞 抵 卡 联 布 兰 卡 ， 原 计划 乘 当 天 的 火车 回 家 乡 肯 妮 
Bi, (AMER ES BRACE TA, FA, “KB, CORA 
会 这 么 好 吃 。?” 被 食物 惊 着 了 的 她 ， 从 7 点 吃 到 10 点 ， 错 过 了 最 后 一 班 
火车 ， 只 好 住 进 了 卡 院 布 兰 卡 的 青 旅 。 


我 和 诸 拉 又 是 鲜明 的 对 比 。 我 察言观色 ， 偶 尔 圆 清 ， 又 极 易 不 耐 
烦 ， 明 得 用 "我 转 一 转 ， 回 头 再 来 ”的 说 法 来 甩 掉 街头 商贩 ， 碰 到 乞讨 
者 ， 我 要 再 三 确认 断 腿 、 释 容 和 眼泪 都 是 真 的 ， 才 会 施 予 那么 一 丁 
点 ; 而 诡 拉 ， 则 保留 着 人 被 创造 出 来 时 的 本 真 模样 ， 她 从 拙 、 人 简单 、 
善 民 ， 从 不 拒绝 每 一 双 乞 讨 的 手 ， 心 地 像 马 拉 喀 什 地 上 放置 的 蜜 糖 块 
那 般 软 得 随时 要 融化 。 有 时 我 的 法 语 不 灵光 ， 了 厂矿 巴巴 讲 不 清楚 ， 她 
都 能 介 :， 有 时 她 的 英文 词汇 惨 今 今 ， 捞 头 要 翻 字典 ， 我 一 摆手 说 不 
必 ， 因 为 我 也 都 懂 。 旅 伴 间 心灵 的 契合 ， 越 过 了 所 有 语言 障碍 。 


丽 虹 儿子 冬 冬 一 句 “ 阿 加 迪 尔 是 摩洛哥 最 美的 城市 "， 让 我 一 拍 大 
腿 ， 约 了 诡 拉 在 阿 加 迪 尔 会 合 。 我 从 西 撒哈拉 的 阿 万 恩 前 去 ， 诡 拉 则 


由 马 拉 喀 什 出 发 。 


此 前 素 未 谋面 的 湛江 夫妇 周 权 和 英 姐 是 丽 虹 的 朋友 ， 住 在 阿 加 迪 
尔 城区 。 丽 虹 热 情 ， 致 电 周 朱 ， 告 知 我 将 前 去 ， 周 板 也 热心 ， 执 意 要 
来 车 站 接 我 和 诡 拉 ， 载 我 们 去 山顶 和 海边 。 


市 我 们 看 足 了 一 日 海景 ， 夜 里 ， 周 叔 把 我 们 领 回 家 里 ， 说 英 姐 做 
RPT Se EIA, RCE, EBT PR eo 我 
BRE, WARM, DEREK: ARERR A, 満 果 的 肉 
se, 我 吃 了 一 惊 ， 连 连 责备 英 姐 太 操 劳 。 


在 客厅 等 开饭 的 诡 拉 ， 已 经 把 周 板 家 里 的 一 饶 油 炸 饼 干 塞 进 了 肚 
子 。 英 姐 看 诺 拉 爱 吃 ， 给 她 塞 了 一 饮 相 同 的 饼干 ， 又 送 她 红 训 和 茶 
叶 。 上 吃饭 时 ， 讳 拉 夹 起 餐桌 上 的 海参 ， 动 情 地 说 周 权 英 姐 就 是 她 的 中 
国 爸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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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诺 拉 的 友谊 几乎 全 建立 在 吃 上 ， 但 这 个 基础 牢 不 可 挫 


第 二 日 夜里 义 去 周到 家 做 客 ， 这 天 诺 拉 提前 出 了 1]， 回 旅馆 时 ， 
擒 了 一 大 盒 焙 点 。 我 知道 诺 拉 是 舍不得 买 米 点 的 ， 摩 洛 哥 物价 并 不 


高 ， 而 糕点 却 不 便宜 ， 尤 其 是 纯 蜂蜜 制 成 的 糠 点 ， 半 打 的 价格 足以 入 
住 一 夜 四 星 酒店 。 详 拉 独 旅 ， 吃 住 篆 俭 ， 见 她 这 个 小 贫 吃 鬼 进 过 几 次 
西 所 店 ， 只 舍得 天 一 小 块 蛋糕 ， 我 问 诸 拉 ， 这 次 怎么 闫 了 这 么 一 大 盒 
西点 。 诺 拉 笑 : “给 中 国 爸 妈 的 。” 


善 以 待人 ， 人 以 善待 。 人 同 此 心 ， 放 之 四 海 而 展 准 。 


英 姐 记得 我 说 过 怀念 家 乡 的 牛 脑 淘 粉 ， 在 我 和 诺 拉 要 离开 的 那 
天 ， 英 姐 一 早起 来 给 我 们 炖 牛 脑 ， 又 和 周 叔 送 我 们 去 车 站 ， 还 给 我 们 
痛 包 里 塞 满 了 零食 水 果 。 无 意 中 ， 周 权 说 起 ， 为 了 给 我 们 做 春卷 ， 英 
姐 在 厨房 里 站 了 两 个 小 时 ， 腰 疼 的 毛病 又 犯 了 。 


我 们 的 巴士 在 夜里 11 点 发 车 。 见 发 车 时 间 快 到 ， 我 和 庄 拉 上 了 
车 ， 周 上 权 英 姐 却 不 离 去 。 料 峭 的 夜 风 里 ， 这 对 上 了 年 纪 的 夫妻 相互 依 
假 着 ， 一 直 挥 着 手 ， 同 我 俩 道别 。 


偷偷 去 看 诺 拉 ， 发 现 她 和 我 一 样 ， 已 是 泪眼 婆 疲 。 


在 男 一 座 城 市 马尔 扎 扎 特 ， 我 和 诺 拉 总 算 做 了 回 标准 的 游客 。 第 
一 天 ， 去 参观 《 角 斗 士 》 电 影 取景 地 ， 第 二 天 ， 拼 车 去 邻近 小 镇 看 沙 
说 玫 现 。 


这 一 路 ， 我 的 坏 脾气 时 时 骏 露 ， 疲 每 或 坝 场 都 能 让 我 过 起 性 子 。 


而 诡 拉 ， 总 是 笑 嘻 喀 地 安奈 我 。 


看 沙 六 玫瑰， 是 庄 拉 坚定 的 意愿 ， 我 虽 兴 趣 不 大 ， 但 想起 一 路 上 
诺 拉 多 次 的 谦让 ， 我 便 妥协 ， 随 她 寻找 沙漠 玫瑰 。 


摩洛哥 人 善 民 有 礼 ， 越 是 小 地 方 ， 民 风 越 显 泽 朴 。 在 诺 拉 坚 持 要 
参观 的 电影 工厂 里 ， 因 为 登 顶 的 铁 门 锁 死 ， 我 和 诸 拉 只 能 透 过 铁窗 看 
风景 。 头 来 的 票友 无 价值 ， 我 的 不 耐烦 病 又 改作 ， 生 了 癌 气 ， 坐 着 不 
Bae 


有 工作 人 员 看 不 过 ， 好 心 开 了 锁 ， 偷 偷 让 我 和 诡 拉 登 项 ， 才 得 以 


看 全景 
HTS, LIP DAE, 小市民 作 派 尽 最 ° 


在 沙漠 玫瑰 之 城 问 路 时 ， 陌 生 的 餐饮 店主 怕 我 俩 迷路， 把 店铺 交 
给 朋友 代 看 ， 陪 着 我 俩 去 看 古 堡 。 我 给 家 人 天 了 很 多 玫瑰 精油 ， 纪 念 
品 商店 店主 主动 降价 ， 还 免费 送 了 好 儿 瓶 。 


回来 路 上 又 拼车 ， 族 拉 喊 询 。 乘 客居 然 让 司机 减速 ， 跳 下 车 去 ， 
给 诺 拉 天 水 ， 而 后 在 近 40 度 的 大 漠 里 ， 人 退 着 我 们 的 车 义 跳 上 来 。 


满目 枯黄 ， 车 内 义 问 热 ， 从 倒车 镜 内 看 司机 置 昏 欲 睡 ， 吓 得 我 赶 
紧 递 给 他 一 瓶 清 状 油 ， 让 他 控 太 阳 穴 。 满 车 乘客 一 见 我 的 清凉 油 ， 都 
被 形 尺 了 ， 以 为 是 神 油 ， 纷 纷 抢 厦 擦 在 脸 上 手 上 ， 还 有 一 位 最 天 真 ， 
抹 在 了 眼 瞪 上 ， 藻 得 哇哇 叫 ,……. 


这 束 是 旅途 了 ， 不 需要 名 山大 川 ， 不 需要 波澜 壮阔 ， 人 心 人 性 下 
碎 却 珍 贯 。 


菲 斯 奇遇 记 


与 诺 拉 告别 后 ， 我 独 目 前 往 菲 斯 。 刚 抵达 ， 束 发 现 城 里 的 大 小 旅 
馆 几 乎 都 订 满 了 ， 只 好 拦 了 辆 出 租车 ， 一 路 行驶 一 路 找 住 处 。 不 一 会 
儿 ， 司 机 开始 不 耐烦 。 从 他 有 蝇 不 避让 来 车 和 行人 的 野 亦 区 车 习惯 看 
来 ， 此 人 绝 非 普 荐 ， 我 也 做 好 了 被 军 的 准备 。 


后 来 ， 司 机 停车 问 路 ， 被 问 道 的 秃顶 大 叔 一 边 告 知 方 问 ， 一 边 拉 
开 我 的 车 门 ， 说 可 以 给 我 市 路 。 


大 叔 英 语 不 行 ， 目 称 叫 塔 吉 ， 我 阿拉 伯 语 不 行 ， 鸡 同 鸭 讲 了 一 
会 ， 才 知道 塔 吉 大 朴 说 我 可 以 住 他 家 ,每 天 付 他 150 迪 拉 姆 。 叉 一 个 旅 
游 小 贩 。 


RGAE a SIA] HHH ACES, TERR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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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给 司机 付款 ， 不 出 意料 ， 他 变 得 面目 独 凶 ， 要 价 1000 迪 拉 姆 。 
我 只 把 合情合理 的 50 迪 拉 姆 思 给 他 ， 转 号 吏 走 ， 任 他 在 身后 如 要 吓 
Bil ° 


a AMA FA AS, SRT lel RAR, WETER 
厅 ， 暗 目 怀 疑 是 不 是 进 了 狠 穴 。 这 时 ， 大 叔 妻 子 给 我 器 来 满 满 一 盘 经 
干 ， 还 有 苹果 计 ， 让 我 完全 没 了 戒心 。 要 论 我 ， 给 我 一 杯 日 水 足 吴 ， 
AA pe GEE ARITA ETI BR BAK 

再 后 来 ， 随 塔 吉 大 叔 出 门 ， 他 一 路 叮嘱 我 记 住 路 牌 ， 正 嗓 唆 着 ， 


却 忽然 弯 下 腰 去 ， 捡 起 地 上 的 空 人 饼干 袋 。 认 真 关 爱 目 己 居 住 环 境 的 
人 ， 定 是 心 存 善 意 的 人 ， 这 下 我 彻底 放下 心 来 。 


住 下 来 那 晚 ， 塔 吉 一 直 跟 我 强调 第 二 天 要 市 我 去 参加 会 议 ， 我 不 
知 就 里 ， 第 二 天 一 早 真 跟 他 去 了 。 塔 吉 人 缘 奇 好 ， 穿 街 过 巷 ， 招 呼声 
四 起 。 


赶赴 的 是 一 场 伊 斯 兰 教 苏 菲 教派 的 研讨 会 ， 和 邻 座 亮 宾 聊 起 才 
知 ， 他 们 都 是 从 世界 各 地 飞 来 参加 这 个 会 议和 苏 菲 乙 术 万 的 。 什 么 ， 
苍 菲 亏 术 季 ? 再 一 转身 看 大 权 ， 他 居然 戴 起 了 工作 证 ， 严 严 刘 这 地 时 
着 会 场 。 问 了 才 知 道 ， 塔 吉大 叔 竟 是 乙 术 世 主 办 者 之 一 。 而 这 几 日 菲 
斯 游客 奇 多 ， 原 来 都 古 促 着 艺术 市 来 的 。 


会 议 结束 后 ， 大 叔 叮 叫 我 晚上 提前 回来 ， 跟 他 去 音乐 会 。 我 又 不 
明 区 里 地 去 问 吴 劳 的 喜 宾 ， 被 告知 连续 一 周 夜里 都 有 艺术 万 演 出 ， 既 
有 土耳其 共 菲 教派 音乐 会 ， 也 有 埃及 苏 菲 舞 。 在 得 知 我 误 打 误 扩 认识 
塔 吉 大 板 ， 可 以 跟着 他 免费 入 场 而 无 须 文 付 几 百 欧 元 的 套 票 价格 之 
Ja, Pelee RMP EMT 


跟着 塔 吉 大 板 ， 足 了 苏 菲 艺术 节 的 不 少 演 出 


大 叔 的 妻子 女儿 英语 都 不 灵光 ， 我 阿拉 伯 语 又 水 得 不 行 ， 一 直 沟 
通 不 畅 ， 只 能 呵呵 傻笑 。 第 二 天 夜里 ， 我 终于 见 到 结束 酒店 夜班 回来 
的 大 叔 儿 子 。 通 过 跟 他 的 英语 对 话 ， 我 的 一 切 迷 惑 才 解 开 。 


原来 这 里 根本 不 是 民 簿 ， 大 叔 让 我 位 下， 只 征 那天 看 载 我 的 司机 
语气 不 善 ， 担 心 我 会 被 欺负 ， 竺 意 帮 我 而 已 。 


ULAR, BRR), ABRAM, URI ee, 放 
好 相机 ， 又 怕 我 迷路 ， 还 把 家 里 地 址 分 别 用 阿拉 伯 文 和 法 文 写 了 一 
裔 。 当 然 ， 迷 路 还 是 我 每 天 的 主要 任务 。 脑 袋 本 束 少 一 根 筋 ， 更 何况 
非 斯 还 被 “孤独 星球 ” 称 作 世界 上 最 容易 迷路 的 城市 。 


有 天 出 门 前 ， 塔 吉大 叔 将 我 搜 进 厨 房 ， 告 诉 我 他 妻子 上 班 前 给 我 
闻 好 了 曙 饼 ， 用 纱 巾 播 着 介 凉 。 我 顺便 把 房 费 给 大 权 ， 他 看 看 我 ， 说 
没 问题 吗 ? 我 反问 ， 什 么 问题 ? 大 叔 说 ， 没 关系 的 ， 如 有 果 钱 不 够 ， 不 
用 给 的 。 大 叔 的 英语 和 我 的 阿拉 伯 语 沟通 也 就 能 到 这 个 程度 了 ， 我 感 
动 了 一 会 儿 ， 又 得 手舞足蹈 地 跟 大 叔 用 胶体 语言 沟通 了 。 


离开 那天 ， 大 叔 和 妻子 一 早起 来 给 我 做 了 满 桌 的 早餐 ， 又 和 女儿 
捧 出 一 大 把 礼物 送 我 。 我 和 肪 不 住 ， 天 了 ; 见 我 玉 ， 塔 吉 的 妻子 也 多。 
两 个 从 未 能 听 懂 对 方 语言 的 人 ， 如 得 稀 里 哗啦 。 


塔 吉 大 叔 靠 在 墙角 ， 喃 喃 地 路 我 别 筷 了 他 们 在 菲 斯 等 我 ， 菲 斯 有 
我 的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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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SCRA RAT, 曽 十 中 我 的 心 , LE ° TEIM 
立 的 马 拉 喀 什 ， 我 独 目 寻 找 染 坊 时 迷 了 路 ， 遇 到 路 人 A， 他 一 副 非 党 
热心 的 样子 给 我 指 路 ， 随 后 A 巧遇 朋友 B， 说 B 在 染 坊 工作 ， 嘱 我 随 他 
前 往 ， 我 暗 叹 运 气 好 。B 领 我 寻找 染 坊 ， 一 路 压 赞 中 摩 关 系 ， 听 他 肘 
我 的 祖国 ， 我 更 是 欣喜 ， 丢 了 戒心 。 终 是 到 了 染 坊 门口 ，B 把 我 交 托 
给 C， 说 C 是 看 门人 ， 熟 悉 染 坊 ， 让 我 随 他 游览 。C 弟 给 我 一 把 薄荷 
叶 , PRGA, FEB PLS 


看 C 随 映 备 着 薄 稿 叶 ， 我 立马 起 了 疑心 ， 直 觉 告 诉 我 C 是 染 坊 导 
游 ， 最 后 会 对 我 要 钱 。 当 下 无 他 法 ， 只 好 随 C 入 染 坊 。 


满 是 游览 陷阱 的 菲 斯 皮草 染 坊 


动物 尸体 的 腐 味 像 海水 一 样 喷 请 而 来 ， 我 必须 用 薄 人 向 叶 紧 紧 招 住 
口 蜡 ， 才 能 止 住 呕吐 的 冲动 。 才 看 了 两 三 分 钟 ， 见 我 嫌 具 ，C 说 ， 出 
来 吧 ， 市 你 去 不 旺 的 地 方 。 


那 一 刹那 ， 我 顿悟 ， 呵 ， 要 市 我 去 皮草 商店 了 。 


果不其然 ， 进 了 店 里 。C 变 了 脸 ， 把 手 摊 开 ， 语 气 强硬 地 间 : “你 
难道 不 想 给 我 什么 礼物 吗 ? ”我 给 了 他 15 迪 拉 姆 ， 他 塞 还 给 我 ， 说 15 迪 
拉 姆 什么 都 不 是 。 我 把 他 的 手打 开 ， 叉 把 15 迪 拉 姆 塞 回去 ， 告 诉 他 “要 
不 拿 15 迪 拉 姆 ， 要 不 两 手 空 空 浚 和 蛋 。” 他 狠 狠 地 看 了 我 一 眼 ， 甩 了 一 把 
手 , 走 了 。 


我 坐 在 店 里 ， 既 不 买 也 不 看 。 店 主 盯 着 我 ， 一 会 儿 拿 出 一 个 背 
@, 一 会 儿 又 拿 出 一 个 手提 包 。 旁边 坐 着 英国 来 的 一 家 二 口 ， 丈 夫 碳 


有 兴致 地 在 挑选 皮包 ， 太 太 脸 色 微 慢 。 我 问 她 : “你 们 也 是 问 路 问 来 这 
里 的 吗 ? ”本 信 坐 着 的 太太 见 磁 到 同样 受骗 的 人 ， 激 动 得 手 直 了 腰 板 。 
我 便 明日 7 了， 领路 就 古 他 们 谋生 的 方式 ， 只 是 这 种 方式 击毁 了 人 人 们 单 
纯 的 信任 。 


太太 见 我 被 店主 强 住 离 去 不 得 ， 便 癌 丈 夫 提 出 要 离开 ， 想 你 护 我 
一 同 走 回 市 区 。 丈 夫 还 沉溺 在 皮包 海洋 里 ， 伦 了 500 英 镑 ， 严 了 三 个 完 
全 可 以 在 英国 买 到 的 小 皮包 。 我 和 他 太太 对 视 一 上 腿 ， 对 他 的 天 真 感 印 
感到 非常 绝望 ， 齐 声 叹气 。 


那 次 之 后 ， 我 又 去 了 3 次 度 单 染 坊 ， 有 在 马 拉 喀 什 的 ， 有 在 菲 斯 
的 ， 都 是 陪 厦 路 上 认识 的 育 包 客 前 往 ， 担 心 他 们 被 锋 。 但 每 次 都 是 失 
望 而 归 ， 因 为 一 直 历经 这 样 的 循环 : 被 市 路 、 被 导游 、 被 收费 。 


当然 ， 这 些 只 是 侦 然 来 组 的 梦 魔 ， 日 第 的 摩洛哥 仍 是 那 般 多 彩 而 
神秘 ， 类 好 得 让 人 几乎 筷 了 回 家 的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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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探 荷 西 


西 撒哈拉 /加 那 利 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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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加 那 利 岛 的 星空 


不 喜与 人 谈 书 谈 电影 ， 不 喜与 人 分 享 精神 世界 ， 和 觉得 那 很 私人 ; 
当然 也 出 于 不 目 信 的 心理 ， 目 己 的 品味 不 愿 受 人 指点 。 钟 情 二 毛 多 
年 , 但 井 不 向 人 推 介 尋 的 精神 或 作 品 , 常 得 深 蔵 心中 足 矢 


喜欢 三 毛 ， 喜 欢 的 只 征 她 的 情怀 ， 而 并 不 在 乎 她 去 过 哪里 ， 更 不 
盲目 追随 她 的 行 迹 。 当 然 ， 我 那 糟 到 尽头 的 记性 也 不 允许 我 记得 住 。 
因此 ， 这 趟 来 摩洛哥 旅行 前 ， 对 于 三 毛 、 荷 西 曾 大 于 此 ， 我 的 脑子 里 
这 无 印象 。 


BREW NK tat FA ze = EAR, 但 一 定 是 三 毛 最 契 谷 的 丸 魂 伴 
但。 他 有 恒久 ， 守 得 起 这 样 一 位 随时 消失 的 女子 ， 也 甘愿 为 她 放弃 一 
切 ， 四 海 为 家 。 


在 阿 尤 恩 时 ， 与 一 位 撒哈拉 威 女 骇 在 大 西洋 边 的 灿 然 星空 下 聊 起 
三 毛 ， 提 及 她 的 目 尽 ， 又 直言 三 毛 是 我 到 阿 尤 恩 的 原因 。 女 孩 见 我 对 
三 毛 有 同 理 心 ， 似 乎 会 错 了 意 ， 以 为 我 的 内 心 也 有 导 短 见 的 念头 ， 于 
ERMA), Hehe Oa SENS, (LAN A = 
高井 世界 的 方 式 ・ AH, GLA CORR, 人 生 歩 入 任 何 逆境 
都 不 会 目 行 结束 生命 。 


我 忱 惜 符 西 的 突然 离世 ， 同 时 也 理解 三 毛 为 何 告别 世界 : 她 的 人 
生 太 精彩 ， 有 着 堪 比 百 岁 老人 的 经 历 ， 延 不 延续 ， 对 她 而 言 意义 都 不 
大 。 但 有 时 我 也 遗憾 ， 大 三 毛 仍 在 ， 或 许 能 感动 更 多 人 。 


初 访 拉 帕 尔 马 岛 


加 那 利 群岛 是 西班牙 的 海外 目 治 区 ， 也 是 欧盟 的 特别 领域 之 一 。 
三 毛 避 荷 西 曽 住 在 首府 大 加 那 利島 上 的 泰 徳 小 鎮 , 面 荷 西 逝 世 了 二男 一 
个 叫 作 拉 帕尔马 的 岛屿 ， 他 的 莒 碑 也 在 该 岛 上 。 我 本 打算 航班 落地 后 
直接 前 往 泰 德 镇 ， 不 料 问 路 时 认识 了 选修 中 文 的 当地 女孩 艾 礼 沙 。 一 
聊 ， 艾 礼 莎 的 小 组 研究 课题 ， 选 的 正 是 三 毛 。 


艾 礼 水 建议 我 住 在 拉 斯 巴 马 ， 更 热 病 也 更 便利 ， 我 听从 ， 因 此 结 
ATR FEM ESM Ait Ko AP) aA RIT = INAS 
经 济 系 ， 在 马德里 做 交换 生 ， 就 地 理 之 便 ， 来 加 那 利 游玩 几 天 。 她 俩 
虽 小 ， 经 验 却 不 浅 ， 一 路 交通 地 图 认得 牢 ， 十 足 独立 。 她 们 热心 ,为 
我 搜 旅 袁 ， 找 了 一 家 便宜 的 ， 又 给 我 指明 路 线 。 


结果 我 不 出 意外 地 迷路 了 。 名 遇 一 家 中 餐馆， 进去 问 路 。 中 国 老 
板 一 见 是 同胞 ， 尤 其 热情 ， 老 板 夫 妇 来 目 福 建 ， 已 在 加 那 利 扎根 20 余 
年 * 我 点 了 炒 面 , 老 板 娘 述 厨房 , 炒 鉛 砕 砕 作 下 , 捧 出 一 大 傘 炒 面 伏 


荷 西 逝世 的 拉 帕 尔 马 岛 


老板 一 直 劝 我 在 他 家 住 下 ， 我 答应 了 。 老 板 妇 在 忙 ， 我 把 50 欧 元 
放 果 上 ， 想 付 餐 钱 和 住 窒 费 。 老 板 娟 喊 我 :“ 小 妹 ， 钱 别 乱 放 。” 我 说 
古 付 她 的 ， 她 却 固执 :“ 都 是 中 国人 ， 不 用 给 钱 。” 我 坚持 付 饭 钱 ， 老 
板 娟 象征 性 收 了 5 欧元 ， 尽 管 餐 牌 标 着 10 欧 元 。 


老板 娟 把 我 领 回 家 ， 给 我 钥匙 ， 指 着 房 | ] 对 我 说 :“ 你 晚上 如 末 
避 ， 就 反锁 房 门 ， 我 和 孩子 们 住 这 里 ， 不 会 对 你 有 什么 企图 。” 分 明 是 
她 领 我 这 个 卫生 人 回 家 ， 不 仪 不 怕 我 使 坏 ， 还 交代 我 别 害怕 。 


老板 女 说 ， 西 班 牙 现 在 经 济 低 迷 ， 以 前 在 加 那 利 ， 沿 街 乞 讨 的 都 
征 隔 海 而 来 的 摩洛哥 人 或 吉卜赛 人 ， 现 在 竟 也 有 了 西班牙 本 地 人 ; 他 
(NSA HE Bs EAE, te, 和俊 済 形 勢 倒 退 , A Ee 
大 不 如 前 。* 我 挺 素 的 ， 也 好 想像 你 一 样 旅游 ， 可 十 旅游 也 很 素 ， 再 说 
我 们 的 西班牙 语 仅 限 于 点 菜 ， 也 不 会 英语 。 我 们 每 天 5 点 多 了 驶 要 起 床 备 
末 ， 次 晨 1 点 多 才 收 店 ， 暂 时 天 了 店 去 旅游 吧 ， 心 又 放 不 下 。” 老 板 娟 
二 边 说 ;一边 困 过 地 打 喻 天。 


遗憾 的 是 ， 从 这 次 交谈 结束 到 我 搬出 ， 部 没 再 见 到 老板 夫妇 。 当 
天 西班牙 明 蕊 主场 ， 酒 吧 生 意 顾 好 。 我 想 亲 口 对 他 们 道谢 ,无奈 等 到 
姿 晨 4 点 仍 不 见 其 归 。 我 觉得 酸楚 ， 深 明 同 胞 的 勤务 来 目 血 脉 ， 也 是 祖 
国 愈加 强大 的 原因 ， 可 看 着 街 上 店铺 都 因 周 末 而 向 息 ， 唯 独 汉字 招牌 
的 店铺 还 腕 看 灯 ， 里 面 十 为 了 孩子 为 了 生计 而 奔忙 的 同胞 ， 我 心 有 了 矛 
盾 情 感 。 


赶 早 班机 到 了 机 场 ， 机 场 安检 让 我 放下 手中 的 百 香 果 半 ， 因 为 不 
许 携带 液体 登 机 。 于 是 抢 着 在 果汁 被 扣 下 前 ， 我 又 灌 了 几 口 ， 才 省 得 
放手 。 他 们 取笑 我 : “不 多 喝 几 口 ? * 喝 ， 为 什么 不 喝 ! 于 是 我 又 抱 起 
我 的 百 香 果 汗 ， 吐 号 吐 吐 ， 喝 成 了 《人 在 回 途 》 里 在 机 场 抱 看 牛奶 喝 
的 王宝强 。 


抵达 拉 由 和 尔 马 岛 ， 到 旅馆 放 好 物品 后 ， 第 一 件 事 是 去 买 花 给 有 
西 。 不 料 因 古 周 日 ， 市 场 店 铺 一 律 关门 。 忽 见 街 尖 一 个 漂 腕 的 西班牙 
女 骇 手中 有 两 文 玫瑰 ， 便 上 前 去 问 是 在 哪 严 的 。 女 孩 娇 做 地 拉 着 映 边 
BR: “BRISA °” 


买 不 到 人 花 ， 我 难过 。 女 孩 问 我 怎么 不 第 二 天 青天， 我 说 因 赶 着 去 
祭 拜 一 位 亡 友 。 女 孩 一 昕 ， 点 不 迟疑 地 把 玫瑰 塞 到 我 手中 。 我 也 没 再 
客气 ， 谢 过 灵魂 与 外 貌 一 样 动人 的 她 。 


玫瑰 还 沉着 朝露 ， 想 必 和 荷 西 会 欢喜 。 别 过 女孩 ， 我 尽 算 走 到 葆 
团 ， 可 因 是 周末 ， 莽 团 闭 门 谢 访 。 


既然 朵 着 ， 便 在 城 里 乱 逛 ， 这 一 逛 ， 实 在 不 得 了 : PAKS MK 
美 了 ! 来 之 前 ， 西 班 牙 朋友 都 嫌弃 ， 说 我 怎么 挑 了 个 又 小 又 偏 的 鸟 旅 
游 。 可 这 一 看 ， 山 河 调 海 ， 银 河 星宿 ， 火 山 植 被 ， 拉 由 和 尔 马 岛 应 有 尽 
有 “。 后 来 问 路 遇见 的 中 和 餐馆 老 板 也 来 目 福 建 ， 见 我 是 同胞 ， 老 板 尤其 
热心 ， 提 供 旅 游 信 息 之 余 ， 又 连 问 要 不 要 吃喝 。 老 板 遗 憾 地 说 他 型 日 
要 外 出 ， 不 然 一 定 开车 载 我 环岛 。 后 来 在 拉 斯 巴 马 和 拉 由 尔 马 都 遇 到 
不 少 华 人 店主 ， 见 我 是 同胞 ， 他 们 都 十 分 热心 。 他 们 号 在 海外 ， 不 仅 
没有 环 记 目 己 的 根 ， 还 总 力 去 照料 素 不 相识 的 同胞 ， 这 份 血 脉 之 情 叫 
我 感动 。 


夜半 到 山顶 观 星 。 来 了 拉 由 尔 马 岛 才 知 道 ， 由 于 地 处 大 西洋 信 风 
市 ， 这 里 常年 干旱 少雨 ， 晴 衣 的 天 空 有 利于 清晰 地 观测 夜空 ， 而 岛 内 
海拔 2400 米 的 查 乔 斯 贿 火 山上 还 建 有 一 座 世 界 闻名 的 大 型 天 文 台 。 载 
我 上 山 的 司机 告诉 我 ， 美 国 国家 地 理 杂 志 的 天 文 摄影 师 每 年 夏季 都 会 
来 岛 上 ， 租 他 的 车 子 上 山 担 摄 银河 ， 融 连 见 多 识 广 的 他 们 ， 也 和 彰 毅 被 
这 里 的 银河 所 震撼 。 


车 子 一 路 朝山 顶 开 ， 人 印加 远离 市 区 的 光 害 。 窗 外 ， 整 条 银河 挂 在 
谷 窟 ， 温 天 星斗 散落 如 棋子 ， 名 明 名 上 暗 。 我 努力 抑制 住 尖 叫 ， 映 旁 的 


司机 却说 : “因为 有 雾 才 ， 今 晚 的 星空 很 一 般 。* 他 口中 的 " 雾 独 "， 指 
的 是 撒哈拉 空气 中 的 沙 尘 。 他 笑 言 ; “每 次 有 沙 尘 ， 就 说 明海 对 面 摩 洛 
哥 的 骆驼 又 开 运 动 会 了 。， 


BOK, 起 了 全 大 早 , seh, Mes Fa eR aa 
次 , ARE teha, aN PRS aa LFA RA, 他 
只 看 了 一 眼 ， 便 读 懂 我 心 似 的 ， 一 路 领 我 往 里 走 。 


拉 帕 尔 马 岛 的 星空 


供 悼念 者 留言 的 小 石子 


我 曾 劝 庆 自 己 ， 无 论 荷 西 的 幕 多 荒 苑 ， 甚 至 碑 牌 可 能 年 久 失 修 ， 
都 不 要 活 ， 不 要 文艺 腔 泛滥 。 可 当 工 作 人 员 往 墓碑 一 指 ， 我 傻眼 了 : 
草原 修 暮 一 新 开 了 一 个 透明 小 柜 ， 里 边 堆 满 小 石子 ， 供 悼念 者 在 上 
留言 ， 小 柜 里 放 着 三 毛 与 荷 西 的 合照 ， 莫 前 放 了 好 几 束 鲜花 。 墓 的 两 
卷 ， 一 边 是 关于 荷 西 的 悼词 ， 一 边 是 花坛 ， 放 了 三 毛 荷 西 照片 。 原 
来 ， 有 这 么 多 人 千里 过 过 地 为 三 毛 荷 西 而 来 ， 我 的 泪 吴 啊 不 止 。 


无 论 之 前 我 多 么 理解 三 毛 的 离 去 ， 那 一 刻 我 开始 责怪 她 : 这 么 多 
人 爱 你 ， 你 怎 售 得 走 。 


荷 西 的 简介 里 写 着 ， 他 生 于 1951 年 ， 兴 于 1979 年 ， 可 见 是 比 1943 
年 出 生 的 三 毛 要 小 8 岁 。 而 三 毛 在 书 里 说 集 西 比 她 小 4 岁 。 可 爱 的 三 


毛 ， 痕 迹 天 涯 个 性 酒 脱 ， 却 还 顾忌 着 亚洲 社会 的 世俗 陈 见 。 


动手 去 清理 谷 西 墓前 满 放 着 的 化 束 ， 取 走 枯 克 的 那 部 分 。 水 池 现 
在 不 远 处 ， 一 旁 备 了 十 几 把 薄 谷 绿 的 铁 壶 。 取 一 把 吉 ， 灌 满 水 ， 为 人 花 
束 润 了 喉 。 难 以 想象 当年 痛 失 丈夫 的 三 毛 ， 是 如 何 做 这 一 切 的 ， 想 必 
抬 手 迈步 都 揪心 撕 痛 。 


葬 园 职员 很 贴心 ， 见 我 还 在 ， 给 我 递 来 角 是 和 记 写 笔 ， 让 我 开 柜 
取石 子 留言 。 于 是 写 下 了 : 


TRIER, FRAP RA, REE), Dre Xa 
HE TER MEWS AB, CRN) BE TEMIAL ° TLE 
KH: HHERNBE KI eR BE, CASK. AHTAS ° 

He ONIFE BE, CABARAEP DEE ° 


EEA, VUES ° 


Re, 
RAY, FEFEIS EE FAY VIAL: 
BMN=E, AOE IEA RF ° 
ARAL IT, 

PRE RNT, 

FRBOK IT ° 


mth A eie +, Seb Bite Hse, Re Zc aR oo 荷 西欧 忌 
Mh, 山 清水 秀 , VA > Bebe Ri, NA IE ce tr ABR XK 


海 ， 海 面 波光 妾 娄 。 整 个 世界 静 展 悄 ， 一 如 一 切 生离死别 都 没 上 演 


过 。 


与 南 施 姐 结缘 


RB ESAS aR KA HE, OR BTN A) 
他 很 是 热心 ， 知 道 我 喜爱 三 毛 ， 竟 约 好 了 三 毛 生 前 好 友 张 南 施 与 我 见 
面 。 三 毛 在 《 随 风 而 去 》 里 写 过 , “ 南 施 是 我 杀 爱 的 中 国 妹妹 ”。 


见面 前 ,我 心里 有 很 多 顾 虚 ， 怕 打扰 了 南 施 姐 的 私人 空间 ， 更 怕 
的 是 ， 南 施 姐 借 三 毛 名 气 营 利 。 


见 了 面 ， 才 知道 目 己 怀 的 是 小 人 之 心 。 我 和 簿 可 不 必 融 | 门 ， 南 施 
姐 闻 电 梯 声 ， 早 早 打 开门 来 。 她 探 出 半 个 喘 子 ， 和 实意 满 盔 ， 不 问 来 
处 ， 不 问 意图 ， 只 如 故 知 一 般 招 呼 : “来 啦 ! ” 


南 施 姐 13 岁 时 初 见 三 毛 ， 她 说 ， 三 毛 不 嫌弃 她 人 生 经 验 少 ， 纳 她 
为 友 。 才 见 南 施 姐 ， 已 深 明 三 毛 为 何 偏爱 她 ， 她 亲 和 ， 在 加 那 利 的 经 
商 经 历 和 下定 的 人 生 履 历 ， 并 没有 叫 她 挑 起 眉梢 瞧 我 ， 她 的 相貌 叫 人 人 
BARBIE, Ke PAA, BRA, PRM HEA TERA 
付 ° 


三 毛 , 好 有 眼光 ・ 


与 南 施 姐 、 笨 哥 聊 了 大 半日 ， 目 有 落 泪 处 ， 但 因 部 分 故事 涉及 三 
毛 等 人 的 隐私 ， 这 里 不 提 ， 只 记录 几 个 触动 心灵 的 部 分 : 


我 猜想 奏 西 是 脑子 简单 的 大 男孩 ， 夫 妻 俩 在 撒哈拉 的 生活 ， 经 济 
来 源 大 多 靠 三 毛 的 稿酬 。 南 施 姐 却 告知 ， 傈 西 是 个 目标 清晰 的 人 ， 他 
少时 立志 要 插 钱 ， 梦 想 是 “做 个 百 万 定 癸 ”。 他 去 打工 ， 在 餐馆 、 面 包 
店 都 工作 过 ， 这 对 于 大 多 数 爱 玩 的 西班牙 孩子 而 言 ， 并 不 寻 第 。 荷 西 


KN 
y 


TACHA, 就 愛 上 了 三 毛 , MIRAMAR CRS AHR, “要 要 老 


ie 


初見 三 毛 , MERE, 后 来 荷 西井 入 大 学 , Bees 
Nb ・ 荷 西 対 航 海 有 狂 熱 的 喜 愛 , TERME THK Fella, 荷 西 参 
加 部 队 里 的 洪水 工程 师 执照 考试 。 在 当时 报考 的 50 人 里 ， 荷 西 得 了 最 
高 分 。 每 再 见 三 毛 之 时 ， 荷 西 已 有 了 高 级 半 水 工程 师 执 照 ， 觉 得 目 己 
有 养老 婆 的 能 力 了 ， 可 以 找 工 作 了 。 后 来 ， 听 三 毛 说 起 喜欢 撒哈拉 ， 
傈 西 束 不 声 不 啊 地 去 了 撒哈拉 ， 把 工作 找 好 ， 等 厦 三 毛 过 去 。 


AEM CR SIN = Ea ABU, 房子 破 旧 , i KUBO es 
不 好 , SINR, SAE Pa ERICA AH A ato JRE T BB 
利 群 岛 ， 对 各 岛 的 地 理 位 置 有 了 了 解 ， 再 想起 三 毛 住 在 大 加 那 利 岛 ， 
而 荷 西 却 在 偏远 的 拉 帕 尔 蕊 岛 工作 。 夫 妻 分 居 两 地 ， 想 必 也 是 因为 生 
活 所 迫 


但 南 施 姐 都 否认 了 ， 她 解释 ， 当 时 在 西 撒哈拉 ， 竹 外 人 员 一 般 会 
挑选 环境 好 的 社区 来 居住 ， 既 为 安全 ， 也 为 生活 质量 ; 三 毛 荷 西 却 逃 
择 了 更 便宜 的 住处 ， 甚 至 临近 坟 场 ， 是 因为 小 夫妻 精打细算 过 日 子 ， 
省 下 钱 来 ， 为 未 来 规划 。 


当时 ， 西 撒哈拉 是 西班牙 的 海外 殖民 地 。1973 年 ， 被 西班牙 独裁 
者 弗朗西斯 科 : 佛 朗 哥 认定 为 接班 人 的 西班牙 政府 首相 路 易 斯 - 卡 雷 罗 : 
布 兰 科 被 埃 塔 组 织 安放 的 汽车 炸弹 炸 死 。 而 在 1974 年 ， 弗 朗 西 斯 科 : 佛 
朗 哥 重病 在 床 ， 已 无 暇 顾及 西 撒哈拉 殖民 地 。 西 撒哈拉 ， 是 继续 由 独 
裁 掌 控 并 由 军人 接 政 还 是 独立 ， 无 人 能 准确 预测 。 


终于 在 1975 年 11 月 ， 摩 洛 哥 政府 发 起 大 型 群众 游行 活动 ， 即 “绿色 
进军 ”(Green March) 。 其 时 ， 摩 洛 哥 国王 哈 桑 二 世 号 召 起 35 万 非 武 
闭 的 摩洛哥 平民 ， 由 政府 组 织 和 军队 保护 ， 从 摩洛哥 南部 城市 塔 尔 法 
亚 出 发 ， 举 着 代表 伊斯兰 教 的 绿色 旗帜 ， 越 过 摩洛哥 和 西 撒哈拉 之 间 


的 分 界线 ， 以 迫使 西班牙 放弃 对 该 地 区 的 控制 权 。 因 弗朗西斯 科 ' 佛 上肢 
哥 重 病 ， 西 班 牙 无 意 在 此 时 卷 入 战争 。 一 周 之 后 ， 弗 天 西 斯 科 . 佛 妆 哥 
与 摩洛哥 、 毛 里 塔 尼 亚 缴 忙 签 订 《马德里 协议 》 (Madrid Accords, 也 
称 Madrid Agreement) ， 了 有 承诺 在 次 年 初 从 西 撒哈拉 全 数 撤军 ， 放 弃 西 
撒哈拉 殖民 地 。 


殖民 地 前 途 未 仆 ， 安 全 成 问号 ， 作 为 外 来 者 的 何 西 与 三 毛 同 其 他 
外 籍 人 员 ， 也 决定 从 阿 尤 思 撤离。 他 们 选择 了 离 撒哈拉 最 近 的 西班牙 
领土 ， 即 加 那 利 群岛 。 大 加 那 利 岛 是 加 那 利 群岛 的 首府 ， 因 此 所 有 竹 
外 机 构 都 选 址 在 此 ， 加 之 交通 较 其 他 岛屿 更 便利 ， 三 毛 夫 妇 便 选 择 了 
定居 大 加 那 利 岛 。 


三 毛 先 独 目 乗 班 机 前 往 大 加 那 利島 , 荷 西 由 干 有 工 作 任 考 在 身 , 
征 西 班 牙 人 里 最 后 一 批 乘 肉 离开 撒哈拉 的 。 不 同 于 我 的 猜想 ， 倚 西 前 
往 拉 帕 尔 马 岛 工 作 ， 是 因为 水 底 工 程 工作 移动 性 很 大 ， 地 点 不 固定 ， 
哪里 有 工程 ， 荷 西 束 需 要 往 哪里 跑 。 除 了 拉 帕 尔 蕊 岛 ， 荷 西 还 曾 前 往 
阿尔 及 利 亚 等 非洲 国家 参 建 工程 。 由 此 看 来 ， 傈 西 对 家 寿 也 有 经 济 页 
献 。 当 然 ， 三 毛 当 时 已 是 台湾 版 税 最 高 的 女 作 家 。 但 南 施 姐 也 说 ， 在 
西班牙 朋友 圈子 里 ， 三 毛 从 未 炫 炊 目 己 的 作家 映 份 ， 她 的 西班牙 朋友 
甚至 不 知 她 是 作家 ， 更 别 说 知道 海 的 那 头 已 掀起 了 “三 毛 热 ”。 


PARMA, = AE er PERT RR, 毎 次 荷 西 前 往 外地 工 
作 ， 不 出 一 个 月 ， 三 毛 必定 前 去 探望 。 那 时 荷 西 在 拉 巾 尔 马 岛 ， 一旦 
稳定 下 来 ， 三 毛 台 锁 上 房子 ， 要 着 小 车 ， 开 上 渡轮 去 看 望 何 西 。 后 来 
何 西 去 世 ， 三 毛 回 人 台湾， 任教 于 文化 大 学 ， 却 仍 如 候 乌 一 般 ， 每 年 回 
加 那 利 度假 及 探望 好 友 。 直 到 1986 年 ， 三 毛 对 南 施 说 ， 父 母 年 纪 已 
大 , 尋 想 回 合 湾 共 久 待 着 , 階 在 父母 身辺 


南 施 姐 继续 打消 我 的 忧虑 ， 她 说 三 毛 爸 爸 曾 是 律师 ， 家 境 很 好 ， 
而 三 毛 是 个 豪 不 在 乎 金钱 的 人 。 在 1967 年 ， 出 国 仍 是 奢侈 的 事 ， 三 毛 
却 能 到 西班牙 去 。 她 又 举例 ， 符 西 授 世 后 ， 三 毛 得 到 一 笔 “ 寡 妇 抚 恤 


金 "， 金 额 颇 高 。 当 时 ， 因 为 傈 西 家 人 与 三 毛 有 遗产 纠纷 ， 三 毛 将 房子 
急 急 转手 ， 卖 给 了 西班牙 人 开 。 开 并 未 更 换 家 里 的 号 码 ， 仍 用 着 三 毛 
(Echo Chan) 的 号 码 ， 而 每 月 30 欧 元 左右 的 电话 费 ， 从 三 毛 的 寡妇 丘 
恤 金 里 扣除 。 三 毛 对 此 从 不 在 意 ， 可 见 手头 并 不 拷 据 ， 也 可 见 其 从 容 
的 金钱 观 。 可 直到 三 毛 逝 世 ， 玩 仍 在 用 着 以 三 毛 名 字 注 册 的 电话 号 
码 。 玉 目 辨 这 是 三 毛 与 他 的 约定 : 不 必 更 换 号 码 、 名 字 。 


三 毛 逝 世 后 ， 其 家 人 抵 加 那 利 群岛 处 理 遗 物 。 匡 淡淡 地 提 及 抚恤 
金 一 事 ， 让 三 毛 家 人 考虑 如 何 处 理 。 三 毛 家 人 忆 起 ， 三 毛 曾 替 邻 居 甘 
带 在 大 加 那 利 一 家 学 校 代课 ， 家 人 去 校区 看 过 ， 认 为 教学 条 件 并 不 乐 
观 ， 于 是 建议 将 抚恤 金 捐 给 学 校 ， 和 希望 改善 教学 环境 。 三 毛 对 金钱 物 
质 的 洒脱 ， 可 见 传 水 于 此 。 


南 施 姐 提 供 的 三 毛 旧 照 


南 施 姐 提供 的 三 毛 旧 照 


不 仅 古 开 ， 在 三 毛 离 开 后 ， 打 着 她 名 写 来 哗众取宠 、 赚 钱 获 利 的 
人 不 少 ， 诽 谤 她 名 誉 的 人 也 不 少 。 正 如 同 十 施 姐 所 说 :“ 爱 护 三 毛 的 人 
很 多 ,伤害 三 毛 的 人 很 多 ， 利 用 三 毛 的 人 也 很 多 。” 

我 阜 了 很 入， 曾 打算 不 提 痛 处 ， 最 后 还 是 问 及 了 三 毛 的 离世 。 南 
施 姐 说 了 很 多 ， 内 容 如 同 读者 们 了 解 的 那样 ， 在 三 毛 人 生 的 最 后 几 年 
里 ， 她 过 得 很 索 、 压 力 很 大 : 教书 、 演 讲 ， 加 上 被 出 版 社 催 稿 的 压 
力 ， 让 她 很 难过 。 


1990 年 6 月 25 日 ， 在 给 南 施 的 最 后 一 封 信里 ， 二 毛 语 气 悲 深 : 


BITE» APEC TEAL > JEVAR > SEPT KIR— i, APEC AY 
HE °e ERAT ASHI (AEH) 。 PRARBAILRLG, 


RARE, MItA=HRA, —TRAE > 


ERD AE, PUBL, tT, BT PPAR 
BF, KF, BRAT LGB ° TEL, BARE RAAT MARE, BA 
EERE, —TPRARFUREAH, BNTAAAAT XL, BAR, 
fii: RERT, ORE AAFAE, BATA -TABE IAT 
HE FLL, SHEBA ER, Mitt, A, eRAGA BY LCE 
AY, EH IVERAUETA Se APREAARFT—K, SADA 
ES, there TS ° 


R24 Sle, MFAHAT AEA EIR TS ° Batts, H]AA 
Kh, Fei TR Ew, ORK, TEPER ERA, AM, Wee 
BRAAAT AT Ahem, MAAKAE ° 


Mi, LE IFLANEA OR, WIESE KIS, XL 
IEEE, AURIK, FONE, EL, ALICE, BRAD RR 
不 必 。 


半年 后 的 1991 年 1 月 4 日 , = BASE 


三 毛 的 兄弟 姐妹 都 后 悔 ， 当 初 不 该 让 她 卖 掉 加 那 利 的 房子 ， 这 无 
疑 断 了 她 的 后 路 。 她 在 台湾 压力 大 ， 但 避 无 可 避 。 


但 三 毛 妈妈 不 认为 这 些 压 力 足以 让 三 毛 离 世 。 南 施 姐 说 ， 陈 妈妈 
坚信 ， 三 毛 不 是 目 杀 ， 而 征 心脏 训 竟 死亡 一 一 三 毛 体 质 弱 ， 心 脏 一 同 
不 好 。 陈 妈妈 回忆 ， 三 毛 压力 大 ， 沼 失眠， 夜里 睡 不 着 ， 束 起 来 做 家 
务 。 三 毛 爱 干净 好 整洁 ， 把 家 里 收拾 得 一 侍 不 染 。 收 拾 ， 也 成 了 三 毛 
暂 志 失眠 的 民 方 。 但 后 来 三 毛 因 子宫 内 膜 增 生 症 ， 入 住人 台湾 采 民 总 医 
院 接受 治疗 。 陈 妈妈 分 析 ， 医 院 里 没什么 物品 可 供 三 毛 清洁 ， 夜 里 睡 
不 着 的 三 毛 起 喘 不 知 该 做 些 什 么 ， 于 是 去 洗 丝 怀 。 病 房 里 有 和 钉 在 墙 上 


的 反 潢 架 ， 三 毛 洗 好 了 丝袜 ， 挂 在 点 滴 架 上 想 晾 干 ， 可 束 在 那 一 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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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的 分 析 ， 细 想起 来 应 当 不 仅仅 是 一 位 母亲 的 目 我 后 夭 。 我 搜 
寻 图 片 ， 发 现 采 民 总 医院 的 点 滴 架 ， 看 起 来 并 不 承受 力 超凡 。 南 施 姐 
说 ， 三 毛 与 她 体重 相当 ， 大 概 50 公 斤 ， 即 便 不 重 ， 也 不 是 一 个 点 滴 以 
可 承受 得 起 的 。 加 之 ， 人 目 绕 身亡 ， 会 痛 音 ， 甚 至 会 后 悔 ， 更 有 可 能 
因此 挣扎 ， 但 三 毛 受 无 挣扎 痕迹 ， 表 情 平 静安 详 。 再 且 ， 目 绚 离 世 ， 
营 理 应 是 巧 挂 身子 ， 但 三 毛 走 时 坐 在 马桶 上 。 只 要 她 后 悔 ， 稍 微 站 起 
喘 即 可 。 陈 妈妈 坚信 ， 三 毛 不 会 目 尽 ， 理 由 很 简单 : “她 答应 过 我 们 ， 
` 会 走 在 前 面 。” 


我 问 南 施 姐 ， 陈 妈妈 有 没有 将 此 见解 告知 媒体 ， 南 施 姐 叹 忱 ， 当 
时 台湾 的 死亡 报告 明确 写 着 “ 目 绒 映 仁 ”， 加 上 许久 前 三 毛 的 德国 未 婚 
夫 心 脏 病 突 发 离世 ， 三 毛 曾 割 胸 目 杀 ， 手 腕 上 的 念 痕 ， 一 直 用 手表 兰 
着 ， 家 人 便 没 再 深究 。 


在 傈 西 的 墓碑 一 旁 ， 有 这 样 的 恒 词 : “这 些 岛屿 不 再 是 他 们 的 人 生 
天 堂 ， 意 外 成 为 他 们 的 坟 募 。 水 、 地 ， 尤 其 是 每 个 冬季 的 阳光 ， 连 接 
所 有 的 生命 充 扩 了 他 们 的 遗体 。 前 葡萄 牙 航海 员 行 程 、 拉 由 尔 马 岛 类 
岛 及 台湾 宝 岛 因此 一 线 连 毛 的 记忆 : 人 、 海 、 和 平 。” 


这 段 话 由 拉 由 尔 马 岛 一 位 本 地 作家 写 束 ， 说 是 作家 ， 实 不 恰当 ， 
他 是 拉 帕 尔 马 岛 文化 局 的 一 名 记事 官 。 越 来 越 多 的 中 国 游客 远 赴 拉 由 
尔 马 岛 ， 为 的 就 是 看 一 眼 答 西 生 活 和 去 世 的 地 方 ， 这 个 现象 引起 了 当 
地 旅游 局 和 文化 局 的 重视 。2015 年 5 月 ， 当 地 政府 出 资 ， 在 傈 西 发 生 事 
故 离 去 的 海域 卷 ， 建 起 了 答 西 纪念 广场 ， 同 期 ， 未 曽 見 辻 三 毛 荷 西 却 
对 他 们 的 爱情 故事 感 兴趣 的 这 位 记事 官 ， 通 过 走访 记录 ， 集 成 了 一 部 
《橄榄 树 与 梅花 》 (西班牙 语 书 名 : El Olivo Y La Flor Del Ciruelo) , 
以 西班牙 常见 的 橄榄 树 喻 集 西 ， 以 梅花 喻 三 毛 ， 记 述 了 三 毛 耸 西 在 拉 
帕尔马 岛 的 人 生 最 后 光阴 。 


墓碑 恒 词 由 记事 官 用 西班牙 语 写作 ， 想 必 赴 借用 了 网 络 翻译 ， 才 
语法 不 通 。 我 问 南 施 姐 , “前 葡萄 下 航海 员 行 程 、 拉 由 尔 马 岛 美 岛 及 台 
湾 宝 岛 因此 一 线 连接 的 记忆 : 人 、 海 、 和 平 ” 这 一 句 如 何 理 解 ， 南 施 姐 
说 ， 三 毛 与 答 西 的 逝世 有 很 多 相似 处 ， 他 们 都 在 年 轻 时 告别 ， 他 们 都 
离开 在 海岛 。 


早 在 16 世 纪 中 期 ， 葡 萄 牙 航 海员 来 到 台湾， 惊叹 地 叫 着 “Tiha 
Formosal” 意 为 “美丽 的 岛屿 ”。 因 此 ， 人 台湾 鸟 在 早期 也 被 欧洲 称 为 “ 福 
尔 摩 沙 ”。 而 答 西 意外 故去 的 拉 帕 尔 马 岛 ， 西 班 牙 语 别名 是 “La Isla 
Bonita”， 同 样 译作 “美丽 的 岛屿 ”。 昌 殿中 的 凑巧， 叫 人 叹 居 。 


陈 和 爸爸 、 陈 妈妈 只 见 过 傈 西 一 次 ， 这 一 次 ， 即 征 永 别 。 我 身边 有 
朋友 好 奇 ， 为 什么 三 毛 与 奏 西 成 婚 数 年 ， 一 直 不 见 三 毛 父 母 ， 是 否 算 
不 学 。 南 施 姐 却 很 理解 : 那 时 机 票 价格 高 吻 ， 飞 台湾 需 要 20 万 台币 ， 
以 当时 加 那 利 群 岛 的 人 均 收 入 水 平 来 说 ， 人 们 需要 工作 4 个 月 、 不 号 不 
喝 ， 才 付 得 起 一 张 单 程 机 票 。 于 是 经 济 条 件 更 好 的 三 毛 父 母 借 着 中 秋 
节 ， 前 来 探望 女儿 女婿 。 后 来 ， 三 毛 与 父母 一 同 飞 往 马德里 ， 送 爸 妈 

台湾 。 那 天 是 个 周末 ， 答 西 与 朋友 外 出 游 注 ， 映 子 被 卡 在 礁石 之 
中 ， 最 终 离世 。 三 毛 与 父母 得 知 族 耗 ， 当 即 从 马德里 赶 回 大 加 那 利 
岛 ， 由 于 机 票 售 茵 ， 三 毛 是 同 飞机 区 驶 员 一 同 坐 在 区 驶 舱 返 回 的 。 


PE CMB Be A, BRR ILE, 却 意 外面 対 如 此 大 
的 否 痛 。 大 家 都 坚信 ， 如 那 时 陈 爸爸 陈 妈妈 不 在 身边 ， 三 毛 心 理 上 必 
定 熬 不 过 这 一 头 。 

见 三 毛 悲 切 ， 三 毛 弟 弟 曾 悄悄 问 南 施 :“ 三 毛 倚 西 ， 以 前 在 岛 上 真 
的 快乐 吗 ? ” 


真 的 快 示 * 南 施 明 回 羽 , 且 不 弄 荷 西 在世 肘 , 三 毛 与 荷 西 恩 愛情 
深 , 部 里 互 重 , 没有 生活 圧力 : 荷 西高 世 后 , 三 毛 再 回 大 加 那 利島 , 
只 要 一 封 书信 、 一 通电 话 ， 邻 居 融 赶 去 机 场 接 她 。 大 家 都 很 爱护 她 ， 


每 天 去 她 家 里 闹 她 ， 争 着 市 她 吃饭 ， 请 她 喝酒 ， 不 放 她 回 家 ， 整 怕 她 
寂寞 难过 。 


笃 可 打趣 我 ， 说 我 这 趟 去 了 撒哈拉 ， 见 了 三 毛 故居 ， 又 到 了 加 那 
利 ， 总 算 触 到 三 毛 生 平 ， 知 道 三 毛 谷 西 不 是 假 的 啦 。 


然而 我 从 未 质疑 过 三 毛笔 下 故事 的 真 伪 ， 一 来 我 爱 旅行 ， 也 有 柯 
遇 ， 那 些 叫 人 惊 和 奇 的 故事 ， 在 我 看 来 都 是 旅途 寻 负 ;再 者 ， 三 毛 何 西 
征 真 是 假 ， 三 毛笔 下 的 故事 有 人 否 加 入 文学 性 的 修 贤 ， 军 不 重要 ， 我 、 
我 们 、 千 千 万 万 的 我 们 ， 爱 得 真切 的 是 三 毛 传达 的 普 民 与 真诚 ， 而 这 
种 善 民 与 真诚 ， 在 我 们 的 人 生 里 ， 好 像 一 蔓 明 灯 ， 于 浓 闹 的 迷 筋 里 ， 
照 腕 我 们 心灵 的 路 。 


这 趟 旅行 的 目的 已 达到 ， 甚 至 超越 了 原本 该 有 的 意义 。 人 生 天 地 
间 ， 忽 如 远 行 客 。 三 毛 何 西 和 他 们 的 故事 终 完 是 故去 了 ， 三 毛 之 后 ， 
世间 再 无 三 毛 ; 谷 西 之 后 ， 世 间 亦 无 谷 西 ， 而 我 们 的 人 生还 在 继续 ， 
受 教 于 他 们 的 爱 与 普 民 还 在 继续 ， 且 生生 不 轧 。 


CHAPTER 8 不 惧 去 爱 的 贝蒂 娜 


西班牙 /葡萄 下 /法国 


画家 朋友 贝蒂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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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只 需 艺 术 与 爱 来 养活 


2011 年 ， 我 从 俄罗斯 ， 一 路 旅行 到 叙利亚 ， 途 径 埃 及 、 约 旦 、 以 
色 列 、 巴 勒 斯 坦 和 黎巴嫩 。 在 以 色 列 圣 城 耶路撒冷 ， 我 经 好 心 人 介 
绍 ， 住 在 易 卜 拉 欣 的 家 里 。 信 仰 伊斯兰 教 的 易 卜 拉 欣 虽 住 以 色 列 ， 却 
古巴 勒 斯 坦 人 。 他 年 轻 时 顾 爱 旅行 ， 中 年 开始 投 喘 和 平 运动 ， 呼 吁 以 
巴 停 火 , 以 防 加 沙 地帯 再 有 平 民 元 吾 映 亡 , 年 老 后 , tea ee 
全 球 旅行 者 ， 提 供 免 费 食 簿 、 配 套 的 洗衣 和 网 络 等 设施 。 


在 易 卜 拉 欣 的 和 平 小 屋 里 ， 我 认识 了 来 目 西班牙 的 画家 贝蒂 娜 。 
那 时 ， 在 贝 锅 娜 的 眼 里 ， 我 还 只 是 个 在 念 大 学 的 小 丫头 。 有 时 大 家 聊 
起 两 性 话题 ， 贝 带 娜 会 给 大 家 使 上 服 色 ， 意 思 是 “ 别 带 坏 了 Carrie”。 眼界 
高 低 ， 并 未 阻碍 贝蒂 娜 接纳 我 。 这 数 年 间 ， 我 们 书信 频 娄 ， 和 直至 这 
次 ， 我 终于 应 了 承诺 ， 特 地 来 马德里 探望 她 。 


| 中 fe 
a [ ec | | 


| 
| 
Ye wy 
4 ) 


a 


贝 带 娜 在 画室 


贝蒂 娜 出 生 于 古巴 的 哈瓦那 ， 从 小 随 父母 移居 西班牙 ， 而 祖父 母 
则 出 生成 长 于 加 那 利 群岛 。 多 元 化 的 家 庭 背 景 ， 让 她 得 以 把 中 美洲 文 
化 与 欧洲 生活 方式 结合 ， 这 或 许 也 征 她 成 为 画家 的 原因 之 一 。 可 是 贝 
送 娜 也 无 条: “真正 的 忆 术 ， 不 为 赚钱 ， 无 法 糊口 ;一 般 而 言 ， 画 作 也 
只 在 画家 过 世 后 才 值钱 。” 于 是 ， 她 只 好 在 保险 公司 找 了 份 工 作 ， 每 天 
姿 晨 5 点 起 床 ， 到 保险 公司 工作 至 下 午 4 点 ， 晚 上 7 点 去 画室 工作 ， 直 至 
10 点 才 回 家 。 问 她 素 吗 ， 她 连作 答 的 力气 都 没有 。 


贝蒂 娜 离婚 三 次 ， 第 一 任 丈 夫 是 日 本 人 ， 其 后 则 为 黎巴嫩 人 和 西 
班 直 人 。 据 她 描述 ， 每 次 离婚 ， 都 如 同 挣脱 一 场 灾难 。 


可 她 家 里 却 挂 满 了 她 为 三 任 前 夫 绘 的 素描 ， 还 有 不 少 笑 得 甜蜜 的 
合影 。 我 噬 笑 ， 问 她 怎么 不 销毁 ， 也 不 怕 新 人 介 剑 。 她 把 双眼 瞪 得 大 


大 的 : “销毁 ? | 这 是 我 的 人 生 ! 没有 这 些 爱情 、 婚 姻 、 伤 害 和 甜蜜， 
我 的 人 生 就 是 空 壳 。 这 么 美好 的 东西 ， 我 才 不 要 销毁 ， 我 要 展示 ! ” 


她 乐观 ， 但 并 不 掩藏 离 异 对 她 的 伤害 。 日 本 丈夫 想 要 孩子 ， 她 壬 
试 试管 迪 儿 ， 直 到 身心 俱 疲 积 蓄 论 光 还 是 没有 结 末 有 时， 她 签 了 离婚 协 
议 :“ 我 爱 他 ， 但 我 更 爱 目 己 。” 歼 巴 嫩 丈夫 有 着 迷人 的 深 标 眸 子 和 俊 
挺 的 民 架 ， 但 她 终 守 明日 外 表 不 是 唯一 ， 心 灵 契 合 才 项 顶 重要 ， 于 是 

告别 了 这 位 连 西班牙 语 都 不 会 、 只 靠 外 貌 束 把 她 拿 下 的 男人 。 第 三 
任 丈 夫 古 西班牙 人 ， 用 她 的 话 来 说 ， 两 人 共度 过 一 段 无 比美 好 的 时 
光 。 他 曾经 上 进 富 有 ， 然 而 经 商 挫败 ， 让 他 从 云端 跌落 ， 懂 了 神 一 一 
他 深 知 ， 爱 马 仕 不 会 再 有 ， 沿 篷车 也 将 有 要 易 主 。 于 是 ， 他 逃 了 ， 找 了 
一 位 千金 小 姐 ， 伯 什么 吃 软 饭 ， 只 要 能 罕 金 戴 银 束 好 。 


坐 在 酒吧 里 ， 我 问 贝 带 娜 ， 如 采 他 没 弃 你 而 去 ， 你 愿意 同 他 贫 富 
与 共 吗 ? 贝 带 娜 昂 着 手中 的 日 葡萄 酒 ， 绥 组 地 说 :“ 我 是 一 个 爱 哆 香槟 
的 人 ， 但 我 完全 不 介意 一 夺 子 吃水 河和 蛋 。” 她 还 说 :“ 我 爱 他 ， 不 是 爱 
他 号 上 的 和 名牌 。” 


我 正 想 安奈, DLA PARI EE, FER: “你 看 ， 这 
ERR AR, 起 全 律 帰 * ROAM AIA IR, ee TE TRE AY 
夜 。 我 在 电影 院 旁 等 朋友 ， 等 了 一 个 小 时 还 不 见 人 ， 只 好 去 咖啡 店 固 
雨 。 咖 啡 店 客 满 ， 只 有 他 吴 芝 有 一 个 空位 ， 我 问 他 我 可 否 坐 下 ， 他 看 
了 我 一 眼 ， 握 住 我 的 手 ， 对 我 说 : “你 的 手 真 党 。’ 那 时 ， 我 刚 做 完 雕 
塑 ， 手 上 都 是 泥巴 ， 又 脏 又 燥 ， 他 却 不 介意 ， 一 直 担 着 。 半 个 小 时 
后 ， 等 我 朋友 赶 来 时 ， 我 们 已 经 在 接吻 了 。” 


“可 是 ，” 贝 带 娜 抱 急 ,“ 他 有 一 段 长 达 13 年 的 婚姻 ， 离 婚 后 的 他 另 
更 伴侣 ， 约 会 频频 ， 对 我 爱 理 不 理 。” 我 有 我 的 亚洲 价值 观 ， 因 而 不 解 
地 问 她 ， 何 不 和 芍 持 一 些 ， 对 他 的 情感 内 敛 一 些 ， 甚 至 是 ， 欲 迎 还 拒 。 


她 又 瞪 大 了 了 眼睛: “我 不 管 他 对 我 的 态度 怎样 ， 我 的 人 生 很 短暂 ， 
我 不 要 戴 面 具 ， 我 喜欢 他 ， 我 就 要 表现 出 来 "我 笑 ， 她 可 真 勇敢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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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任 ， 然 而 贝蒂 娜 ， 活 得 真性 情 ， 爱 得 真 酒 脱 。 


有 一 次 ， 我 提 及 朋友 的 相亲 经 历 ， 和 组 的 语气 郑 奴 了 贝蒂 娜 ， 被 
她 教育 了 足 足 一 夜 :“ 你 怎么 可 以 这 样 轻描淡写 地 提起 ‘相亲 :这 种 泥 炎 
人 性 的 事 ? 相遇 至 相爱 应 该 是 等 待 上 天 的 安排 、 听 从 缘分 的 指示 ， 而 
不 是 两 家 人 面对面 坐 着 聊 上 自己 的 学 历 资产 以 及 探讨 未 来 要 买 儿 套房 
子 。” 还 指 着 我 的 时 子 说 : “如 果 有 一 天 你 不 笠 被 安排 相亲 而 不 去 抗 
拒 ， 你 就 再 也 不 是 我 认识 的 那个 Carrie 了 1! ” 


曾经 ， 我 无 法 理解 西方 人 普遍 的 感情 观 ， 认 为 他 们 放浪 。 后 来 见 
得 多 、 听 得 多 ， 我 也 开始 得 重 和 理解 各 种 对 待 感情 和 生活 的 方式 。 虽 
然 我 深信 目 己 的 原则 和 底线 不 会 做 大 的 更 改 ， 但 也 认为 ， 天 大 地 大 ， 
我 们 不 该 用 目 己 的 价值 观 去 框 住 其 他 大 活 人 。 


我 好 奇 贝 带 娜 乐观 个 性 的 成 因 ， 直 到 我 见 到 她 的 妈妈 ， 所 有 疑问 
都 得 到 了 答案 。 


贝蒂 娜 开车 接 妈 妈 一 同 竹 公园 。 她 那 88 罗 的 妈妈 罕 着 件 深 紧 色 小 
枫 斌 ， 陋 着 马路 见 到 贝蒂 娜 的 车 和子 ， 却 不 急 着 过 来 ， 反 而 顾 着 去 去 街 
边 吹 疹 泡 泡 的 小 娃娃 。 好 一 会 儿 ， 她 才 颤 颤 铣 狗 地 走 过 来 ， 挤 进 千 子 
后 ， 转 头 来 看 ， 才 发 现 后 座 的 我 ， 呀 呀 呀 呀 地 叫 了 半天 ， 用 上 个 世纪 
学 的 英语 回 我 问好 ， 不 外 乎 是 初次 见面 的 客 套 句子 。 她 急 ， 拍 痢 脑 袋 
同 我 解释 : “60 多 年 前 学 的 英 造 , 早 忘 光 了 < ” 


西班牙 美人 儿 把 牛角 包 藏 进 柜子 后 ， 叫 我 不 要 告诉 贝蒂 娜 


ーー テー デー ニー“ 


西班牙 美人 儿 说 我 离 得 太 近 ， 拍 出 了 她 的 皱纹 ， 大 喊 不 悦 


车 行 半 途 焊 火 ， 贝 项 娜 下 车 检修 。 老 太太 不 懂 ， 也 不 过 问 ， 只 从 
包 里 取出 一 本 数 独 ， 消 遗 起 时 间 来 。 


有 行人 经 过 ， 原 是 老 友 ， 认 出 她 来 。 小 伙 子 对 她 亲 了 又 杀 ， 喊 
她 “西班牙 美人 儿 ”。 她 咯咯 笑 ， 那 男子 准备 离 去 ， 她 转 映 对 我 说 :“ 这 
家 伙 喜 欢 贝 蒂 娜 ， 鹃 哟 喜欢 得 不 得 了 ， 可 惜 贝蒂 娜 不 喜欢 他 ， 他 一 末 
情愿 啊 ! ” 好 耳 育 , 不知 目 己 音量 悦 人 ・ 男子 早 己 宗 所 色 , 只 好 在 年 音 
前 低 厦 头 训 笑 。 


我 们 去 公园 ， 西 班 牙 美 人 儿 又 哇哇 叫 ， 命 我 给 她 和 人 花 儿 拍照 。 我 
靠近 她 ， 她 摆手 冲 我 喊 : “Carrie, 作 走 井 , 走 井 ! 不 要 这 么 近 ! 会 拍 
HARARE! ” 担 了 一 会 儿 ， 她 坐 下 ， 拿 出 画板 ， 准 备 写生 。 这 种 酯 劲 
儿 ， 是 历经 了 一 生 的 风雨 沉 深 ， 不 是 18 罗 少女 蜡 尖 上 的 钢 环 、 腰 间 的 
蝴蝶 文 映 或 古 指 间 的 薄荷 香烟 可 比拟 的 。 


贝蒂 娜 邀 杀 戚 们 来 吃 中 餐 ， 我 从 活 了 好 一 会 儿 ， 见 西 班 直 美人 儿 
把 饺子 送 进 嘴 里 ， 有 眼睛 晒 得 大 大 的 ， 辟 着 嘴 叫 好 吧 ， 我 便 觉 值得 。 


西班牙 闫 人 儿 吃 热 了 ， 抱 怨 说 想 脱 外 套 ， 名 然 想起 什么 ， 指 着 胸 
His FHS RPE: “Rae SS ei, SEO BBE ax 
么 多 ! 想 当 年 ， 我 在 古巴 开 敞 篷车 ， 只 要 我 经 过 ， 处 处 是 ' 哈 罗 `， 整 
个 小 镇 唯 我 独 草 。 哎 ， 光 阴 不 再 。? 全 家 人 听 了 ， 无 一 不 大 笑 。 


贝蒂 娜 的 两 层 居所 ， 在 公寓 楼 的 顶层 ， 位 于 阿尔 卡拉 大 街 ， 这 也 
是 马德里 最 长 的 街道 ， 长 达 10.5 公 里 。 日 出 时 、 黄 卉 时， 我 从 窗户 往 
外 看 ， 看 到 朝阳 和 落日 这 般 美 ， 叫 人 不 甘愿 错过 ， 才 明了 在 忙 太 的 马 
德里 ， 凡 是 下 班 后 ， 人 们 为 什么 都 会 到 街头 喝 一 杯 ， 把 努力 工作 和 享 
受 生活 的 天 平 扶 得 稳当 当 > 


我 一 直 盼 着 贝蒂 娜 能 把 天 台 的 钥匙 交 给 我 ， 好 让 我 看 一 次 日 出 或 
日 落 。 但 她 说 登 项 太 和 危险， 必须 挑 一 个 清明 的 日 日 。 可 她 工作 从 ， 总 
征 晚 归 。 一 天 黄 骨 ， 见 夕阳 类 得 醇 心 ， 我 按 探 不 住 ， 从 手臂 宽 的 小 窗 
户 爬 了 出 去 ， 登 项 后 ， 名 然 狂风 大 作 ， 乌 云 址 项 ， 可 马德里 的 街景 依 
然 梦幻 。 贝 带 娜 得 知 后 ， 气 呼 呼 地 喊 : “你 这 个 中 国 小 疾 子 ! ” 


贝蒂 娜 热衷 于 研究 艺术 史 ， 当 为 我 介绍 教 笃 、 画 作 、 雕 塑 和 马 德 
里 各 景点 的 历史 文化 背景 。 她 再 我 去 酒吧 街 ， 穿 街 过 埠 进 了 一 家 外 表 
平常 的 酒吧 ， 走 入 地 下 室 ， 才 现 未 坤 。 这 家 酒吧 曾 是 妓院 ， 地 下 室 的 
舍 暗 隔 间 曾 用 来 招行 嫖客 。 后 来 ， 有 商人 天 下 酒吧 ， 把 地 下 室 建 为 微 
剧院 ， 特 地 招聘 失业 的 男女 专业 演员 出 演 微型 戏剧 。 每 个 隔 间 里 痢 是 
一 场 独立 演出 ， 只 容纳 15 名 观众 ， 不 许 拍照 录像 。 演 出 并 不 高 雅 ， 罕 
插 不 少 牵 段子 ， 但 演员 敬业， 盈 不 受 场地 狭窄 的 限制 ， 剧 本 也 巧妙 ， 
结尾 处 总 惊人 。 微 剧院 掀起 巨大 成 功 ， 法 国 、 阿 根 迁 都 有 商人 复制 此 
种 商业 模式 。 我 看 的 那 场 ， 由 两 位 美 艳 女子 演绎 ， 一 位 痛恨 男人 ,一 
位 热爱 男人 ， 无 论 是 痛恨 与 热爱 ， 她 们 都 通过 黄色 段子 来 表达 © 


后 来 ， 有 束 职 于 欧盟 的 朋友 邀 我 看 欧盟 举办 的 古典 音乐 会 ， 我 脑 
子 里 乍 现 微 剧 院 女 子 祖 胸 露 乳 说 着 黄色 段子 的 场景 ， 心 里 忽然 明日 了 
何 为 阳春 白雪 和 下 里 巴 人 。 


我 问 贝 蒂 娜 ， 我 为 艺术 画 了 界线 ， 这 样 公平 吗 ? 贝蒂 娜 很 认真 地 
说 :“ 忆 术 的 界线 不 在 于 内 容 ， 而 在 于 目的 。 微 剧院 虽 出 彩 ， 但 只 为 赚 
线 ， 决 定 了 它 的 忌 术 影响 只 是 一 时 的 ; 但 舞台 上 这 些 古 典 音乐 家 ， 肯 
定 不 为 金钱 屈 草 ， 这 些 忆 术 的 影响 是 恒久 的 。” 


她 市 我 参观 建 于 中 世纪 的 科 拉 羔 斯 剧场 。 它 虽 形 似 古 罗马 剧院 ， 
但 不 同 的 是， 剧场 建筑 并 非 刻 意 为 之 ， 而 本 来 只 是 居民 楼 中 间 的 共通 
区 域 ， 后 被 用 作 舞 合 ， 表 演戏 剧 、 音 乐 剧 、 弗 拉 门 戈 等 。 楼 上 住 的 人 
家 ， 都 会 备 好 糕点 ， 在 后 院 观 看 ， 而 最 下 一 层 ， 则 是 号 异 。 贯 族人 
家 , NRHA AAO MEMS, BABS, MPR EEA Bl 


院 。 当 天 的 演出 越 吸 引 人 ， 马 车 越 多 ， 由 于 没有 而 所， 马匹 随地 排 
洪 。 从 那 时 起 ， 和 人们 开始 为 即将 演出 的 演员 和 赴 考 的 学 生 送 上 这 样 的 
祝福 : “祝福 你 马 闭 多 多 。” 


在 马德里 待人 了 ， 我 生 了 用， 只 拾 援 了 两 套 衣 物 ， 便 前 往 邻 国 葡 
萄 牙 转 了 一 圈 。 财 物 尽 失 后 ， 义 乘 大 巴 回 到 马德里 ， 要 同 贝蒂 娜 告 


O 


So a 


马德里 的 历史 文化 建筑 ， 不 是 几 天 走马 观 化 可 领略 完 的 ， 时 间 不 
， 终 是 要 走 。 贝 蒂 娜 不 局 兴 ， 说 我 竺 的 时 间 太 短 。 我 不 担心 她 不 高 
， 因 为 我 知道 ， 只 要 这 世上 有 艺术 和 爱 ， 她 束 能 活 得 很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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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大 洲 的 重 着 


2015 年 夏季 ， 贝 带 娜 漂 立 过 海 来 中 国 看 我 。 


抵达 前 ， 我 几乎 每 天 都 要 回复 她 那 数 不 清 的 问题 ， 从 天 气 、 食 将 
到 民俗 习惯 ， 她 担心 得 很 。 她 说 目 己 从 未 曾 独 目 旅行 ， 那 次 在 以 色 列 
与 我 相识 时 她 独 目 一 人 ， 和 是 因为 被 早 惑 约 好 的 旅 伴 放 了 鳄 子 。 


她 由 始 至 终 都 不 能 理解 我 为 何 独 目 旅 行 ， 她 抱 仿 说 ， 独 旅 既 孤独 
又 乏味 ， 连 留影 都 得 求 着 路 人 去 拍摄 ， 还 得 下 一 番 功 夫 考察 那个 路 人 
苹 否 可 靠 ， 以 防 他 揣 了 相机 就 跑 。 


只 有 司机 或 路 人 帮 拍 照 是 事实 ， 与 独 旅 相伴 的 孤独 也 是 事实 ， 但 
我 坚持 独 目 旅行 并 不 意味 着 总 十 孤独 一 人 ， 因 为 一 路 上 会 认识 许多 有 
BNA, BATHE, Reale, MSS IWR eRe 
独 目 旅行 的 原因 ， 在 异域 的 每 个 深夜 都 是 直面 目 我 的 恨 好 时 机 ， 每 每 
此 时 我 都 会 目 我 痢 日 ， 思 考 怎样 的 人 生 征 我 想 要 的 。 尽 管 这 么 多 年 
来 ， 我 依然 想 不 通 什么 人 生 是 我 淘 户 获得 的 ， 但 我 深 明 什 么 样 的 人 生 
征 我 不 布 望 过 的 : 没有 目 由 的 人 生 。 


我 市 贝蒂 娜 去 了 香港 、 澳 门 、 深 圳 和 青岛 。 


为 了 能 让 她 体会 香港 各 区 的 不 同 风 情 ， 我 们 几乎 隔 几 天 束 换 住 不 
同 区 域 的 酒店 。 轮 到 九龙 时 ， 早 已 定好 的 九龙 酒店 却 回复 说 系统 出 错 
THEME, FORA: “你 不 是 说 想 去 印度 却 一 直 不 敢 去 吗 ? 近 在 及 
RIVERA SER BRET, BERR a i SA 
味 。 ”为 加 强 神秘 感 ， 我 还 吓 她 , “从 毒品 走私 到 欺诈 偷盗 ， 重 庆 大 厦 


无 一 不 有 ， 还 有 像 空调 水 一 样 滴 渗 的 情色 文化 ， 让 这 座 大 厦 更 加 复 灯 
多 元 ;你 要 让 要 全 一 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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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贝 带 娜 在 重庆 大 厦门 前 


“香港 最 帅 的 男人 ” 


本 是 玩笑 话 ， 却 擅 上 贝蒂 娜 这 个 满 是 好 奇 的 枪 口 ， 最 后 我 是 被 她 
央求 着 住 进 了 重庆 大 厦 。 为 了 不 吓 坏 她 ， 我 尽量 挑 了 高 价位 的 房间 ， 
两 人 进 属 后 ， 还 是 吓 了 一 跳 ， 从 门 到 卫生 间 仅 有 半 米 宽 ， 而 从 卫生 间 
门口 一 步 就 能 路 到 床上 。 贝蒂 娜 远道 而 来 ， 我 为 自己 待 客 不 周 而 抱 
鞭 ， 贝 蒂 娜 却 毫 不 介 怀 ， 笑 着 拍照 不 停 ， 还 同 她 妈妈 视频 聊天 ， 给 她 
展示 香港 的 “寸土 寸 金 "。 


夜 里 , WARK, WA CEE AIR TB mI 
人 ”， 还 趁 我 洗澡 时 ， 和 攒 记忆 把 对 方 夯 了 下 来 。 我 目 言 目 语 , “香港 最 
是 的 男人 是 张 国 采 吧 ”， 一 看 画作 ， 这 不 是 古天乐 嘛 。 然 而 经 我 再 二 与 
贝蒂 娜 核对 ， 才 知道 她 画 的 是 刘青云 。 


贝蒂 娜 很 喜欢 澳门 ， 觉 得 既 有 和 葡 葡 牙 的 内 选 ， 又 有 别 样 的 粤 式 怀 
旧 风 情 。 每 去 一 处 ， 她 都 要 久 作 集 留 ， 拿 出 画板 写生 。 


我 和 朋友 陪 她 去 全 澳 最 高 的 旋转 餐厅， 聊 起 来 才 发 现 彼 此 者 在 大 
大 小 小 的 国际 城市 里 去 过 不 同 的 最 高 建筑 ， 都 感慨 在 追求 国际 化 的 路 
途上 ， 许 多 城市 的 个 性 与 原味 已 被 远 远 抛 却 ， 以 求 完 美 接近 这 个 世界 
对 国际 都 市 的 遥遥 幻想 。 而 如 今 ， 仿 佛 每 座 俗 气 的 大 都 市 里 都 有 这 样 
一 处 答 入 云 直 的 旋转 和 餐厅， 里 面 的 食客 完 视 着 夜幕 里 的 车 水 马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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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往外 冒 ， 每 天 都 有 数 不 尽 的 问题 ， 中 国人 为 什么 显得 年 轻 ， 是 因为 
爱 睡 午觉 吗 ? 和 餐厅 里 为 什么 供应 热 茶 而 不 古 冰 水 ? 中 国人 与 家 人 朋友 
之 间 为 什么 不 说 谢谢 ， 也 不 拥抱 ? 进 别 人 家 门 ， 为 什么 要 穿 拖鞋 ， 他 
们 十 嫌弃 我 的 脚 很 脏 吗 ? 


贝蒂 娜 提 得 最 多 的 ， 十 蹲 厕 让 她 不 习惯 ， 她 抱怨 说 ， 目 己 已 经 50 
ST, RAMI PE, mM Atte LIRA el A ICIS eA ES 。 
我 只 好 解释 ， 西 方 人 体格 强壮 、 腿 要 更 长 些 ， 吴 体 的 平衡 点 不 一 样 ， 
所 以 很 难 做 到 后 脚跟 完全 落地 的 “亚洲 蹲 "， 但 这 个 姿势 对 东亚 人 种 而 
言 则 盈 无 难度 。 至 于 服务 残疾 人 的 坐 砚 普及 率 不 高 ， 的 确 如 她 所 言 ， 
这 类 基础 设施 玛 待 完善 。 


贝 带 娜 的 在 华 之 旅 ， 几 乎 被 写生 和 提问 所 填 满 ， 直 到 有 一 天 ， 我 
们 把 她 带 进 了 青岛 外 贸 市 场 。 在 我 记忆 里 ， 贝 带 娜 是 那个 坐 在 马德里 
酒吧 吧台 劳 ， 说 出 “我 爱 香 槛 ， 但 不 介意 一 幸子 吃水 煮 蛋 ”的 最 佳 芒 
人 ， 也 是 那个 认为 “人 们 爱 的 是 我 ， 不 是 我 的 名 牌 包 ” 的 酯 女人。 然而 


眼前 的 她 ， 却 一 头 扎 进 了 正在 甩卖 的 手提 包 里 ， 不 一 会 儿 束 双手 挂 满 
大 大 小 小 的 包 ， 冲 我 碱 :“ 这 个 是 给 外 物 的 ， 那 个 古 给 妈妈 的 ， 这 个 、 
这 个 、 这 个 还 有 这 个 都 是 我 目 留 的 .……Carrie， 你 快 过 来 砍 价 呀 ! ”说 
着 ， 呼 了 一 口气 ， 吹 掉 眼 前 挂 厦 的 几 缕 乱 发 。 


那 日 以 后 的 每 个 清晨 ， 贝 蒂 娜 降 开眼 就 问 我 : “今天 去 哪个 市 场 
蚜 ? ， 


品 得 起 香 柜 ， 也 和 逛 得 起 外 贸 市 场 的 她 ， 最 终 还 是 回 到 了 马德里 。 
忠 在 她 抵 家 不 久 后 ， 她 在 社交 网 站 上 传 了 两 张 照片 。 


我 曾 骗 她 ， 说 青岛 的 “ 脸 基尼 ”是 中 国 时 下 最 时 兴 的 狠 束 ， 防 果 双 
时 尚 。 她 便 不 仅 给 目 己 买 了 一 套 ， 还 给 西班牙 类 人 儿 朱 了 一 套 。 


这 张 照片 的 配 文 里 ， 她 用 西班牙 语 写 着 : “我 爱 ' 脸 基尼 :这 款 在 中 
国 时 兴 的 玩意 儿 ， 它 让 我 和 妈妈 远离 了 日 虹 ， 意 味 着 我 们 不 会 再 有 斑 
IAAL ©” 


底下 是 她 爱 但 者 的 回复 “贝蒂 娜 ， 你 永远 那样 敢 为 人 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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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带 娜 给 妈妈 买 了 脸 基尼 ， 厂 


马德里 公园 


里 展示 中 国 时 尚 


号 史 在 里 斯 本 街头 


在 那 趟 欧洲 之 旅 里 ， 我 在 马德里 性 用 了， 要 乘 车 去 邻 国 葡 萄 牙 旅 
行 。 夜 里 ， 我 告别 贝蒂 娜 ， 准 备 坐 地 铁 前 往 巴 士 站 坐车 。 


此 前 ， 我 的 储 著 卡 和 信用 卡 在 北非 摩洛哥 和 西班牙 都 无 法 取现 。 
数 月 以 来 ， 我 一 直 尽 量 刷 信用 卡 ， 车 票 也 是 在 网 上 用 信用 卡 订 的 ， 压 
根 忘 了 栓 査 身上 述 有 多少 現金 


走 到 地 铁 站 后 ， 我 发 现 身 上 的 现金 不 够 天 地 铁 票 ， 而 售票 机 又 不 
接受 我 的 信用 卡 。 我 只 好 走 回 地 铁 站 门口 ， 试 探 性 地 朝 路 人 们 问 了 一 
句 : “请 问 有 谁 可 以 给 我 2 欧元 吗 ?” 没 想到 ， 路 上 好 几 位 行人 都 纷纷 解 
蝇 ， 最 先 把 钱 递 到 我 眼前 的 是 一 位 西班牙 老 太 太 ， 她 见 我 马虎 的 样 
子 ， 担 心 我 记 错 票 价 ， 怕 2 欧元 不 够 ,给 了 我 3 欧元 。 我 连连 拥抱 她 作 
为 最 真诚 的 感谢 。 


eee 


D qT 、 
vy av b 
ET 全 の 


从 里 斯 本 塔 看 城区 


再 次 走 到 站 台 去 购 票 。 我 先 取 出 1 欧元 硬币 ， 想 留 作 笠 运 币 随身 携 
带 ， 没 想到 就 在 我 把 它 往 裤 袋 里 塞 时 ， 它 摔 落 地 面 。 我 眼睁睁 看 着 它 
立 着 一 路 深 到 墙 边 的 下 水 道里 。 


我 肥 叹 一 声 ， 取 出 那 仅 存 的 2 欧元 硬币 ， 塞 进 购 票 机 里 ， 而 显示 屏 
却 毫 无 变动 。 我 来 回 按 了 几 遍 ， 确 认 是 故障 后 ， 叫 来 了 管理 员 。 他 道 
歉 ， 说 维修 工 已 下 班 ， 要 第 二 天 才能 退 费 。 


我 焦虑 起 来 ， 说 目 己 要 去 赶 那 趟 开 往 简 萄 牙 的 大 巴 。 管 理 员 安 感 
我 说 :“ 别 怕 。 我 再 给 你 买 一 张 束 好 了 。” 说 着 ， 他 掏 出 硬币 ， 换 了 台 
售票 机 给 我 天 到 了 票 。 


谢 过 经 理 后 ， 我 总 算是 坐 上 地 铁 ， 赶 上 了 那 趟 大 巴 。 


葡萄 下 实在 太美 。 从 波多 到 里 斯 本 ， 我 没有 止 住 过 心里 的 惊叹 。 
不 仅 风 光 ， 束 连 和 葡萄 下 的 食物 和 佳 醋 ， 都 叫 人 记忆 深刻 。 


第 二 日 ， 我 从 网 上 搜寻 信息 ， 惊 言 地 发 现 附 近 有 一 家 目 动 柜员 机 
接受 我 的 国内 储蓄 卡 ， 便 前 去 取现 。 


时 隔 两 个 月 ， 第 一 次 有 机 会 取现 ， 我 当然 到了 一 大 把 钱 ， 以 备 日 
后 的 不 时 之 需 。 


取 钱 后 ， 我 登 上 里 斯 本 塔 ， 远 上 姚 城区 ， 大 小 高 低 各 异 的 砖 瓦 屋顶 
十分 可愛 

以 往 我 旅行 ， 都 会 把 现金 分 开 茂 好， 万 一 被 偷 被 抢 ， 还 有 现 钞 可 
用 。 然 而 那天 风光 太美 ， 我 的 心思 一 时 不 在 钱 上 ， 把 现金 都 放 在 了 随 
身 包 的 钱包 里 。 


从 里 斯 本 塔下 来 后 ， 见 到 几 只 流浪 狗 。 我 去 买 了 火腿 肠 和 面包 ， 
在 街 边 喂 起 狗 来 。 而 我 的 随身 包 ， 融 被 我 大 大 啊 啊 地 挖 在 身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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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赶 忙 去 摸 钱包 ， 竟 然 不 在 了 ， 整 个 包 里 只 剩 下 护照 ， 现 金 、 银 行 
卡 和 其 他 证 件 随 钱包 全 数 被 偷 走 。 

我 褒 原 路 去 找 ， 心 中 祈祷 钱包 只 十 掉 落 在 街头 。 而 我 还 有 两 个 小 
时 束 要 坐车 回 马 德里 ， 眼 下 目 己 连 回 旅馆 拿 背 包 的 车 费 都 没有 。 一 路 
都 没有 线索 ， 我 越 想 越 急 ， 站 在 街头 大 炎 起 来 。 


围 着 安慰 我 的 卫生 人 越 来 越 多 ， 其 中 束 有 两 位 服装 店 的 店员 。 这 
两 位 店员 ， 我 先前 是 见 过 面 的 ， 我 进 店 里 没有 购物 ， 但 同 他 俩 上 问 了 
i 


女 店员 不 断 安慰 我 ， 并 建议 我 去 报警 。 


見 我 只 知道 和典 , Ml: “我 和 老公 陪 你 去 警察 局 吧 。? 说 着 ， 她 转 
身 去 把 店铺 的 阐 门 拉 上 “。 我 这 才 知 道 ， 这 对 夫妻 是 服 逆 店 的 主人 。 


我 随 他 们 到 了 和 警察 局 。 


眼前 的 警察 除了 张嘴 问 话 ， 一 动不动 ， 既 不 去 找 线索 ， 也 不 去 得 
看 街头 监控 。 想 着 索 回 钱财 无 望 ， 我 又 类 了 起 来 。 


警察 看 着 我 ， 拍 了 拍 桌 子 :“ 别 器 了 ， 有 什么 好 激动 的 ， 不 就 是 钱 
的 问题 嘛 。” 


我 民 得 更 惨 了 ， 几 乎 桶 号 地 喊 着 : “问题 是 我 没 钱 啊 ! ? 


突然 想起 什么 ， 我 忙 问 警 察 ， 能 否 把 手机 借 给 我 ， 让 我 打 电话 给 
银行 集 挥 我 的 信用 卡 ， 而 电话 费 我 可 以 回国 后 通过 国际 汇款 还 给 他 。 


警察 反问 我 : “你 下 一 站 去 哪里 ? 把 地 址 给 我 ， 三 天 内 我 会 把 钱包 
证 件 寄 给 你 。” 


我 一 叫 , BURAK: “怎么 寄 ? ” 


对 方 说 :“ 你 放心 吧 ， 我 对 这 些 镭 贼 的 手段 清楚 得 很 。 他 们 只 偷 你 
的 现金 ， 对 于 你 的 证 件 和 信用 卡 ， 他 们 会 随手 扔 在 附近 的 垃圾 桶 里 。 
今天 你 要 赶 车 回 马德里 ， 来 不 及 等 我 们 搜索 ， 我 们 会 尽量 搜寻 附近 的 
垃圾 桶 ， 你 的 卡 很 快 束 会 回 到 你 手 上 。” 


这 么 昕 下 来 ， 结 局 似乎 也 不 太 惨 ， 我 还 是 坚持 向 他 借 电话 ， 他 嘱 
哇 我 先 回 旅馆 ， 收 拾 好 行李 后 再 回 警 察 局 签 口供 文件 。 


我 不 解 : “ 签 那些 文件 有 什么 用 ? ” 
“可 以 向 你 的 保险 公司 索赔 。* 他 说 。 


KMe-F RG: “旅途 比 预 期 的 长 ， 我 的 旅行 保险 昨天 刚刚 到 
期 !” 


他 圭 不在 平 , 具 走 不 耐 類 地 者 着 我 , 催 服 装 店 夫妻 把 我 帯 走 ・ 


DOYS DRAB, “MER, UAC RISE 
钱财 丢 了 都 是 小 事 。 妻 子 还 不 断 对 我 说， 要 把 我 的 经 历 告诉 给 她 从 未 
出 过 远门 的 女儿 昕 ， 让 她 知道 世间 险恶 。 末 了 ， 她 转 头 问 我 :“ 这 是 你 
第 一 次 出 门 旅行 吧 ? 下 次 可 干 万 别 这 么 大 意 了 。” 


我 平日 里 挂 在 嘴 边 吹 咕 的 多 国 游 躁 ， 此 刻 根本 不 敢 如 实 告 知 ， 怕 
她 笑话 。 


回 旅舍 收拾 好 东西 后 ， 夫 妻 义 把 我 载 至 警察 局 。 


这 时 ， 我 想起 国际 信用 卡 都 有 免费 的 挂失 电话 ， 便 用 手机 查 到 了 
该 号 码 ， 态 度 强 硬 地 提出 要 借用 警察 局 里 的 座机 电话 。 


警察 这 回 拒绝 不 过 ， 便 把 电话 推 到 我 面前 。 


电话 接 通 ， 核 实 身份 后 ， 接 线 员 人 告诉 我 : “小姐 ， 您 的 信用 卡 刚才 
被 而 了 好 几 笔 ， 购 买 了 多 样 物品 。” 


我 紧 担 拳头 :“ 人 告诉 我 最 贵 的 ! ” 
“一 只 劳力 士 手 表 as 
RYN ROR, 看 得 身 労 的 夫妻 休 焦 慮 不 己 * 


那 警察 依然 纹 丝 不 动 ， 淡 淡 地 说 :“ 放 心 吧 ， 你 跟 银 行 提出 申诉 ， 
到 最 后 银行 都 不 会 让 你 付款 的 ， 毕 葛 你 不 是 刷卡 人 。” 


过 去 一 小 时 里 的 种 种 迹象 ， 让 我 不 得 不 怀疑 起 眼前 的 警察 是 守 贼 
的 同谋 ， 而 他 嘱 我 回 旅 舍 收 拾 行李 ， 或 许 是 给 贸 贼 购物 拖延 出 足够 的 
时 间 。 一 切 争论 都 不 具 意 义 ， 我 不 再 理会 这 个 警察 。 


金 了 文件 后 , 我 上 了 服 装 店 夫妻 的 年 


这 对 夫妻 对 我 十 分 关切 ， 途 中 担心 我 赶不上 巴士 ， 还 一 直 致 电 巴 
士 公 司 ， 问 对 方 解 释 我 的 情况 ， 直 至 对 方 答 应 会 等 到 我 才 发 车 。 


车 站 售票 处 乱糟糟 的 ， 问 了 才 知 道 ， 原 来 今 晚 里 斯 本 飞 马 德里 的 
所 有 航班 都 忽然 被 取消 ， 许 多 要 从 马德里 赶 搭 国际 联 程 航班 的 人 ， 都 
急 得 四 处 找 车 去 马德里 。 被 告知 车 票 早已 售 馨 后， 那些 从 机 场 赶 来 的 
人 和 人们， 诅 起 地 次 坐 下 来 。 我 上 前 去 安奈， 告诉 他 们 ， 我 被 偷 得 身 无 分 
文 还 搭 上 了 手表 等 吐 重 物品 的 债 ， 可 是 只 要 人 安然 无 事 ， 束 是 莫大 欣 
感 了 。 他 们 听 了 ， 居 然 突起 来 。 


这 时 ， 夫 妻 俩 走 过 来 ， 丈 夫 把 一 袋 面包 和 一 诅 饮 料 弟 到 我 眼前 ， 
温柔 地 笑 : “你 不 是 身 无 分 文 。” 说 着 ,一旁 的 妻子 把 50 欧 元 放 到 我 手 
上 。 我 仁 说 ， 回 到 马德里 后 ， 只 需 几 欧元 吏 可 搭乘 地 铁 回 到 我 朋友 由 
送 娜 的 家 ，50 欧 元 实在 太 多 ， 夫 妻 俩 便 给 我 赛 了 20 欧元。 


夫妻 俩 离开 后 ， 几 位 准备 上 车 的 乘客 都 来 安慰 我 ， 甚 至 有 两 位 祖 
籍 浙 江 的 阿姨 ， 把 手机 给 我 ， 让 我 打 越 社 电话 给 父母 报 平安 。 上 了 大 
巴 后 ， 这 两 位 阿姨 还 时 不 时 走 过 来 ， 给 我 递 上 她 们 蒸 好 的 包子 。 她 们 
说 目 己 移 居 西 班 牙 多 年 ， 这 回 征 来 葡萄 牙 旅行 ， 还 说 目 己 是 佛 教徒 ， 
遇 上 我 ， 征 佛祖 给 她 们 行善 积德 的 机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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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落 。 长 久 以 来 ， 我 在 路 上 都 没有 丢失 过 钱财 ， 但 因为 相信 概率 学 ， 
所 以 我 总 认为 目 己 对 旅途 中 的 失 财 有 心理 准备 ， 却 没 料 到 无 妄 之 灾 真 
正 到 来 时 ， 我 却 不 能 平静 下 来 ， 帝 着 以 对 。 那 一 天 ， 路 人 们 安奈 我 的 


语句 里 说 得 最 多 的 便 是 “人 平安 加 好 ?， 这 人 句 话 日 后 也 稍稍 被 我 用 来 目 
我 慰 基 
坏 的 经 历 ， 都 成 了 好 的 双 余 故事 。 回 望 这 场 匆 匆 的 旅行 ， 奉 说 还 


有 意外 收获 ， 便 征 那 对 善意 的 夫妻 吧 。 他 们 的 名 片 我 仍 珍藏 着， 期 待 
未 来 的 一 天 ， 我 可 以 市 着 中 国 特产 前 去 探望 。 


巴黎 铁塔 下 的 爱 与 离别 


华 毅 好 友 从 心 和 法 国 男 友 丹 维尔 恋爱 了 7 年 ， 即 将 步 入 婚姻 殿 符 ， 
知道 我 在 欧洲 ， 便 让 我 去 巴黎 充当 一 回 业 余 摄 影 师 ， 给 他 们 担 婚 纱 
照 。 


从 机 场 出 来 后 ， 竟 就 困 在 了 地 铁 站 里 一 一 因 有 人 卧 轨 自杀， 地 铁 
停 运 两 个 小 时 。 在 等 竺 的 愤 采 里 ， 我 坐 到 角落 去 颍 视 万 象 ， 看 各 色 人 
等 匆忙 罕 梭 ， 看 铁轨 上 四 窜 的 硕大 老鼠 ， 还 有 挂 着 伪造 工作 牌 的 骗子 
在 四 处 游说 外 国 游客 从 他 们 那里 购买 车 票 ， 理 由 是 “售票 机 坏 了 ”。 这 
不 古文 人 笔下 的 巴黎 ， 没 有 转角 烘焙 店 漫 出 的 甜 香 ， 没 有 穿着 开 司 米 
大 衣 在 临街 咖啡 店 吗 饮 的 妙龄 女子 。 这 是 真实 的 巴黎 ， 小 青年 紧 贴 着 
乘客 进入 曾 门 ， 逃 择 了 几 欧 元 的 车 票 ， 而 那些 因 地 铁 延误 而 滞留 站 内 
A Ae STAR So HRS RAIS IB] BS, FARIS 。 


地 铁 复 工 后 ， 我 乘 车 抵达 了 巴黎 市 区 。 那 时 丹 维 尔 正在 法 国 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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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从 心 备 了 足 足 一 个 行李 箱 的 衣物 和 饰品 ， 沿 街 找 招 摄 痛 景 。 
后 来 ， 从 心 嫌 换 衣服 麻烦 ， 干 脆 罕 着 婚纱 绕 街 过 若 ， 路 上 行人 无 一 不 
侧目 ， 冲 她 点 点 涉 、 肥 有 退 眼 ， 送 上 一 份 视 福 。 


在 巴黎 铁 增 下 ， 我 和 从 心 正 拍照 ， 两 名 女 警 走 了 过 来 ， 让 我 们 提 
供 丙 业 扣 摄 许 可 。 从 心 一 再 解释 上 自己 的 确 十 新 女子 ， 女 警 却说 :“ 你 们 
这 样 的 人 ， 我 见得 多 了 。 招 杂志 照片 ， 束 得 申请 商业 担 摄 许可 ， 否 则 
赶紧 滩 蛋 。” 说 着 邮 巴 巴 地 又 起 腰 。 


我 们 灰 溜溜 地 离开 后 ， 忽 遇 一 场 大 雨 。 方 才 还 蓝 得 发 亮 的 天 ， 刹 
那 间 就 乌云 团聚 ， 好 像 有 人 在 天 庭 用 盆 乘 着 水 ， 哗 啦 啦 地 往 大 地 上 
iB ° 


EIR RA ee, ERASE A ET HOR ° HOT AR ZK 
Vi as BR SES BL, ESOS, SCOURS TTI o 雨 窟 中 的 城区 
Sm FASS, ESAT EA BA AT a UA °C ARYAN, 一 対 青 年 
情侣 干脆 脱 了 鞋 ， 光 着 脚 丫 子 踏 进 水 坑 里 ， 一 只 手 擒 着 鞋子 ， 男 一 只 
手 还 不 起 率 着 彼此 。 


那儿 天 的 巴黎 并 不 受 宠 ， 天 气 无 常 。 我 和 从 心 跑 通 了 巴黎 市 里 的 
几 个 区 ， 看 完了 塞纳 河 的 游船 、 户 浮 训 的 日 落 ， 还 有 日 晒 雨 淋 下 的 巴 
黎 铁 塔 后 ， 丹 维尔 忌 算 回 到 了 巴黎 。 


巴黎 人 有 傲气 ， 行 旅 他 国 ， 目 我 介绍 时 ， 断 不 会 说 目 己 古 法 国 
人 ， 而 是 会 气 定 神采 地 说 出 一 句 “ 我 来 目 巴 黎 。” 丹 维尔 是 土生 土 长 的 
巴黎 人 ， 却 暂且 没 展露 出 这 份 优越 感 。 


他 俩 规划 着 婚 后 要 回 到 从 心 的 家 乡 开 一 家 法 国 餐 厅 ， 因 为 从 心 的 
家 人 都 希望 她 能 回 到 身边 来 。 从 心 和 我 都 古 闯 江 人 ， 我 们 这 个 城市 人 
口 数 量 虽 惊人 ， 国 际 化 进程 却 同 生活 节奏 一 般 慢 ， 居 民 进 了 新 开 的 西 
餐厅， 都 要 点 上 一 客 咸 鱼 鸡 粒 炒 饭 ， 至 于 开 一 家 正宗 的 法 国 餐 厅 ， 被 
接受 程度 不 言 而 喻 。 


我 探 问 丹 维尔 ， 去 一 处 阳 生 的 国度 ， 到 一 座 几 乎 没有 外 国人 的 小 
城 扎根 生活 ， 心 底 真 的 乐意 吗 ? 他 说 : “对 我 而 言 ， 中 法 之 间 没 有 界 
线 。 她 居 之 所 ， 便 是 吾 乡 。? 说 完 ， 把 从 心 一 把 搞 过 ， 轻 吻 她 的 脸 闫 ， 
恩爱 流露 得 目 然 纯粹 。 


7 年 共处 不 是 短 的 时 日 ， 尽 管 没 领取 那 一 纸 之 证 ， 但 两 人 已 是 夫妻 
间 的 相处 模式 。 在 我 收拾 行宫 时 ， 丹 维尔 会 贯 在 沙发 里 接着 从 心 ， 两 


人 静 静 地 看 我 ， 不 时 对 视 一 笑 。 


一 晚 我 们 在 巴黎 铁塔 下 担 摄 ， 盈 无 征兆 地 ， 上 衬 放 出 璀璨 烟火 。 
幼 童 时 期 的 我 最 人 看 烟火 ， 总 觉得 灿烂 只 是 一 时 ， 待 音乐 和 舞步 又 
停 ， 人 群 散 去 ， 炮 声 已 纱 ， 只 有 头顶 的 烟花 碎片 和 余下 的 一 片 清冷 最 
ERK, WAKES, DAB CBF, DEAR: RABAT 
BG AE BA tA AER ° RAAB, SD ETE 
EPL aE RAPS EE, EE AR REL, HAR PRC HE 
辉映 。 


后 来 我 突然 因 故 要 缩短 行程 ， 和 希望 在 回国 前 到 法 国 南部 探望 老 友 
党 尔 和 亚 利 斯 ， 便 告别 了 从 心 和 丹 维 尔 。 


局 程 前 一 天 ， 我 和 洛 尔 在 网 上 闲聊 ， 她 问 我 : “你 还 记得 我 和 亚 利 
斯 都 是 素食 者 吗 ? ” 


我 一 看 ， 吓 得 话 都 没 回 ， 独 地 一 把 合 上 电脑 。 洛 尔 和 亚 利 斯 是 纯 
素食 者 ， 连 蛋 奶 都 不 磁 ， 也 不 喜欢 宾客 在 目 己 面 前 吃 肉 。 那 天 从 心 出 
门 工作 去 了 ， 我 抓 起 钥匙 就 神 向 地 铁 站 ， 坐 了 一 小 时 的 车 ， 到 了 美丽 
城 的 唐人 街 ， 连 吃 了 几 家 和 餐馆， 猪肉 牛肉 鸡肉 和 甜品 都 点 足 了 分 量 。 
BREST HB Mb, ET RT AMAR ei, 但 想 色 接 下 来 的 日 
子 都 要 吃素 ， 我 还 是 和 着 饭 否 了 下 去 ， 饭 后 义 哆 了 广 式 糖 水 ， 这 才 心 
甘地 前 往 洛 尔 的 家 。 


巴黎 铁塔 


次 尔 在 网 上 给 我 找 了 拼车 ， 价 格 比 火车 要 便宜 30 欧 元 ， 让 我 第 二 
天 一 早 去 城区 的 东边 与 车 主 会 和 。 


从 心 的 家 在 西边 ， 于 是 我 翌日 一 早 抵达 地 铁 站 ， 要 坐车 去 城 东 会 
车 主 。 结 果 等 了 近 40 分 钟 仍 不 见地 铁 前 来 ， 问 了 车 站 职员 ， 才 被 告 
知 “ 有 人 跳 轨 自杀 ， 致 使 列车 停 驶 ”。 我 只 好 花 了 80 欧 元 的 车 资 ， 坐 出 
租车 去 城 东 。 当 然 可 以 临时 更 约 ， 但 怕人 家 自 此 再 不 相信 亚洲 人 的 承 
eT « 


途中 有 又 雨 ， 车 程 比 预计 得 还 要 长 。 到 了 人 小城 瓦 隆 后 ， 远 远 看 到 
寒 风 中 的 洛 尔 正 把 帽 杉 拉 至 下 频 处 御寒 。 见 到 我 ， 她 扔 下 痛 包 跑 过 
来 一作 相 伟力 * 


那 是 我 们 第 二 次 见面 ， 丝 权 没 有 生 分 ， 而 她 仍然 征 我 记忆 中 的 模 
梓 , 痩 高 , ABH, 衣着 原 朴 


我 们 是 在 印度 沙发 主 阿 双 家 认识 的 。 次 晨 5 点 ， 她 进门 时 ， 睡 在 阿 
奴 客厅 的 我 腾 地 坐 起 号 ， 舞 着手 臂 跟 她 打招呼 。 她 回忆 说 ， 打 扰 我 睡 
觉 本 很 愧 狼 ， 没 想到 我 这 么 热情 ， 于 是 她 转身 放下 表 包 ， 想 同 我 了 获 聊 
天 ， 没 想 才 一 瞬 ， 再 转 过 身 去 ， 我 已 睡 得 不 省 人 事 。 


治 尔 真 诚 直 接 ， 喜 亚都 坦 日 说 出 ， 竺 人 更 是 热情 ， 不 是 假 悍 慢 的 
礼 分 。 那 段 日 子 里 ， 我 、 她 、 阿 奴 还 有 阿 奴 叫 来 的 印度 沙发 主 们 ， 每 
晚 都 开车 去 孟买 海边 游 车 河 忆 吹 夜 风 ， 聊 聊 茫然 的 未 来 ， 教 彼此 唱 自 
己 国 家 的 歌曲 ， 压 根 筷 了 目 己 的 游客 身份 ， 也 不 再 照 厦 地 图 稼 引 去 探 
寻 一 处 又 一 处 的 旅游 胜地 ， 只 想 一 大 帮 人 稿 笑 打 阅 竹 在 一 块 。 


那 次 在 印度 分 别 时 ， 她 送 我 一 条 手工 编织 的 紫色 手 强 ， 告 诉 我 那 
象征 着 我 俩 之 间 的 友谊 ， 也 把 另 一 条 手 绳 系 在 目 己 的 手 上 , “这 和 象征 着 
你 ，Carrie”， 一 脸 的 真诚 。 


那 条 手 绳 ， 我 戴 着 去 了 许多 地 方 ， 秋 冬 春 夏 都 经 历 过 ， 艳 紫 早 已 
鹤 洗 得 褪 尽 ， 终 究 征 麻 得 太 破 ， 被 到 了 下 来 。 再 见 她 时 ， 她 手 上 那 条 
象征 着 我 的 绳子 也 已 不 在 ， 我 偷偷 地 笑 ， 好 不 默契 。 


治 尔 和 亚 利 斯 换 着 法 子 给 我 做 素 染 吃 ， 夜 里 睡 前 总 要 叮 叫 我 不 要 
吧 她 家 的 猎 和 兔子， 还 要 解释 道 :“ 它 们 只 是 看 着 肉 多 ， 其 实 都 十 毛 
发 ， 除 去 毛发 束 剩 骨头 了 。” 最 后 总 以 我 拍 桌 子 抗议 中 国人 不 是 什么 都 
号 而 告终 。 


一 周 后 ， 我 告别 ， 洛 尔 和 亚 利 斯 坚持 要 开车 送 我 到 90 公 里 以 外 的 
NA, BERRA te, MAR BHAA: LT tia, 我 オ 翻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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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爱 桥 ， 附 近 只 有 简易 的 小 锁 出 售 ， 但 桥 上 很 多 爱情 锁 制 作 精良 ， 想 必 是 情 


准备 ， 千 里 人 旭 妃 来 锁 住 一 颗 心 ， 真 不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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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尔 和 亚 利 斯 与 他 们 的 猫 和 兔子 


这 是 我 最 期 待 的 友情 状态 : 不 是 时 时 联络 ， 不 必 凡 事 告知 ， 但 再 
见面 时 的 话 匣 子 是 几 天 几 夜 都 合 不 上 的 ; 没有 拘束 ， 麻 烦 了 彼此 也 不 
觉 有 负担 ， 他 们 的 家 吏 像 是 我 的 家 ， 告 别 时 也 没有 离愁 别 绪 ， 只 期 街 
下 次 再会 


回国 后 一 个 月 ， 想 起 从 心 和 丹 维尔 的 婚事 ， 我 忙 去 问 日 期 古 否 已 
拟定 ， 换 来 的 答复 ， 却 叫 我 吃惊 。 


从 心 说 : “我 们 分 手 了 。* 没 有 器 的 表情 ， 没 有 哀怨 的 语气 ， 淡 得 
好 像 不 是 真 的 。 


这 才 知 道 ， 从 心 无 意 间 错 登 了 丹 维尔 的 社交 账号 ， 发 现 他 私下 联 
络 一 位 法 国文 孩 ， 言 辞 露骨 。 和 丹 维尔 认错 夏 求 ， 从 心 却 是 下 了 决心 要 
分 开 。 从 心 说 目 己 很 清楚 这 不 过 是 导火线 ， 真 正 分 开 的 原因 是 两 人 之 
间 太 过 熟悉 ， 几 乎 没 了 恋人 间 的 激情 。 

两 年 过 去 ， 再 聊 起 丹 维尔 ， 从 心 只 说 :“ 现 在 恋爱 开心 束 好 ， 哪 还 


会 一 时 头脑 热乎 就 喊 着 要 结婚 。"” 她 一 点 都 不 恨 他 ， 反 而 感激 他 这 么 多 
年 的 照料 ， 他 一 直 是 她 口中 的 “好 男人 ”。 


爱情 流逝 ， 却 赋予 从 心智 慧 。 她 清楚 爱情 的 美丽 不 在 于 永恒 ， 不 
在 于 结局 完满 ， 而 在 于 追逐 的 过 程 。 一 味 追 求 快乐 的 结局 ， 显 得 肤浅 
平庸 。 


那些 彼此 间 爱 过 的 雏 迹 ， 像 是 埃 菲 尔 铁塔 下 的 那 片 春意 伙 然 的 油 
PREC, Re AGRE A UPR ° DUZER IA, EPH T MH, 
AGA T HM i, (ER A eB RE, HAD IS 
那些 烟花 市 来 的 回忆 。 


愛 辻 了 , 便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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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轮 上 的 爱 恨 


征 在 车 轮 上 爱 上 哈瓦那 的 。 


航班 降落 在 哈瓦那 机 场 那 刻 ， 机 上 乘客 齐 齐 芍 掌 。 上 次 在 飞机 上 
遇 到 这 样 的 集体 或 掌 ， 还 是 数 年 前 飞 抵 俄 罗斯 时 。 极 寒 的 东欧 国家 与 
极 热 的 中 美国 家 ， 束 这 样 不 约 而 同 。 


走出 机 场 ， 热 浪 袭 来 ， 却 义 有 风 。 先 了 辆 粉红 色 的 出 租车 ， 坐 在 
副 芍 观察 这 个 新 奇 的 国度 。 


远 处 是 低 得 几乎 压 到 楼 顶 的 大 团 马云 ， 一 场 大 十 是 否 会 倾 下 成 了 
谜 。 这 种 测 热 ， 像 是 家 乡 广东 天 气 的 复 刻 ， 正 是 我 熟悉 又 喜欢 的 。 回 
来 痛恨 寒冷 天 气 ， 束 算 晒 得 脱皮 ， 也 宁可 选择 烈日 炎夏 。 


车 子 目 然 是 上 了 年 纪 的 老爷 车 。 


満 城 的 老 令 生 


1959 年 卡 斯 特 罗 领导 的 古巴 单 命 获 胜 后 ， 糯 国 休 运 政策 规定 美国 
汽车 三 停 止 癌 古巴 出 口 汽车 和 配件 ;当时 古巴 政府 又 规定 个 人 飞车 只 
能 选择 1959 年 之 前 生产 的 桔子， 加 上 数 十 年 的 被 封锁 和 目 我 封 采 ， 造 
束 了 哈瓦那 满 城 老 爷 车 的 独特 景观 。 


粉 出 租 昌 老 旧 ， 开 起 来 却 不 输 新 车 。 飞 驰 上 路 ， 癌 热 的 车 肉 里 就 
这 样 灌 进 了 大 把 的 风 。 


抬头 看 天 ， 亮 蓝 蓝 的 一 片 ， 又 看 云 ， 大 团 大 团 的 笋 是 好 看 。 车 外 
那些 暖色 的 老 楼 ， 把 西班牙 式 的 迷人 风情 都 次 入 了 后 视 镜 里 。 和 里 边 司 
机 见 我 疫 态 ， 也 不 来 打扰 。 


eR, AEM BIEN, BARMAN A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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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网 上 搜 到 的 旅 饱 地 址 一 路 开 去 ， 问 了 好 几 个 路 人 ， 仍 是 寻 和 不 
到 。 司 机 心 善 ， 坚 持 以 谈 好 的 价格 继续 前 驶 找寻 。 了 上 服 看 越 找 越 偏 僻 ， 
我 也 不 愿意 在 这 样 位 置 不 便 的 地 方 落 脚 ， 便 改 了 心意 ， 让 司机 开 去 市 
HL he 


i J RA Ra ° * 1997 年 , AE BUTT ee TE BCR ELIF RRM 
将 目 家 空房 出 租 给 游客 ， 以 收取 租金 的 方式 增加 收入 。 而 在 当时 ， 饭 
店 、 露 营地 、 汽 车 旅馆 等 住宿 都 属国 营 ， 只 有 这 种 称 为 卡 院 (Casa) 
的 民 答 十 由 私人 运营 的 。 屋 主 每 月 都 要 给 政府 缴费 才能 继续 合法 持 有 
民宿 的 经 营 执 照 ， 每 个 月 赚 来 的 租金 也 要 与 政府 分 成 ， 真 正 妈 到 屋 主 
手 上 的 利润 并 不 多 ， 因 此 有 的 民 窒 选择 在 淡季 不 宫 业 。 


多 付 司 机 些 车 资 ， 司 机 连连 感谢 。 


独特 的 车 子 和 体贴 的 司机 ， 叫 我 生 了 欢喜 。 却 不 承 想 ， 接 下 来 的 
旅程 里 厌恶 起 古巴 ， 也 是 在 车 轮 之 上 。 


办 好 入 住 后 ， 被 门口 人 力 车 夫 叫 住 ， 问 从 哪 国 来 。 这 种 问 句 ， 最 
征 叫 我 矛盾 : 答 吧 ， 对 方便 一 路 聊 下 去 ， 没 完 没 了 ; 不 管 吧 ， 叉 让 人 
觉得 冷 许 无 礼 。“ 中 国 。” 还 没 来 得 及 思考 ， 这 个 西班牙 语词 汇 已 蹦 出 
af lal 


车 夫 疗 言 ， 果 然 打 听 起 我 在 哈瓦那 的 游览 计划 ， 又 说 由 他 带 着 游 
览 ， 一 小 时 只 收 5 红 比 。 


我 说 不 用 ， 他 却 仍 坚持 。 而 我 始终 学 不 会 冷漠 转身 ， 只 好 上 了 他 
的 年 


他 明显 在 偷懒 。 只 十 平地 ， 却 踩 得 极 慢 。 同 样 的 人 力 车 ， 过 了 一 
辆 又 一 辆 。 想 着 他 讨 生活 不 易 ， 我 不 出 声 。 


见 到 认识 的 车 夫 ， 他 更 是 停 下 打招呼 ， 大 声 说 : “我 搭 了 个 中 国 女 
孩 ! ”对 方 对 着 我 吹 口哨 ， 喊 着 “China Linda”， 我 只 好 别 转 脸 去 ， 不 看 
他 们 。 


距离 圣 弗 朋 西 斯 科教 特 的 路 程 极 短 ， 我 们 却 花 了 半 小 时 才 到 达 。 


圣 弗朗西斯 科教 特 及 修道 院 始 建 于 1580 到 1591 年 ， 在 18 世 纪 中 期 
重新 修缮 ， 带 有 一 栋 36 米 高 的 钟 楼 ， 属 巴洛克 风格 的 建筑 。 教 特地 下 
室 建 有 墓地 ， 根 据 吴 份 不 同 ， 贵 族 靠 近 和 祭坛 ， 而 受洗 礼 的 黑人 靠近 门 
边 。 修 道 院 现成 为 宗教 艺术 博物 馆 ， 定 期 展 出 各 种 与 古巴 有 关 的 宗教 
文物 。 


我 才 在 修道 院 轩 了 半 圈 ， 车 夫 已 走向 人 力 车 ， 一 副 促 我 离开 的 表 
情 。 仍 顾及 他 返 钱 艰 茸 ， 我 压 住 慢 恼 。 


路上 , XS AN RE AE, RR, GER 
精彩 ， 我 看 过 一 定 会 大 叫 喜 欢 。 


说 着 ， 他 便 把 车 子 停 在 了 这 家 和 餐馆 门口 ， 领 我 去 看 。 还 没 到 用 和 餐 
时 间 ， 和 餐饮 内 不 见 食 客 映 影 。 他 走向 吧台 ， 指 着 我 对 服务 生 说 :“ 这 位 
小 姐 想 订 今 晚 的 座 ， 你 来 告诉 她 怎样 多 钱 预订 。” 


连 服务 生 都 看 不 过 眼 ， 对 我 说 现在 非 用 餐 时 段 。 


EAN Wik, Aaa SRR RE, SDR A ACRE, 用 同 
样 的 招数 ， 叫 服务 生 帮 我 预订 。 我 拒绝 后 ， 他 领 我 下 楼 ， 说 有 一 处 游 
贤 胜 地 ， 游 客 都 爱 去 。 


去 到 那 一 看 ， 义 古 和 餐饮 。 我 对 他 说 ， 如 采 再 领 我 去 和 餐馆， 我 便 不 
坐 他 的 车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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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好 脾气 ， 也 没 发 火 ， 进 店 里 转 了 一 圈 ， 闭 出 失望 的 模样 :“ 没 看 上 什 

拖 拖拉 拉 地 ， 总 算 转 完了 哈瓦那 老区 大 部 分 有 名 的 建筑 ， 而 车 夫 
总 是 不 等 我 转 半 圈 了 天 说 要 去 下 一 站 。 这 般 走 马 观 伦 ， 我 只 好 在 心里 盘 
算 厦 改 日 再 来 一 一 得 走 厦 来 ， 不 再 乘 任 何人 的 车 子 。 


不 愿 再 做 他 的 乘客 ， 便 请 他 载 我 回 住 处 ， 想 走 去 海边 看 日 落 。 


他 个 是 不 担心 我 要 下 车 ， 刻 意 踩 得 更 慢 。 我 看 表 ， 本 想 着 只 坐 一 
个 小 时 的 人 力 车 ， 耗 了 近 一 个 半 小 时 ， 可 恶 的 是 ， 都 是 半 小 时 内 可 转 
完 的 路 程 。 


郧 追 得 及 黄昏 ， 这 样 的 速度 ， 待 我 到 日 落 大 道 时 ， 只 看 到 最 后 一 
丝 亮光 消散 在 海平 面 。 


车 夫 总 是 授 出 善 民 人 的 姿态 一 路 没 头 没 尾 地 讲解 ， 也 是 我 一 路 不 
色 火 的 原因 > AZ ABUC ED AERC, ROEM REE © [ANE tte 
装 作 计算 时 间 ， 脸 不 变色 地 答 说 两 个 半 小 时 ，12 红 比 。 

“5 点 到 6 点 半 ， 两 个 半 小 时 ? ! > 我 恨 他 手段 低 劣 ・ 


“是 的 。5 点 到 6 点 半 ， 两 个 半 小 时 。 莪 不 ， 你 是 4 点 上 的 车 。12 红 
比 。” 他 含糊 圆 场 。 


“我 付 你 一 个 半 小 时 的 车 钱 ，7 抉 5 红 比 。” 我 没 零 钱 ， 懒 得 跟 他 纠 
缠 ， 给 他 10 红 比 。 


他 只 技 给 我 2 红 比 ， 还 摆 出 一 副 宽 容 的 姿态 ， 对 我 说 ，“8 红 比 就 8 
红 比 吧 ， 小 姐 ， 没 关系 的 ， 你 乐意 给 多 少 就 给 多 少 吧 。 在 古巴 ， 我 们 
不 在 乎 金钱 。” 


RABE, KNEES, 速 速 下 了 年 
“小 姐 ， 再 见 ! ” 
再 也 不 见 ! 我 头 都 没 回 。 


迷醉 人 心 的 莫 吉 托 


慢 行 在 日 落 大 道 ， 看 路 灯 下 坐 在 临海 长 韦 的 哈瓦那 民众 吹 着 海风 
聊天 。 热 测 褪 去 的 哈瓦那 ， 慢 柔 又 市 着 凉意 。 和 她 的 民众 一 样 ， 这 座 
城市 有 着 太 多 不 同 面孔 。 

长 堤 边 上 有 人 不 断 冲 我 吹 口 哨 ， 我 只 好 往 前 走 ， 不 搭理 。 

“HE, VRRE! "身边 的 西班牙 语 招呼 声 又 起 。 

我 痛 没 听见 ， 继 续 前 行 ， 对 方 不 放弃 ， 又 问 : “你 今天 好 吗 ? ” 

我 仍 不 理会 。 对 方 换 了 英语 :“ 你 是 中 国人 吗 ?你 好 ， 中 国 。” 

这 下 得 停 下 步子 了 。 我 那 该 死 的 民族 目 尊 。 


看 是 一 对 夫妻 ， 便 放 了 心 ， 走 过 去 笑 说 ， 是 啊 ， 我 从 中 国 来 。 
丈夫 的 英语 出 奇 地 好 ， 给 我 介绍 起 哈瓦那 。 


妻子 不 懂 英 语 ， 我 不 愿 冷 落 她 ， 用 仅 会 的 简单 西班牙 语 同 她 打 招 
呼 。 她 很 开心 ， 说 目 己 是 拉丁 舞 老 师 ， 周 末 休 假 ， 与 丈夫 出 来 哆 海 
风 。 


哈瓦那 的 临海 长 堤 


妻子 笑 着 看 我 ， 说 有 礼物 要 送 我 ， 然 后 从 钱包 里 拿 出 一 枚 硬币 ， 
指 着 上 面 的 格 瓦 拉 头像 对 我 说 ， 这 是 多 种 币值 里 ， 唯 一 印 有 格 瓦 拉 头 
像 的 硬币 。 


我 感激 ， 频 频 谢 她 。 
“你 喜欢 古巴 的 英吉 托 吗 ? ”她 满 脸 笑 意 ， 期 得 我 的 肯定 回答 。 


“我 .….. 还 没 在 古巴 喝 过 。* 莫 吉 托 鸡尾酒 是 我 所 钟爱 的 ， 但 为 保 
安全 ， 独 自 旅行 时 总 是 尽力 避免 酒精 饮料 。 


她 号 了 一 尺 ， 说 :“ 所 有 古巴 人 ， 还 有 在 古巴 的 游人 ， 部 是 从 一 杯 
英吉 托 开始 他 们 美好 的 一 天 的 ， 你 怎么 可 以 不 试 呢 ? ? 夫 妻 個 指 着 対面 
的 小 酒馆 ,“ 那 家 酒馆 很 有 口碑 ， 你 想 在 那里 品 答 第 一 杯 古 巴 莫 吉 托 
ny?” 


见 夫妻 俩 面相 善良 ， 又 赠 我 硬币 ， 我 不 好 拒绝 。 


他 们 没 驴 我 ， 这 家 酒 饮 的 莫 吉 托 的 确 好 哆 。 不 同 于 其 他 国家 在 出 
品 前 敷衍 地 沉 入 几 户 薄 何 叶 ， 这 家 酒馆 把 探 碎 的 薄 倚 时 置 于 杯 确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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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他 们 聊 起 古巴 的 免费 医疗 ， 丈 夫 的 把 火 平地 而 起 , “免费 医疗 ? 
那 真 是 天 大 的 笑话 。 看 病 费 用 是 免 了 ， 但 是 如 果 你 不 去 贿赂 医生 ， 他 
们 便 像 对 待 狗 一 样 对 你 ， 你 甚至 连 狗 都 不 如 ! ” 


见 他 激动 ， 我 转换 话题 ， 问 他 ， 作 为 古巴 人 ， 对 互联 网 有 没有 好 


奇 

作为 被 互联 网 占据 生活 绝 大 空间 的 人 ， 我 很 难 判 定 利 兹 强大 。 只 
敢 肯 定 ， 它 让 人 间 交 情 更 淡薄 ， 所 有 曾 被 一 只 手 细 细 书写 出 来 的 关切 
和 问候 ， 都 被 表情 符号 所 替代 。 谁 天 了 新 物品 ， 谁 换 了 新 男友 ， 谁 三 


餐 吃 了 什么 ， 那 些 本 蒙 着 神秘 色彩 的 生活 细节 ， 那 些 我 们 不 感 兴趣 的 
信息 ， 如 水 一 般 泌 向 我 们 。 


“互联 网 ? ”丈夫 反问 我 ，“ 难 道中 国 可 以 用 ? ” 
i 
“中 国人 可 以 自由 搭乘 飞机 ? 自由 出 国旅 游 ? “他 继续 问 。 
当然" 


夫妻 债 瞪 大 双眼 ， 告 诉 我 ， 在 古巴 ， 普 通 民 众 文 付 不 起 办 护照 的 
RA, BRAS OE BP RAC, BOE LA 
授 拉丁 舞 ， 月 收入 不 足 百 元 人 民 币 。 尽 管 医疗 和 教育 都 免费 ， 他 们 却 
觉 生活 很 讽刺 。 


忽然 ， 他 们 说 : “谢谢 你 请 我 们 喝 莫 吉 托 。” 


谢谢 ? 请 ? 尽管 我 脑子 塞 满 了 问号 ， 但 也 许 这 杯葛 吉 托 是 他 们 负 
担 不 起 的 消费 ， 我 便 付 了 钱 ， 准 备 离 去 。 


夫妻 俩 却 挽留 我 ， 邀 请 我 到 家 中 吃饭 ,， “难道 你 不 想 品 竹 古 巴 传统 
SANS? "我 不 乐意 添 麻 硕 ， 丈 夫 却 立马 接 话 , “只 是 简单 的 家 常 菜 ， 
来 答谢 你 的 砚 吉 托 。” 依 旧 那 副 满 脸 的 真 减 和 舌 意 。 我 便 随 了 去 。 


他 们 的 家 十 分 残破 ， 墙 皮 处 处 剥落 ， 餐 味 散 发 在 潮 热 的 空气 里 。 
住处 虽 破 旧 ， 却 是 古巴 政府 提供 的 ， 月 租金 只 需 儿 十 元 人 民 币 。 


沙发 上 坐 着 夫妻 俩 的 儿子 ，20 多 出 头 的 模样 。 丈 夫 开 起 玩笑 ， 说 
儿子 帅气 ， 读 的 是 音乐 系 ， 才 华 横 次 ， 让 我 考虑 成 为 伴侣 。 


妻子 恨 上 围裙 进 了 厨房 ， 又 转 号 ， 递 来 一 张 手写 单子 。 


“这 是 ? ”我 疑惑 。 


“在 古巴 ， 做 客 是 需要 携带 礼物 的 。 正 好 我 们 需要 买 些 酒水 ， 你 去 
买 吧 ， 我 让 儿子 陪 着 你 ， 以 免 迷 路 。” 


回想 起 来 ， 那 时 的 我 年 轻 傻 气 ， 本 可 翻脸 走 人 ， 却 一 心 念 着 人 家 
下 厨 的 恩情 ， 情 是 随 独 他 们 儿子 去 了 店铺 ， 按 照 单子 一 一 天 下 。 


单子 上 几乎 列 了 能 天 到 的 每 种 酒 类 ， 我 和 他 们 儿子 两 个 人 四 只 手 
才 擒 得 过 来 。 


回 色 家 中 , ARE ER: 一 碗 米 上 路 ， 一 份 乞 蛋 ， 一 小 矶 冰箱 取 
出 的 泛 黄 蔬 染 。 我 扒 了 几 口 饭 ， 说 饱 了 ， 要 离开 。 


丈夫 叫 住 我 : “明天 有 全 国 最 大 型 的 拉丁 舞 狂 欢 和 ， 你 要 去 看 
ny?” 


问 具 体 时 间 地 点 ， 丈 夫 答 : “这 个 节日 一 年 只 举办 一 次 ， 十 分 受 欢 
迎 ， 很 难关 到 票 。 我 明天 一 早 束 会 去 排队 ， 你 给 我 60 闫 元， 我 给 你 买 
好 票 ， 在 门口 等 你 。” 


千 万 别 再 踩 进 圈套 了 ， 我 在 内 心 冲 目 己 吃 着 。 


丈夫 见 呢 售 不 成 功 ， 问 我 :“ 要 回去 了 ? 难道 你 没有 礼物 要 送 给 我 
们 吗 ? ” 


妻子 播 话 ，“ 对 呀 ， 你 有 首饰 吗 ? "说 着 ， 身 子 凑 上 前 来 。 
我 逃 不 过 。 妻 子 一 路 随 我 回民 宿 ， 要 “礼物 ”。 


我 收拾 了 两 件 衣物 ， 靶 好 了 递 给 她 。 不 说 再 见 ， 头 也 不 回 。 其 实 
穷 不 可 怕 ， 怕 的 是 丢失 尊严 。 


日 间 在 街头 党 画 时 ， 我 天 下 一 副 立 体 画 ， 正 面 看 钙 格 瓦 拉 ， 左 侧 
看 是 何 塞 : 马 带 ， 而 从 右 侧 看 去 是 卡 斯 特 罗 。 因 男 得 缘 ， 结 识 了 创作 者 
和 鲁 本 和 他 的 丹麦 朋友 瓦尔 德 玛 。 


坐 在 步行 街 的 石 芝 上， 在 咸 腥 的 海风 里 ， 我 边 皖 着 那些 狂 舞 的 乱 
发 ， 边 问 鲁 本 对 格 瓦 拉 的 看 法 。 他 却 侧 过 脸 去 不 看 我 ， 只 说 :“ 他 是 个 
英雄 吧 。” 含 糊 得 叫 我 好 失望 。 


鲁 本 要 守 摊 位 ， 我 便 同 瓦尔 德 玛 去 选 老 城区 。 路 上 ， 瓦 尔 德 玛 提 
醒 我 : “你 不 该 在 公共 场合 问 鲁 本 对 格 瓦 拉 的 看 法 ， 那 很 敏感 ， 鲁 本 也 
不 敢 诚 实 作 答 。?” 倒 也 和 是， 而且 那 个 问题 捉 得 无 必要 ， 因 为 鲁 本 的 看 
CECB TRAV: 画 中 人 , 直 革 命 先 現 , 也 走 語 子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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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了 解 各 种 品牌 价值 ， 养 成 独到 眼光 再 去 判断 下 一 季 流 行 趋势 ， 杀 
目 去 法 国 选 材质 看 球 式 谈 价 格 ， 再 进货 到 丹麦 售卖 。 没 有 念 过 大 学 的 
瓦尔 德 玛 在 经 商 成 功 后， 在 丹麦 公立 大 学 免 学 费 的 优 民 福利 体系 下 ， 
选修 了 大 学 的 法 律 系 。 满 膜 经 纶 的 他 ， 不 仅 对 古巴 革命 有 着 清晰 见 
解 ， 还 将 耳 尔 瓦 多 、 洪 都 拉 斯 、 和 危地马拉 等 中 美洲 各 国 的 革命 历程 向 
我 一 一 细 述 。 


这 位 和 丹麦 前 国王 同名 的 老头 子 ， 那 时 已 十 71 岁 的 高 龄 ， 走 路 的 
速度 也 是 慢 极 。 他 几乎 每 走 几 步 ， 束 要 仿 下 来 给 我 看 手机 里 的 照片 。 
他 用 的 是 老式 彩屏 手机 ， 点 进 相册 需要 半分 钟 才 有 反应 。 因 此 每 次 他 
兴致 来 了 要 给 我 看 照片 ， 我 都 得 在 古巴 的 烈日 下 骏 晒 5 分 钟 ， 才 能 看 到 
那些 低 像 素 的 模糊 照片 。 他 同 我 说 ， 几 天 前 他 在 哈瓦那 看 牙医 ,，“ 那 牙 
医 已 经 80 岁 了 ， 而 他 诊所 的 设备 居然 用 了 70 年 ， 知 道 之 后 ， 我 吓 得 从 
椅子 上 跳 了 下 来 ， 死 活 不 让 他 斑 开 我 的 嘴 。? 说 着 ， 又 在 烈日 下 化 了 几 
分 钟 翻 手机 相册 ， 给 我 看 那些 锈 迹 斑斑 的 补 牙 机 器 。 


同 瓦尔 德 玛 走 在 古巴 街头 ， 我 悄悄 观察 路 上 的 古巴 人 。 吉 巴 人 种 
构成 丰富 ， 总 人 口 里 占 大 比例 的 是 日 人 ， 有 三 成 是 黑人 人， 混血 人 种 占 


两 成 ， 而 亚洲 人 也 占 了 近 一 成 。 这 丰富 的 人 口 构成 让 古巴 成 为 多 元 文 
化 的 熔炉 ， A Fe 


我 买 下 的 鲁 本 画作 。 后 来 我 才 知 道 ， 鲁 本 并 非 名 不 见 经 传 ， 他 的 其 他 立体 画作 还 被 收 进 了 古 
巴 博 物 馆 ， 部 分 画作 以 每 5 幅 1000 美 元 的 价格 在 哈瓦那 的 国家 饭店 展 出 售卖 。 他 说 ， 在 街 边 立 
摊 售 画 是 为 了 认识 更 多 的 朋友 


瓦尔 德 玛 稼 住 哥 本 哈 根 ，40 多 年 前 起 ， 他 每 年 都 到 古巴 旅行 一 
次 ， 每 次 都 会 在 哈瓦那 住 上 几 个 月 。 他 这 幸子 ， 总 共 来 过 古巴 40 多 
回 © 


他 说 ， 年 轻 时 来 古巴 是 出 于 喜欢 ， 而 这 份 喜 爱 是 第 一 次 游 抽 时 便 
种 下 的 ， 年 老 后 再 来 古巴 古 出 于 习惯 ,不 乐意 再 耗费 精力 去 熟悉 新 的 
国 度 新 的 民俗 


“但 我 想 ， 我 是 该 换个 地 方 度假 了 ， 这 几 十 年 来 ， 我 亲眼 看 着 古巴 
人 民 浮 村 的 性 格 是 如 何 说 旅游 业 给 市 坏 的 ， 现 在 你 看 到 的 古巴 已 经 不 
再 是 我 最 初 看 到 的 古巴 了 ， 我 大 倦 了 。? 束 在 瓦尔 德 玛 说 这 番 话 时 ， 我 
身后 的 黑人 姑 妨 们 辐 我 吹 起 别 弄 的 口哨 ， 她 们 操 着 法 语 笑 我 是 妓女 ， 
说 我 连 老 年 客户 都 不 放 过 ， 气 得 瓦尔 德 玛 跟 哈 地 退 着 她 们 高 。 


我 离开 古巴 的 前 一 天 ， 瓦 尔 德 玛 想 同 我 话 别 。 我 化 厦 收拾 行宫 ， 
没 空 出 门 ， 便 把 我 住 的 卡 院 的 地 址 发 给 他 ， 请 他 来 我 这 里 。 


见 到 瓦尔 德 玛 入 | 门 后 ， 卡 院 的 女 主 人 变 了 上 脸色。 我 一 再 同 她 解 
释 ， 瓦 尔 德 玛 是 我 的 普通 朋友 ， 视 我 如 下 女 ， 我 更 是 尊重 瓦尔 德 玛 的 
渊博 学 问 ， 却 也 挡 不 住 她 猜忌 和 轻视 的 眼神 。 


我 次 坐 在 客房 的 椅子 上 ， 同 瓦尔 德 玛 说 道 : “这 个 房间 古怪 得 
夜里 很 难 入 睡 ， 我 都 没 同 她 抱 仿 ， 她 反而 给 我 看 起 脸色 来 了 。” 瓦 
玛 倒是 不 去 抓 重点 : “ 古 怪 ? 说 来 听 听 。” 


很 ， 
尔 德 


告诉 他 ， 入 住 的 第 一 夜 ， 我 很 早 便 上 了 床 。 盈 无 困 意 ， 财 上 眼 
青 ， 竞 看见 一 个 标 铜 肤色 的 南美 面孔 的 男人 剖 我 张 牙 舞 爪 。 我 吓 得 立 
马上 开眼 睛 ， 环 顾 房 间 四 周 找 鬼 魂 ， 见 什么 都 没有 ， 以 为 目 己 因 疲 特 


而 多 心 ， 便 又 财 上 眼睛 。 这 回 ， 我 看 见 一 个 女人 把 一 双 留 着 长 指甲 的 
Fe eRe OR, 指 失 滴 着 血 , HH Ka AA ERE 
隔壁 屋 ， 我 倒是 不 但， 只 讨厌 “他 们 ? 扰 我 入 睡 ， 于 十 我 睁 着 上 腿 祷告 ， 
先是 画 十 字 求 基督 教 的 耶稣 ， 然 后 呼唤 伊斯兰 教 的 真主 安 拉 ， 叉 在 心 
里 拜 了 弥勒 佛 。 想 着 这 下 总 可 安心 了 ， 才 又 财 上 有 眼睛。 可 这 次 ， 我 竟 
然 看 到 一 群 人 推荐 目 行 车 ， 男 性 居多， 也 有 年 轻 女 孩 ， 他 们 先是 站 在 
原 地 冲 奢 我 笑 ， 忽 地 就 把 头颈 拉 长 伸 到 我 面前 ， 脸 了 筷 张大 扭曲 ， 对 我 
嬉笑 着 。 其 时 已 十 半夜 ， 我 不 妨 心 打扰 女 屋 主 ， 只 好 时 而 睁 有 眼 时 而 闭 
眼 撑 到 了 次 晨 时 分 ， 把 狠 话 通通 当 了 一 轮 ， 终 于 累 得 意志 模糊 地 昏睡 
过 去 。* 他 们 ?似乎 只 是 去 我 玩 而 已 ， 因 为 夜里 无 梦 , “他 们 ” 没 再 来 打 
ie 


瓦尔 德 玛 说 ， 哈 瓦 那 都 是 老 楼 甚至 危楼 , “说 不 准 这 栋 楼 已 经 历经 
了 几 代 人 的 出 生 和 离世 ， 墙 里 藏 着 很 多 "朋友 ' 呢 。? 说 着 ， 他 扣 起 手指 
敲 了 融 场 ， 像 同 里 面 的 朋友 问好 ， 骇 得 我 毛骨悚然 。 


我 赶忙 换 话题 ， 问 他 对 古巴 人 情 风 貌 的 看 法 ， 他 说 这 儿 天 与 我 同 
游 所 遭 到 的 日 眼 ， 加 深 了 他 对 古巴 的 成 见 ， 他 不 久 后 就 要 回 丹 麦 
了 ,“ 下 一 趟 旅行 ， 我 要 考虑 更 换 目 的 地 了 ， 可 能 是 印度 更 买 ， 也 可 能 
是 越南 的 胡志明 。” 


他 说 这 和 看 话 时 ， 我 已 收拾 好 了 行 蝇 ， 在 阳台 吹 厦 风 ， 同 哈瓦那 作 
最 后 的 道别 。 望 眼 过 去 ， 十 哈瓦那 市 区 港口 的 海边 景观 ， 堤 坝 芝 的 人 
们 叉 开始 了 他 们 对 日 落 的 等 每 。 那 里 面 ， 可 能 束 有 那 对 唤 我 去 买 酒 的 
夫妇 或 者 牟 我 车 费 的 司机 ， 在 老 地 方 措 着 下 一 位 浮 朴 的 外 国 游客 。 迎 
面 吹 来 的 海风 中 弥漫 着 明 姆 酒 的 气 电 和 雪 基 的 垂 香 ， 吹 得 我 惰 神 ， 已 
分 不 清 那些 过 去 日 夜 在 古巴 发 生 的 故事 里 ， 哪 些 是 真切 的 善意 ， 哪 些 
又 是 丑陋 的 说 言 。 


CHAPTER 10 一 艘 不 航行 的 船 


新 西 兰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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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船 这 天 ， 乌 斯 怀 亚 风 和 日 丽 ， 结 果 时 隔 不 入， 我 们 就 被 告知 船 坏 了 


38 封 邮件 


清晨 7 点 ， 我 叉 醒 来 了 。 


近 4 个 月 来 ， 对 阿根廷 签证 的 挂 心 ， 比 周 钟 还 有 效 ， 在 每 个 清晨 的 
乌 鸣 间 唤醒 我 。 那 时 的 我 ， 在 新 西 兰 旅居 一 年 ， 便 联系 了 阿根廷 驻 惠 
灵 顿 使 馆 办 理 签 证 ， 好 让 我 从 阿根廷 乘 船 前 往 南 极 。 


大 使 馆 里 的 人 ， 先 是 决然 地 用 “即便 旅居 在 新 西 兰 ， 但 你 是 中 国 
人 ， 应 该 回 中 国 办 签证 ”打发 我 ， 在 我 的 坚持 下 ， 叉 展现 出 一 周 回 一 封 
邮件 的 南美 工作 效率 ， 分 别 跟 我 催 要 英文 陈述 信 、 旅 行 计划 书 、 行 程 
安排 表 等 文件 。 每 次 按照 他 们 的 要 求 ， 把 文件 发 过 去 ， 欢 喜 地 翘 有 盼 
着 ， 以 为 下 一 步 就 是 被 安排 签证 面试 ， 却 不 想 ， 一 周 后 等 来 的 ， 又 是 
催 要 其 他 证 明文 件 的 邮件 。 为 什么 不 在 一 封 邮件 里 列 齐 所 有 需要 的 文 
件 ? 别 问 了 ， 阿 根 廷 人 爱 在 工作 时 间 用 思维 度假 。 


第 33 封 邮件 发 出 后 ， 我 已 然 进 入 目 寻 烦恼 的 状态 ， 满 心率 挂 签证 
进展 。 

Bt! 我 的 南极 ! 为 了 不 去 想 你 ， 我 倒 足 乐意 去 做 一 只 多 乌 ， 把 头 
插 进 沙 堆 里 ， 你 的 冰雪 极地 世界 塞 不 进 我 的 沙 颖 ， 目 此 与 我 无 关 。 


就 在 距离 第 一 封 邮件 发 出 90 多 天 后 ， 在 不 知 经 历 了 多 少 个 这 样 的 
清晨 ， 距 离 南极 船 出 发 仅 余 一 周 的 时 候 ， 我 终于 收 到 阿根廷 领事 助理 
SERIA: “我 们 接受 你 的 申请 。 请 于 下 个 月 来 大 使 算 面 试 。” 


我 不 可 置信 地 大 叫 : “他 们 疡 了 吧 ， 狐 了 吧 ! ” 


我 的 申请 材料 上 写 得 清 清楚 楚 ， 我 需要 在 一 周 内 抵达 阿根廷 ， 才 
赶 得 上 那 艘 去 南极 的 船 ， 他 们 却 叫 我 下 个 月 再 去 面试 。 


这 束 是 所 请 的 “南美 效率 ”。 要 去 南美 的 是 我 ， 不 怨 谁 。 这 头 刚 于 
如 完 ， 那 头马 上 假 今 今 地 回复 邮件 : 


“我 亲爱 的 、 叫 人 敬重 的 区 莉 娜 ， 实 在 感谢 你 给 我 面试 机 会 ! 遗憾 
的 是 ， 我 的 计划 是 下 周 从 阿根廷 前 往 南 极 ， 请 问 您 可 否 给 我 安排 尽早 
的 面试 ， 让 我 有 机 会 于 下 周 出 现在 阿根廷 ? ” 


第 二 天 ， 克 者 娜 的 邮件 悄悄 出 现在 我 的 信箱 ， 告 诉 我 已 把 面试 安 
排 在 一 天 后 。 


按 约定 时 间 来 到 大 使 馆 。 一 位 南美 姑 女 从 接 每 处 出 来 。“Carrie 你 
好 ， 我 是 殉 莉 娜 。” 


我 报 以 感激 的 笑 一 一 3 个 多 月 来 ， 使 馆 里 只 有 克 莉 娜 回复 我 的 邮 
件 ， 其 他 人 不 是 叫 我 回 中 国 办 理 签 证 ， 就 是 用 半 句 话 打发 我 。 我 的 好 
克 莉 娜 啊 ， 签 证 官 何 德 何 能 ， 把 你 这 样 的 贤能 助手 留 在 身 旁 。 


克 莉 娜 让 我 再 等 一 下 ， 说 釜 证 官 很 快 融会 见 我 。 一 听 是 “她 ”， 我 
稍 有 悦 色 ， 南 美文 性 ， 在 处 理 中 国人 的 签证 案例 上 ， 可 能 比 男性 少 了 
一 些 政治 敏感 ， 稍 好 说 话 。 


果然 ， 见 面 时 ， 签 证 官 主动 与 我 握手 ， 感 谢 我 从 别 的 城市 赶赴 惠 
灵 上 顿 面试。 签证 官 问 了 我 许多 问题 ， 她 似乎 不 满 我 把 阿根廷 当 作 去 往 
南极 的 跳板 ， 而 不 花 时 间 去 游览 阿根廷 的 风光 。 我 记 训 地 探 问 , “如果 
你 们 可 以 给 我 多 次 往返 签证 ， 我 会 再 回 阿根廷 旅行 。” 


她 爽快 地 说 : “当然 可 以 呀 ! ”说 完 看 向 殉 莉 娜 ， 让 她 去 拿 阿 根 迁 
地図 


签证 官 将 阿根廷 北部 、 南 部 、 中 部 、 东 部 和 西部 五 张 地 移 摆 在 我 
面前 ， 细 细 地 跟 我 介绍 阿根廷 的 地 理 概况 ， 并 叮嘱 我 一 定 要 去 她 的 北 
部 家 乡 看 看 。 


末了 ， 问 我 : “你 在 惠灵顿 停留 儿 天 ? ? 


我 慨 张 ， 知 道 这 个 问题 关乎 印 签证 的 时 间 ， 便 如 实 答 : “TK ARS 
加 这 场面 坛 ， 今 晚 殉 离 开 。” 


签证 官 顿 了 顿 : “ 哦 ? BRR ARM SUES oA SER, 
问 她 : “你 今天 有 空 弄 签证 吗 ? "我 的 好 克 莉 娜 啊 ， 这 时 有 又 不 迟疑 地 欣 
然 地 点 共 : “当然 啊 ! 只 要 十 Carrie 的 忙 ， 我 一 定 帮 。” 


告别 时 ， 答 证 官 递 给 我 她 的 名 片 ， 嘱 我 在 阿根廷 担 了 好 的 照片 ， 
一 定 要 与 她 分 享 。 我 给 区 莉 娜 和 签证 官 各 送 了 一 盒 巧 克 力 ， 感 谢 她们 


Wb 


签证 官 问 我 ， 为 什么 快要 出 发 了 才 来 申请 签证 。 我 和 闫 了 笑 ， 没 答 
复 。 


我 可 是 三 个 半月 前 束 开 始 跟 您 申请 了 呢 ， 


SICH Hea LAT 


我 从 智利 首都 圣地 亚 哥 ， 拱 航班 到 阿根廷 首都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转 
机 ， 要 去 阿根廷 最 南端 的 城市 乌 斯 怀 亚 。 


抵达 布 宜 话 斯 广 利 斯 的 机 场 时 ， 已 是 下 午 ， 而 第 二 天 飞 往 马 斯 怀 
亚 的 航班 是 在 北 展 。 目 然 ， 是 打算 在 机 场 睡 一 夜 了 。 


不 似 上 一 站 的 新 西 兰 ， 机 场 里 设 有 供 转机 客人 过 夜 的 连 廊 ， 布 宜 
诡 斯 艾 利 斯 的 国际 机 场 不 仅 没 睡 处 ， 连 淋浴 间 都 没有 。 坐 了 一 天 多 的 
WE, eho, ADCS DHE ° HA) DRE, 恒 減 湿 了 洗 手 
池 外 围 。 


不 想 这 一 洗 葛 遭 了 卫生 间 清 滞 工 的 日 眼 。 她 斜 着 眼 胸 视 我 ， 毫 不 
友好 。 我 忙 道歉 ， 她 并 不 回应 ， 看 起 来 并 不 接受 我 的 歉意 。 


我 只 好 匆匆 把 洗手 台 擦 拭 干 疤 ， 再 道 一 声 菊 ,退出 卫生 间 。 临 走 
偷 看 她 一 眼 ， 她 的 脸色 并 未 转 晴 ， 我 那 一 番 探 拭 ， 未 免 显得 太 卑 贱 。 


阿根廷 的 首都 人 ， 怕 是 不 好 邦 的 。 


衣物 整理 完 受 ， 又 取出 书 来 阅读 ， 这 一 读 ， 便 到 凌晨 。 一 看 表 ， 
该 办 登 机 脾 了 。 听 说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有 两 个 机 场 ， 为 保险 起 见 ， 我 拿 
着 手机 里 的 电子 机 票 ， 去 问 机 场 柜台 职员 ， 目 己 的 航班 是 否 在 这 个 国 
际 机 场 。 


职员 看 了 眼 机 票 ， 不 太 耐烦 ， 说 是 的 ， 还 加 一 句 ， 还 有 一 个 多 小 
时 才 办 登 机 有 牌 呢 。 我 户 同 办 理 登 机 有 牌 的 柜台 ， 前 方 已 排 起 了 小 长 龙 ， 
TARRY TE], Op ECLA SEAN © 


等 排 到 柜台 前 ， 办 登 机 的 工作 人 员 一 看 ， 对 我 说: “PRA KALE 
一 个 机 场 起 飞 ， 离 这 里 有 一 小 时 车 程 。" 我 一 听 ,， 急 了 ， 问 有 何 交 通 可 
选择 。 她 说 ， 半 夜 三 更 的 ， 哪 有 什么 选择 ， 搭 出 租车 吸 。 


奔 出 门 ， 选 了 眉目 和 兽 的 司机 ， 谈 好 价格 ， 一 路 飞 奔 去 另 一 机 
场 。 我 心急 如 焚 ， 没 心情 聊天 ， 沉 默 了 一 路 。 


只 见 窗 外 的 城市 飞驰 着 变换 面相 ,一 会 儿 古 全 球 大 部 市 通通 可 见 
的 摩登 大 厦 ， 一 会 儿 是 屋顶 被 吹 翻 外 墙 也 已 刊 落 的 老 楼 ， 该 国 的 久富 
差 距 , FY DL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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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 , 我 来 公 送 座 他 生 活 的 城 里 , FATA AE, WAS SI 
他 所 写 “ 人 生 岁 月 不 及 威 ， 还 有 梦境 与 黎明 ”的 意境 。 


司机 知道 我 赶 飞机 ， 把 油门 躁 得 起 劲 ， 比 预想 中 更 早 抵 达 国 内 机 
场 。 付 完 费 ， 谢 过 他 ， 下 了 和 车， 准备 目 己 芭 后 桔 厅 的 行李 。 看 过 了 几 
个 首都 人 的 脸色 ， 想 着 这 位 司机 也 是 收 了 钱 不 认 入 的 脾 性 ， 便 未 寄 盟 
太 多 。 不 料 他 还 下 车 帮 我 提 人 行李， 并 视 我 旅途 顺利 。 


进 了 机 场 ， 目 光 落 在 目 己 的 行李 上 ， 顿 觉 不 妥 : 外 套 呢 ? 跟 了 我 5 
年 的 外 套 呢 ? ! 可 惜 的 是 ， 无 论 它 是 丢 在 机 场 还 是 落 在 出 租车 上 ， 都 
没有 时 间 去 找 回 了 。 


那 是 件 防风 外 套 ， 价 格 早已 记 不 清 ， 只 记得 它 跟 着 我 走 南 问 北 ， 
不 亚 于 一 位 忠实 旅 伴 。 心 里 难过 ， 眼 泪 员 吊 束 下 来 了 。 机 场 过 客 来 
去 ， 步 履 和 匆匆 ， 用 疲惫 的 余 光 打 量 我 ， 铬 是 知道 我 的 泪 为 一 件 死 物 而 
油 落 ， 必 是 要 笑话 。 可 谁 又 能 断定 死 物 无 情 ? 那 件 外 套 ， 见 过 我 连续 
赶路 搭 夜 车 的 殿 翌 模样 ， 也 在 亮 时 大漠 里 给 高 烧 的 我 带 来 过 温暖 ， 叫 
我 如 何 轻松 面 对 它 的 忽然 丢失 。 


背负 着 深重 目 责 去 办 理 登 机 脾 ， 目 光 采 沛 地 站 在 队伍 里 ， 随 人 群 
移动 。 终 足 到 我 ， 柜 全 男子 却 招 招手 ， 把 我 卷 边 队伍 的 阿根廷 男子 叫 
上 前 。 我 想 ， 或 许 他 比 我 先 排 队 ， 先 办 理 登 机 牌 ， 也 是 应 当 。 待 他 办 
完 ， 我 同 想 台 迈 步 ， 又 被 柜台 男子 摆手 拒 回 ， 吴 后 一 位 太太 被 他 指点 
着 先 办 登 机 牌 。 


昌 不 清楚 状况 ， 我 已 开始 不 悦 ， 等 那 位 太太 办 完 ， 总 该 到 我 了 
吧 ， 他 却 又 把 我 吴 后 的 女孩 叫 到 前 台 去 。 连 文 孩 都 不 解 ， 指 指 我 ， 用 
西班牙 语 问 : “你 怎 不 让 她 办 ? ” 


柜台 男子 草稿 也 不 打 ， 张 路 就 答 : “她 的 航班 是 最 晚 那 班 。” 


我 明明 要 搭 最 早 那 趋 航班 ， 便 走向 柜台 , “你 让 我 等 了 义 等 ， 一 句 
没 问 我 古 哪 趟 航班 的 ， 却 能 未 卜 先 知 ， 知 道 我 搭 最 晚 的 航班 ? 这 吏 是 
你 的 服务 态度 ? ”他 不 搭理 我 ， 还 是 坚持 给 那个 女孩 办 登 机 牌 ， 女 孩 却 
正气 凉 然 ， 让 他 先 帮 有 我 办 。 


他 看 看 我 的 电子 登 机 牌 ， 发 现 我 要 搭 的 确实 是 那 趟 最 属 的 凌晨 航 
班 ， 眼 看 束 要 开放 登 机 ， 只 好 极 不 情愿 地 点 头 ， 帮 我 办 理 。 


无 端 被 不 公 对 待 ， 叫 我 迷惑 。 办 好 登 机 牌 后 ， 我 去 航空 公司 柜台 
要 了 一 张 意见 反馈 表 ， 效 要 吐出 这 番 吉 水。 想起 爸爸 常 叮 吁 “一 样 米 养 
百 样 人 ， 放 宽 心 ， 多 一 事 不 如 少 一 事 ”， 稍 作 犹 驳 ， 还 是 决心 继续 填 反 
馈 表 。 我 不 知道 ， 是 否 目 己 的 亚洲 面孔 ， 让 他 如 此 歧视 和 嚣张 ， 如 果 


是 ， 那 么 我 的 忍 气 知 声 ， 是 否 会 让 以 后 的 同胞 再 次 步 入 我 的 窒 境 ? 这 
么 想来 ， 笔 下 啊 呈 啊 ， 写 满 了 反馈 表 ， 管 航空 公司 看 不 看 ， 这 番 怒 气 
咽 不 下 。 


折腾 一 夜 ， 忌 算 登 机 。 飞 机 庞 然 ， 驶 离 布 是 诺 斯 艾 利 斯 地 面 ， 如 
一 只 大 乌 冲 入 云 雷 。 空 中 看 布 市 ， 异 常 玲 下 ， 连 坐 在 一 卷 的 本 地 太 
太 ， 部 急 急 把 脸 竣 向 我 这 一 侧 的 机 舱 窗 户 ， 嘴 中 喃 哺 “ 太 关 太 美 ”。 


的 确 美 ， 可 谁 的 眼神 又 够 犀利 ， 看 到 那 类 然 灯光 照 不 到 的 大 厂 贫 
民 定 ， 又 有 谁 体会 过 这 座 大 都 市 里 时 刻 发 生 着 的 冷漠 和 不 公 。 


拉 博 卡 区 ， 是 布 定 诺 斯 艾 利 斯 著名 的 贫民 区 ， 由 于 房子 色彩 绽 
纷 ， 近 年 来 吸引 了 无 数 游 客 莫名 前 往 ， 几 乎 成 为 布 宜 庄 斯 艾 利 斯 的 旅 
游 地 标 。 


200 年 前 ， 阿 根 迁 打败 宗主 国 西班牙 ， 成 为 独立 国 。 新 生 的 阿根廷 
政府 当时 定 下 国策 ， 要 参照 北欧 国家 的 发 展 模式 ， 将 阿根廷 建成 南美 
最 发 达 的 国家 ， 且 在 欧洲 大 肆 宣 传 该 政策 ， 以 招徕 移民 人 才 建 设 国 
家 ， 并 承诺 给 他 们 提供 土地 、 住 房 和 工作 机 会 。 然 而 ， 在 当时 真正 被 
吸引 到 阿根廷 的 ， 多 是 意大利 、 西 班 牙 和 东欧 国家 的 穷人 。 


面 对 这 些 坐 船 大 批 涌 入 阿根廷 的 穷人 ， 政 府 很 快 束 家 布 取 消 当 初 
承诺 过 的 土地 、 住 房 、 工 作 等 优惠 政策 。 新 移民 急需 生存 ， 于 是 他 们 
开始 在 下 船 的 码头 做 起 了 搬运 工 和 修 船 工 ， 并 用 船 三 废弃 的 、 造 船用 
的 边 角 铁 皮 搭 起 了 一 间 间 的 简易 房 。 房 子 搭 好 后 ， 他 们 发 现 根本 支付 
不 起 刷 墙 的 油漆 ， 因 此 当时 船 三 用 剩 的 油漆 束 成 了 他 们 的 洲 修 材料 。 
HMR Sc, ih FAS ie, 対 顔 色 根本 没有 要求 , RAT 
后 来 五 彩 缤纷 的 拉 博 卡 建筑 群 。 


游客 们 在 拉 博 卡 区 至 受 着 南美 咖啡 ,观赏 着 当地 人 跳 热 情 的 探 
戈 ， 但 很 少 人 去 探知 拉 博 卡 区 彩色 房子 背后 的 故事 。 


虽说 拉 博 卡 区 曾 诞生 过 马 拉 多 纳 这 样 的 球 王 ， 但 球 王 的 际遇 和 传 
a, HANH Ee RRR BWR, beatae AMS TS 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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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的 救济 金 ， 去 买 酒 和 毒品 。 


只 要 游客 稍微 往 拉 博 卡 深 处 走 ， 束 会 发 现 五 彩 斑 澜 的 外 围 里 ， 是 
晓 缩 在 露天 椅子 上 的 流 痕 汉 ， 和 等 竺 着 交易 对 象 的 毒 上 扳 ， 甚 至 还 有 人 
在 物色 抢 支 目标 ， 而 他 的 口袋 里 ， 很 有 可 能 痛 着 一 把 枪 一 一 省 有 劲 的 旅 
游 业 ， 与 这 危险 的 贫民 社区 形成 了 讽刺 的 对 比 。 


布 家 诡 斯 艾 利 斯 市 中 心 的 金融 区 和 贫民 定 ， 分 别 靶 着 两 个 世界 。 
一 條 世界 里 的 上 屋 人 土 堆 金 邊 玉 , SHE SRERE, A-MIANIRE 
人 士 ， 无 榴 诞 头 ， 布 你 不 项 身 。 我 兴 许 还 会 再 来 ， 但 却 失 了 期 待 。 


最 漫长 的 夜 


已 是 在 船上 的 第 四 夜 了 ， 浅 眠 桓 来 ， 再 无 法 入 睡 。 把 枕头 故 在 号 
后 ， 坐 起 看 天 伦 板 ， 回 想 往 事 。 不 敢 开 灯 看 书 ， 也 不 敢 挪动 ， 介 吵 醒 
同 舱 的 座 珍 娜 。 


芮 珍 娜 却 自己 醒 了 ， 躁 手 躁 脚 地 下 床 去 洗手 间 。 我 怕 惊 到 她 ， 尽 
量 轻声 地 说 ;“ 别 怕 吵 到 我 ， 我 没 睡 。* 


她 放心 地 点 了 点 头 ， 哪 吐 了 句 “ 噢 ， 你 这 个 可 怜 的 家 伙 ”， 知 道 我 
又 在 倒 时 差 了 。 


在 智利 也 游 走 了 数 日 ， 不 料 到 阿根廷 才 开 始 受 时 差 折 磨 。 整 夜 整 
夜 睡 不 着 ， 思 维 清 晰 ， 到 了 日 间 却 像 在 梦游 。 


万 其 今夜 。 


无 法 入 有 眠 ， 一 来 是 受 倒 时 差 影响 ， 分 明 是 阿根廷 的 黑夜 ， 我 却 度 
着 新 西 兰 第 二 日 的 黎明 ; OR, web Bae TRASK, 我 人 
A Bae PT, RA AA Pa, 就 要 実現 


历经 干将 万 难 ， 我 终于 来 到 阿根廷 南端 城市 马 斯 怀 亚 的 码头 ， 登 
上 奥 瑞 里 斯 号 。 一 进 船舱 ， 束 看 到 一 位 亚洲 模样 的 女子 对 着 船舱 接待 
处 很 着 急 地 说 着 什么 ， 看 她 说 不 清楚 ， 我 问 是 否 需 要 帮忙 。 原 来 是 同 
胞 ， 她 丢 了 手机 ， 项 望 接 竺 处 帮忙 寻找 。 我 为 她 翻译 后 ， 又 帮 着 找 ， 
快 把 接待 处 翻 志 了 都 没 结 果 。15 分 钟 后 ， 她 转 号 进 舱 ， 没 对 我 道 半 句 
谢 。 


我 按照 接 竺 处 给 的 舱 号 ， 找 到 了 目 己 的 船舱 ， 一 看 ， 双 人 海景 
AE? 可 我 明明 付 的 是 6 人 肉 的 最 低 价格 呀 。 问 了 接待 员 ， 她 大 笑 :“ 你 
运气 好 ， 我 们 给 你 升 舱 了 。”6 人 舱 与 双人 海景 舱 有 着 儿 万 的 差价 ,但 
在 这 充满 奇迹 的 大 洲 ， 我 也 不 去 寻根 问 友 了。 


束 这 样 ， 与 商 珍 娜 成 为 了 舱 友 。 商 珍 娜 古 法 国人 ， 约 莫 六 七 十 
上 8 


打开 衣柜 ， 看 到 她 挂 起 的 一 件 青 不 青 、 日 不 白 的 连 体 滑 雪 服 ， 我 
吓 了 一 跳 一 一 谁 会 带 这 种 又 丑 又 怪 的 衣服 来 南极 呀 ? 她 却 很 兴奋 ， 取 
His SAR, 放 在 身 前 比 画 : “我 的 大 孙子 说 它 太 妖 了 ， 我 偶 要 把 它 市 来 
南极 罕 。 我 的 朋友 知道 我 带 这 么 丑 的 衣服 来 南极 ， 都 觉得 我 狗 了 。” 


也 和 是， 疯 的 人 才 会 一 心 往 南 极 去 。 


我 当然 不 会 那样 说 她 ， 只 硅 她 “你 这 么 酷 ， 目 己 到 南极 旅行 ， 你 的 
I) FA EAR FEE?” 


“A ANWE, ” 好 有 点 不 甘 , “BRAD PD PHERRIEE, (CAA)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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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我 才 懒 得 去 管 他 怎么 看 。 人 生 短 暂 ， 我 可 不 想 花 费时 间 讨 好 那些 
不 喜欢 我 的 人 ， 尽 管 那 是 我 的 孙子 。” 


可 就 连 特 立 独行 的 商 珍 娜 ， 在 面 对 延 迟 发 船 的 消息 时 ， 也 是 不 知 
所 措 。 


在 我 们 相识 的 那个 下 午 ， 彼 此 都 已 知悉 ， 我 们 的 航船 无 法 按时 出 
行 一 一 她 在 上 船 时 ， 束 被 服务 生 告 知 了 ;而 我 日 间 在 马 斯 怀 亚 市 中 心 
的 餐 饼 用餐 时 ， 碰 巧遇 到 几 位 即将 同 船 的 游客 ， 称 目 己 收 到 船 公司 发 
出 的 电子 邮件 ， 通 知 “ 因 船 故障 ， 我 们 无 法 在 16 号 出 发 ， 改 为 17 号 出 
发 "。 我 们 还 磁 了 酒杯 ， 称 彼此 是 患难 之 交 。 


倒 时 差 的 生理 折磨 ， 加 上 期 得 满洲 的 心理 状态 ， 那 一 晚 成 了 我 人 
生 中 屈指 可 数 的 最 漫长 夜晚 之 一 。 


夜 静 得 出 奇 , AB MMPI Lo], BCA SBE Bi Sb BPs 
亚 。 在 鹅 黄 路 灯 的 映照 下 ， 小 镇 像 一 幅 欧 洲 油画 。 我 纠 想 ， 同 样 是 这 
局 小 圆 窗 ， 再 过 一 两 天 ， 束 会 框 住 南极 水 面 的 一 座 座 冰 山 ， 环 住 那 些 
古老 幽深 的 冰晶 览 。 


这 么 想 着 ， 在 虚 化 了 的 有 胱 夜色 里 ， 马 斯 怀 亚 真 的 开始 变幻 ， 移 
征 揭 黄 光 党 褪 却 ， 产 渐 地 ， 密 集 建 筑 群 也 远离 ， 南 极 的 冰川 逐 座 显 
EN, (ri MAE TE ATE 


在 这 般 漫漫 的 长 夜里 ， 因 素 挂 着 那 片 古老 的 冰 封 大 地 ， 我 无 法 入 
i. 一 抬 眼 ， 便 看 到 了 心中 那 片 纯净 凉 阐 的 极地 ， 那 些 棉 毗 一 样 的 雪 
Be, MERE 。 


可 知 目 己 的 内 心 , A AM Fee Bl ABE ea EER rei YL, 
和 那些 在 万 年 前 由 极地 河流 冻结 而 成 的 深 监 冰川 。 而 当真 正 相 过 ， 会 
征 激动 地 屏 住 呼吸 ， 还 是 平静 地 内 心 欣 喜 ， 答 案 封 在 且 古 的 冰 里 。 


我 是 都 市 的 孩 和 子 ， 从 来 只 在 水 泥 森 林 中 穿行 ， 起 喘 一 拌 ， 担 落 的 
只 有 水 泥 灰 。 那 种 因 亲 近 目 然 和 泥土 而 产生 的 质朴 感 ， 同 来 不 被 我 所 
拥有 ， 更 不 会 出 现在 我 的 童年 记忆 里 。 可 在 嗅 多 了 满 扩 塑料 气 恩 的 现 
代 文 明 、 触 多 了 趋 利 浮躁 的 人 心 后， 我 开始 向 往 未 被 染指 的 远方 大 
地 。 


我 只 知道 ， 在 地 球 仪 最 抵 端 ， 有 这 人 么 一 个 冰雪 世界 ， 人 类 假想 出 
来 的 轴 心 从 它 的 表皮 穿插 而 过 。 在 那里 ， 太 阳 有 时 日 夜 都 不 能 跃 出 地 
平 线 ， 有 时 又 整 日 整 夜 都 无 法 退 下 地 平 线 。 那 是 一 个 奇妙 的 世界 ， 似 
乎 只 有 极地 动物 ， 在 坚硬 的 日 色 礼 竹 上 穿行 ， 那 又 是 一 个 完整 的 世 
界 ， 与 万 里 之 外 的 人 类 有 着 妙 然 的 相连 。 


人 的 心 ， 是 世上 最 深 的 口袋 ， 泌 着 随时 往外 倾 泄 的 喧嚣， 套 了 止 
不 住 的 征服 和 舌 探 欲望 ， 淘 望 去 占有 那些 看 似 难以 拥有 的 人 和 事 。 而 
我 知道 ， 我 要 远 赴 那 冰 雪 朋 落 的 世界 ， 亲 目 踩 上 一 脚 ， 才 会 心安 。 哪 
RELA ABS BAR, 我 没有 这 般 伟大 。 


钠 珍 娜 似乎 进入 深度 睡眠 ， 呼 吸 声 都 低下 去 。 我 的 头 开 始 钝 钝 地 
痛 ， 思 维 却 异 单 清晰 ， 在 这 洪 黑 的 日 屋 里 。 


无 法 出 航 的 船 


一 早 ， 船 上 的 喇叭 召集 全 体 乘客 开会 ， 大 家 都 迅速 赶 往 讲座 室 。 
经 过 接待 处 ， 我 回头 问 服务 生 : “是 好 消 恩 吗 ? ”她 没 表情 ， 顿 了 
Bl: “他 们 很 快 会 让 你 知道 的 。” 我 很 乐观 ， 还 突 她 调皮 ， 认 定 她 藏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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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 不 曾 想 到 区 驶 员 会 宜 布 航行 取消 。 


ER aT Bee UM, Aa EOS, 一 字 
一 顿 地 说 : “抱歉 ， 船 ， 修 一 一 不 一 一 好 ， 我 们 的 航行 ， 被 迫 取 一 一 消 
一 一 了 。” 英 语 里 有 人 句 说 法 钙 “ 把 石子 朝 他 们 砸 得 轻 一 点 *"， 克 莉 斯 洒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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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望 癌 两 边 的 乘客 ， 他 们 一 副 反 应 不 过 来 的 表情 。 又 转 回 来 看 克 
莉 斯 洒 娜 ， 等 她 笑 场 一 一 谁 知 道 呢 ， 欧 洲 人 人 这么 爱 开 玩 突 ， 谁 知道 这 
征 不 是 一 场 恶作剧 呢 。 我 时 着 她 看 了 足 足 半分 钟 ， 她 不 语 ， 默 默 承受 
越 来 越 重 的 乗客 目 光 , 神 情 元 奈 


难得 的 是 ， 没 有 人 掀 桌 起 义 。 全 船 人 的 议 着 冷静 ， 让 我 感动 。 


克 莉 斯 汀 娜 解释 : “ 船 的 锚 坏 了 ， 尽 管 我 们 夜以继日 地 抓紧 抢修 ， 
也 大 致 修理 了 它 ， 但 今天 船 务 处 来 视察 的 官员 ， 还 是 说 我 们 达 不 到 航 
行 的 安全 标准 。， 


我 发 现 法 国 舱 友 芮 珍 娜 没 来 参加 会 议 ， 回 房 后 见 到 她 ， 她 才 说 ， 
自己 比 大 多 数 乘客 提前 两 个 小 时 知道 无 法 出 发 ， 因 为 她 去 过 驾驶 舱 找 
克 莉 斯 洒 娜 了 解 情况 ， 被 告知 般 错 无 法 修好 。 芮 珍 娜 回忆 “ 克 莉 斯 洒 
娜 很 自信 地 告诉 我 ， 没 有 船 锚 ， 她 照样 能 驶 抵 南极 ， 可 是 来 视察 的 人 
不 许 她 这 么 做 。” 


这 人 么 一 听 ， 我 倒是 受 触 动 了 ， 南 极 是 要 去 ， 但 不 能 冒 死 去 。 准 珍 
Bh Mit: “我 感到 很 吃惊 。 要 知道 ， 这 可 征 南美 啊 ， 遇 到 什么 事 ， 掏 点 
钱 殉 可 以 解决 。 船 公司 完全 可 以 出 钱 让 船 务 处 的 人 上 点头， 人 允许 开 船 。 
他 们 却 没 这 么 做 。” 


或 许 因为 船 公司 由 荷兰 人 运营 ， 还 是 按照 西方 的 严谨 模式 ， 不 会 
只 看 利益 ， 疾 顾 乘客 安危 。 


青天 霹雳 已 内 过 去 10 分 钟 ， 会 场 却 没有 鼓 品 ， 乘 客 们 低 声 商量 着 
解决 方案 。 事 发 突然 ， 为 船 公 司 担保 的 保险 公司 还 未 两 梭 好 赔偿 方 
案 。 而 车 驶 员 克 莉 斯 条 娜 依然 主持 厦大 局 ， 尺 可 能 地 解答 乘客 的 疑 
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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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乘客 举 手 问 : “如 采 我 们 等 ， 坚 持 等 上 两 三 天 ， 有 开 船 的 可 能 
ny?” 


克 莉 斯 汀 娜 摇头 :“ 短 时 间 修 理 不 好 ， 近 期 航行 全 无 可 能 。” 
MARSA: “你 过 到 过 这 样 的 情况 吗 ? ” 


Soa OR: “我 在 这 艘 船上 工作 了 10 年 ， 只 在 7 年 前 遇 到 过 
一 次 ， 但 那 次 修好 了 。 ”我们 这 群 倒 替 的 可 怜 虫 。 


“有 别 的 船 可 供 我 们 搭乘 吗 ? ”很 多 人 问 。 


被 告知 近 几 天 离开 的 船 全 部 客 满 ， 如 要 预定 ， 只 能 定 其 他 船 公司 
下 个 月 出 发 的 船 ， 要 交 至 少 2000 美 元 的 差价 ， 以 及 未 必 有 舱位 。 


一 位 印度 乘客 颤 厦 声 音 说 : “我 不 秤 万 里 ， 来 到 这 里 ， 有 是 要 赶赴 一 
生 的 梦想 之 地 。 我 实在 无 法 接受 目 己 的 梦想 就 这 样 被 轻易 取消 。” 


在 座 所 有 乘客 几乎 都 古 目 助 行 ， 都 在 此 前 比较 过 各 公司 的 船 票 价 
格 ， 不 古 腰 缠 万 人 贯 的 人 ， 都 要 为 改 签 机 票 所 论 费 的 手续 费 而 百 恼 。 南 
极 之 行 花 费 不 菲 ， 我 们 还 要 不 目 量力 地 来 ， 目 然 也 是 做 着 与 这 位 印度 
乘客 一 样 的 梦 。 


南极 洲 ， 遥 远 得 奉 不 去 拨弄 地 球 仪 ， 都 会 乐 了 世界 上 还 有 这 人 么 一 
块 神 奇 的 土地 。 无 论 从 哪里 出 发 ， 都 至 少 要 十 几 个 小 时 的 航行 ， 多 达 
几 站 的 中 较 ， 飞 越 数 个 时 区 ， 融 来 租 夜 不 分 的 生理 反应 。 然 而 这 些 都 
没 能 阻挡 整 船 的 乘客 来 到 这 里 ， 于 谁 而 言 ， 这 个 消息 不 是 一 锤子 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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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尽 的 失落 促 我 出 船舱 ， 到 马 斯 怀 亚 的 街头 漫 元 目的 地 晃荡 。 很 
多 乘客 还 在 船上 等 候选 方案 ， 我 却 已 不 抱 希 望 。 


初 抵 马 斯 怀 亚 ， 风 狂 肆 得 让 我 错觉 已 到 了 南极 : 如 此 大 的 风 ， 怎 
么 没 把 这 巴掌 大 的 小 城 刮 跑 。 已 是 夏 日 ， 我 穿着 朋友 送 我 的 类 国 科 考 
站 南极 项 目的 工作 大 衣 ， 却 仍 冷 得 发 拌 。 

在 外 喝 足 了 5 个 小 时 的 风 ， 吹 得 脸 部 矿 木 ， 我 回 到 船舱 。 


经 过 船 舱 接 竺 处 ， 服 务 生 叫 住 我 ， 递 来 一 张 纸 ， 告 诉 我 这 征 公 司 
提供 的 解决 方案 一 一 

“抱歉 ， 由 于 船体 故障 ， 我 们 遗憾 地 取消 此 趋 航行 。 我 们 提供 以 下 
补偿 方案 。 方 案 一 : 您 可 以 免费 改定 今年 年 底 的 19 天 南极 航船 方案 


二 : 您 可 以 取消 旅行 ， 得 到 全 额 退 款 ， 以 及 高 达 500 美 元 的 机 票 补 
Wh ° ” 


我 送 完了 , BAABARA, MAGIK o KT LMM VMK, 
问 他 们 的 决定 ， 都 说 下 个 月 没 时 间 来 坐 船 ， 而 且 都 计划 了 别 的 旅途 ， 
改 签 机 票 以 及 改变 行程 的 花费 ， 远 多 于 1500 美 元 ， 实 在 不 划算 。 我 没 
反应 过 来 ， 问 : “你 说 下 个 月 ? 他 们 下 个 月 还 有 船 ? ”他 们 答 ， 当 然 
啊 。 


我 抓 起 纸张 重读 ， 才 发 现 解决 方案 里 还 有 一 行 小 字 : 


“方案 三 : 您 可 以 免费 改定 2 月 份 或 者 3 月 份 出 发 的 航船 ， 得 到 您 文 
付 船 价 25% 的 退 款 ， 以 及 高 达 1500 美 元 的 机 票 补偿 。” 

我 大 喜 一 一 我 既 没 订 机 票 ， 又 没 行程 计划 ， 这 个 方案 ， 对 我 来 说 
再 好 不 过 ! 想 着 又 可 以 去 南极 了 ， 还 能 拿 回 很 大 一 部 分 船 款 ， 我 失 心 
疯 一 样 地 笑 。 


其 他 愁眉 知 脸 的 乘客 看 了 看 我 ， 恨 不 能 把 我 蹦 下 海 ， 更 低落 了 。 


CHAPTER 11 走 到 世界 的 尽头 


美国 /墨西哥 /阿根廷 


马 斯 怀 亚 狂欢 节 上 的 小 男孩 


美国 不 美 


在 船上 免费 住 了 几 天 ， 把 接 下 来 的 中 南美 洲 行程 都 粗略 计划 了 一 
得 后 ， 我 告别 了 那些 同 经 患难 的 船 友 们 ， 飞 往 美 国 。 


从 冷漠 的 美 联 航 空姐 ， 到 波士顿 机 场 粗 鲁 的 地 勤 ， 美 国 给 我 的 第 
一 印象 入 精 炎 。 


本 以 为 轻松 可 过 的 海关 ， 却 像 审 犯人 一 样 对 竺 我 : 把 我 的 护照 翻 
了 又 翻 ， 质 问 我 : “你 为 什么 去 中 东 旅 行 ? ” 


我 不 解 : “中 东 和 北美 ， 难 道 还 有 高 等 和 低 等 的 差别 吗 ? ”他 不 接 
话 ， 却 突然 办 着 我 : “你 为 什么 有 美国 口音 ? 是 不 是 在 美国 留 过 学 ? * 


“先生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来 美国 。” 我 如 实 告 之 ， 努 力 让 目 己 的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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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空地 ， 让 我 站 过 去 ， 便 不 再 理 我 。 我 讨 住 情绪 ， 等 他 的 同事 过 来 把 
我 市 走 。 


我 被 市 往 的 地 方 ， 人 称 “ 小 黑 屋 ”"， 是 美国 海天 及 边境 保卫 局 设 在 
机 協 的 "接待 室 ?* 接待 室 的 大 党 不 仅 不 黑 ， 还 宽 敬 明亮 。 在 那里 ， 我 
见 到 约 有 20 人 在 等 着 “被 接待 "， 这 其 中 多 是 皮肤 勋 黑 吴 形 魁梧 的 人 ， 
看 着 像 美洲 土 着， 也 像 太 平 洋 岛 国 的 岛 民 。 而 男 外 小 部 分 人 ， 则 是 怀 
有 喘 孕 的 黑人 女子 。 我 侯 有 兴趣 ， 好 想 同 他 们 交谈。 


可 还 没 等 我 开始 细致 观察 ， 两 名 警官 束 把 我 之 进 了 他 们 的 办 公 
室 。 


“今天 过 得 好 吗 ? ?长 官 礼 节 性 地 问 。 


“好 不 好 ， 显 而 易 见 。” 我 沉着 脸 。 


“看 你 的 护照 ， 你 不 仅 去 了 欧洲 ， 还 几乎 把 中 东 中 亚 和 北非 地 区 的 
国家 都 走 遍 了 ， 为 什么 ? ”他 边 间 ， 边 低头 翻 看 我 护照 上 的 签证 印章 。 


DT ° ” 


“包括 阿 语 诗 、 巴 基 斯 坦 、 巴 勒 斯 坦 、 以 色 列 、 歼 巴 嫩 等 等 这 些 中 
东 国 家 ， 都 是 旅行 ，“ 而 已 ?? ”他 故意 强调 。 


“是 ， 痢 是 旅行 ， 而 已 。 顺 便 纠正 您 ， 阿 定 汗 属于 中 亚 国 家 ， 而 巴 
基 斯 坦 属 于 南亚 。” 


FRR we SC Mo BE ISR A, 22 aS EE, ARE 
问 : “那里 有 何 好 看 的 ? ” 


“人 和 文化 。” 差 点 说 出 口 的 ， 是 “以 及 你 们 对 人 家 的 战争 影响 ”。 
没 胆 , 咽 了 下 去 。 


“你 在 那些 国家 ， 有 认识 的 人 吗 ? ”他 直 义 勾 地 采 着 我 的 眼 ， 想 看 
到 我 心窝 里 去 。 

“去 之 前 ， 一 个 都 不 认识 ， 去 之 后 ， 倒 是 结交 了 很 多 当地 朋 
友 。* 话 一 出 口 ， 我 立马 就 后 悔 了 ， 怕 他 会 问 结交 的 朋友 里 是 否 有 恺 怖 
分 子 。 

“你 在 中 国 的 军队 工作 过 吗 ? "他 顿 了 顿 , “又 或 者 ， 在 中 东 地 区 给 
任何 国家 和 当地 人 提供 过 培训 吗 ? ” 


我 怀疑 目 己 的 听力 出 了 问题 ， 瞪 大 有 眼睛 看 着 他 ,“ 什 么 ， 培 训 ? ” 


“是 。 培 训 ， 我 指 的 是 ， 是 否 在 中 东 地 区 培训 过 当地 人 如 何 使 用 起 
器 ， 比 如 说 ， 枪 支 。* 他 一 字 一 顿 地 说 。 

我 笑 得 喘 不 过 气 来 ， 连 播 了 好 一 会 儿 的 头 ,“ 当 然 没 有 ! 我 又 不 是 
黑 寡妇 。" 答 完 才 觉得 姿态 太 高 ， 便 装 出 小 孩 模样 , “再 说 ， 我 爸 妈 要 
知道 我 在 中 东 做 培训 ， 不 打 断 我 的 腿 才 怪 哩 1 * 

“好 。 再 问 你 ， 有 没有 在 中 东 国家 教 过 英语 ? “他 问 。 

我 笑 得 涨 红 了 脸 ，“ 没 有 ， 长 官 ， 我 权 当 你 在 夸 我 英语 好 了 。” 

他 不 放 过 这 个 话题 ,“ 你 真 的 没有 在 美国 念 过 书 ? 坦诚 作答 ， 我 们 
是 可 以 查 到 全 部 出 入 卉 记录 的 ， 你 的 作答 内 容 会 成 为 日 后 的 法 庭 证 
供 。” 

“不 仅 没有 在 美国 留 过 学 ， 连 美国 的 土地 ， 我 今天 也 是 第 一 次 路 
上 。 我 只 接受 过 中 国 的 教育 ， 没 有 任何 留学 经 验 。” 


“好 。 那 这 点 ， 你 总 不 否认 了 吧 : 你 去 过 这 么 多 国家 ， 你 的 父母 一 
IRE A! ”他 得 意 洋洋 地 看 着 我 。 


“不 ， 一 开始 的 旅费 来 目 于 我 的 实习 收入 ， 后 来 的 旅费 ， 来 目 我 的 
全 职 收 入 。” 


“ 呵 ! ”他 冷笑 一 声 ,，“3 秒 内 回答 我 ， 你 从 智利 的 圣地 亚 哥 ， 飞 往 
阿根廷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的 机 票 是 多 少 钱 ? ” 


我 记得 清 清楚 和 区， 连 小 数 点 后 的 分 过 都 报 给 他 。 


他 的 同事 与 此 同时 在 该 航空 公司 的 官网 上 搜 票 价 ， 不 一 会 儿 ， 拾 
头 给 他 个 眼神 ， 他 转向 我 ,“ 看 来 还 真是 目 己 付 的 鞭 。” 


“何止 机 票 ， 去 南极 的 船 票 、 飞 美国 的 机 票 ， 全 部 价格 我 都 记得 清 
楚 。 继 续 问 我 叮 。” 我 真是 初生 牛犊 ， 得 了 点 认可 束 不 怕 死 ， 挑 战 起 边 
境 官 来 


这 诸多 毒 问题 ， 一 来 一 回 地 ， 耗 费 了 我 近 一 个 小 时 。 我 湖 渐 甩 掉 
了 刚 进 小 墨 屋 时 的 焦灼 ， 松 震 媒 地 靠 在 沙 软 的 皮 椅 了 于 上 。 


SA FED EAE, Wie, 辺 同 我 : “ 骤 后 一 个 问题 。 你 说 
你 要 去 南极 ， 你 在 那里 有 没有 朋友 ? ” 


BART ROE, AGRE, BE. “ 有 , BAO 
终于 听 到 了 一 个 肯定 的 答复 ， 他 激动 地 抬 起 头 来 :“ 谁 9 | ” 
一群 小 企 网。* 


出 乎 意料 地 ， 训 练 有 素 的 长 官 范 笑 了 起 来 ， 告 诉 我， 审查 结 束 ， 
我 可 以 走 了 。 


我 没有 马上 离开 ， 对 他 说 :“ 你 知道 吗 ， 在 我 的 祖国 ， 看 多 了 好 羔 
坞 影片 的 年 轻 人 ， 多 多 少 少 都 知道 这 个 概念 : “美国 梦 *。 对 于 我 们 来 
说 ， 它 象征 着 在 美国 大 地 上 ， 人 们 敢于 做 梦 、 勇 于 追 梦 ， 而 美国 社会 
尊重 上 自由、 或 励 梦 想 、 你 护 信仰 。 然 而 今天 ， 我 彻 瓜 改变 了 想法 ， 意 
识 到 美国 人 过 高 地 评价 了 目 己 的 国度 ， 这 里 不 仅 没 有 做 梦 的 氛围 ， 还 
有 着 脱离 不 掉 的 项 固 认 知 ， 以 为 人 人 都 想 入 侵 美国 、 留 在 美国 。 你 们 
Bl, RNAS CHEE, FAA A HE  ” 


长 官 没有 打 断 我 ， 在 我 说 完 后 ， 他 向 我 道歉 :“ 我 们 只 是 觉得 一 个 
年 轻 又 好 看 的 女孩 ， 自 己 跑 了 多 次 中 东 中 亚 ， 看 起 来 叫 人 好 奇 而 已 。” 


“长 官 ， 即 便 你 说 我 看 起 来 像 世 界 小 姐 ， 也 无 法 抹 去 今天 这 番 审 问 
带 给 我 的 坏 印 象 ， 你 强调 了 “中 东 中 亚 *"， 难 道 这 一 个 小 时 的 对 话 ， 仍 


然 没 有 让 你 感觉 到 ， 在 我 眼 里 国家 和 地 区 是 没有 高 劣 之 分 的 ， 正 如 同 
在 长 官 你 的 面前 ， 我 不 为 我 的 平民 身份 感到 和 卑微， 我 们 是 平等 的 ， 国 
家 也 是 。” 


他 站 起 身 ， 推 天 了 办 公 室 的 另 一 扇 门 ， 那 扇 门 通 往 登 机 的 快捷 通 
i, “小姐 ， 我 很 抱歉 。 来 吧 ， 我 送 你 登 机 。” 


排队 入 境 ， 忽 然 见 到 一 对 同样 进 过 小 黑 屋 的 黑人 母 女 。 我 冲 她 们 
微笑 ， 她 们 用 胜利 的 眼神 回 望 我 ， 好 像 在 说 : 


“ 噢 ， 你 也 逃 出 生 天 了 。” 


温情 的 符 西 表 


在 美国 旅行 了 二 三 十 天 后 ， 我 在 加 州 的 边 卉 城市 圣迭戈 市 区 ， 叫 
住 一 辆 人 力 车 ， 前 往 美 墨 边境 。 边 境 管控 非常 松 ， 一 个 步子 ， 就 跨 进 
了 墨西哥 城市 蒂 华纳 。 


其 实 ， Fine TETRA AN, RAR AIRE, he EPA I] SE 
凡 的 墨西哥 城 ， 我 都 提心吊胆 ， 甚 至 不 敢 带 相机 出 门 ， 束 连 手 机 都 音 
放 在 往 袋 里 不 敢 全 出。 之 前 听 到 过 一 些 游 客 在 墨西哥 遭遇 抢 支 的 故 
事 ， 而 墨 西 哥 不 低 的 犯 徘 率 和 严重 的 贩毒 及 骏 力 犯罪 案件 ， 也 时 刻 扯 
着 我 的 神经 。 


这 样 异常 小 心 的 旅途 ， 让 我 少 了 很 多 乐趣 。 


有 天 ， 在 带 华纳 的 红灯区 ， 我 看 到 了 姿色 各 异 的 站 街 女子 。 她 们 
靠 墙 站 立 的 姿态 、 打 量 过 客 的 眼神 ， 痢 透露 着 万 种 风情 。 我 看 着 她 
们 ， 指 了 指 手机 ， 询 问 可 否 拍照 ， 她 们 插头 拒绝 ， 我 也 不 冒犯 ， 便 走 
Te 


失落 时 ， 食 物 最 安慰 人 “。 走 进 一 家 街头 和 餐厅， 点 了 两 人 分 量 的 墨 
Rate, MARGE RMS, AS TIRE aR, BOR 
TARR, WARS EMS HR 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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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朝 我 直 来 ， 伸 手 要 钱 。 我 摇头 拒绝 ， 流 浪 汉 不 饶 ， 神 情 更 凶 了 ， 步 
步 逼 近 我 。 


突然 ， 他 跟 喻 地 后 退 一 大 步 ， 眼 神 惊 奶 地 看 疝 我 喘 后 。 我 转 过 头 
去 ， 看 见 一 位 路 过 的 健壮 男子 正 狠 狠 地 瞪 着 流 痕 汉 ， 用 西班牙 语 


ii: “ 离 她 远 点 ! MIRKNEEBSE - 


我 因为 害 介 ， 连 感谢 都 乐 了 说 ， 只 给 了 男子 一 个 感激 的 眼神 ， 目 
顾 地 离开 。 走 了 半 个 街区 ， 我 回 望 男子 ， 他 仍 站 在 原 地 ， 目 送 我 离 去 
的 同时 ， 不 时 望 同 男 一 头 的 流浪 汉 ， 直 至 确认 流浪 汉 同 反方 向 越 走 越 
远 ， 他 才 安 心 转身 。 


那 时 ， 沿 街 店铺 播放 的 西班牙 语 歌 音量 震 天 ， 我 的 心里 却 静 悄悄 
地 放 入 了 一 份 陌生 的 暖 意 。 


再 后 来 , RK a, Re T-BAR RE Hh Ba Al 
斯 的 航班 ， 再 从 布 市 转机 去 马 斯 怀 亚 ， 搭 乘 改 签 后 的 邮轮 前 往 南 极 。 


不 料 第 一 班 飞机 晚点 ， 抵 达 墨 西 哥 城 时 ， 我 的 联 航 已 飞 走 了 ， 而 
当天 飞 往 马 斯 怀 亚 的 航班 只 有 一 班 ， 我 是 无 法 赶 上 同 天 出 发 的 邮轮 
Ts 


当时 ， 我 号 上 根本 没有 墨西哥 比索 ， 只 市 了 50 美 元 现金 ， 又 是 半 
夜 ， 机 场 换 钞 店 通通 关 了 [|]。 


机 场 没 有 免费 网 络 ， 我 无 法 给 船 公司 打 网 络 电话 。 我 急 出 了 泪 ， 
去 找 付费 的 公用 电话 。 


刷 了 信用 卡 ， 拨 了 船 公 司 的 号 码 后 ， 听 简 却 传 来 誉 西 哥 接线 员 的 
声音 : “小 姐 ， 你 的 信用 卡 被 冻结 了 ， 拨 号 失败 。” 念 避 是 由 于 我 在 不 
同 地 区 多 次 刷 了 人 信用卡， 警惕 性 高 的 国内 银行 做 出 的 反应 。 


我 灵机 一 动 ， 走 到 了 仍 在 营业 的 机 场 星巴克 咖啡 店 ， 希 望 用 网 络 
电话 联系 船 公司 。 


失落 诅 形 到 极点 的 我 ， 不 耐烦 地 对 星巴克 小 哥 说 : “一 份 小 杯 卡 布 


Ayia” 


abt 


小 哥 满面 笑 意 ， 问 我 : “ 蒸 的 涼 的 ? ” 

FRR AR: “随便 。” 

他 又 突 着 问 : “要 三 明治 吗 ， 我 们 新 推出 的 口味 值得 一 试 。” 
我 朝 他 翻 了 个 日 眼 :“ 不 要 。” 

他 不 放弃 ,“ 需 要 末末 酸奶 吗 ? ? 

我 一 不 再 忍 ， 即 将 爆发 。 

最 后 ， 小 哥 问 :“ 卡 布 奇 诺 要 多 大 分 量 ? ” 


我 拍 了 拍 桌 子 ， 一 口气 说 :“ 我 说 了 我 要 小 杯 的 卡 布 奇 话 ， 小 杯 ! 
我 只 十 随便 点 杯 哆 的 ， 因 为 需要 用 你 店 里 的 无 线 网 络 打 个 紧急 电话 ! ” 


“ 开 ?” 的 一 下 ， 小 哥 的 嘴 拉 链 般 地 合 上 ， 静 静 地 融 击 着 下 单机 敌 。 


付款 时 ， 我 将 银行 卡 一 把 甩 过 去 。 束 在 他 接 过 卡 的 一 瞬间 ， 我 脑 
子 突然 “ 喻 ”的 一 下 卡 被 冻结 了 呀 。 


当然 刷 不 了 。 他 问 我 ， 有 现金 吗 ? 

RSE SIRI, “没有 。” 

“有 其 他 卡 吗 ? "他 问 。 

我 又 播 头 ，“ 没 有 。” 这 次 不 仅 没 了 点 餐 时 的 气焰 ， 我 还 几乎 是 带 
BRIS th 。 

只 见 他 没有 再 问 ， 把 手 伸 进 制服 的 裤 带 里 ， 掏 出 自己 的 卡 ， 帮 我 
付 了 款 ， 冲 我 笑 了 笑 : “这 杯 算 我 的 。” 


泪 了 立马 不 争气 地 涌 了 出 来 ， 所 有 对 登 船 的 焦虑 都 烟消云散 一 一 管 
Ht ARE, AT Rae, 不 去 我 命 ABRAM A + AMD, 
才 有 是 旅途 的 意义 。 


取 咖 啡 时 ， 给 小 哥 递 上 了 一 张 纸 条 ， 写 上 我 的 电子 邮件 地 址 ， 请 
他 有 机 会 一 定 到 中 国 玩 。 


再 后 来 ， 行 我 回国 ， 收 到 了 小 哥 的 邮件 ， 他 高 兴 地 告诉 我 ， 他 终 
于 吉 起 了 勇气 ， 回 家 人 坦诚 出 柜 ， 回 朋友 们 公开 了 目 己 的 同性 伴侣 。 
还 告诉 我 ， 那 时 他 在 机 场 星巴克 打工 ， 是 想 存 一 笔 钱 进入 演 忆 行业 做 
歌手 ， 而 如 今 ， 歌 手 还 没 做 成 ， 他 却 阴 差 阳 错 地 成 了 一 名 演员 。 当 
然 ， 这 部 是 后 话 了 。 


在 他 的 普 意 帮助 下 ， 我 输入 付款 小 票 上 的 随机 密码 ， 连 上 了 无 线 


网 络 ， 挨 通 了 朋友 的 电话 ， 并 在 朋友 的 帮助 下 ， 联 系 到 了 定 船 票 的 旅 
行 社 ， 他 们 与 船 公司 协商 后 ， 为 我 改 订 了 第 三 笨 船 。 


世界 的 尽头 一 一 乌 斯 怀 亚 


这 回 ， 再 次 抵达 马 斯 怀 亚 的 我 ， 再 也 不 敢 乱 跑 了 ， 生 但 错过 第 三 
艘 船 。 


马 斯 怀 亚 被 称 为 “世界 的 尽头 ”， 因 此 处 是 离 南极 浏 最 近 的 大 陆 。 
尽管 有 科学 刊物 曾 指出 ， 从 精确 地 理 位 置 来 看 ， 智 利 南部 的 合 恩 角 才 
真正 与 南极 隅 海 相 望 ， 十 世界 最 南端 的 缀 落 ， 但 这 丝 蝇 不 影响 大 批 游 
客 前 往 马 斯 怀 亚 ， 感 受 类 似 南 极 的 风光 地 貌 与 极端 气 候 ， 并 市 着 本 了 于 
前 往 马 斯 怀 亚 邮局 ， 傻 傻 地 盖 上 那 枚 刻 着 “世界 尽头 ”的 印章 。 


马 斯 怀 亚 很 小 ， 小 得 我 已 熟悉 每 间 和 抱 饼 的 招牌 羔 式 和 网 络 密 码 ， 
小 得 每 处 街角 都 已 然 失 去 恢 喜 。 而 再 类 人 对 夜生活 和 疯狂 派对 的 时 
尚 ， 也 不 是 我 所 能 融入 的 。 多 日 强 聚 的 孤独 感 ， 像 一 层 执 厚 的 阴 竹 ， 
始终 挥 拨 不 去 。 


偶尔 ， 我 会 去 远郊 的 灯塔 ， 感受 《春光 和 在 汇 》 里 ， 张 展 对 着 杂音 
机 说 话 的 那 番 孤寂 与 无 助 。 那 部 片子 里 ， 张 震 在 灯塔 下 ， 对 痢 永 音 机 
说 : “1997 年 的 1 月 ， 我 终于 来 到 了 世界 尽头 ， 这 里 是 美洲 大 陆 南 面 的 
最 后 一 全 条 塔 , 再 辻 去 就 赴 南 概 , 突然 之 同 我 入 想 回 家 ・” 


忠 在 我 快 将 游 宽 的 耐性 耗 尽 时 ， 遇 到 了 阿 雅 。 


阿 雅 是 我 同 旅 馅 的 室友 ， 她 目 己 背 了 个 大 包 ， 从 日 本 出 发 ， 游 了 
新 西 兰 ， 去 了 加 拿 大 打工 ， 市 着 存 下 的 钱 来 到 南 类 洲 。 不 懂 西 班 直 语 
的 她 ， 在 南美 洲 点 个 苹 都 困难 。 于 古 ， 已 目 户 熟 门 熟 路 的 我 ， 目 告 否 
勇 领 她 游 马 斯 怀 亚 。 


带 她 看 码头 边 的 半 沉 船只 ， 看 夕阳 悄悄 隐匿 在 船 喘 后 背 ， 人 勺 出 一 
圈 橙 黄 的 光 ， 看 海 哆 围 着 船 檐 低 飞 。 同 一 个 太阳 ， 在 家 乡 落下 ， 不 叫 
人 留 候 ， 在 异乡 落下 ， 却 多 了 一 份 凋 零 的 美 态 ， 车 得 人 不 省 。 


都 是 我 看 胶 了 的 景象 ， 她 却 慰 喜 地 哇哇 叫 ， 和 露出 典型 的 日 式 奔 
a 


陪伴 阿 雅 ， 给 我 等 竺 登 船 的 无 趣 日 子 市 来 一 丝 乐 于 。 虽 然 在 她 而 
， 这 可 能 是 相互 作 陪 ， 或 许 她 在 经 历 长 途 独 旅 后 ， 也 一 样 的 孤寂 。 


登 船 前 一 天 ， 征 我 的 生日 ， 一 早 罗 上 腿 ， 旅 稼 里 认识 数 天 的 几 位 住 
客 已 在 我 床 边 站 成 一 排 ， 手 脚 尝 拙 地 舞 痢 ， 给 我 唱 西 班 牙 语 生日 歌 ， 
还 夹杂 大 美国 旅客 的 英语 歌词 。 倒 十 走运 ， 磁 上 那天 是 马 斯 怀 亚 狂 欢 
玫 ， 我 们 一 估 人 相约 着 去 看 街头 的 演出 。 


从 舞台 的 搭建 ， 到 路 旁 的 痛 饰 布置 ， 我 每 天 都 观察 在 眼 里 ， 对 这 
场 演 出 满 是 尊 盼 。 演 出 是 马 斯 怀 亚 议会 组 织 的 ， 歌 者 舞 者 都 是 当地 居 
民 。 


HL 


等 候 开 场 时 ， 我 留意 到 一 旁 的 阿根廷 五 口 之 家 。 年 轻 的 妈妈 背 着 
小 女儿 ， 膝 旁 有 两 个 小 男孩 靠 在 一 起 ， 而 爸爸 也 在 一 劳 。 小 男孩 都 长 
得 俊美 ， 哥 哥 身 着 黑色 披风 ， 画 了 胡须 ， 弟 弟 穿着 球 服 ， 戴 着 假 的 爆 
炸 头 。 不 一 会 儿 ， 弟 弟 不 耐烦 ， 问 妈妈 可 否 取 下 头套 ， 妈 妈 不 同意 。 


第 第 的 模样 好 滑 稳 ， 我 在 一 旁 妨 不 住地 笑 。 他 见 我 笑 ， 更 委屈 
了 ， 持 着 妈妈 的 衣 角 ， 求 她 帮忙 取 下 发 套 ， 妈 妈 仍 揪 头 拒绝。 他 生气 
了 ， 目 己 一 把 搜 下 发 套 。 才 过 几 分 钟 ， 妈 妈 义 给 他 套 上 ， 还 命令 他 不 
许 再 摘 。 


等 每 开演 的 间 际 里， 观众 们 四 处 竟 寻 着 视野 更 好 的 位 置 ， 路 上 的 
人 来 来 往往 。 这 时 ， 一 位 黑人 母亲 市 着 女儿 从 阿 根 竺 家庭 前 走 过 。 阿 


根 廷 母亲 伸手 去 拉 了 一 把 小 女孩 的 爆炸 头 ， 见 头发 纹 丝 不 动 ， 便 回 对 
方 母 亲 打 昕 : “你 女儿 的 发 套 质 量 太 好 了 ， 是 从 哪 家 店 买 来 的 ? ”女孩 
的 母亲 翻 了 个 日 眼 ， 没 好 气 地 说 : “这 是 她 的 真 发 ! ”我 和 路 人 们 听 
了 ， 饮 了 一 般 肆 无 忌 悼 地 大 笑 ， 眼 前 戴 发 套 的 小 男孩 和 爆炸 头 的 小 女 
eit, MARK » 


MESA RMIT OR, FET IED aa T° EC HE eS 
演员 们 大 部 分 跳 得 淄 不 经 心 ， 只 有 领舞 的 人 才 放 了 些许 激情 ， 狂 欢 市 
的 “ 狂 ? 不 见 踩 迹 。 我 转 头 去 看 吴 旁 的 观众 ， 人 并 不 算 很 多 ， 顶 多 数 
百 。 相 比 印 象 中 的 巴西 狂欢 节 ， 了 眼前 这 场 演出 规模 小 得 可 怜 。 


中 段 出 场 的 小 赣 员 们 散 散 落落 ， 有 套 着 马 约 装置 的 孩童 走 着 走 着 
吕 一 屁股 坐 在 地 上 ， 和 领队 喊 了 好 多 声 ， 他 才 起 号 继 续 播 播 摆 摆 地 演 
I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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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 距 向 他 休 , AAR, ROMA 
的 演出 是 受到 喜欢 的 。 老 人 们 好 开心 ， 揽 过 我 的 腰 ， 用 我 的 手机 拍 了 
之 后 ， 还 要 用 目 己 的 相机 拍 。 他 们 笑 着 同 我 说 :“ 我 们 年 纪 都 大 了 ， 这 
样 的 场合 ， 洲 一 场 少 一 场 呢 。” 


不 开心 的 弟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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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 节 上 的 兄弟 俩 


乌 斯 怀 亚 狂欢 节 


乌 斯 怀 亚 狂欢 节 


马 斯 怀 亚 狂 欢 节 


那天 阴 天 ， 马 斯 怀 亚 气温 极 低 。 但 在 演出 结束 后 ， 演 的 人 、 看 的 
人 都 舍不得 离开 ， 拿 着 饶 压 泡沫 互 喷 痢 玩 。 我 是 游客 里 头 一 个 中 招 的 
人 ， 抢 过 喘 边 育 包 客 的 彩 喷 ， 对 着 揭 蛋 的 小 朋友 呼啦 啦 地 一 通 反 击 。 


Fel Bic AK PAO eA TE AIR, PA a RETR TRE HR 
SKE BEE 


入 夜 后 ， 旅 馆 里 这 群 来 日 天 南海 北 的 卫生 人 ， 关 掉 了 大 厅 的 灯 ， 
给 我 唱 起 了 生日 歌 ， 歌 声 里 夹杂 着 西班牙 语 、 英 语 和 我 根本 听 不 懂 的 
语言 。 长 住 在 旅馆 的 当地 酒店 大 厨 法 昆 都 也 给 我 天 了 一 个 蛋糕 ， 一 群 
调皮 的 人 恨不得 把 唱 生 日 歌 的 速度 调 到 最 快 ， 好 瓜分 眼前 的 两 个 蛋 
Be ° 


这 样 的 时 刻 ， 我 深 知 不 会 再 有 。 忌 是 在 路 上 ， 辟 是 生活 在 他 乡 ， 
不 知 前 路 有 何人 何 种 际遇 ， 因 此 也 更 好 奇 命运 。 


蛋糕 没 一 会 儿 束 被 瓜分 完了 ， 住 客 们 如 乌 儿 四 散 。 只 有 阿 雅 还 在 
原 地 ， 痰 淡 地 给 我 递 上 一 条 巧克力 ， 说 是 礼物 。 那 古 我 爱 吃 的 牌子 ， 
只 在 无 意 中 与 她 提起 过 ， 没 想到 她 会 放心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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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船 那天 终于 到 来 了 。 那 天 一 早 ， 阿 雅 坚 持 要 送 我 去 码头 ， 还 固 
执 地 擒 起 我 的 育 包 。 


去 的 是 天 气 变化 多 端的 极地 ， 我 市 的 物品 不 少 ， 连 防寒 大 衣 都 议 
得 味 人 , 更 列 塊 整 條 育 包 了 ・ 好 小 小 的 身 駆 抱 着 育 包 , 深 一 脚 浅 一 肢 
地 走 着 


码 尖 安检 严格 ， 为 了 防止 外 人 混 进 游艇 ， 没 有 票 的 人 一 律 不 让 
进 。 无 法 送 我 上 船 ， 阿 雅 显 得 很 伤感 。 


我 跟 她 告别 ， 踏 进 船 舱 ， 看 她 还 在 远 处 采 采 地 站 着 ， 手 伸 进 铁 转 
FH, 朝 我 控 着 


我 也 朝 她 挥手 ， 心 里 想 着 ， 这 份 陌生 的 恩情 ， 有 生 之 年 我 一 定 要 
th ° 


CHAPTER 12 我 已 出 发 


南极 洲 / 智 利 /阿根廷 /巴西 


船 行 ， 一 路 回 南 


曾 在 马 斯 怀 亚 的 中 和 餐馆 用 过 
不 扬 起 挂 出 ， 也 不 撤 到 一 券 ， 只 
一 份 庄严 的 神圣 感 。 


与 服务 生 擎 谈 ， 得 知 国旗 是 中 国 游 客 所 赠 予 。 后 来 ， 在 我 登 船 之 
前 ， 又 去 了 一 趟 这 家 中 餐馆， 布 望 能 借 国 旗 ， 用 来 在 南极 拍照 。 


来 自 上 海 的 女 老 板 十 分 干练 ， 语 速 过 人 。 她 听 了 来 意 ， 管 得 来 
快 ， 热 情 地 问 要 借 市 杆子 的 还 是 不 市 杆子 的 。 


我 贪心 ， 弱 弱 探 问 可 否 两 面 都 借 。 她 竞 连 连 摆 头 ， 答 不 行 ， 理 由 
是 “ 店 里 只 有 两 面 中 国 国旗 ， 万 一 你 忘 了 还 ， 那 可 怎么 办 。>” 


把 国旗 递 给 我 后 ， 她 转 号 在 日 历 上 画 圈 ， 标 识 出 国旗 归还 日 。 看 
她 在 乎 故土 ， 把 乡愁 寄 在 一 面 旗 了 于 上， 我 心里 又 各 双喜， 欢欣 维持 了 
KER NAW RRA IRR © 


于 是 我 的 背包 里 ， 束 这 样 多 了 一 面 中 国 国 弃 。 


登 船 后 ， 好 运 的 我 依然 被 安排 入 住 两 人 船 舱 。 那 时 ， 我 才 惊 讶 地 
发 现 ， 这 居然 就 古 我 登 上 的 第 一 般 船 一 一 他 们 把 它 修 好 了 ! 


感叹 完 命 运 的 奇妙 ， 我 开始 好 奇 谁 会 是 我 的 舱 友 。 


餐 ， 无 意 间 上 梧 见 他 们 有 中 国 国旗 ， 既 
登 得 整齐 方正 ， 置 于 收银 前 合 ， 目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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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登 般 时， 我 当时 的 舱 友 是 法 裔 加 拿 大 人 内 珍 娜 。 她 的 目 我 
介绍 十 “虽然 我 70 岁 了 ， 但 我 感觉 目 己 像 17 岁 ”。 在 知道 我 准备 去 南极 


游泳 时 ， 她 豪 不 犹豫 地 接 过 了 我 递 去 的 另 一 件 泳 衣 ， 说 要 和 我 一 起 入 
水 。 
见 过 这 么 有 趣 的 舱 友 ， 我 自然 对 新 船 的 舱 友 充满 期 待 。 只 见 舱 友 


的 床铺 收拾 整齐 ， 却 不 见 人 影 。 我 看 了 一 眼 背包 上 的 行李 牌 ， 名 字 一 
栏 ， 写 着 < 金 芭 莉 ”。 


20 分 钟 后 ， 全 般 的 乘客 在 听 到 广播 后 ， 齐 聚 在 会 议 室 ， 等 待 点 
名 。 上 听 到 “金色 和 莉 ” 时 ， 我 循 着 答 声望 去 : 我 的 舱 友 ， 看 起 来 足 有 两 米 
高 。 


这 个 纽约 女人 温和 友善 ， 她 告诉 我 说 ， 身 高 两 米 的 她 ， 是 家 里 基 
矫 的 。 她 大 学 4 年 都 为 美国 国家 篮球 队 效 力 ， 也 因此 被 免 了 4 年 的 学 
费 。 


金 不 是 典型 的 美国 人 ， 或 者 说 ， 不 是 我 印象 中 典型 的 类 国人 。 我 
的 美国 友人 们 不 大 旅行 ， 总 觉得 要 先 成 为 主 翁 才能 旅行 ， 他 们 甚至 连 
美国 境内 的 州 际 旅行 都 懒得 行动 。 


金 不 一 样 。 她 在 康复 院 兼 职 ， 工 作 随 她 的 时 间 表 来 调派 ， 一 年 里 
工作 半年 ， 度 假 半 年 。 不 安 分 的 她 ， 用 积 搬 下 来 的 年 假 ， 参 加 了 为 期 7 
个 月 的 旅行 团 ， 从 地 处 北极 圈 的 美国 阿拉 斯 加 州 出 发 ， 途 经 中 美洲 和 
南美 洲 , 一 路 玩 過 南 美 オ 解散 ・ 過 旧来 色 高 南 概 最近 的 号 新 避 並 , 十 
脆 严 了 前 往 南 极 的 船 票 。 


说 起 那 7 个 月 的 旅途 ， 她 至 笑 :“ 年 轻 人 ， 都 是 临时 参 团 ， 玩 儿 天 
就 走 ， 能 全 程 坚 持 下 来 的 ， 都 是 七 老 八 十 的 人 ， 而 作为 唯一 留 下 来 的 
年 轻 人 ， 我 卓然 被 封 为 了 “老年 之 友 *。” 


这 是 几 天 里 我 与 金 唯 一 的 一 场 长 对 话 ， 在 接 下 来 两 天 的 海上 航行 
中 ， 我 被 坚 船 折磨 得 无 法 开口 。 


天 气 条 件 乐观 的 话 ， 从 阿根廷 航行 至 南极 ， 需 耗 时 两 天 半 。 而 这 
期 间 必 经 的 德 雷 克 海 峡 ， 是 世界 上 风 痕 最 大 的 海峡 ， 它 之 来 的 ， 是 船 
AN ELIT Ha HES ° SEDER IC, SP Rew ATC SRR, 不 
断 用 打 ・ 


强烈 的 晕船 反应 不 时 袭 来 ， 我 只 要 稍稍 起 身 ， 融 得 抓 一 把 哎 吐 
袋 ， 哗 哗 地 吐 ， 吐 得 只 剩 若 胆 水 。 


船舱 过 道里 每 隔 半 米 就 穿插 提供 呕吐 袋 ， 取 用 的 却 都 是 亚洲 乘 
客 ， 白 人 乘客 ， 大 都 龙 精 虎 猛 ， 在 餐厅 里 谈笑风生 ， 身 体 条 件 的 大 不 
AM A UE > 

金 很 是 体贴 ， 每 隔 一 会 儿 就 凑 前 来 查看 我 的 党 船 情况 ， 给 我 递 
水 ， 又 从 餐厅 给 我 端 来 食物 ， 并 不 断 鼓励 我 起 身 去 餐厅 ，“ 或 许 走动 一 
下 就 不 量 了 。” 

她 这 般 热 情 ， 我 实在 不 好 拒绝 ， 只 好 随 她 去 用 餐 船 答 ， 可 还 没 举 
稳 ， 就 插 住 了 嘴 一 阵 阵 恶心 翻 深 上 喉 。 


尽管 两 天 的 航行 过 程 没 让 我 的 胃 有 丁点 的 舒适 ， 却 收获 了 与 金 之 
间 的 私 谊 。 船 抵 南极 时 ， 我 俩 已 交情 甚 笃 。 


从 马 斯 怀 亚 借 来 的 国旗 


F 往 南极 时 ， 我 因为 又 船 ， 几 乎 两 天 没有 进食 ， 只 跟 哎 吐 袋 相依 为 命 ， 这 是 我 用 哎 
I EV 


极地 比基尼 


レ 
极地 比基尼 


到 处 都 是 小 企鹅 


终于 抵达 南极 ， 我 还 没 来 得 及 激动 ， 束 被 金 搜 着 ， 一 起 参加 了 皮 
艇 队 。 


从 未 划 过 上 反 艇 的 我 ， 以 为 衣物 够 厚 足 恬 ， 根 本 不 知 防水 才 是 关 
键 。 运 动员 出 喘 的 她 ， 划 得 得 心 应 手 ， 而 衣服 和 手套 部 渗入 了 雪 水 的 
我 ， 在 前 面 被 冻 成 了 雪人 。 


在 南极 的 第 二 天 古 个 大 上 晴天， 我 换 上 了 泳衣 ， 众 思 着 金 ， 让 她 也 
穿 冰 衣 。 


她 不 肯 ， 我 便 激 她 : “有 来 南极 的 勇气 ， 却 连 罕 六 衣 的 勇气 都 没 
有 ? ”果然 奏效 ， 她 跟 我 一 块 去 雪 地 撤 了 把 野 ， 留 下 了 几 张 日 后 让 我 炫 
底 了 ルル 年 的 " 概 地 泳 衣 照 


RUZ — ARSE 


HBS ERR SU BCME, BAA Be eS > RSE NAD ° 由 干 戸外 
WAP RADAR Hl, BEARCEMARAM MIS RA—IMK ° F 
苹 那 晚 的 露 膏 ， 便 十 我 和 金 唯 一 一 次 能 够 看 到 南极 银河 的 机 会 。 


然而 天 公 不 作 美 ， 那 天 傍晚 不 仅 对 起 了 雪 ， 还 夹带 着 雨丝 。 有 眼看 
着 层 云 厚实 密布 ， 深 知 当夜 已 不 可 能 观 星 ， 我 和 金 还 是 坚持 参加 那 20 
人 的 露营 。 


已 是 傍晚 ， 天 却 没 有 墨 下 来 ， 因 着 要 地 的 反射 ， 周 围 仍 是 日 茫茫 
に 月 se 


营地 只 有 两 顶 帐 篷 ， 我 们 都 自觉 地 让 给 了 同行 的 老者 。 大 家 都 忙 
着 用 铲子 挖 地 ， 准 备 铺 防潮 可 和 睡袋。 我 偏 不 ， 跑 去 男 一 处 积 雪 厚 实 
的 地方 , 剛 在 地上 , 深 来 深 去 ・ 


RR ST, 我 斜 眼 側 直 那 蔽 仁鶴 各 睡 入 帳 逢 的 老年 船 友 ・ 其 中 一 
位 满 头 银 丝 ， 连 搭 帐篷 的 动作 都 颤 颤 铣 角 。 叫 我 看 得 动容 : 他 这 一 
4, CSR RRB AAT, TRL TIES BB, MCA 
人 生 ， 还 有 这 份 执 念 来 看 一 腿 南 极 ， 这 是 多 么 乐观 的 人 生态 度 。 


HR LAE, ARK, PCR Cette, eS AMET 


到 南极 旅行 ， 必 须 遵 守 《南极 公 约 》， 观 赏 任何 动物 ， 都 要 保持 5 
米 以 上 的 距离 ， 当 然 更 加 不 能 触 碰 它 们 ， 以 免 人 类 和 动物 号 上 的 病毒 
细菌 交 义 感染 。 登 岸 前 ， 我 们 还 要 换 上 船 公司 准 备 的 已 经 消毒 的 雨 
畦 ， 才 不 会 把 目 己 鞋 故 附着 的 土壤 市 上 南极 陆地 。 


因此 ， 即 便 离 我 不 远 的 岸 边 站 满 了 可 爱 的 小 企鹅 ， 我 也 有 古 不 能 
触 碰 的 。 眼 看 痢 天 色 渐 黑 ， 除 了 滚 来 滚 去 似乎 也 没有 其 他 娱乐 项 目 ， 
我 便 走 回 营地 ， 铺 起 了 睡袋 。 


距 在 我 挖 地 时 ， 天 完全 黑 了 下 来 ， 我 没有 耐心 打手 电 照 明 ， 干 胸 
马马虎虎 地 把 垫子 往 地 上 一 铺 ， 把 睡袋 一 塞 ， 目 己 钉 进 这 胡乱 铺 就 的 
和 蛋 到 里。 一 张 防潮 垫 和 两 个 零下 多 标的 也 形 睡 袋 ， 都 是 船 公司 提供 
的 ， 暧 得 很 ， 才 缮 一 会 儿 ， 便 出 了 汗 。 

夜 很 静 ， 竖 起 吓人 东 ， 能 听见 其 他 旅客 的 细 细 低语 。 小 企 揽 们 将 睡 
ARE, AFF RAR, MEM * 因 雪 地 反 光 , 夜 己 深 却 井 不 漆黒 , 倒 
像 将 破晓 的 鱼肚 日 ， 一 片 混沌 的 世界 。 

我 如 梦游 者 一 般 ， 和 不 望 天 空 。 没 有 银河 ， 甚 至 没有 一 颗 星 。 两 夹 
雪 租 坊 肚 下 ， 落 在 我 的 眼睛 里 ， 被 误 热 ， 变 成 水 ， 泪 一 般 划 过 。 


— AUBERT AS ed, 叫 声 打破 平静 , 面 又 近 去 , RHR 
Fi Ho Bee Ne A HE, REC HEP, TAS AA, fib eH 
口 的 手 松 了 又 紧 ， 任 雨水 雪 水 落 在 脸 上 。 像 孩子 初次 出 远门 般 新 鲜 叉 
革 避 ， 睡 着 眼 一 处 处 地 细 看 ， 看 天 也 看 地 ， 看 企鹅 入 睡 的 散人 态 ， 看 冰 
封 海湾 处 那 古 老 的 冰 蝇 蓝 ， 听 来 目 冰 川 那 遥远 而 清晰 的 冰 朋 啊 声 ， 要 
听 要 看 的 太 多 ， 别 怪我 专 了 归途 。 


身辺 所 有 流 客 都 己 滞 尊 入 腫 , 低 握 声 巳 不 再 , 寒気 隆 隆 合 向 我 的 
腰 背 和 头颈 ， 耳 机 里 传 来 恩 雅 的 *A day without rain” ( 元 雨 的 一 天 ) 那 
是 全 世界 静止 的 一 刻 。 


第 二 天 醒 来 ， 天 仍 是 混混 沌 沌 的 模样 ， 不 亮 也 不 上 蜡 。 而 我 的 头 上 
im ERAS, AMS RRO BM TUK 。 


再 查看 睡袋 里 的 相机 等 电子 设备 ， 发 现 它 们 因为 受潮 ， 都 有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损坏 。 但 心里 ， 已 不 去 在 乎 了 。 


在 南极 的 最 后 儿 天 里 ， 有 一 夜 ， 我 们 聚 在 船舱 的 吧台 聊天 。 船 上 
AMA EMS RN REA, (ate, BS Al ete 


AS: “南极 旅程 那么 长 ， 害 得 我 都 没 法 回 到 陆地 ， 继 续 我 的 艳遇 之 
旅 。” 金 看 问 我 ， 一 脸 的 失望 。 


看 完了 壮美 的 极地 风光 ， 我 们 又 回 到 真实 的 人 性 社会 里 ， 所 有 的 
物质 、 和 欲望 ， 又 回 到 了 心头 。 


在 世界 的 男 一 端 遭 遇 不 公 


我 们 这 艘 船 共 108 位 乘客 ， 华 人 里 有 美国 籍 、 加 拿 大 籍 和 阿根廷 
籍 ， 另 外 还 有 中 国 台 湾 同 胞 。 而 真正 来 目 中国 大 陆 的 ， 只 我 一 人 。 


最 初 我 还 得 意 ， 以 为 会 有 特殊 行 遇 。 不 料 在 接 下 来 的 航行 里 ， 目 
CARMA ah, Poy AE 


船上 的 副 领队 是 一 位 来 自 马 达 加 斯 加 的 女士 ， 自 首次 登 岸 起， 就 
没有 停止 过 地 提醒 我 ，“ 不 要 靠近 企 的 1 ” 


我 们 登 上 的 这 片 陆地 ， 满 岛 的 企鹅 。 我 一 直 刻 意 避 开 它 们 ， 不 仪 
古 深 知 《 南 极 公约 》 的 相关 规定 ， 更 是 下 意识 里 出 于 对 极地 动物 的 保 
护 。 然 而 ， 我 偶尔 哄 过 了 右边 的 企鹅， 却 在 无 意 中 舍 近 了 左边 迎面 走 
来 的 小 企鹅 。 我 观察 其 他 乘客 ， 发 现 他 们 同样 无 可 避免 地 侦 尔 走 近 一 
些 企 拒 ， 然 而 ， 被 马达 加 斯 加 女士 厉声 批评 的 ， 只 有 亚洲 游客 。 


整 趟 旅途 ， 我 几乎 没有 一 天 可 以 躲 过 马达 加 斯 加 女士 的 指责 。 有 
一 次 ， 船 上 3 个 结伴 旅行 的 俄罗斯 游客 ， 靠 近 岸 边 一 只 正在 休 交 的 海 
狮 ， 只 见 他 们 仁 独 地 起 跳 ， 跳 到 海狮 跟前 ， 还 大 笑 不 已 ， 邦 得 海狮 不 
断 露 次 哆 哇 。 马 达 加 斯 加 女士 孢 在 一 和 旁 ， 不 仅 视 而 不 见 ， 还 走 到 我 跟 
前 来 ， 受 无 由 头 地 提醒 我 远离 企 狼 ， 叫 我 开 笑 不 得 。 


这 么 多 次 的 委屈 ， 我 都 忍 了 下 来 ， 是 不 希望 自己 作为 中 国人 ， 与 
船上 副 领 队 发 生 争 执 ， 让 一 旁 的 乘客 错 下 判断 。 


在 南极 的 最 后 一 次 登 岸 ， 我 与 金 结伴 走 着 。 她 突然 转 头 看 着 我 ， 
笑 得 很 调皮 ，“Carrie， 给 我 拍 张 照 吧 。” 


看 她 说 话 的 方式 别 有 用 意 ， 我 担心 : “你 该 不 会 想 靠 近 企 斤 合影 
叫 ? う 2 


金 求 我 “就 一 次 ， 就 一 张 照片 ， 拍 了 就 走 。” 
“好 吧 ， 但 动作 要 快 ， 你 知道 的 ， 船 上 有 位 女士 24 小 时 盯 着 我 。” 


金 昕 了 ， 不 以 为 然 地 哈哈 笑 着 ， 蹲 下 身 去 ， 靠 近 一 只 正在 发 采 的 
小 企鹅 。 她 与 企鹅 的 距离 大 概 在 1 米内 。 


吕 在 我 按 下 快门 的 时 候 ， 余 光 已 警 见 马达 加 斯 加 女士 问 我 们 跑 过 
来 。 说 “ 跑 "”， 真 的 晕 不 伪 张 ， 怠 连 她 跑 的 幅度 ， 都 市 着 一 股 即 将 能 够 
批评 我 的 兴奋 劲 儿 。 

果然 ， 金 在 她 眼 里 成 了 空气 ， 她 径直 跑 向 我 ， 大 吃 : “RE AN 


语 吗 ? ! ” 


我 太 懂 她 的 话 中 话 了 ， 她 的 意思 是， 领队 早已 用 英语 告诉 过 全 船 
乘客 不 得 接近 企 掀 。 我 不 仅 听 得 届 ， 还 比 她 这 位 满嘴 法 语 口 音 的 人 听 
得 更 懂 。 


但 成 为 金 的 “同谋 ”、 给 她 招 照 是 事实 ， 加 之 不 希望 给 其 他 不 知 谍 
里 的 乘客 宫 造 出 “中 国 游客 与 船 领 队 争 吵 ” 的 画面 ， 于 是 我 低下 类 去 ， 
说 :“ 我 觉得 很 抱歉 。” 

“不 ， 你 一 点 都 不 沉 得 抱歉 ! ?她 继续 吼 我 。 

答 她 走 后 ， 金 一 直 同 我 道歉 ， 我 很 低落 ， 没 有 回应 。 

那天 ， 船 上 有 一 个 发 小 费 的 环节 。 船 公司 给 乘客 们 提供 了 一 个 日 


色 信 封 ， 大 家 可 目 行 放 入 现金 ， 当 作 十 给 全 船员 工 的 小 费 ， 金 额 目 
定 * 


超出 我 预料 的 是 ， 船 上 一 些 乘客 ， 在 昕 了 金 哲 述 我 的 故事 后 ， 纷 
纷 来 到 我 的 船舱 安奈 我 说 : “Carrie， 为 了 给 你 报仇 ， 我 们 都 在 信封 上 
写 了 小费 给 可 爱 的 全 体 职工 ， 除 了 那 位 马达 加 斯 加 女士 '。” 


南极 之 旅 ， 束 这 样 翻 骗 了 。 
然而 ， 没 翻 篇 的 ， 是 受到 不 公 对 生 留 给 我 的 阴影 。 


带 有 偏见 的 ， 不 仅 有 马达 加 斯 加 女士 ， 还 有 一 位 在 船上 兼职 做 短 
期 登山 向 导 的 香港 男生 。 

一 开始 ， 他 听 我 与 船上 的 华裔 乘客 说 普通 话 ， 以 为 我 来 自 北京 。 
派发 登山 于 时 ， 他 对 我 的 态度 极其 冷淡 。 直 到 我 跟 他 用 粤语 交谈 ， 他 
才 句 出 笑颜 ， 惊 叹 :“ 自 己 人 。” 冲 他 这 狭隘 的 看 人 视角 ， 我 没 再 同 他 
有 交谈 。 

癌 到 阿根廷 后 ， 我 在 乌 斯 怀 亚 的 码头 磁 到 了 他 。 

我 问 他 :“ 大 家 都 是 中 国人 ， 你 为 何 这 样 处 处 刁难 ?” 


他 不 悄 :“ 我 不 古 中 国人 ， 我 在 香港 回归 前 申请 的 护照 ， 我 是 英国 


人 


我 笑 :“ 持 BNO 英 国 海外 国民 护照 ， 连 英国 大 留 权 都 没有 ， 整 目 请 
征 英 国人 ? ”又 问 他 : “在 船上 做 兼职 ， 你 或 许 是 在 赚 旅 费 ， 可 见 你 是 
爱 旅 行 的 人 。 爱 旅行 的 人 ， 多 有 包容 心 ， 而 你 轻易 地 以 国籍 和 地 域 取 
人 ， 实 在 不 配 被 称 作 旅 人 。” 


他 看 我 一 眼 , BNE PH: “不仅 是 我 ， 在 南极 从 事 旅 游 业 的 
人 ， 很 多 都 不 喜欢 中 国人 。 给 你 讲 个 故事 ， 南 极 邮 轮 上 都 配 一 名 摄影 
师 ， 有 一 次 一 位 摄影 师 告诉 我 们 ， 他 船上 的 中 国 团 员 携 市 的 几乎 都 是 
昂 贯 的 莱卡 相机 ， 有 的 中 国 游 客 还 说 是 为 了 在 南极 担 照 特意 买 的 ， 结 


果 登 岛 回来 后 ， 他 让 旅客 们 分 至 照片 ， 发 现 他 们 根本 没 照 。 一 问 才 知 
道 ， 有 莱卡 是 全 手动 的 ， 他 们 不 懂 设 置 。 你 看 ， 这 只 买 贯 的 ， 不 是 很 有 
中 国 特色 吗 ? ” 


没 等 我 反驳 ， 他 继续 说 : “还 有 一 个 故事 。 在 你 去 南极 前 ， 我 们 有 
一 艘 邮轮 是 ‘中 国 游客 专列 *"， 一 艘 船 一 百 多 名 中 国人 吵吵 路 哮 ， 水 远 
静 不 下 来 ， 而 团 里 只 有 一 名 导游 ， 永 远 挥 着 小 旗子 ， 让 乘客 ‘安静 *。 
有 一 天 ， 我 们 的 清洁 工 在 例 行 清洁 客房 时 ， 在 一 间 客 房 的 洗手 间 里 发 
现 一 只 活 的 小 企 斤 。 员 工 们 吓 坏 了 ， 赶 紧 芝 冲锋 艇 把 小 企 揭 放 回 陆 
地 。 事 后 ， 他 们 质问 这 名 中 国 游 客 ， 他 回答 说 目 己 是 用 一 个 黑 袋 子 从 
偷 地 把 企鹅 北 回 客房 的 ， 而 原因 竟然 是 ' 想 市 回 阿 根 迁 大陆， 试 一 下 企 
R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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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密码 是 什么 、 转 角 处 甜品 店 哪 位 店员 会 说 英语 ， 我 都 那么 地 熟悉 。 


第 一 次 来 时 入 住 的 旅馆 ， 经 营 者 是 阿根廷 的 男孩 里 昂 ， 二 月 份 ， 
我 登 船 前 再 去 入 住 ， 竞 已 易 主 ， 换 成 美国 人 阿 力 。 我 从 南极 归来 ， 门 
铃 都 不 去 按 ， 径 直 推 开 旅 馅 的 | ]。 阿 力 见 了 我 ， 露 出 笑 意 ， 说 记得 我 
征 该 这 天 回来 ， 特 意 给 我 留 了 房间 ， 说 着 指 指 喘 后 的 懒 人 沙发 : “你 目 
己 的 家 ， 别 客气 ， 赶 紧 揭 乱 去 吧 。” 


地 见 到 了 彩虹 。 在 我 离开 乌 斯 怀 亚 这 天 ， 竟 又 遇 到 彩虹 。 我 本 想 悄 展 
溜 走 ， 却 被 阿 力 抓 位 ， 担 了 几 张 合影 。 我 抱 抱 他 和 他 的 老 奖 ， 说 “下 次 


见 ”。 阿 力 精 明 地 笑 : “不 会 有 下 次 了 。 这 里 是 世界 的 尽头 ， 你 只 会 来 
一 次 。” 


没 坦 日 告诉 阿 力 ， 其 实 我 从 没 喜 欢 过 马 斯 怀 亚 。 这 个 小 地 方 像 一 
杯 瘟 水 ， 把 我 的 孤独 泡 得 无 限 大 。 不 知 何 时 起 ， 阿 根 迁 传 有 这 样 的 说 
法 : 得 意 的 人 都 喜欢 去 伊 瓜 苏 大 瀑布 ， 而 失意 者 的 最 好 疗 仿 地 则 是 火 
地 岛 。 火 地 岛 上 满 布 积 雪 的 山峰 、 大 片 寒 帝 针 时 林 和 万 里 冰川 ， 满 足 
了 孤独 旅人 的 所 有 目 我 放逐 。 而 乌 斯 人 怀 亚 ， 正 是 火 地 岛 的 首府 。 


其 后 在 阿根廷 旅行 时 ， 我 磁 到 一 位 来 目 苏 格 兰 的 女士 ， 她 刚刚 结 
束 英 国 科 考 站 在 南极 的 年 度 科 考 工作 。 上 听 我 叙述 了 因 国籍 而 受到 的 不 
公 待 遇 后 , Whe Aa: “ 我 在 科 考 敵 工作 時 , 常 提 醍 同 事 , 毎年 来 南 板 
的 游客 多 达 一 万 五 千 人 ， 接 待 的 人 多 了 ， 同 事 们 也 会 宗 、 也 会 不 而 
烦 ， 但 一 定 要 管 好 目 己 的 情绪 ， 因 为 他 们 的 一 次 俩 见 和 情绪 失控 ， 很 
有 可 能 会 毁 掉 游 客 们 一 奉子 只 有 一 次 的 南极 之 旅 。” 


心 是 最 好 的 纪念 品 


后 来 ， 我 到 了 智利 。 在 首都 圣地 亚 哥 旅 行 了 几 天 后 ， 我 搭车 前 往 
北部 的 沙 旋 地 区 阿 塔 卡 珀 ， 拿 痢 半 可 等 来 的 玻利维亚 等 证， 和 硕 望 从 那 
里 坐车 前 往 玻 利 维 亚 。 


然而 ， 到 了 边境 ， 才 发 现 目 己 的 智利 签证 是 单 次 入 境 ， 意 味 着 如 
林 我 去 了 玻利维亚 ， 束 无 法 再 回 智利 ， 搭 乘 那 班 我 已 定好 的 、 前 往 巴 
西 的 航班 。 昌 说 我 可 以 在 玻利维亚 再 申请 智利 签证 ， 但 不 多 的 时 间 不 
允许 我 这 么 做 。 


WMH TRAE, RARE: 不 过 一 汪 盐 湖 ， 无 绿 相 见 ， 便 祝 
它 观 客 满 满 。 


在 阿 塔 卡 玛 的 镇 子 上 ， 穿 行 于 飞扬 的 沙 侍 ， 去 找 饭馆 用 矢 。 


餐饮 的 老板 娟 与 我 无 法 沟通 ， 只 见 她 跑 出 了 和 餐馆 ， 跑 了 半 条 街 ， 
想 抓 个 路 人 给 我 翻译 点 琳 。 没 怎么 见 过 亚洲 游客 的 食客 们 采 着 我 看 ， 
吼 里 啤 啦 地 讲 着 智利 西班牙 语 。 


老板 女 回 来 ， 摊 手 说 没 找到 翻译 ， 索 性 做 出 胜利 的 手势 控 在 头顶 
apres, AHS MSS ATMS, Mite SERIE, ACHE 
只 ?的 叫 声 ， 问 : “PR RRR A, he ERE A? ”一 一 直到 咯咯 肉 
上 时， 餐馆 里 还 回荡 痢 突 声 。 


旅途 ,没有 计划 ， 束 是 最 好 的 计划 。 未 知 的 惊喜， 永远 在 计划 之 
Dye 


最 终 我 还 是 放弃 了 坐 飞 机 前 往 巴 西 。 人 告别 智 利 ， 我 再 次 返回 阿 根 
， 进 行 了 长 线 的 旅行 ， 并 在 游 吕 了 位 于 阿根廷 边境 的 伊 瓜 苏 大 梁 布 
， 陆 路 进入 了 巴西 。 


ON (FB 


BERRA SRR UBB: “和 白天， 世界 上 没有 巴西 ; 晚 
上 ， 巴 西 束 是 整个 世界 。” 夜 妖 里 的 巴西 ， 满 是 诱惑 。 


在 巴西 的 里 约 热 内 户 ， 我 才 到 旅 饱 整 凶 下 行 蝇 ， 洗 了 个 深 ， 便 满 
脑子 的 “巴西 烤肉 *。 为 了 不 招 鳃 贼 慷 念 ， 我 把 现金 和 钥匙 内 进 内 衣 
里 ， 不 融 任 何 随身 包 ， 湿 着 头发 穿着 短裤 踩 着 拖鞋 殉 出 了 门 。 


找 了 一 家 大 溃 高 级 的 烤肉 店 ， 目 助 开放 式 的 食品 区 ， 光 水 果 束 有 
很 多 种 我 叫 不 出 名 的 ， 更 让 我 感动 了 : 食物 的 世界 充满 学 问 和 奥妙 ， 
号 货 应 漫漫 求索 。 


招手 让 服务 生 过 来 ， 他 以 为 我 和 他 打招呼 ， 也 举 起 手 舞 了 摆 ， 和 
我 打招呼 。 我 只 好 又 招 了 招 ， 让 他 过 来 ， 他 便 更 开心 地 朝 我 招手 。 只 
好 换 了 位 智商 正和 营 的 服务 生 ， 可 十 他 不 仅 西 班 牙 语义 不 全 英语 ， 用 和 葡 
萄 牙 语 向 我 比 画 39 块 9 雷 亚 尔 一 份 自助 餐 。 


巴西 边境 城市 居住 着 的 原 住民 


一 听 ， 心 里 大 喜 : 我 的 食量 ， 能 吃 下 十 份 39 块 9。 于 是 我 把 各 种 肉 
类 甜点 蔬果 点 了 个 遍 。 吃 得 太 多 ， 虽 然 还 没 饮 ， 但 想起 自己 代表 祖国 
形象 ， 让 巴西 人 错觉 社会 主义 国家 人 民 吃 不 饮 ， 总 不 太 好 ， 于 是 我 不 
舍 地 放下 刀 又 准备 结账 。 服 务 生 过 来 报价 ， 简 直 天 文 数字 。 我 与 他 再 
三 核对 账目 ， 比 画 半 天 ， 我 才 明 白 ， 这 家 和 餐厅 不 是 任 吃 ， 是 按 公斤 
算 ， 大 部 分 食物 都 是 39.9 雷 亚 尔 一 公斤 ， 只 有 蛋糕 便宜 一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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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BAKO : HRERGAS A, BABAK 
水 ， 不 料 坐 错 了 班次 ， 眼 看 车 子 开 同 元 无 的 郊外 ， 里 约 的 治安 情况 有 
所 耳 间 ， 我 的 心脏 几乎 提 到 了 嗓子 眼 。 


到 达 终 点 站 后 ， 车 上 只 有 两 名 乘客 。 我 回身 后 的 乘客 问 询 ， 他 一 
听 ， 执 意 要 送 我 去 搭 别 的 巴士 。 另 一 位 乘客 也 不 放心 ， 要 一 起 送 。 这 
两 位 者 是 巴西 人 ， 一 路 对 我 讲 葡萄 牙 语 ， 我 莹 试 英 语 加 西班牙 语 ， 都 
无 法 沟通 。 我 们 仁 只 好 在 潮 热 的 里 约 街头 沉默 地 走 着 。 


他 俩 偶尔 问 我 问题 ， 看 我 一 副 听 不 懂 的 疑惑 模样 ， 叉 目 顾 笑 了 起 
来 。 总 有 我 听 懂 了 的 ， 他 们 问 我 是 不 是 日 本 人 ， 我 说 是 中 国人 人， 男子 
激动 ， 大 叫 “ 毛 泽 东 1! ” 送 我 到 车 站 ， 男 子 承诺 说 目 己 会 全 程 陪 伴 ， 女 
孩 便 回 了 家 。 


他 见 我 害 介 ， 想 缓解 我 的 情绪 ， 于 是 呼 起 了 小 调 ， 把 音乐 作为 安 
抚 的 语言 。 慢 行 的 巴士 ， 过 了 一 辆 又 一 辆 ， 偶 尔 有 擒 着 酒 瓶 的 小 混 
混 ， 男 子 都 把 我 往 他 吴 后 拉 。40 分 钟 后， 总 算 等 来 了 对 的 那 班车 。 男 
子 开心 得 手舞足蹈 ， 送 我 上 车 后 ， 几 番 叮 路 司机 ， 才 放心 离 去 。 


回 到 里 约 市 区 ， 我 不 甘 浪费 夜色 ， 仍 不 肯 去 睡 ， 干 脆 跑 去 喝 果 
汁 。 


这 家 有 果汁 店 是 我 光顾 过 几 回 的 ， 店 员 和 我 熟 ， 点 了 一 杯 ， 赠 了 一 
杯 。 在 我 和 店员 有 一 搭 没 一 搭 地 亲 聊 时 ， 店 里 忽然 进来 位 衣 衫 入 裤 的 
拾 元老 人 ， 育 着 一 袋 衬 矿 录 水 瓶 。 只 见 他 从 袋 中 抽出 一 个 空 瓶 子 搭 在 
柜台 上 ， 双 手 作 担 状 素 求 着 店员 ， 嘴 里 哪 咕 着 合 糊 不 清 的 字 词 。 店 员 
装 作 没 思 見 , 不 去 理 他 < 


FUE REAR A, TERN, BUDS See, tt: “ 那 家 伏 
想 要 水 。? 我 于 心 不 忍 ， 干 涉 道 : “Seth LW ORK, FP ERY ° ” 


店员 难为 情 地 挠 了 挠 头 ， 无 条 地 转 过 号 去 ， 假 装 才 听见 拾 死 老人 
的 话 ， 从 水 龙头 给 他 装 了 一 杯 水 ， 没 给 矿 录 水 ， 兴 许 生 不想 让 我 花 
te 


喝 完 果 计 ， 别 过 店员 ， 我 踏 着 夜色 回 住 处 。 夜 深 ， 偶 尔 路 过 几 个 
酬 汉 ， 惊 得 我 快 步 走 过 ， 头 也 不 敢 抬 。 路 上 灯光 昏暗 ， 我 总 感觉 吴 后 
有 人 跟着 。 


到 了 旅舍 楼 下 ， 小 营 捷 径 里 忽然 审 出 一 个 身影 ， 看 着 我 ， 把 我 是 
得 不 轻 。 细 看 ， 才 发 现 是 方才 那 位 讨 水 的 拾 项 老人 。 他 冲 着 我 笑 ， 满 
脸 沟 移 ， 用 葡萄 牙 语 不 住地 说 ， 谢 谢 ， 谢 谢 ， 还 手脚 并 用 地 比 画 ， 说 
苹 怕 我 走 夜 路 遇 到 人 危险， 他 才 一 路 默默 跟着 我 。 


我 便 开心 了 一 路 。 


这 上 段 在 美洲 的 旅途 太 温 长， 我 局 部 负重 能 力 越 来 越 弱 ， 背 时 里 舍 
弃 的 物品 也 越 来 越 多 。 加 之 南美 潮 热 ， 我 再 三 思虑 ， 把 一 个 陪 目 己 走 
过 大 详 洲 和 南极 六 的 睡袋 痉 在 了 阿根廷 的 旅舍 厨房 里 ， 布 望 于 后 来 人 
有 用 。 那 是 一 个 有 故事 的 睡袋 ， 是 我 在 湛江 机 场 与 妈妈 抗争 了 好 一 会 
儿 才 赛 进 育 包 的 ， 因 为 妈妈 觉得 "又 不 是 去 流 痕 ， 市 什么 睡袋 ”。 


她 不 知 ， 女 儿 真 的 去 流浪 了 ， 哆 荡 在 大 千 世 界 善 恶 各 异 的 人 心 
间 ， 浪 迹 于 不 同 国度 不 同文 化 市 来 的 撞击 中 ， 沉 迷 在 每 天 美 轮 美 钢 的 
日 出 日 落 里 。 


睡袋 的 故事 告诉 给 朋友 听 ， 换 来 “残忍 "的 评价 ， 他 们 都 觉得 那些 
品 刻 着 旅途 的 记忆 ， 是 该 永久 珍 存 的 。 


我 的 朋友 们 不 知道 ， 小 时 候 ， 我 参加 党 讲 比赛 时 罕 过 的 鞋子 和 裤 
子 ， 后 来 容 得 边 角 都 磨 破 了 ， 仍 侍 不 得 护 ， 觉 得 那 古 “ 战 衣 *。 长 大 后 
念书 的 假期 里 ， 在 国内 坐 奢 绿 皮 火车 独 目 旅 行 ， 从 船 票 、 和 车票 到 旅游 
景点 的 门票 ， 都 措 了 一 大 骨 ， 觉 得 那 是 走 南 阔 北 的 见证 。 后 来 踏 上 腊 
域 ，19 多 的 光景 里 有 着 无 穷 大 的 力气 ， 有 异国 见 到 的 舍 杯 陶 僵 ， 哪 管 三 
七 二 十 一 ， 好 看 的 都 装 起 来 ， 想 把 整个 风景 胜地 都 净 回 家 。 回 到 家 ， 


FR-FR EBB, RENT A, “这 坪 某 某国 市 回来 的 ”， 好 大 的 口气 ， 
恨不得 把 去 过 的 国度 给 对 方 列 一 张 表 。 


后 来 走 多 了 オ 明日 , ABLE Ae + REA SSE, 承 
受过 的 陌生 庇护 和 不 图 报酬 的 馈赠 ， 中 过 的 当地 人 家 的 饭菜 ， 痢 不 是 
一 双 球 鞋 、 一 件 冲 锋 衣 等 任何 一 件 物品 能 够 记录 得 完 的 。 


那 就 让 这 颗 心 记载 一 切 吧 。 


CHAPTER 13 RAW AB 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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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客 和 西班牙 沙发 客 
SUE 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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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从 我 家 出 发 ， 疹 


E 备 在 马 


马路 上 搭 顺风 车 ， 


采 下 午 失 败 归 来 我 


从 背包 客 到 沙发 主 


2016 年 初 ， 我 搬 到 了 悉尼 。 在 新 大 安顿 下 来 后 ， 我 做 了 这 件 一 直 
想 做 的 事 : 接待 沙发 客 。 


沙发 客 ， 指 的 是 从 CouchSurfing 这 个 网 站 上 寻找 免费 住宿 的 人 ， 
大 多 古 旅行 资金 紧张 的 青 包 客 。 用 目 己 的 家 来 免费 接待 沙发 客 ， 是 我 
一 直 以 来 的 计划 ， 无 奈 多 年 旅途 漂泊 ， 无 固定 居所 可 接 符 。 


这 个 念头 ， 始 于 2012 年 首次 到 印度 独 目 旅行 ， 那 时 我 遭遇 航班 更 
改 ， 行 程 住宿 计划 都 被 打 乱 ， 幸 得 沙发 客 网 站 上 一 位 印度 女性 阿 妈 好 
心 免 费 接 行 我 ， 才 不 至 流落 街头 。 阿 奴 后 来 成 了 我 的 印度 干 妇 ， 我 每 
年 都 会 去 探望 她 一 回 。 


再 后 来 ， 我 走 中 东 、 阁 非洲 ， 源 渐 把 七 大 洲 都 踏 过 了 ， 虽 然 没 再 
做 过 沙发 客 ， 但 旅途 上 受到 的 陌生 恩惠 不 计 其 数 ， 有 阿富汗 的 旅馆 老 
板 免 了 我 一 个 月 房 费 ， 有 伊拉克 当地 的 大 家 族 不 允许 我 独自 旅行 ， 招 
待 了 我 数 周 ， 有 和 葡萄牙 服装 店 夫 妻 见 我 钱包 证 件 被 偷 ， 给 我 现金 搭车 
前 往 西 班 牙 ， 有 誉 西 哥 咖啡 店 小 哥 见 我 信用 卡 补 冻 结 ， 用 他 上 自己 的 卡 
给 我 付 账 ..…… 凡 此 种 种 ， 我 接 过 了 一 颗 又 一 颗 深交 的 心 ， 闪 下 阳 生 人 
的 恩情 太 多 ， 也 已 不 可 能 一 一 归还 。 


印度 沙发 主 阿 奴 给 我 办 生日 派对 ， 喝 了 半 杯 啤酒 就 醉 倒 的 我 ， 被 大 家 取笑 


既然 如 此 ， 那 融 把 这 些 恩 情 ， 报 到 阳 生 的 沙发 客 身 上 去 ， 和 硕 望 他 
们 能 将 这 份 善 意 报 给 下 一 位 卫生 人 “。 如 宁 进 门 来 的 沙发 客 在 离开 后 并 
没有 把 这 份 次 意 传 达 给 他 人 ， 我 也 不 会 恼 ， 毕 竞 施 与 本 身 殉 是 一 种 获 
得 。 那 时 的 我 ， 根 本 猜 不 到 ， 从 接 每 沙发 客 里 ， 我 认识 到 许多 不 同 的 
文化 背景 和 价值 观 差 异 ， 也 学 会 了 更 多 辨 人 的 技巧 ， 招 答 沙 发 客 对 于 
我 而 言 再 也 不 是 一 种 单纯 的 付出 ， 而 成 为 了 学 习 文 化 、 观 察 人 性 的 谋 
和 区。 当然 ， 者 是 后 话 了 。 


搬入 者 家 的 第 一 天 ， 我 便 把 目 己 在 网 站 上 的 接待 状态 改 为 “开放 接 
竺 ”与 此 同时 ， 把 家 中 客厅 的 沙发 床 套 洗 了 又 晒 ， 家 中 地 板 、 厨 房 、 
而 所， 都 一 请 再 请 ， 为 了 让 沙发 客 住 得 舒服 些 。 不 是 有 人 说 ， 与 家 有 
天 的 幸福 感 ， 第 一 来 目 于 信号 满 格 的 无 线 网 络 ， 第 二 来 目 于 赛 满 了 的 
冰箱 。 于 是 ， 束 连 冰 箱 ， 我 都 用 饮料 和 食物 把 它 塞 满 了 。 


不 到 半天 ， 请 求 接待 的 信息 员 唱 地 来 。 并 非 我 的 货 料 有 多 诱 人 ， 
只 是 因为 悉尼 住宿 太 贵 ， 且 那 是 圣诞 世 期 间 ， 酒 店 旅舍 房价 更 是 翻 数 
倍 地 疯 升 ， 市 区 旅 泥 一 间 30 人 混 住 的 御 舍 间 加 价 至 400 人 民 币 一 晚 ; 加 
之 ， 愿 意 在 节假日 免费 接待 、 且 家 住 市 中 心 的 沙发 主 ， 息 怕 全 城 束 这 
A Je < 


在 这 么 多 的 请 求 中 ， 不 乏 纯粹 抱 着 “ 找 一 张 免 费 床 ” 心 态 的 沙发 
客 。 而 让 我 印象 深刻 的 请 求 ， 来 日 一 位 法 国 男生 。 他 的 申请 信和 写 得 最 
长 ， 不 仅 显 出 诚意 ， 也 处 处 市 着 文书 的 礼仪 。 他 发 的 是 “最 后 一 分 钟 请 
求 ", OA ETA Te KAR RS A ok, TA A RE EE 


我 当時 唯一 的 願 虚 起 性 列 ・ 衡 量 再三 , 我 想 , eA as 
的 信任 , WR, 我 走 用 性 本 善 的 酸 尽 去 度量 的 , Awe MSE 
(eee MA PD ° ABA ETE A, 我 也 記 竣 対 他 介 一 視 同仁 
Te 


“ 喇 ”， 我 按 下 了 “接受 ”按钮 ， 通 过 了 他 的 请 求 。 在 简单 的 邮件 区 
流 后 ， 确 定 他 第 二 日 一 早 入 住 。 那 个 月 凑 如 水 的 夜晚 ， 是 搬入 痢 家 后 
唯一 一 个 我 能 独霸 客厅 的 夜晚 。 


Bre 


HEH Y , RRRCRERENS TH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HES, XOXNERITT 

Pathways of trouble 

ARB A ASE 

I was hauling those souvenirs of misery 
FHA IS hh Aa 


And with each step taken my back was breaking 


REBEL, ACRMRBES 


E 


Till I found the one who took it all from me 
ARRAN BPA 

Down by the riverside 
EME EO, HEB HF 

Now I'm traveling light 

FATEH, FERRITT 


My spirit lifted high, I found my freedom now 


RMB GOXART, ANE] T AH 


那 一 刻 ， 华 在 客厅 至 受 着 静 说 时 光 的 我 ， 定 料想 不 到 ， 后 来 的 日 
日 夜 夜 ， 因 着 接待 世界 各 地 前 来 的 沙发 客 ， 这 个 客厅 上 演 了 各 种 喜 外 
Fe RAF AIS EDA A LD AC ERM ARB, them 
SA ET AN BRAD RE 


征 啊 ， 那 一 夜 ， 怎 会 预料 到 这 人 么 多 。 
我 只 在 安静 的 客厅 里 坐 厦 ， 表 后 是 起 汤圆 的 蝶 蝶 声 ， 小 圆 钢 兰 兰 


MEMS UE; HAT RS eR ERAN, See ASR 
明 ， 和 我 未 曾 谋 面 的 卫生 客人 。 


Qa, 一 路 向 南 
接受 汤 吉 的 沙发 请 求 ， 原 因 很 简单 ， 他 很 有 礼 狐 。 


那 时 正 着 澳大利亚 旅游 旺季 ， 每 个 小 时 涌 进 我 收 件 箱 里 的 沙发 请 
求 不 计 其 数 。 在 这 数 不 清 的 请 求 里 ， 多 是 开 | ] 见 山 要 求 接 每 的 人 ， 通 
篇 都 是 对 目 己 留 富 需求 的 描述 ， 鲜 少见 到 礼 够 的 打招呼 。 简 单 说 来 ， 
他 们 只 是 在 找 一 张 免费 的 床 ， 而 瑟 了 沙发 客 痛 后 的 精神 是 沟通 与 交 


yes 
vit ° 


而 这 所 有 的 来 信 请 求 之 中 ， 用 词 有 礼 又 不 凡 的 汤 吉 脱颖而出 。 


这 个 来 目 法 国 西南 部 城市 图 卢 兹 的 家 伙 ， 在 沙发 请 求 里 ， 开 头 束 
道 :“ 咖 ， 我 绝 不 会 提 你 的 圣诞 树 丑 ， 实际 上 ， 我 见 过 更 丑 的 。” 


圣诞 树 这 个 笑话 ， 缘 起 于 沙发 客 网 站 个 人 主页 的 固定 模板 ， 其 中 
一 项 “当前 任务 * 里 ,我 写 的 是 :“1. 减 肥 ，2. 杀 死 所 有 蚊子 ，3. 击 洗 那 
些 把 沙发 客 网 站 当成 约 炮 工具 的 人 。 一 一 遗憾 的 是 ， 以 上 一 样 都 没有 
达成 


而 在 “家 规 ” 一 栏 里 ， 我 列 了 几 条 目 定 的 规矩 ， 诸 如 “来 我 家 ， 接 行 
你 只 是 举 手 之 下 ， 不 要 给 我 帝 礼 物 ， 不 要 揭 为 其 难 地 给 我 做 扬 ， 我 知 
道 很 多 沙发 主 和 希望 收 礼物 或 品 莹 各 国 沙发 客 的 手 乙 ， 但 我 更 硕 望 你 把 
时 间 和 人 金钱， 花费 在 未 知 的 旅途 上 ， 而 地 要 让 恩情 变 人 负担。” 男 一 条 则 
古 :“ 不 许 说 我 的 圣诞 树 丑 。 因 为 它 真 的 很 和 卫 ， 而 真相 很 念 人 。” 


淘 吉 的 信 ， 寒 瞪 过 后 写 及 目 己 的 旅行 计划 ， 如 同 大 多 生性 目 由 不 
受 束 缚 的 欧洲 人 一 样 ， 淘 吉 涝 酒 地 拿 出 了 一 年 时 间 来 环 游 世界 。 


他 说 目 己 正在 新 西 兰 旅行 ， 由 北部 搭 顺 风车 南下 。 一 开始 ， 他 会 
AST ES EA AH HE, HE THR SEE”, RRB EE 
下 ， 他 就 跳 上 去 ， 让 好 奇 心 带 着 他 前 往 未 知 目的 地 。 


我 也 曾 在 新 西 三 搭 过 全 车 请 行 ， 但 每 次 拦 车 都 会 仔细 人 研 察 司 机 表 
情 、 语 气 和 车 内 情况 ， 有 了 足够 的 判断 才 敢 上 和 车， 而 且 都 是 在 缺乏 公 
FEE < 通 的 情况 下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 像 淘 吉 这 样 随 车 而 女 ， 我 不 敢 。 


汤 吉 来 的 那个 早上 ， 我 给 他 者 了 饺子 就 缴 匆 去 工作 了 。 

下 班 回 家 ， 见 汤 吉 正在 做 晚餐 ， 见 我 进 家 忙 迎 上 来 ， 说 给 我 备 了 
瑞士 法 餐 。 

“瑞士 法 餐 ? "我 不 解 ， 

他 解释 ， 他 妈妈 是 瑞士 人 ， 爸 爸 是 法 国人 ， 因 此 自己 常年 在 法 瑞 
两 国 轮 着 住 。 

RIALS, ROAR ET ROT) + AP AE 


我 刚 气 入 第 二 天 束 开 始 接待 客人 ， 家 里 连 餐 具 都 没 来 得 及 备 齐 
多 了 几 对 淘 吉 买 的 刀 义 ,虽然 借 大 的 厨房 还 算 不 上 齐备 ， 但 我 心头 ， 
总 感觉 这 几 套 餐具 让 厨房 看 起 来 满 满 当当 ， 什 么 都 不 缺 了 。 


如 条 说 接 行 沙发 客 有 初 袁 ， 那 束 生 尽力 帮助 那些 在 旅途 上 硕 望 和 
省 住宿 经 费 的 旅行 者 ， 只 望 他 们 把 这 份 次 意 传 给 下 一 位 阳 生 人 ; 至 于 
回报 ， 我 是 不 曾 去 想 的 。 


而 淘 吉 却 改变 了 我 的 想法 一 一 他 并 非 想 要 省 住 答 费 ， 而 只 项 费 通 
过 沙发 客 这 样 的 途径 ， 去 认识 更 多 人 ， 交 换 更 多 故事 。 


说 着 ， 他 摆好 玛 子 ， 聊 起 目 己 的 过 往来 。 

他 曾 是 个 音乐 家 ， 现 在 也 还 是 。 

尽管 旅行 让 他 脱离 了 职业 生涯 ， 但 天 地 之 间 ， 尽 是 演 雪 场所 ， 所 
以 游 走 世界 并 未 让 他 离开 本 职 ， 只 是 不 再 赚钱 了 而 已 。 


我 见 过 很 多 不 安 分 的 人 。 不 安 感 是 他 们 的 人 生 支 柱 ， 是 他 们 冒 一 
切 险 、 垦 求 一 切 彼 岸 景致 的 动力 。 但 我 无 法 给 信心 的 不 安 分 理 出 个 毕 
由 。 比 如 淘 吉 ， 或 许 是 多 元 的 家 性 背景 ， 使 他 骨 了 于 里 有 着 四 处 游 走 的 
血液 ， 又 或 是 后 天 对 首 乐 的 执着 衍生 出 对 种 族 、 文 化 的 好 否 ， 使 得 他 
某 天 放弃 事业 ， 跑 出 来 ， 生 活 在 别处 。 


但 不 同 于 人 们 的 想象 ， 淘 吉 目 有 他 食 人 间 烟 火 的 烦恼 ， 比 如 说 ， 
女友 嫌 他 不 能 在 身边 陪伴 ， 离 他 而 去 。 


淘 吉 说 ， 目 己 仍 爱 着 她 ， 但 不 强求 。 
夜里 ， 淘 吉 在 客厅 的 沙发 床 入 睡 。 


回 到 房间 后 ， 我 对 厦门 锁 情 了 好 一 会 。 谢 大利 亚 的 房屋 ， 不 知 是 
个 出 目 全 人 盘 信 任 的 社会 价值 观 ， 房 子 内 的 门 几 乎 都 没有 锁 。 


我 也 曾 想 过 用 厚重 的 桌 椅 抵 住 | ] 痛 ， 但 一 想到 淘 吉 表现 出 的 随 性 
与 有 礼 ， 我 未 免 小 人 之 心 了 ， 便 不 再 忧心 门 锁 ， 睡 去 。 


淘 吉 每 天 的 行程 都 排 得 很 满 ， 日 天 去 邦 迪 海滩 明日 光 浴 ， 夜 里 参 
加 社交 媒体 组 织 的 神秘 派对 一 一 先 报名 ， 派 对 开始 前 半 小 时 才 通 知 地 
me 


the TT A REALA, FAN RRS, 参加 派 対 也 不 訪 猪 拒 , 
只 图 好 玩 ， 顺 便 考察 悉尼 酒吧 里 的 音乐 水 平 。 有 了 时 他 也 扫兴 而 归 ， 哪 


吐 闭 悉尼 酒吧 水 平 参差 不 齐 ， 闸 哄 哄 的 ， 远 不 如 欧洲 酒吧 的 洲 江 情调 
和 选 曲 品 位 。 


我 和 淘 吉 的 共处 平安 无 事 。 
几 天 下 来 ， 我 不 仅 抛 开 屋 主 的 碟子 ， 还 在 这 位 客人 身上 学 到 了 不 


少 弦 乐 知识 和 欧洲 生活 方式 ， 甚 至 他 那 副 追求 自由 不 拘 小 节 的 灵魂 也 
潜移默化 地 影响 着 我 。 


我 曾 在 职场 上 时 心动 动 ， 恨 不 得 否 挥 一 切实 力 相 当 的 对 手 。 淘 吉 
身上 凡事 无 所 谓 的 气质 ， 却 教导 我 ， 何 藻 呢 ， 一 份 谋生 的 差事 而 已 ， 
何不 随心 而 活 。 


汤 吉 住 下 的 第 三 天 ， 两 个 外 向 的 德国 大 男生 朱 廉 、 亚 斯 也 加 入 
了 。 他 们 仁 挤 在 客厅 ， 很 快 打成一片 。 


三 男 一 女 ， 照 说 我 该 窘迫 不 安 ， 但 他 们 磷 朋 的 个 性 很 快 让 我 丢 把 
了 对 人 性 别 的 介 怀 


家 里 , BY IN ae: 
我 扫 拍 脑壳 ,，“ 哎 ， 锅 呢 ? ” 
“这 儿 呢 ! “其 中 一 个 大 男生 指 指 和 柜子 。 


他 们 没有 拘束 ， 和 我 聊 他 们 的 学 生 时 代 ， 聊 自己 的 感情 经 历 。 我 
甚至 起 了 目 己 的 沙发 主 映 份 ， 当 起 了 聆听 的 宾客 。 


淘 吉 离开 前 ， 给 我 吹 了 首 曲子 ， 他 是 个 视 音 乐 为 生命 的 人 ， 旅 行 时 带 着 一 个 大 箱子 ， 装 了 各 


种 罕见 的 乐器 


朱 廉 是 个 爱 机 宝 的 人 ， 天 生 的 领导 气质 让 他 从 不 慎 场 。 无 论 我 的 
哪个 朋友 来 访 ， 朱 廉 总 能 摊 出 主人 的 姿态 ， 与 对 方 聊天 ， 并 递 上 饮品 


小 号 招待 。 


然而 ， 同 样 是 这 个 家 伙 ， 却 在 日 后 某 天 触犯 了 澳大利亚 的 法 规 ， 
给 我 们 车 了 麻烦 .….……. 


TEES HORA ARG 


法 国 男 生 淘 吉 、 德 国 男 生 朱 廉 、 亚 斯 和 我 三 男 一 女 的 共处 局 面 ， 
很 快 被 打破 。 


新 入 住 的 伦 吝 围 密 安信 和 玛雅 ， 是 一 对 多 年 至 交 。 得 知 这 是 她 们 
头 一 回 做 沙发 客 ， 为 避免 她 们 与 男生 共处 的 尴 碎 ， 我 把 主人 房 腾 出 来 
给 她 们 ， 目 己 搬 到 客厅 沙发 床 。 

男孩 们 一 开始 吵吵 唆 唆 ， 说 我 发 神经 。 后 来 发 现 我 对 睡 处 的 确 不 
挑剔 ， 也 束 由 着 我 了 。 

FEE Fe AE AA IRB OK, (AB) 2 LR > PRA A 
夹 黑 的 头发 却 透 着 南亚 韵味 。 一 问 ， 原 来 是 印度 裔 。 

而 安信 的 家 虱 则 是 英法 结合 ， 她 的 法 语 市 着 伦敦 腔 ， 淘 吉 一 句 都 
没 听 懂 。 她 留 短 发 ， 从 不 施 妆 ， 男 孩 气 顾 重 ， 却 义 总 有 关 说 不 出 的 忱 
郁 。 她 自 有 20 出 头 的 “少年 维特 之 烦恼 "， 我 并 不 多 问 。 

出 于 感激 ， 他 们 总 想 给 我 做 饭 ， 淘 吉 做 过 瑞士 法 餐 ， 玛 雅 做 过 印 
度 咖 蚂 ， 安 茶 很 坦诚 ， 说 目 己 只 会 吃 不 会 做 。 朱 廉 和 亚 斯 深 藏 不 露 ， 
Balt JAA A PIB 


那 晚 ， 他 俩 往 超市 跑 了 两 趟 ， 神 色 紧 张 ， 一 直 不 让 我 们 靠近 后 


房 
我 偷 瞄 几 眼 ， 才 发 现 他 们 连 煤气 炉 都 不 会 开 。 


约莫 过 了 一 个 小 时 ， 两 人 唤 我 们 上 桌 ， 上 了 一 盘 意 大 利 面 ， 义 上 
一 一 ， 还 是 意大利 面 ， 者 得 软 塌 塌 ， 沟 食 一 样 ， 番 茄 切 得 大 小 不 习 ， 
小 块 的 熬 烂 了 ， 大 块 的 没 煮 软 。 


BUNA, ACM SH DIN, SS, 他 価 
Deb, GORE Ae, URS OK ° 


REAR BIER CMMI, tek, BURR ee 
被 肯定 的 眼神 ， 我 不 忍心 ， 昧 着 良心 问 : “还 有 了 吗 ? ” 


我 震 尺 了， 扭头 看 厨房 ，; oe 没 被 抽 中 的 第 12 包 意 大 
利 面 ， 正 静 静 地 躺 着 ， 笑 看 这 一 


当然 没 吃 完 ， 力 求 不 浪费 ， 通 通 放 入 冰箱 


那 晚 过 后 ， 家 里 冰箱 、 客 厅 力 至 天 伦 板 都 淄 本 着 意 面 那 不 满 番 训 1 
洋务 的 气 轧 ;即便 后 来 我 用 粤 式 牛肉 青椒 炒面 的 做 法 ， 让 剩 下 的 意 面 
起 死 回 生 ， 还 是 无 法 阻止 < 意 面 ? 殉 此 成 为 我 家 的 茜 词 ， 只 要 一 所 ， 淘 
a. Rte > FSR REIL TK 


朱 廉 和 


斯 1 


E 有 


E 者 11 色 意 


eu 


~ fae 


EVE HY , AVA, TRA EEE, Ui ESHER ot ° Erte 7 ESTE 


重新 装饰 过 的 圣诞 树 


BUN] BOR PA, JL RRR, JANA CHEIKH Fe 
B, JAA SEMI LU tee BE ° FAR, KASH, 
玩 玩 尤 克 里 里 ， 聊 聊 儿 大 洲 的 文化 异同 。 


一 夜 ， 对 首 乐 狂热 的 淘 吉 叫 我 们 障 他 去 市 中 心 着 名 的 三 只 猴子 酒 
吧 。 


这 并 不 是 酒吧 的 名 字 ， 这 个 称呼 来 目 酒 吧 门 口 的 三 只 石 猴 。 有 国 
AAA ti, = ARP Tae > TR. TRARY tee Cae Cie 
Te) 中 的 "非礼 勿 言 , 非礼 勿 思 , 非礼 勿 視 ", ze SRA VAtE 


名 气 啊 当当 ,但 领队 淘 吉 一 跨 进 门 ， 却 气 坏 了 : ERE AZRBA 
吵 ! 怎么 一 会 儿 电 子 乐 一 会 儿 重 金属 ! 啊 天 呐 怎 么 还 放 贡 斯 洒 : 比 伯 ! 


赏 子 还 没 坐 热 ， 酒 杯 还 没 拭 上 ， 疡 吉 吕 任 性 地 要 走 ， 一 副 没 吃 到 
糖 的 吸 跨 表情。 我 见 大 伙 都 在 兴 头 上 ， 也 没 多 挽留 ， 便 把 备用 门 卡 给 
淘 吉 ， 让 他 目 己 回 家 。 


BON IE— SEAT, 保安 辻 来 , TART AS a ° OR RAR 
做 了 ， 但 等 保安 离开 ， 又 迅速 把 帽子 戴 上 ， 说 今 晚 没 整 理发 型 ， 全 靠 
幅 子 保 顔 値 


然而 ， 酒 才 过 一 巡 ， 保 安 又 来 了 ， 这 回话 也 没 阅 ， 擒 着 朱 廉 的 由 
衫 ， 承 把 他 往 门 口 扯 。 动 作 虽 无 礼 ， 脸 上 却 笑 着 说 : “你 在 酒吧 里 戴 帆 
子 ， 违 反 了 澳大利亚 法 规 ， 请 你 出 门 ， 这 是 我 的 职责 。” 

见 朱 廉 被 撑 走 ， 我 们 一 群 人 也 败 兴 跟随 。 

AR RRL SAT BOL ABE ACHR, RRA ar TR KA MT RT 
规 奇怪 , “FEAES AION, 私 目 換 灯 泡 達 法 , AA Pa eee 
法 ; MEI, CET RS BK EIN SS PA BIZ” 


2, BURBS SHEILA SARA, AM) BER 
是 违反 酒吧 规定 : 因 室 内 监控 视频 难以 拍 到 帽 檐 下 的 人 脸 。 


不 能 放肆 的 夜晚 ， 干 脆 回 家 里 喝 果 着 聊天 。 


一 开始 ， 聊 的 还 是 疡 肃 的 欧盟 难民 和 危机， 没 多 入 束 转 为 各 目的 旅 
途 故 事 和 职业 追求 。 这 一 聊 ， 朱 廉 才 独 地 想起 ， 次 晨 3 点 ， 保 时 捷 公 司 
要 给 目 己 打 电 话 面试 ! 


TGR PETRA], SRC AR, REARS, ROA 
1] 。 但 在 学 业 方 面 ， 他 可 年 年 全 一 等 光学 金 ， 在 澳大利亚 做 交换 生 也 
征 学 费 全 免 ; 不 同 于 一 般 人 目 调 是 “不 用 看 书 的 天 才 ”， 他 总 目 谦 这 是 
夜里 挑灯 的 结果 。 眼 看 学 业 快 结束 ， 他 和 急 着 找 工 作 ， 不 料 一 封 求职 信 
过 去 ， 保 时 捷 德国 总 部 真 的 给 出 了 面试 机 会 。 


因 担 心 对 方 认 为 自己 映 在 南半球 而 无 法 及 时 入 职 ， 他 只 在 求职 信 
里 留 了 目 己 的 德国 号 码 。 


我 们 给 他 做 模拟 面试 ， 问 他 : “我 们 为 什么 要 聘用 你 呢 ? ” 


他 毫 不 正经 地 说 ; “因为 我 很 棒 呀 ， 何 止 欧洲 ， 全 世界 我 最 棱 
OF» 


“你 棒 在 哪里 呢 ? ”我 们 忍 住 不 笑 。 

“ 棒 在 我 很 会 者 意大利 面 ! ” 

我 们 笑 作 一 团 。 

一 群 年 総 人 , 明 明 都 知道 公平 世界 荒 争 残酷 , 却 希望 把 世 俗 要求 
的 好 成 绩 、 好 工作 、 好 归 笨 的 评判 标准 暂 抛 一 卷 ， 只 沉浸 于 这 片刻 的 
幼稚 时 光 。 

姿 晨 4 点， 我 起 吴 喝 水 ， 被 阳台 上 的 硕大 人 影 吓 了 一 跳 。 


Bae RR, HER, RAKE: “3 点 的 时 候 ， 保 时 捷 没 
给 我 打 电 话 .…… 半 小 时 后 我 才 发 现 ， 原 来 筷 了 换 上 德国 手机 卡 。” 


问 他 怎么 不 睡 ， 他 慢 半 折 地 说 : “为 了 打 足 精神 应 付 面试 ， 我 今 晚 
喝 了 8 杯 咖 啡 .……2” 


一 夜 元 賊 , 全 頼 朱 廉 狂 守 在 陽台 


《西班牙 公寓 》 且 我 跨 喜 欢 的 影片 ， 它 关乎 青春 的 迷茫 和 泛泛 的 
日 甫 ， 关 乎 追寻 目 我 认同 和 探知 人 性 的 差异 ， 天 乎 刁 在 异乡 的 失落 和 
es ° 


= 


但 我 从 未 料想 ， 片子 里 那些 欧洲 青年 对 加 新 环境 的 不 安 与 俩 动 ， 
无 目的 无 规划 的 旅行 ， 以 及 那些 混乱 的 、 珊 碎 的 、 喻 噜 啊 的 生活 ， 正 
每 天 在 我 的 公 宛 里 真实 上 演 。 


省 不 得 离开 这 个 瘟 志 的 小 团体 ， 他 们 几乎 每 人 都 把 旅行 计划 延 后 
Te 


一 对 情侣 带 来 的 沙发 仁 梦 


每 次 挑选 前 来 入 住 的 沙发 客 ， 我 都 比较 刘 慎 ， 先 是 看 沙发 请 求 写 
得 如 何 ， 再 看 其 个 人 主页 上 来 目 其 他 沙发 客 的 评价 。 但 对 于 水 拉 和 她 
男 朋 友 ， 我 几乎 不 假 思 索 地 接受 了 。 

原因 很 测 单 ， 在 她 的 沙发 请 求 里 有 这 么 一 句 , “入 住 那 天 是 我 男友 
的 生日 ， 而 我 们 从 未 做 过 沙发 客 ， 布 望 你 能 接受 我 们 ， 当 作 是 给 他 的 
“EA Tee” 

在 莎 拉 和 男友 搬入 前 ， 我 和 这 位 同年 纪 的 德国 女生 已 聊 了 开 来 : 

“ 莎 拉 ， 你 得 教 我 用 手 倒立 。” 看 了 她 资料 图 片 的 我 ， 北 莫 地 要 求 
着 。 

“好 好 好 ， 可 古 我 很 久 没 练 倒立 了 ， 要 教 你 ， 我 还 真有 点 紧张 。” 


水 拉 和 男友 来 的 那天 ， 家 里 还 有 一 位 丹麦 沙发 客 ， 以 及 当晚 准备 
告别 的 安信 和 玛雅 。 

水 拉 和 男友 坐 下 后 ， 有 一 搭 没 一 搭 地 加 入 我 们 的 话题 ， 在 安倍 聊 
英国 派对 文化 聊 得 兴起 几乎 要 站 上 饭桌 时 ， 莎 拉 男 友 打 了 个 哈欠 ， 而 
水 拉 则 一 直 果 着 手机 。 

他 们 是 德国 情侣 ， 不 怪 他 们 。 


对 于 德国 国民 性 格 的 讨论 ， 在 我 家 里 进行 过 不 少 。 


此 前 接 每 过 的 朱 廉 、 亚 斯 等 都 是 德国 人 ， 他 们 却 对 着 我 吐 
me: “Carrie， 你 怎么 可 以 接 每 德国 人 ， 我 们 可 钙 没 有 笑话 没有 情绪 的 


民族 ! 何止 没有 笑话 ， 简 直 没有 心 ， 没 有 肺 ， 没 有 感觉 。* 


有 次 朱 廉 做 染 切 伤 了 手 ， 血 染 红 了 一 张 创可贴 ， 他 却 镇 定 自 者 ， 
目 哮 道 :“ 别 担心 ， 我 可 钙 德 国人 ， 没 有 感觉 的 德国 人 。” 


当然 ， 以 国籍 来 断 人 ， 实 在 肤浅 片面 ， 我 们 的 论断 ， 也 不 过 欠 余 
饭 后 的 消遣， 并 不 当真 。 


打 着 “介绍 新 环境 ”的 旗号 ， 我 把 莎 拉 和 她 男友 骗 到 了 后 花园 烧烤 
区 ， 打 开 烧 烤 强 子 ， 定 我 们 早已 备 好 的 丰盛 食物 。 


“生日 快乐 ! ”众人 对 着 水 拉 男 友 说 。 


他 根本 没 料 到 还 有 生日 庆祝 这 一 出 ， 没 来 得 及 反应 ， 我 已 捧 出 目 
己 亲 手 做 的 生日 蛋糕 。 


他 和 沙 拉 都 呆 住 了 , 不 住地 優 箕 


吃 着 笑 着 ， 聊 着 在 澳大利亚 的 旅途 故事 ， 没 一 会 儿 ， 安 蓓 和 玛雅 
就 要 起 身 告别 了 。 

这 两 位 英国 姑娘 ， 各 自给 我 写 了 一 封 感情 满 溢 的 信 。 

不 同 于 我 们 感情 维持 紧密 的 亚洲 作风 ， 信 和 里 虽 充 满 了 不 舍 ， 却 也 
有 着 欧洲 人 的 酒 脱 ， “Carrie， 如 果 能 再 相逢 ， 希 望 我 也 能 如 你 今日 一 
股 ， 给 你 免费 的 食 宿 ， 如 果 不 能 再 相逢 ， 那 我 祝 你 生活 如 愿 ， 爱 你 所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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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E BR, 已然 丢 却 了 主客 的 界线 。 她 们 不 仅 没 有 给 我 添 胖 
烦 ， 反 而 在 适当 的 时 候 留 予 我 足够 的 私人 空间 。 有 了 时 见 我 情绪 不 佳 ， 
她 们 会 默默 地 去 花园 散步 ， 不 打扰 我 。 这 些微 小 的 细 市 ， 我 都 看 在 上 服 
里 。 


擦 掉 眼 泪 盈 渤 回 到 家 里 ， 加 入 德国 情侣 和 丹麦 男生 的 牌 局 大 战 里 
去 。 水 拉 男 友 问 我 们 ， 可 否 坚 持 到 12 点 ， 陪 他 路 进 新 的 一 终 。 


丹麦 男生 第 二 日 有 早 班机 要 赶 ， 而 我 翌日 一 早 也 有 工作 ， 但 我 们 
都 不 忍 拒绝 这 个 请 求 ， 点 了 点 头 。 


牌 局 实在 无 聊 ， 天 可 撑 到 零点 ， 我 把 家 里 音 啊 开 大 ， 放 了 首 中 文 
的 生日 歌 ， 喜 得 大 家 哈哈 笑 。 


我 以 为 生日 庆祝 束 这 样 结束 了 ， 不 料 莎 拉 男 友 掏 出 手机 ， 开 始 与 
家 人 和 视频， 兴奋 的 他 ， 对 看 爸 妈 大 喊 :“ 看 ， 这 是 我 的 沙发 主 Carrie， 
免费 接待 我 和 莎 拉 ! 她 是 中 国人 ， 中 国人 真 好 ! ” 


尽管 分 贝 怀 人 ， 但 一 听 到 他 这 样 赞美 中 国 ， 我 当然 高 兴 ， 恋 了 过 
去 ， 用 览 脚 的 德语 夹杂 英语 ， 同 他 家 人 打招呼 。 


丹麦 男生 疲乏 得 像 泄气 皮球 ， 我 让 他 进 房 去 睡 ， 还 装 出 仗义 , “这 
个 奉 星 ， 我 来 陪 就 好 。” 


我 靠 在 沙发 上 ， 巴 巴 望 厦 天 花 板 ， 期 竺 这 场 庆生 尽快 结束 。 


水 拉 男 友 没 有 消停 的 意思 ， 视 频 的 间 际 ， 还 哆 起 了 Goon 。 


Goon 是 澳大利亚 倡 语 ， 指 的 是 外 包装 为 纸 盒 ， 内 里 是 塑胶 袋 包 于 
的 袋 装 酒 ， 通 常 是 白 葡 萄 酒 ， 纸 盒 配 有 关 似 水 龙头 的 开关 ， 只 要 拧 
开 ， 酒 就 从 阀门 里 流出 来 。 


备 好 的 烧烤 食材 ， 以 及 我 给 莎 拉 男 友 做 的 生日 蛋糕 ， 一 种 在 澳大利亚 颇 为 流行 的 蛋白 箱 奶 油 


蛋糕 Pavlova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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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软 ， 夜 又 深 ， 我 很 快 睡 厦 了， 被 莎 拉 男 友 的 视频 声 啊 吵 醒 
时 ， 已 是 姿 晨 3 点 了 。 

想 着 对 方 古 同 游 异 国 的 年 轻 情侣 ， 对 这 般 免 费 食 答 招 待 充满 感 
激 ， 又 伴 上 过 生日 ， 我 实在 拿 不 出 气 妥 ， 只 轻 轻 提 点 一 句 :“ 夜 深 了 ， 
可以 小 点 声 喝 ? ” 


水 拉 男 友和 营 了 我 一 眼 ， 嘴 上 说 好 ， 转 过 头 去 ， 只 里 喇 啦 的 德语 义 
洪 腕 地 冒 出 来 。 而 莎 拉 ， 也 障 着 男友 ， 对 镜头 奸笑 着 。 


姿 晨 4 点 ， 我 终于 昕 到 “晚安 ”这 个 词 从 沙拉 男友 中 里 蹦 出 。 谢 天 谢 
地 ， 我 终于 可 以 去 睡 了 。 


我 看 他 一 眼 ， 这 一 眼 ， 过 了 半年 仍 刻 在 我 心里 。 


结束 视频 通话 的 他 ， 似 乎 已 醉 意 配 配 ， 在 水 拉 的 换 扶 下 ， 从 地 毯 
上 站 了 起 来 。 


才 站 起 映 ,，“ 哗 ”的 一 下 ， 他 吐 了 。 
水 拉 慨 了 神 ， 我 也 用 住 了 。 
根本 没 料 到 他 会 喝 醉 ， 都 是 劣质 酒 Goon 的 错 。 


他 喷射 性 地 吐 ， 地 毯 、 沙 发 、 和 餐桌 ， 甚 至 是 沙发 床 的 枕头 全 章 了 
wh, E/T H— A 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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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 期 竺 他 们 能 清理 干净 。 


型 晶 一早， 这 对 情侣 出 门 游 玩 去 了 ， 我 看 见 客厅 的 字条 ， 上 面 留 
言说 因为 没 找 到 清洁 剂 ， 所 以 等 他 们 回来 再 清理 。 


客厅 恶 具 如 故 ， 沾 染 哎 吐 物 的 家 居 用 品 正 大 刺 刺 地 躺 在 洗衣 机 
里 。 


我 致电 清洗 公司 ， 才 把 客厅 托 救 回来 。 


这 对 德国 情侣 不 仅 没 走 ， 还 继续 住 了 两 日 。 我 们 之 间 ， 几 乎 不 再 
交流 了 ， 但 我 尽量 没 给 他 们 脸色 看 。 


沙发 客 网 站 是 有 评价 系统 的 ， 每 位 沙发 客 走 后 ， 我 都 要 写 评 语 。 
水 拉 和 男友 离开 后 ， 我 为 评语 犯 了 难 。 


如 实 写 吧 ， 可 人 谁 无 过 ， 一 场 醉酒 撒野 不 该 成 为 终生 污点 ， 只 写 
他 们 好 吧 ， 万 一 他 们 没 汲取 教训 ， 日 后 做 沙发 客 时 劣迹 又 现 ， 我 避 不 
征 错 失 了 一 个 提醒 他 人 的 机 会 。 


在 咨询 了 不 少 沙发 客 后 ， 我 选择 如 实 将 他 们 的 醉酒 行为 写 出 ,但 
也 写 下 : “希望 这 次 犯错 ， 能 让 他 们 成 为 更 好 的 沙发 客 ， 学 会 苯 重 他 人 
大 所 ， 学 会 感激 他 人 付出 ， 也 希望 其 他 沙发 主 再 给 他 们 一 次 体验 的 机 


过 了 半年 再 去 看 他 们 的 资料 页 面 ， 在 我 之 后 ， 也 还 有 沙发 主 接待 
他 们 ;， 期间， 也 有 沙发 主 给 我 发 邮件 ， 咨 询 我 是 否 该 接待 他 们 ， 我 回 
复 说 不 妨 给 他 们 一 个 机 会 。 这 对 情侣 给 我 上 了 一 谋 : 以前 , AAS 
民 与 否 " 去 衡 定 一 个 人 的 人 品 ， 这 次 过 后 ， 我 懂得 了 ， 者 要 共 住 一 檐 
下 ， 还 需要 衡量 很 多 其 他 的 品格 。 

有 人 问 ， 铬 有 天 这 对 情侣 再 来 悉尼 ， 我 还 会 见 他 们 吗 。 当 然 会 ， 


过 去 种 种 并 不 影响 我 们 交流 ， 但 能 否 再 让 他 们 做 我 家 的 沙发 客 ， 我 可 
就 不 确定 了 。 


唯一 确定 的 是 ， 在 他 们 走 后 ， 我 在 家 规 里 粗 体 加 墨 写 了 一 条 : 
ANF §3Goon!!! 


劳伦斯 :粉底 盖 不 住 的 秘密 


一 开始 我 以 为 那 古 个 性 低调 或 是 初 识 的 生 分 ， 后 来 终于 辨 清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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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沙发 客 的 ， 多 是 经 济 条 件 不 宽容 的 年 办 人 ， 布 望 通过 找到 免费 
住 往来 为 目 己 减 轻 旅行 经 费 人 负担 。 


劳伦斯 却 不 是 。 


在 澳大利亚 首都 堪培拉 长 大 的 她 ， 在 社区 教育 机 构 教 授 英语 ， 不 
仅 收 入 可 观 ， 还 有 珊 薪 的 寒暑 假 。 


ELIOT Geet eee 得 到 的 答案 是 : “ 想 与 更 多 的 人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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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说 话 时 ， 不 大 看 我 的 眼睛 ， 总 和 是 盯 着 昌 角 ， 或 是 墙 边 ， 寻 找 可 
以 让 眼神 停歇 和 隐藏 的 场所 。 


我 分 不 清 ， 她 是 天 生 个 性 使 然 ， 还 有 守 着 不 堪 的 人 生 经 历 不 肯 
说 。 


尽管 嘴 里 说 着 想 与 更 多 人 沟通 ,但 家 里 来 了 新 的 沙发 客 后 ， 芭 伦 
斯 依然 不 甚 言语 ， 只 坐 在 沙发 边 朋 上 ， 听 我 们 对 聊 ， 偶 尔 也 会 插 两 
句 ， 问 沙发 客 的 家 庭 情 况 。 


她 每 天 起 床 第 一 件 事 必 有 征 去 厕所 化 妆 ， 门 紧 财 着， 出 来 后 脸 上 吏 
多 了 几 层 粉 奈 ， 甚 至 有 沙发 客 在 的 夜里 ， 她 也 用 粉底 盖 着 ， 直 到 大 家 
都 入 睡 ， 她 才 去 把 妆容 尝 掉 。 直 到 一 夜 她 凶 了 妆 ， 我 才 看 清 ， 营 窗 着 
粉 确 的 脸 上 分 明 有 瘀 念 。 


其 时 是 悉尼 的 初 彼 ， 南 半球 缺 了 具 氧 层 保护 的 区 域 ， 每 天 一 早 就 
被 艳阳 久 烤 着 。 天 一 热 ， 劳 伦 斯 的 妆容 持续 不 到 半天 ， 粉 液 浮 末 都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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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里 的 冷气 运转 不 停 ， 顾 不 上 环保 ， 其 他 沙发 客 一 回 家 ， 也 是 喷 
着 热 ， 跑 回 遥 探 融 ,“ 滴 ”一 下 赶紧 打开 衬 调 。 


但 这 样 的 艳阳 天 里 ， 克 伦 斯 却 总 是 身 着 长 衣 长 裤 ， 从 未 减 衣 。 


澳大利亚 女性 目 由 奔放 ， 夏 天 一 到 ， 恨 不 能 天 天 帅 市 热 裤 人 字 拖 
上 阵 ， 连 内 衣 都 可 以 弃 挤 ， 劳伦斯 却 是 例外 ， 四 肢 人 遮盖 得 密 密 实 实 。 
难道 说 ， 这 不 是 她 的 衣着 品位 ， 而 是 她 的 保护 色 ? 


我 们 都 看 在 眼 里 ， 依 然 不 去 过 问 ， 留 予 她 足够 的 隐私 空间 。 


劳伦斯 看 我 挂 在 家 里 的 照片 ， 说 我 摄影 水 平 不 错 ， 问 我 言 欢 扣 什 
么 类 型 的 照片 。 我 说 非常 想 皖 试 新 闻 摄 影 。 


“比如 说 ， 什 么 题材 呢 ? ?她 问 。 


想 也 没 想 ， 我 直 说 :“ 我 尽 想 跟 折 遭 受 家 性 歇 力 的 女性 ， 用 图 片 来 
说 话 ， 来 呼 吓 、 唤 醒 大 众 。” 关 注 “ 家 性 骏 力 ”"， 来 目 于 一 位 曾 任 职 于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 朋友 的 建议 。 她 说 ， 近 年 来 ， 世 卫 组 织 已 把 “其 力 ” 当 作 
一 个 重要 的 课题 ， 而 其 中 占 最 大 比重 的 是 “针对 妇女 的 暴力 行为 ”。 


没 想到 听 了 这 番 话 的 劳伦斯 ， 脸 上 去 然 失 色 。 
这 之 前 我 和 其 他 沙发 客 对 她 的 所 有 猜测 ， 在 那 瞬 间 突然 就 得 到 了 
定论 。 


她 不 知道 担 摄 家 寿 桑 力 题 材 只 是 我 的 无 心 之 言 ， 以 为 目 己 的 伤痕 
RAFT, HENRY, MOP DARE, “你 所 到 的 家 又 ， 古 我 
正在 经 受 、 且 长 期 经 受 的 。” 


她 描述 得 不 多 ， 却 句 句 如 尖 锥 刺 我 心 : 结婚 10 年 ， 她 没 罕 过 短 袖 
衣服 ， 不 能 给 别人 看 见 身 上 的 伤 。 


他 用 猎枪 对 准 她 的 脑壳 ， 吓 噶 她 , “再 敢 反抗 ， 我 让 你 的 脑袋 开 
花 。* 她 下 班 晚 归 ， 回 到 家 里 就 被 他 绑 着 吊 起 来 ， 用 皮 癫 抽 。 


她 说 目 己 不 敢 叫 喊 ， 怕 邻居 听见 报警 ;还 尽力 拧 过 吴 子 ， 让 重重 
的 皮革 落 在 后 衣 ， 第 二 天 要 上 班 ， 不 想 让 同事 看 出 来 。 


她 说 : “最 可 怕 的 是 ， 有 了 时 夜 深 入 睡 ， 名 然 束 被 搜 起 来 ， 往 死 里 
打 ， 说 怀疑 我 勾搭 了 别人 ; 他 人 梦 里 梦 见 我 出 轨 ， 上 用 开眼 后 一 脚 把 我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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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我 知道 你 古 正义 的 人 ， 所 以 才 不 敢 告 诉 你 事实 。 不 要 报警 ， 这 些 
家 事由 我 日 己 处 理 。” 


我 气 得 趴 脚 。 气 他 的 残 酯 又 行 ， 更 气 她 的 恨 弱 和 寻 恩 。 


TEXT REAR TTT ARE, 澳大利亚 是 体系 成 熟 的 国家 :， 警 
方 可 对 施暴 者 强制 隶 捕 ， 在 紧急 情况 下 ， 法 官 可 依据 单方 申请 发 出 紧 
急 保护 令 ， 禁 止 施暴 者 实施 暴力 或 威胁 实施 梭 力 ， 茜 止 他 们 联络 、 跟 
路、 驶 扰 对 方 ， 不 得 接近 对 方 或 指定 家 族 成 员 的 住所 、 工 作 地 后 以 及 
一 切 常 去 的 地方 


在 澳大利亚 ， 不 仅 有 刚性 的 政策 ， 还 有 无 处 不 在 的 社交 媒体 传达 
软 性 信号 : 家 性 歇 力行 为 ， 是 澳大利亚 社会 所 坚决 不 能 容忍 的 。 


然而 这 一 切 都 没有 让 劳伦斯 择 脱 。 


劳伦斯 离开 悉尼 那天 ， 我 连 送 部 不 乐意 送 。 


忠 连 患 了 皮肤 病 ， 人 们 都 知道 要 根治 ， 面 对 家 又， 她 护 能 一 味 焦 
盖 。 我 不 能 看 她 的 脸 ， 不 外 A aie 不 能 
看 她 烈日 下 穿着 长 衣 长 裤 的 模样 ， 生 介 她 下 蹲 ， 会 露出 衣衫 里 皮肉 给 
开 的 伤 。 稍 一 看 到 ， 我 惑 无 法 宽恕 她 的 妥协 。 


赶 飞机 之 前 ， 她 坐 在 家 里 客厅 链 锋 补 补 ， 一 会 儿 给 我 变 出 一 个 手 
工 布 袋子 ， 说 要 送 我 。 我 很 感动 ， 翻 箱 倒 柜 地 找 礼物 回赠 。 


她 离开 后 ， 我 过 不 了 目 己 的 道德 关 ， 也 抑 不 住 好 奇 ， 用 她 的 全 名 
去 搜 社 交 平 台 ， 想 看 她 残暴 丈夫 的 长 相 。 


她 并 不 第 发 照片 ， 只 在 半年 前 的 一 天 ， 发 了 一 张 网 络 图 片 ， 户 
外 ， 一 个 裸 着 上 身 的 少女 ， 育 对 镜头 ， 前 方 是 无 尽 的 原野 ， 天 边 弥漫 
着 破晓 时 分 的 青 蓝 薄 务 ， 远 处 原野 深 处 ， 却 是 无 尽 的 黑 。 

我 看 不 出 这 是 布 望 还 是 绝望 。 

过 了 约莫 两 个 月 ， 忽 然 收 到 她 的 短 讯 : “Carie， 我 要 独 目 去 香港 
旅行 了 。 真 兴奋 ， 这 可 是 我 第 一 次 去 亚洲 。 对 了 ， 你 提起 过 想 哲 摄 家 
姓 紧 力 题 材 的 图 片 故 事 ， 建 议 你 找 相 关 的 保 扩 组织， 他们 或 许 有 途径 
联系 到 肯 出 镜 的 人 。” 


最 该 找 保护 组 织 的 不 是 我 。 


而 这 句 话 ， 我 最 终 没有 说 。 


道 不 清 的 “游客 ” 妙 妙 


Ww RAMMED, Mi, me AR eR RR, 
Carrie 前 Carrie 后 地 叩 着 


同时 期 ， 在 我 家 住 着 的 还 有 一 位 荷兰 沙发 客 ， 与 我 共处 了 几 天 ， 
也 算 互相 了 解 。 妙 妙 进 屋 时 ， 我 正和 荷兰 妹子 著 着 工作 软 事 ， 妙 妙 训 
不 客气 地 打上 断 我 们 的 对 话 ， 用 中 文 间 :“ 哎 ，Camie， 你 每 个 月 工资 多 
SMB? » 


fof = AC ANE, (on TT TREASON ICEL, 面 色 不 
悦 ・ 我 也 教育 妙 妙 : “ 在 西方 国家 , 交 情 不 深 的 朋友 同 , 不同 新 資 ヽ 不 
问 情 感 状 况 ， 这 是 对 他 人 私生活 最 起 码 的 尊重 。” 


WWI, Rae NOE, MAS Bie: “澳大利亚 工 次 一定 
很 高 ， 我 怎么 才能 留 下 来 呢 .…...” 

我 悄悄 打量 她 : 厚重 的 粉 改 盖 不 住 肌肤 的 纹路 。 她 眼角 的 鱼 尾 和 
膀子 的 折 层 ， 都 暗暗 告诉 我 ， 这 个 女孩 子 在 沙发 请 求 里 写 的 26 风 是 个 
虚伪 的 谎言 。 


入 住 我 家 已 两 天 ， 妙 妙 却 几乎 不 出 门 。 只 有 傍晚 饿 了， 她 才 去 临 
近 的 超市 严 回 一 袋 食材 ， 洗 起 一 番 ， 够 吃 儿 天 。 


我 好 心 赠 她 地 图 ， 给 她 指 路 ， 告 诉 她 悉尼 哪里 好 玩 。 她 却 总 提 不 
起 兴趣 ， 没 有 游客 的 气 恩 。 


有 时 见 她 翻阅 华人 报刊 ， 不 看 头条 ， 不 关注 时 事 ， 只 径直 翻 到 末 
版 ， 饶 有 兴致 地 细 看 招聘 版 面 ， 还 问 我 :“Carrie， 你 说 我 能 在 这 里 找 


到 工作 吗 ? ” 


“你 要 旦 能 找到 合法 工作 ， 那 最 好 ;如 有 果 你 去 打 墨 工 ， 那 无 异 于 给 
祖国 丢脸 。" 我 答复 得 翅 无 情 面 。 


她 竟 不 恼 ， 还 是 妨 诺 笑脸 的 模样 ,“ 那 你 给 我 介绍 个 男 朋友 吧 。” 


我 讽刺 她 ,，“ 男 朋友 ? 你 连年 龄 都 不 老实 相 报 ， 对 方 要 是 知道 你 搬 
说 ， 我 脸面 往 哪 搁 。” 


她 还 是 先 ,“ 隔 哮 ， 你 束 说 我 27 罗 左右 嘛 。? 我 气 结 。 


妙 妙 自 称 是 上 海 人 。 但 听 她 夜里 给 母亲 打 电 话 ， 讲 的 分 明 不 是 上 
MEE, LATE, LABS IR 


妙 妙 说 她 在 国内 的 职业 是 经 理 助 理 ， 我 谋 异 ,“ 假 期 那么 长 ? ” 


好文 文吾 吾 , Piet ・ 又 同好 工作 内 容 , We Ra, 用 別 
的 话题 敷衍 我 。 


打 断 别人 对 话 的 习惯 ， 妙 妙 一 直 改 不 掉 。 每 次 旁听 我 和 倚 兰 姑 奶 
聊天 ， 听 到 一 知 半 解 的 英语 单词 ， 妙 妙 立 马 来 劲 ， 插 入 对 话 ， 问 我 单 
词 的 意思 。 见 她 上 进 ， 一 开始 我 还 耐心 讲解 ， 后 来 被 打 断 得 多 了 ， 我 
也 恼火 ， 叫 她 目 己 去 查 词典 。 她 不 至 于 傻 得 看 不 慌 脸 色 ， 打 断 的 次 数 
逐渐 少 了 ， 只 托 着 下 巴 ， 静 静 看 我 们 聊天 。 


荷兰 沙发 客 随和 ， 大 小 事情 一 笑 而 过 ， 性 格 讨 喜 ， 妙 妙 
她 ， 但 语言 不 通 也 叫 她 急 得 跳 脚 。 


有 一 次 我 们 三 人 夜 聊 ， 聊 起 中 澳 两 国 的 职业 观 ， 我 说 差异 大 得 
很 。 澳 大 利 亚 重视 技能 ， 水 电工 、 装 修 工 等 职业 都 有 左 高 收入 。 


妙 妙 抱怨 国内 薪水 不 理想 ， 举 了 个 例子 : “幼儿 园 老 师 每 月 薪资 不 
到 两 竹 ， 还 得 受气 ， 现 在 都 站 独生子 女 ， 孩 子 们 都 得 捧 在 手心 ， 稍 有 
尽 慢 ， 都 得 罪 家 长 。” 哗 啦 啦 甩 出 一 仅 细 市 来 。 


顿时 ， 直 觉 告 诉 我 ， 她 的 职业 就 十 幼 师 ， 也 不 难 解释 长 假 的 来 由 
了 一 一 寒暑 假 。 


才 住 下 几 天 ， 妙 妙 爱 上 去 夜店 ， 常 夜 不 归 窒 ， 大 清早 才 一 身 酒 气 
地 回 我 家 。 


澳大利亚 移民 方式 多 样 ， 其 中 一 种 是 伴侣 或 配偶 担 你 。 如 她 是 寻 
开心 ,我 当然 任 她 目 由 ; 但 也 担心 她 为 了 留 在 澳大利亚 ， 束 在 酒吧 里 
胡乱 找 个 本 地 人 做 担保 。 


怕 她 受骗 ， 我 暗暗 提醒 她 ， 想 留 在 澳大利亚 ， 可 以 靠 目 己 的 努 
力 ， 回 国学 一 门 技能 ， 补 一 下 英语 ， 过 几 年 再 来 也 不 迟 。 


UWRF: “英语 ? 真是 要 我 老 命 ! 技能 ? 我 哪 有 了 耐心 学 ! ” 


我 气 不 打 一 处 来 ， 训 她 : “你 有 和 想 要 的 东西 ， 却 不 为 之 努力 ， 还 看 
不 到 别人 的 努力 。 一 腔 虚 菏 ， 是 没 法 给 你 市 来 好 日 子 的 。” 
thse YB Sei, “说 不 准 呢 ， 万 一 我 巡 了 有 人 钱 人 ， 喇 嘻 .…...” 


看 她 这 样 ， 我 干脆 不 再 干涉 。 但 她 夜 不 归 往 的 日 子 持续 了 一 周 
多 ， 我 起 了 疑心 ， 毕 葛 再 爱 泡 酒吧 的 人 ， 也 不 可 能 每 天 都 去 ， 精 力 可 
不 是 手机 电池 ， 插 一 根 线束 能 充满 。 


一 天 清晨 ， 在 她 如 常 带 着 酒 气 进门 后 ， 我 站 在 门口 直截了当 地 
问 : “你 是 不 是 在 夜场 打黑 工 ? * 


她 正牌 着 身子， 褪去 一 只 脚 上 的 高 跟 鞋 ， 被 我 的 直接 吓 得 一 情 ， 
鞋子 伍 落 在 地 板 上 , “你 ， 你 知道 啦 ? ” 


我 哈 她 : “我 又 不 是 傻子 。” 实 则 ， 我 真是 优 子 ， 免 费 招 竺 她 住 箱 
两 个 多 星期 ， 才 看 出 这 位 同胞 是 过 来 打 涯 工 的 。 


可 不 知 为 何 ， 看 到 她 满 脸 化 开 的 廉价 妆容 和 有 眼 里 的 疲惫 与 无 茶 ， 
RAIDER, AGRA): “小 心中 介 ， 记 得 每 天 都 要 讨 要 工资 。” 


她 在 亚洲 人 经 营 的 歌厅 工作 ， 客 人 多 古 华 人 。 她 向 我 抱怨 客人 治 
她 喝酒 ， 小 费 也 给 得 少 。 


我 不 出 声 ， 恨 她 持 非 法 身份 去 工作 。 
她 给 我 煮 淘 、 烧 菜 ， 想 讨好 我 。 我 不 领情 ， 只 吃 目 己 的 食物 。 


她 知道 我 看 不 起 她 ， 却 并 不 诅 走 ， 继 续 讨 目 己 的 生活 ， 偶 尔 有 对 
她 感 兴趣 的 客人 ， 会 在 日 日 里 市 她 逛 悉 尼 大 桥 ， 去 动物 园 看 袋鼠 。 


我 抑 不 住 好 奇 ， 有 时 也 想 问 她 是 否 出 卖 号 体 ， 但 细 想 之 下 ， 她 每 
天 一 早 束 回 家 ,应 该 只 是 陪客 人 唱歌 喝酒 。 我 总 努力 往 好 人 处 去 想 她 ， 
壬 试 理解 她 的 难处 ， 却 又 恕 不 住 ， 恨 她 不 上 进 。 

一 夜 ， 妙 妙 妈妈 打 来 电话 说 家 里 水 管 漏水 ， 妙 妙 便 一 直 给 物业 打 


电话 ， 语 气 低下 ， 尽 请 对 方 上 门 免费 修理 。 挂 了 电话 ， 她 往 床上 一 
次 ， 无 奈 地 叹气 :“ 唉 ， 修 个 管子 ， 又 得 好 几 百 。” 


不 和 久 后 一 天 ， 她 说 要 搬 走 。 那 天 ， 正 值 国内 酷 嗜 ， 她 给 妈妈 打 了 
SATE, UBM. “ 别 不 舍得 开 空调 ， 一 定 要 开 ， 知 道 吗 ? ? 


过 了 很 入 ， 点 进 妙 妙 的 朋友 圈 ， 发 现 她 已 回国 。 想 是 幼儿 园 开学 
了 ， 她 必须 回去 。 


她 最 新 的 一 则 分 译 ， 古 参加 佛教 徒 察 会 的 照片 ， 一 袭 日 衣 的 她 ， 
素面 朝天 ， 和 在 悉尼 夜里 工作 化 着 浓 妆 的 她 判 若 两 人 。 


幼 师 、 佛 教徒 、 夜 店 陪 唱 ， 妙 妙 在 这 些 身 份 之 间 转 换 ， 顾 不 得 它 
们 十 别人 眼中 矛盾 的 存在 。 


悉尼 街头 四 四 所 扩 。 这 座 城 市 包容 力 无 限 ， 一 条 街道 集束 了 六 大 
洲 的 人 们 ， 相 安 无 事 。 


我 家 楼 下 有 个 在 疝 市 铺 睡 袋 玩 智能 手机 的 乞丐 ， 我 总 想 问 他 怎 不 
去 工作 养活 目 己 。 直 到 一 天 ， 我 见 到 三 个 年 轻 的 南亚 女孩 赠 他 一 大 袋 
食物 , SENSI, Mosk Me, Bela] 


十 近 , (RAR Ta? 


习惯 了 二 元 思维 的 我 ， 总 要 辨 个 对 错 ， 总 要 用 自己 的 道德 框架 去 
审视 他 人 的 行为 ， 后 来 渐渐 明日 ， 黑 与 日 的 中 间 还 有 一 道 灰 ， 有 些 行 
为 是 难以 定性 的 。 帮 是 理解 了 妙 妙 那 复 洒 矛盾 的 真实 人 性 ， 也 束 理 解 
了 人 生 的 虚空 。 


圣诞 夜 ， 我 家 免费 招待 了 15 人 


悉尼 转眼 入 夏 ， 圣诞 期 间 的 住宿 价格 也 开始 狗 涨 ， 市 区 一 间 12 人 
混 住 的 牲 售 床位 竟 要 150 澳 元 。 看 到 沙发 请 求 越 收 越 多 ， 我 想 着 干脆 多 
接 行 一 些 人 ， 只 要 他 们 不 嫌 我 家 小 ， 一 切 好 说 。 

伤 透 我 心 的 柯 娜 

德国 女生 柯 娜 是 在 圣诞 证 前 一 天 给 我 发 沙发 请 求 的 。 要 知道 ， 计 
划 圣 诞 世 来 澳 的 沙发 客 ， 大 多 提前 一 两 个 月 天 开始 发 送 请 求 了 ， 像 柯 
娜 这 种 “最 后 一 分 钟 请 求 "， 多 是 没 人 乐意 搭理 的 ， 何 况 圣 诞 期 间 ， 澳 
大 利 並 人 都 忙 着 和 家 人 団 衆 , 接待 的 可能 性 微 平 其 微 


她 写 : “Carrie， 如 果 你 拒绝 了 我 ， 我 可 能 殉 要 睡 大 街 了 ， 因 为 所 
有 住 特 都 订 满 了 。? 我 便 盈 不 犹豫 地 接受 了 她 。 


で すす よ ミ ます すま ます ま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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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给 沙发 客 们 做 饭 吃 ， 朱 廉 推 荐 来 入 住 的 沙发 客 给 我 带 一 包 意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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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提醒 我 关于 11 包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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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娜 来 的 那天 ， 正 着 沙发 客 们 和 我 坐 在 客厅 聊天 ， 大 家 一 副 慷 懒 
悠然 的 模样 。 柯 娜 看 了 ， 居 然 抹 起 了 泪 ， 大 家 忙 问 怎 么 了 。 


她 一 个 劲 儿 地 说 ， 这 里 是 天 营 啊 ! 


原来 ， 她 是 成 二 上 万 来 澳大利亚 “打工 度假 ”的 欧洲 人 之 一 。 持 这 
种 签证 的 多 古 年 轻 人 ， 襄 欢 到 农场 、 果 园 等 地 体验 生活 ， 顺 便 择 些 旅 
费 。 但 柯 娜 说 ， 农 场 生活 是 非 人 般 的 ， 马 来 工头 对 他 们 进行 欺压 ， 区 
了 介绍 费 却 不 给 工作 、 扣 压 工资 的 情况 很 常见 。 


澳大利亚 的 月 亮 并 不 特别 圆 ， 农 场 非法 剥削 的 事 ， 我 也 有 所 丁 
闻 ， 但 听 亲 历 者 诉说 ， 还 是 头 一 遭 。 


脑子 一 热 ， 我 对 柯 娜 说 ， 你 被 特 批 了 ， 和 我 睡 一 间 房 吧 ， 我 家 里 
的 物品 你 随便 用 ， 不 需 咨询 我 。 


自 此 后 ， 柯 娜 与 我 就 像 是 连 体 婴 ， 只 要 我 不 工作 时 ， 我 们 都 会 结 
伴 出 游 。 


然而 这 份 情 诊 的 发 展 趋势 大 不 如 我 所 料 。 柯 娜 见 我 竺 她 好 ， 在 家 
中 举止 越 来 越 随心 ， 霸 占 洗澡 则 一 个 小 时 是 第 有 之 事 ， 其 他 沙发 客 一 
见 她 进 浴室 ， 就 知道 自己 该 去 楼 下 健身 房 洗 党 了 。 


她 也 喜欢 轻易 给 人 贴标签 ， 家 里 招生 的 沙发 客 ， 她 多 半 不 喜欢 ， 
说 这 个 间 骚 ， 嫌 那个 多 话 。 我 也 曾 暗 地 里 示意 过 她 ， 人 的 性 格 有 和 多样 
性 ， 要 多 相处 才 好 做 出 判断 ， 她 仍 一 意 孤 行 。 


最 怕 她 夜里 去 酒吧 。 我 家 入 楼 | ] 和 进 电梯 都 得 用 门 卡 ， 她 去 酒 
吧 ， 把 门 卡 给 她 ， 我 不 放心 ;大 半夜 让 她 按 门铃 ， 又 怕 吵 着 其 他 沙发 
客体 轧 。 干 脆 告 诉 她 ， 快 回 家 前 联系 我 ， 我 好 下 楼 给 她 开 | 。 


因 面 常 有 : 凌 尾 2 点 ， 她 给 我 发 短信 ， 说 在 回 家 路 上 ; 3 点 , 現 快 
回来 了 ; 4 点 ，5 操 ，6 点 .……. 阿 咯 叮 吃 ， 她 没 信守 承诺 ， 还 是 按 啊 了 家 
里 门铃 。 她 也 利 喝 得 醉 配 醒 ， 一 回来 束 开 冰箱 翻 柜子 找 零食 吃 ， 呢 里 
MHRA < 


渐渐 地 ， 我 们 的 关系 跌 至 冰点 。 柯 娜 已 记 不 起 目 己 的 客人 身份 ， 
党 给 其 他 沙发 客 脸色 看 。 她 习惯 在 睡 前 把 杯子 带 进 卧室 ， 却 从 不 拿 出 
去 请 洗 ， 我 提醒 她 ， 她 把 眉 一 搬 : “怎么 ， 你 不 想 让 我 喝 水 吗 ? ” 


柯 娜 在 我 家 中 住 了 三 周 。 走 的 那天 ， 我 送 她 坐车 ， 抱 了 一 抱 。 
随后 把 她 沙发 客 页 面 拉 墨 ， 没 留 评 价 ， 算 是 最 后 的 情谊 。 
决意 从 此 不 再 相 见 了 。 


__ oT BASEL 
莱 拉 是 荷兰 人 ， 也 是 个 满 世界 乱 跑 的 独行 侠 。 


不 同 于 同时 期 入 住 的 欧洲 小 屁 护 ， 羔 拉 已 经 30 岁 了 。 目 打 20 多 岁 
开始 ， 她 的 每 个 生日 ， 都 在 阳 生 国度 度 过 ， 今 年 轮 到 了 澳大利亚 。 


问 她 生日 计划 ， 她 说 要 去 跳伞 。 


果 不 食 言 ， 生 日 那天 她 起 了 个 大 早 ， 去 参加 直升机 跳伞 团 。 陪 同 
跳伞 的 教练 ， 在 400 多 米 的 高 空间 她 ，“ 怎 么 挑 了 个 大 风 的 日 子 ? ERY 
边 擦 去 被 狂风 吹出 的 哈喇 子 ， 边 扯 着 嗓子 喊 :“ 因 为 今天 是 我 的 生日 
OF» 


身后 的 教练 间 :， “什么 ? 1 > 
“因为 今天 是 我 的 生日 呀 ! ” 
教练 : “也 是 我 的 生日 呀 ! ” 


莱 拉 惊 言 ， 与 他 互 视 生日 快乐 。 高 空 里 ， 教练 打开 了 降落 伞 ， 在 
缓慢 的 目 由 落体 里 继续 和 莱 拉 聊 。 羔 拉 问 他 入 行 多 久 了 ， 他 喊 :“ 两 年 
了 啊 ! ” 


以 香 态 姿态 背 行 落地 后 ， 教 练 解 去 羔 拉 身上 绳 案 ， 狐 点 地 和 突 ,“ 其 
实 哪 有 两 年 ， 你 古 我 第 一 个 客人 。” 吓 得 业 拉 ， 回 我 家 时 腿 还 是 软 的 。 


羔 拉 是 个 很 有 智 甘 的 女人 ， 从 聊天 方式 瑟 能 看 出 来 一 一 遇 到 观点 
不 合 的 时 候 ， 羔 拉 并 不 笑 斌 说服， 多 是 虚心 聆 昕 ， 但 她 目 己 的 观点 也 
坚定 如 千石 。 她 总 是 默 黑 地 大 我 做 家 务 ， 把 沙发 客 睡 后 的 床铺 好 ， 把 
客厅 垃圾 棚 清 干净 ， 这 一 切 ， 我 者 看 在 眼 里 。 


给 莱 # | 
立 准 
备 的 生日 
惊喜 


在 她 生日 这 晚 ， 我 驴 她 说 我 在 忙 工作 ， 让 她 回 家 给 新 来 的 沙发 客 
天 [Js 

墨 灯 频 火 的 房间 里 ， 等 待 她 的 ， 却 是 骏 在 角落 的 我 和 十 几 位 沙发 
客 , WA ECA A ERE 。 


这 个 导言 成 功 得 很 ， 羔 拉 眼 泪 都 蹦 出 来 了 ， 轮 番 拥 抱 每 个 人 。 


羔 拉 和 柯 娜 ， 都 曾 给 我 留 下 极 好 的 第 一 印象 ， 也 做 过 家 中 的 至 上 
宾客 ,但 相处 的 结果 却 大 有 不 同 。 


招 每 了 这 么 多 沙发 客 ， 也 渐渐 懂得 ， 人 的 确 古 复杂 的 动物 ， 人 情感 
和 行为 都 没有 能 放 之 四 海 的 准则 ， 行 痹 与 作恶 的 界线 细小 得 极 易 过 
界 。 如 果 仅 靠 第 一 印象 ， 避 3 能 判断 人 品 ， 那 这 个 世界 ， 也 整体 单 得 太 
没 乐 趣 了 。 


半熟 男孩 教 的 一 课 


从 圣诞 夜 之 前 开始 ， 我 束 进 入 了 关 狂 接待 状态 ， 大 | 门 一 直 对 找 不 
到 住 入 的 各 国 游客 敞开 。 


当然 ， 也 不 是 来 者 不 拒 ， 目 然 也 有 目 己 的 接收 标准 。 英 文 请 求 写 
得 流畅 ， 束 是 基本 标准 之 一 一 一 如 条 英文 不 好 ， 很 难 与 家 中 其 他 沙发 
客 交 流 ， 还 谈 何 沙 发 客 精 神 。 其 他 的 标准 ， 束 完全 视 乎 我 的 心情 了 ， 
有 时候 ， 一 个 沙发 客 给 我 写 了 近 千 字 的 请 求 ， 我 可 能 不 回复 ; 但 有 
时 ， 短 短 的 几 段 文字 ， 束 会 打动 我 的 心 ， 让 我 把 家 门 敞开 。 


雅 尼 思 却 是 个 例外 。 


雅 尼 思 是 个 19 岁 的 瑞士 男孩 。 


收 到 他 的 请 求 时 ， 我 萤 了 有 眼 他 的 年 龄 ， 只 怕 他 跟 此 前 留 答 过 的 欧 
洲 小 青年 一 样 ， 过 于 不 匿 ， 不 县 补 于 不 洗 碗 ， 没 有 太 多 人 生 经 验 可 交 
流 一 一 年 纪 摆 在 眼前 ， 我 们 总 不 能 强求 中 学 毕业 的 孩子 有 太 多 人 生 故 
事 可 说 。 


于 是 我 把 他 拒绝 了 ， 给 出 的 原因 是 : 家 里 客人 太 多 ， 没 地 儿 睡 


Aken R, 回 我 況 : RRA, KAA, AHL aR Bela] 
题 ， 我 有 睡袋 。 


深 知 他 作为 旅人 的 不 易 ， 干 脆 准 许 了 他 的 请 求 。 

初 见 雅 尼 思 时 ， 我 把 架子 挑 得 很 高 。 

他 虽 刻 意 著 了 明子， 但 反 戴 着 的 网 舌 帽 和 一 身 喀 哈 装 束 ， 都 朝 显 
着 这 是 个 十 足 的 半熟 男孩 。 


他 说 ， 本 来 对 中 国 知 之 甚 少 ， 但 受 我 接待 后 ， 开 始 期 待 能 去 中 国 
旅行 , 末尾 却 加 了 一 句 , “然而 ， 不 得 不 说 ， 在 对 竺 动物 方面 ， 中 国 真 
re Fa tie I ©” 


我 的 民族 目 尊 一 下 浦上 脳 , BOR, “对 待 动物 ?你 以 为 西方 国家 
MANADO AMA? 你 有 没有 关注 近 两 年 ， 媒 体 对 于 新 西 兰 农场 
虐 每 牛 只 的 报道 ?新西兰 可 是 出 了 名 的 友善 国家 ， 连 他 们 都 做 不 到 人 
道 放牧 , FUT AR Eee? ” 


HEE AUR ANB ° 
事后 我 回想 ， 他 不 过 是 指出 了 一 个 部 分 存在 的 事实 ， 我 何须 如 此 


气急 败坏 。 大 国 国 民心 态 ， 束 是 要 有 纳 得 下 详 言 的 包容 ， 以 及 听 得 进 
建议 的 气度 。 我 的 表现 ， 实 在 失礼 。 


他 走 个 酷 酷 的 小 孩 ， 玩 滑板 ， 也 爱 玩 化 式 单 车 。 
但 伪 尔 ， 他 酷 过 了 头 。 


比如 ， 聊 情感 关系 时 ， 他 会 抛 一 句 “ 我 是 不 婚 主义 者 ， 我 认为 婚姻 
很 感 疆 ， 比 析 锁 更 残酷"， 阳 台 有 沙发 客 姑 女 抽烟 时 ， 他 会 上 前 嘲 
笑 “ 女 性 是 通过 香烟 来 彰显 目 己 的 独特 吗 ”， 聊 业余 爱好 时 ， 他 会 教育 
比 他 大 9 多 的 德国 女生 “你 该 少 喝 点 酒 ， 多 点 目 制 力 ”， 以 致 对 方 肤 跳 如 
雷 ， 指 着 他 说 :“ 我 28 岁 ， 不 需要 你 这 个 19 岁 的 娃娃 来 教 我 做 人 。” 


我 看 在 眼 里 , 却 没有 蔵 在 心 里 , SCRE MAA, “你 太 努 力 ， 
想 让 目 己 看 起 来 很 酯 ， 但 你 只 是 个 19 罗 的 孩子 ， 你 需要 结识 更 多 的 
人 、 走 更 多 的 路 ， 来 做 出 更 客观 的 判断 。 说 话 直 接 不 是 过 错 ， 但 有 过 
择 性 地 不 说 ， 却 是 一 门 智慧 。” 


他 不 驳 ， 只 低 低 说 了 一 句 : “我 想 ， 我 有 表达 自己 观点 的 权利 。” 


只 招待 一 两 位 沙发 客 时 ， 他 们 或 多 或 少 地 布 望 在 情感 或 行为 上 讨 
好 我 ， 各 目的 相处 融洽 无 得; 但 招待 一 大 着 人 時 , BRAT: 用 
Te ADB > PEA RRR WL, TE, 容 人 次 多 , 我 不 
会 知道 是 谁 偷 了 懒 。 


渐渐 地 ， 早 上 起 床 ， 我 会 看 到 雅 尼 思 在 蔡 大 家 整理 床铺 ， 把 他 们 
用 过 的 被 单 、 床 套 全 部 拍打 一 过 后 县 好 ， 还 会 把 家 中 的 垃圾 彬 全 部 请 
空 ， 把 厨房 探 得 透亮 ， 甚 至 见 到 快 用 完 的 喜 饪 调料 ， 他 也 会 购置 添 
新 。 到 了 后 来 ， 新 人 入 门 ， 雅 尼 思 都 会 迎 上 去 ， 把 家 中 结构 和 每 个 客 


人 介 知 一 計 


有 时 ， 家 中 仅 我 们 两 人 ， 我 会 偷偷 抱 钨 哪 位 沙发 客 不 友好 ， 原 因 
是 对 方 不 怎么 与 众人 交流 。 雅 尼 思 却 不 置 评 ， 只 说 了 句 : “I don't 
judge. (我 不 会 轻易 给 一 个 人 下 定论 。) ” 


“Don't judge.” 只 是 简单 的 一 句 话 ， 却 让 我 日 后 不 断 地 回想 与 月 
， 壬 试 着 不 再 用 自己 的 价值 观 ， 去 衡量 世界 上 的 其 他 人 ， 更 不 再 进 
居高临下 、 优 越 感 强烈 的 情感 说 教 。 


i ms 


雅 尼 思 没有 让 我 失望 。 他 离开 的 时 候 ， 没 有 舍不得 ， 只 笑 笑 对 我 
Bh: “你 是 我 见 过 的 最 有 善心 的 人 。 希 望 有 缘 再 见 ， 没 缘 的 话 ， 就 祝 你 
一 切 安 好 。” 

那么 淡 ， 那 么 满 酒 。 


没 丝 坚 做 戏 成 分 ， 这 回 的 他 ， 十 真正 的 酷 。 


后 记 : AES ARR, WR SE aA 


七 年 前 ， 有 出 版 社 找 到 我 ， 想 把 我 在 中 东 旅 行 的 故事 结集 为 书 ， 
我 拒绝 了 ， 顾 虑 是 : 文笔 不 够 格 ， 资 历 不 够 格 ， 精 神 不 够 格 。 即便 是 
此 刻 ， 我 的 这 份 目 知 仍 没 改变 。 


可 为 何 现在 要 成 书 了 呢 ? 


征 因 为 ， 几 年 来 ， 凡 听 过 我 写 下 的 这 些 经 历 的 朋友 都 很 动容 ， 这 
让 我 意识 到 ， 这 些 故 事 需 要 被 传达 ， 这 些 善 恨 需要 被 获知 ， 不 然 ， 我 
便 是 就 负 了 旅行 中 的 种 种 运气 。 


这 本 书 的 写作 技巧 显得 那么 粗糙 ， 但 因 着 所 有 细节 都 是 真实 的 ， 
它 成 了 一 本 真诚 的 书 。 书 里 全 数 游 记 写 于 2011 年 至 2015 年 间 ， 接 待 沙 
发 客 的 故事 则 是 发 生 在 2016 年 。 中 东 、 北 非 、 东 欧 去 了 几 回 ， 第 一 次 
是 在 念 大 学 时 ， 后 来 几 次 在 大 学 刚 毕 业 时 ， 因 为 靠 的 都 是 实习 收入 ， 
这 几 越 旅行 为 了 省 旅费 ， 睡 过 码头 、 车 站 ， 因 为 年 轻 ， 并 没 觉得 苗 。 


南亚 和 中 亚 也 十 在 大 学 毕业 后 去 的 。 印 度 是 从 2012 年 开始 ， 每 年 
都 会 去 一 趟 。 美 国 、 中 南美 洲 国家 和 南极 ， 则 是 在 我 工作 了 两 年 之 
后 ， 趁 开始 新 工作 之 前 的 空 档 去 的 。 摩 治 哥 和 南欧 是 最 近 的 长 途 旅 行 
了 ， 那 是 在 2015 年 春季 。 书 中 后 半 部 分 的 旅途 ， 因 为 有 了 工作 积蓄 做 
文 返 ， 吃 和 住 的 条 件 好 了 许多 ， 心 智和 心境 也 同 初期 旅行 时 不 太一 样 
Te 


重定 稿 子 , SE) OEP RIE) A SS A IL, 
元 長 時 , 真 訪 目 己 提 了 把 汁 * AM, RMEKAT, 恒 死 , MABE 
看 来 好 也 县 坏 也 过 的 冒险 、 莽 勇 都 不 会 再 在 我 的 人 生 里 上 演 了 。 


我 离开 喀布尔 后 不 入， 阿里 旅 售 的 老板 法 哈 德 成 为 阿 富 诗 大 选 参 
选 人 的 俄语 、 达 利 语 翻译 ， 伴 随 其 参加 各 种 电视 辩论 和 采访 ， 却 因此 
遭 到 塔利班 组 织 的 威胁 。 他 们 声称 ， 如 采 法 哈 德 不 停止 他 的 这 份 工 
作 ， 束 会 被 砍 掉 头颅 。 法 哈 德 没有 惧怕， 直到 有 一 天 塔利班 组 织 差 点 
将 他 绑架 ， 他 才 决 定 和 逃离 阿富汗 ， 去 俄罗斯 求学 。 学 成 后 ， 他 通过 中 
介 去 了 欧洲 ， 在 挪威 申请 政治 避难 个 拒 ， 只 好 轧 转 到 了 德国 ， 在 难民 
富里 待 着 


一 日 ， 德 国 某 电 视 台 到 难民 营 招 摄 纪 录 片 。 在 采访 环节 ， 上 镜 的 
法 哈 德 竞 被 制 片 人 相 中 ， 在 德国 电视 台 投 资 的 影片 里 当 上 了 演员 ,在 
剧组 ， 他 用 6 周 时 间 学 会 了 德 文 。 然 而 不 茎 的 是， 他 在 德国 也 没有 申请 
到 政治 避难 ， 只 好 前 往 巴 黎 ， 等 竺 新 一 轮 的 政治 避难 申请 结果 。 


得 知 他 的 命运 多 镍 ， 我 正 要 安奈 他 ， 却 发 现 他 已 把 头像 换 成 在 埃 
菲 尔 铁塔 前 的 留影 ， 社 区 状态 也 改 为 "我 爱 巴 黎 ”。 多 么 乐观 顽强 的 
人 ， 命 运 目 会 有 优生 他 的 一 天 。 


从 旅途 回归 到 平实 生活 ， 好 多 故事 都 有 了 比 故 事 本 身 更 精彩 的 后 
法 哈 德 只 是 其 中 之 一 。 


我 有 幸 记 隶 这些 故事 ， 得 因 于 这 些 人 : 


我 的 父母 、 家 人 “。 读 完 这 本 书 的 你 ， 一 定 感慨 过 我 的 父母 该 会 是 
何等 通达 ， 才 人 允许 我 这 般 东 西南 北 地 阁 荡 。 的 确 ， 他 们 包容 、 开 明 ， 


二 十 多 年 来 一 直 苯 重 我 的 选择 ， 无 论 那 是 关于 旅游 目的 地 、 学 业 、 职 
业 ， 还 是 爱情 。 示 来， 市 他 们 环 游 世界 是 我 的 人 生计 划 。 


湛江 一 中 的 语文 老师 陈 华 怀 。 在 我 的 学 生 时 代 ， 陈 老师 给 予 我 无 
数 残 励 ， 甚 至 在 我 写 错 子 时 ， 他 还 会 与 我 核对 ， 说 “我 想 ， 或 许 是 你 新 
BAI TANE” < 这 种 对 创作 的 尊重 督促 着 我 ， 也 才 有 了 我 后 来 的 坚持 写 
作 。 


前 于 梁 振 涛 先生 。 小 时 候 ， 肉 乎 乎 的 外 形 给 我 沉 来 不 少 嘲笑 ， 那 
种 目 卑 感 荣 绕 了 我 整个 童年 ， 染 先生 教会 我 不 要 去 在 乎 他 人 对 外 够 的 
评判 。 只 可 惜 他 再 也 读 不 到 肥 妹 这 几 年 的 成 长 经 历 了 。 


中 信和 出 版 社 的 可 可 和 本 书 员 编 十 微 。 感 谢 可 可 对 素 示 谋面 的 我 的 
信任 和 推荐 ， 她 甚至 在 看 到 书 封 设计 方案 时 感动 玉 了 。 而 雨 微 ， 尽 管 
她 删 了 书 里 几 万 字 的 章节 而 因此 被 称 作 本 书 的 “后 好 ”， 尽 管 在 想 书 名 
时 她 曾 开 玩笑 地 提出 * 你 花 40 块 ， 看 我 到 处 high”， 尽 管 我 曾 想 打 飞 的 
去 北京 和 她 狂 一 加， 我 还 是 很 喜欢 她 。 


三 毛 。 可 能 出 乎 你 的 想象 ， 三 毛 所 有 作品 里 ， 我 最 喜欢 的 是 《 温 
和 柔 的 夜 》， 因 为 它 曾 陪 我 度 过 一 个 慨 乱 的 雨夜 。 


更 少不了 这 些 攀 友 : PR RG SRS pdt. ee 
Emma Xu ヽ Jessica Hu 、 Chris Yan ~ DL...... 还 有 好 些 名 字 ， 就 不 一 一 
列 出 了 ， 他 们 上 自 会 明白 ， 所 有 的 帮助 我 都 不 曾 起 记 。 


旅行 并 没有 让 我 的 人 生 有 大 的 改变 ， 而 它 也 不 是 我 生命 的 全 部 。 
只 是 偶尔 生活 过 到 了 瓶 贷 时 ， 我 会 翻 出 衣柜 里 的 行宫 ， 开 始 幻想 旅行 
的 下 一 站 。 是 的 ， 无 法 免 俗 ， 旅行 也 成 了 我 远离 生活 杂 扰 的 方式 。 


好 多 年 轻 时 认 死 的 理 ， 日 后 渐渐 松懈 。 早 年 都 是 育 包 旅行 ， 后 来 
懒 了 ， 去 近 的 国度 便 拉 起 了 箱子 。 曾 说 过 最 爱 住宿 舍 间 ， 后 来 却 仿 不 
住 住 进 了 景观 诱 人 的 酒店 。 再 后 来 ， 深 明 这 些 都 古 形式 ， 而 探寻 和 求 
知 才 是 旅途 目的 ;也 坚持 认为 不 是 只 有 远 行 才能 算 作 旅行 ， 旅 行 可 以 
征 一 种 探索 和 求知 的 心态 ， 也 可 以 是 一 种 好 奇 和 无 知 的 状态 。 如 采 你 
抱 有 这 份 好 奇 ， 家 附近 一 条 从 未 走 过 的 小 埠 ， 都 可 以 成 为 新 的 旅途 。 


有 时 我 也 局 恼 ， 思 索 怎 样 在 旅途 中 做 些 有 意义 的 事 ， 思 来 想 去 ， 
还 是 因为 能 力 有 限 ， 只 能 满足 目 己 的 快乐 。 做 过 的 些微 有 意义 的 事 ， 
也 许 就 古 积 素 了 百 余 个 国家 的 人 对 中 国 或 中 国人 的 第 一 印象 吧 ， 因 书 
中 篇 幅 有 限 ， 感 兴趣 的 读者 可 以 在 我 的 微 博 里 读 到 完整 的 图 片 故 事 。 


江湖 路 长 ， 有 毕 路 上 相 见 吧 。 


“外 眼看 中 国 ” 计 划 部 分 照片 


